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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版 序 言

海瑟博士的专著 《早期汉藏艺术》（Ｅａｒｌｙ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Ａｒｔ，
Ａｒｉ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Ｌｔｄ．Ｗａｒｍｉｎｓｔｅｒ，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９７５年版）一书由
藏族青年学者熊文彬 （藏名嘉绒云沛）经长时间努力翻译为汉文，
在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这本书的作者、译
者乃至出版者都与我有深厚的友谊，责无旁贷，我应该讲几句个
人的看法，交代一下此书翻译的缘起和经过，给广大读者提供一
点信息。

１９８５年 ８月，在德国慕尼黑北郊一座古代城堡里召开了第 ４
届国际藏学研究讨论会，二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代表会聚一堂，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议间隙中，旅居德国、在巴伐利亚州科
学院中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邦隆活佛送给我海瑟的这本大作。
我与海瑟在 １９８１年维也纳会议上相识。１９８３年她在巴黎接待了
我，并陪我参观了卢浮宫、圣母院等名胜古迹；１９８４年我在北京
接待过她和她那可爱的儿子。友人著作，见猎心喜，当即翻阅，十
分高兴。在藏学界，人们都知道有这样几种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
专著。

１．杜齐 （Ｇ．Ｔｕｃｃｉ，１８９４～１９８４年）的 《西藏画卷》（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ａｉｎｔｅｄＳｃｒｏｌｌｓ，Ｒｏｍａ，１９４９年，有由李有义、邓锐龄节译的

《西藏中世纪史》汉文版本）
２．扎雅活佛的《西藏宗教艺术》（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ｒｔｏｆＴｉｂｅｔ，

１９７７年，西德威斯巴登出版，１９９２年由谢继胜译成汉文，由西藏
人民出版社出版）

３．刘艺斯的《西藏佛教艺术》（１９５６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４．文金杨的《藏族佛教木刻》（１９５７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后来又陆续出版过 《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迦

寺》、 《塔尔寺》、 《拉卜楞寺》等各种专题画册，最近几年更有

《西藏唐卡》、《西藏文物精华》等巨型艺术画册出版，琳琅满目。
这些著作都有很好的研究，阅读之下，可以得到很多知识。但是，
以早期汉藏艺术的题材进行专门比较研究的，海瑟博士确实是第
一人。得到这本书后，我经常利用其资料和观点来充实我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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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当时就希望能有个汉文译本，让更多的同道得以参考、利
用。后来，熊文彬同志作为硕士研究生跟我研读吐蕃时期的藏文
文献，我就把此书交给他，让他作为参考书仔细阅读。文彬好学
敏求，锐意攻坚，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不但认真、细致地阅读
了全文，而且查阅资料、核对图册，并把它译为汉文。他在取得
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又有机会去西藏基层工
作一年，他正好得以在拉萨地区生活，在人民群众中游弋，得其
所哉！他随身带着此书的译稿，随时向人请教，反复核校，不断
修改，及至全稿完成，用了二三年时间。睹其出版，也特别令我
高兴。
我在阅读海瑟博士的这本大著时，留下了两点极深的印象：
第一，作者不同于西方某些作者，她明确认识到，并且主张

藏族原来固存本土艺术，不像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藏族艺术就是
印度艺术的分支或翻版。藏族艺术绝大部分的确表现为佛教艺术，
但是应该知道，没有本土条件，佛教何以能在西藏升华为艺术？何
以能凭空产生这样一种成熟的藏族佛教艺术？今天，藏族佛教艺
术鲜明的特点与独特的个性已为人们承认，这足以说明藏族佛教
艺术是佛教在东传迁入藏区以后，与当地传统艺术 （或者说苯教
艺术）交融、吸收、结合而成的，因此，它赋有鲜明的高原色彩
和浓烈的民族风格。以飞天造型为例，无论是人物造型、绛红的
袈裟、轻盈美妙的伎乐，还是背景天地、浩渺苍穹、远山碧树、澄
湖闪闪、白雪皑皑，都喷发着高原上浓烈的乡土气息。以藏族艺
术中特有的民族气质、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来统驭或运载佛教，诸
天护法、天王、伎乐及至佛陀、菩萨及其眷属都可发现藏族的民
族烙印。事实上艺术上的民族差异和地区悬殊正是人类文化史的
精萃所在。海瑟博士敏锐地看到这些，令人钦佩。
第二，强调了汉藏艺术上的交流，丰富和发展了藏族艺术。艺

术既要保持民族的特点，又要有其他民族的借鉴，并吸收其他民
族的优点来丰富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提高到新的高度。有没
有这种借鉴和吸收是大不相同的。从吐蕃时期的文化史来看，藏
族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长以补自己之短的民族，是一个向
上的、朝气蓬勃的民族。就以文学 （包括佛经文学和非佛经文
学）的翻译来看就有极为崔巍的成就：翻译了绝大部分的佛教经
典 （其中有相当部分译自汉文），翻译了 《尚书》、《战国策》等汉
文古典著作，编了双语 （梵藏、汉藏）对照词汇表，不难看出学
者文人是多么热心于学习汉唐以来的文化瑰宝以迅速丰富自己并

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艺术，当然也不例外。海瑟能独具慧眼，认
识到汉藏文化包括艺术在内的交流是藏族艺术非常重要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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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因素。也许正因为海瑟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汉语文获
硕士学位后，又从师藏族学者噶尔美先生攻藏文，在她身上具有
汉藏文化的双重修养，这本大著显示出她精深的修养和丰富的学
识。欧洲的几位大有成就的藏学家如石泰安、毕达克和乌瑞都是
藏汉兼通的学者，这决非偶然。我们从海瑟所列举的 《西夏藏》木
刻、《碛砂藏》木刻和 １４１０年北京版 《甘珠尔》、《诸佛菩萨妙相
名号经咒》的图版观察到汉地和藏族艺术相互影响的史实，尤其
是最后一章 《永乐青铜塑像》的分析更是令人叹服。总之，海瑟
博士的工作值得我们很好地认识、了解，汉藏文化相互影响的研
究课题也值得我们继续深入追踪。
借用两句古诗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来奉赠

海瑟博士，并感谢文彬同志的辛劳。
王 尧

１９９３年 １０月 １８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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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谢

我衷心感谢那些给我帮助、提供建议和给予鼓励而使这本书
得以出版的人们。门德尔—尼古拉夫人向我介绍的吉美博物馆精
美华丽的敦煌绘画收藏品是目前这部研究著作的基础材料。紧接
着，我要向玛丽—约瑟·莱立特表示特别的感谢，没有她耐心、善
意的校正，最初的法译本不可能问世。Ｒ·Ａ·石泰安教授渊博的
藏、汉两种文化知识和他在材料方面向我提供的连续不断的帮助，
大大推动了我的研究进程。Ａ·麦克唐纳夫人对本书进行了严格
的指正，澄清了许多问题，我对她的厚爱致以衷心的感谢。我尊
敬的 Ｄ·Ｃ·罗前教授帮助我翻译了大量的汉文文献。我还要向
我的朋友、大英博物馆的杰西卡·拉森和罗德里克·怀特菲尔德
博士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约翰·劳瑞在资料和信息方
面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同样，向为我核定 《诸佛菩萨》出版复
印件的吉美博物馆的 Ｍ·奥柏耶、热心帮助我并从其著作 《印度

—西藏》中提供插图图版的Ｇ·杜齐教授、承允从其收藏品中随意
使用木刻插图的 ＪＰ·杜伯斯克先生及给予西夏木刻复制品的列
宁格勒的 Ｅ·Ｉ·季卡诺夫教授、Ｅ·克林斯梯德博士和罗开什·
钱德拉，还有给予鼓励和提供建议的俄亥俄州的约翰·Ｃ·享廷
顿、帮助我解决日文困难的朋友今枝由郎和御牧克已等表示感谢。
还有我的朋友、出版者安东尼·爱丽丝，在她的建议下，本书最
富有成果的部分即第 ５章才得以写成。我还要向用自己的中国双
鸽牌打字机帮助打印汉字的 Ｍ·蒙哥马利和罗宾·克瑞尔，为打
印好全文而付出长期艰辛劳动的苏珊·韦比和玛丽·路易丝表示
特别的感谢。当然，要不是我的丈夫、我的朋友和老师桑木丹坚
参·噶尔美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在我即将完稿的最后几个月时
间里他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如期完成的。本书
中的大部分索引是他编纂的，而且 《附录 ２》中的藏文无头体文字
也出自于他的笔下。
全书上下贯通使用的汉文是用标准的拼音符号拼写的，甚至

连诸如北京一类的地名也是这样处理的。藏文是按照不使用区音
符号的英文转写系统转写的，同时，索引中的藏文是按照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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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基字的顺序编排而成的。

海瑟·噶尔美

１９７４年 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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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目 录

．八大菩萨之一
西藏东部哲公夏，创作于 ７５１年，
粉饰画，高 ２５０厘米。
《西藏佛教艺术》图版 ６１；
秋山、松原：《中国艺术》第 ２卷，《佛教石窟神殿》，《新研

究》，第 １９９页注释 ２１４。
．救度母，不空 （）索 （？）曼陀罗局部
敦煌，大约创作于 ８世纪末或 ９世纪初，
绢画，８８厘米×６６厘米。
吉美博物馆，图版 ＥＯ１１３１。
松本：《敦煌研究》图版 １６５。

．五耆那曼陀罗
敦煌，大约创作于 ８世纪末或 ９世纪初，
绢画，１０５厘米×６２厘米，三则汉文题记。
吉美博物馆，图版 ＥＯ１７７８０。

．千手观世音菩萨曼陀罗
敦煌，创作于 ８３６年，
绢画，底部毁坏，１５２５厘米×１７８厘米，
镌有汉文和藏文题记。
大英博物馆，斯坦因第 ３２号收藏品。
斯坦因：《千佛像》图版 ３。斯坦因：《中亚考古》图版 ４９。

．吐蕃赞普部众
敦煌，大约创作于 ８世纪末或 ９世纪初，
壁画，１５９窟。
秋山、松原著作，前引图版 ６１；《敦煌壁画》图版 ３４、３５。

．松赞干布大臣噶尔

《步辇图》局部，阎立本 （６２７～６７３年）创作。
北京故宫博物馆。
《文物》１９５９年第 ７期第 ３页；Ｂ·史密斯和王国维：《中国艺

术史》，第 １１８～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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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师佛
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布画。
列宁格勒艾尔米塔日博物馆。
奥登堡著作，第 １０４页 （第 １２号作品）。

．金刚亥母
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布画。
列宁格勒艾尔米塔日博物馆。
奥登堡著作，第 １４０页 （第 ２９号作品）。

．三佛陀与众菩萨
敦煌，创作于元代 （１２６０～１３６８年），
绘于 １８２窟窟顶。
伯希和：《敦煌石窟》第 ６卷，图版 ３４９。

．白塔
北京妙应寺，创作于 １２７１年或 １２７９年或 １３４８年，
高 ４５米，
阿尼哥 （１２４３～１３０６年）设计。
《中国佛教画集》图版 １８。

．菩萨
中国元代作品，
干漆，高 ５８３厘米。
华盛顿费雷尔艺术画廊，第 ４５４号作品。
永弘：《西方收藏品中的中国艺术》第 ３卷，图版 ８６。

．三头八臂菩萨
飞来峰青林洞外墙，创作于 １２９２年，
石刻浮雕，
施主：杨琏真加。
关野、常盘：《支那佛教石刻》第 ５部分，图版 ８６。

．阿门众佛 （？）曼陀罗
居庸关，创作于 １３４５年，
门檐石雕，
曩加星吉设计并监造 （？）。
村田、藤枝晃：《居庸关》第 ２卷，图版 ８０。

．大成就者达摩波罗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１４２７年开光），
壁画，一楼道果殿。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８８；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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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金刚，欢喜佛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１４２７年开光）。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３８９；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２９７

页。
．三头八臂菩萨
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木刻画，１０２厘米×５厘米 （残缺），
镌刻有西夏文题记。
德里国家博物馆。
斯坦因：《亚洲腹地》第 ３卷，图版 ６２，ＫＫＩＩ０２３８ａ号作品。

．菩萨、僧众和佛陀
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木刻画，１５厘米×１７５厘米 （残缺），
镌刻有西夏文题记。
德里国家博物馆。
斯坦因：《亚洲腹地》第 ３卷，图版 ６３，ＫＫＩＩ０２３１ｂ号作品。

．多臂菩萨
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木刻画，９厘米×９厘米 （残缺）。
德里国家博物馆。
斯坦因：《亚洲腹地》第 ３卷，图版 ６４，ＫＫＩＩ０２８３ａＸＸＩ号作

品。
．三头十二臂菩萨 （与图版 １６为同一系列）
西夏，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木刻画 （残缺），镌刻有西夏文题记。
《唐古特大藏经》第 ９１卷，第 ２１８４页。
承蒙罗开什·钱德拉教授之允而得一见。

．绘有菩萨、佛陀、僧人和佛塔的三幅一组画
西夏，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木刻画，镌刻有西夏文题记。
《唐古特大藏经》第 ８８卷，第 １４１１页。

．佛陀向三位僧人布道
文殊室利菩萨 （？），
西夏，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木刻画，残缺。
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唐古特 ６３Ｕｎｂ７０７号作品。

．佛陀释迦牟尼鹫峰山布道图
西夏，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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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画，镌刻有汉文和西夏文题记，
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唐古特 １６４Ｕｎｂ２０５号作品。

．佛陀向众生布道
杭州，大约创作于 １３０２年，
源自 《西夏藏》元代版插图。
《唐古特大藏经》第 ８３卷，第 ５４页。

．佛陀向众生布道 （局部）
木刻画，图版 ２３的明代复制品，
２７５厘米×６３厘米。
ＪＰ·杜伯斯克收藏品。

．佛陀向众生布道 （参照图版 ２６）
杭州，大约创作于 １３０２年，
镌刻有西夏文题记。
源自 《西夏藏》元代版插图。
《唐古特大藏经》第 ８３卷，图版 １。

．佛陀布道，左边部分是独立的敏捷一文殊室利 （？）（参照图
版 ２５）
杭州，经典刊刻于 １３０１年。
《碛砂藏》中之 《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第 １

卷木刻插图 （《大正藏》第 ８８３卷）。
２４５厘米×４４厘米。
ＪＰ·杜伯斯克收藏品。
《元代（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２７６号作品。

．佛陀布道

《碛砂藏》木刻插图，创作于 １３０６年 （参照图版 ２６），
２７９厘米×１１４厘米，镌刻有汉文题记。
吉斯特东方图书馆和东亚收藏品。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元代（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２７９号作品。

．佛陀布道 （局部）
木刻画，图版 ２６的明代复制品，
２４５厘米×３３厘米，
镌刻有汉文题记。
ＪＰ·杜伯斯克收藏品。

．释迦牟尼正在和一位藏族僧人交谈
杭州，大约创作于 １３０１年。
《碛砂藏》中之 《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第 ３

卷木刻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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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厘米×４３１厘米。
ＪＰ·杜伯斯克收藏品。
《元代（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２７７号作品；

《中国艺术》第 ２２０页。
．释迦牟尼正在和一位印度班智达交谈
杭州，大约创作于 １３０１年。
《碛砂藏》中之 《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第 ４

卷木刻插图。
３０厘米×４３１厘米。
ＪＰ·杜伯斯克收藏品。

．背光中的佛陀布道图 （局部）
明代木刻，
２０５厘米×４５厘米，
每一人物背后镌刻有朱砂汁的藏文 Ｏｍ· āｈｈūｍ· （唵、啊、

）几个字。
ＪＰ·杜伯斯克收藏品。

．地藏菩萨 （全部）
明代木刻，
２６５厘米×６０５厘米。
ＪＰ·杜伯斯克收藏品。

．释迦牟尼
西藏，大约创作于 １４至 １５世纪，
青铜塑像，高 ２２５厘米。
杜卡斯前收藏品。

．空行母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
引自红色版 《甘珠尔》，康熙版 （１６８５～１７４２年），第 ６卷，第

１页 ｂ面。
《国家目录》目录第 ｎｏ４°ＢｕｒｅａｕＪ２号作品。
源于 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北京版。
渥德尔：《西藏佛教》第 ８０页，校订版。
１４５厘米×１４５厘米。

．作明佛母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
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北京版 （克瑞韦德尔图版 １２８）。
同时参见红色版 《甘珠尔》（上引）第 ７卷，第 １页 ｂ面。

．密集不动金刚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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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红色版 《甘珠尔》（参见上面图版 ３４）第 ８卷，第 １页 ｂ
面。
源于 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
１４５厘米×１４５厘米。

．担木度母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
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北京版 （克瑞韦德尔图版 １２０）。
同时参见红色版 《甘珠尔》（上引）第 ２４卷，第 １页 ｂ面。

．佛陀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 （？）。
引自红色版 《甘珠尔》（上引）第 ４３卷，第 １页 ｂ面。
１４５厘米×１４５厘米。

．菩萨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 （１４２７年开光），
彩饰浮雕，位于一楼三叶拱道。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７２；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１５０页。

．三叶拱道中的菩萨人物形象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 （１４２７年开光），
一楼壁画。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７４；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１５１页。

．菩萨

《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插图，
贝叶富有尼泊尔特征，大约创作于 １０世纪。
大英博物馆，ＯＲ６９０２ｆ３３６ａ图版。

．竭陀林士—救度母 （参见上面插图 ４１）
大约创作于 １０世纪。
大英博物馆，ＯＲ１２４６１ｆ１７０ａ图版。

．救度母
内蒙古巴林左旗昭庙，
石雕，创作于辽代 （９１６～１２０１年）（？）。
《中国佛教画集》图版 １１４。

．四臂文殊室利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第 １卷，第 ２２页。
１９５厘米×１３５厘米。
巴黎吉美博物馆，第 ４６３４８２１０Ⅱ号作品。

．释迦牟尼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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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第 １卷，第 ２３页。
１９５厘米×１３５厘米。
巴黎吉美博物馆，第 ４６３４８２１０Ⅱ号作品。

．五世黑帽噶玛巴得银协巴 （１３４８～１４５１年）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第 １卷，第 ４８页。
２０厘米×１４厘米。
巴黎吉美博物馆，第 ４６３４８２１０Ⅱ号作品。

．三十五佛中的两位忏悔佛陀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第 ２卷，第 ４４页。
２０厘米×１３５厘米。
巴黎吉美博物馆，第 ４６３４８２１０Ⅱ号作品。

．无量寿佛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
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北京版。
克瑞韦德尔图版 ９１。

．佛陀布道 （局部）
木刻画，
《金光明经》（《大正藏》第 ６６３卷）插图。
创作于 １４１９年，
２６５厘米×６３５厘米。
ＪＰ·杜伯斯克收藏品。
董康题：《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目录》第 １０４号作品。

．佛陀释迦牟尼
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宝座上带有背光的镀金青铜塑像，高 ５９厘米。
大英博物馆，第 １９０８４２０４号作品。

．能仁世尊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１４２７年开光），
第二层第九个殿堂壁画。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２４５；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２１３

页。
．游戏金刚
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镀金青铜塑像 （右手金刚缺），高 ２１５厘米。
克里丝苔 １９７３年 １２月 １１日销售目录第 ８２号作品。

．四臂六言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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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镀金青铜塑像，高 １５厘米。
杜卡斯前收藏品。

．四臂文殊室利
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镀金青铜塑像，高 １９厘米。
大英博物馆第 １９５３７１３４号作品，由 Ｗ·Ｌ·希德柏格博士

赠送。
．摩利支天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１４２７年开光），
一楼摩利支天殿壁画。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１２５；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１７９

页。
．救度母
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镀金青铜塑像，高 １７８厘米，
Ｕ·Ｐ·古力杰前收藏品。

．忿怒明王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１４２７年开光），
二楼度母殿北墙壁画。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２０９；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２０２

页。
．白度母
西藏，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末 （？），
青铜塑像，高 ２６５厘米。
克里丝苔 １９７３年 １２月 １１日销售目录第 ９４号作品。

．大力明王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１４２７年开光），
二楼第十四殿壁画。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１９３；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１９６

页。
ａ．大黑天
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镀金青铜塑像，高 ６７５厘米。
私人收藏品。

ｂ．图版 ａ的背面

．大黑天题记

．忿怒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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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镀金青铜塑像，高 １７８厘米。
联合国西藏社团收藏品。

．大成就比瓦巴
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镀金青铜塑像，高 ４３６厘米。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第 ７２９２号作品，玛丽·Ｂ·李为纪念

伊丽莎白·Ｂ·布鲁塞蒙而赠送。
．摩利支天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１４２７年开光），
一楼壁画。
《印度—西藏》第 ３卷，图版 １２３；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１７９

页。
．菩提伽耶佛塔模型
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
木雕和石雕，６０厘米×５２厘米，
西藏中部那塘。
《西藏佛教艺术》图版 １１。

．一对舞蹈菩萨
创作于宣德在位时期 （１４２６～１４３５年），
镀金青铜塑像，高 ２６５厘米。
杜卡斯前收藏品。

．跪式菩萨
创作于永乐或宣德时期 （？），
镀金青铜塑像，高 １７厘米。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第 ２７５１８９８号作品。

．岗哇桑波
西藏，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末期 （？），
镀金青铜塑像，马背上的人物镀金并镶有松耳石。
私人收藏品。

．第十救度佛母
木刻画，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
２０厘米×１３５厘米，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第 １卷，第 ９２～１１４页，
用四种文字写有对二十一救度母的赞词。
巴黎吉美博物馆，第 ４６３４８２１０Ⅱ号作品。

注：本书中列入此目录的图版为原著所有；未列入目录的图版为译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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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９至 １５世纪的汉藏史料

藏族佛教艺术最初是由仪式和崇拜产生的，具有程式化的倾
向，大部分都是匿名作品，没有画家题记。在肖像画作品中，这
种情况尤其多。这种对教义传承一丝不苟地崇奉而诞生的程式化
艺术，也许被强调得太过分了，作品严重缺乏时间记载，人们因
而忽视了对藏族艺术史中艺术风格发展的研究。我的研究意图是
提供一些早期喇嘛教时期标有时间记载、反映艺术风格发展的各
种木刻和青铜塑像作品。这个 《导言》界定了一个范围，在这个
范围中，我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确定它们的位置。本书使用了 ９至

１５世纪早期西藏、中亚和中原的文字记载及艺术史料。在江孜白
居寺，我们看到了早期喇嘛教艺术史中完美无缺的作品，因此，我
们将白居寺的修建时间作为上限。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藏族佛教艺术，特别是 １２世纪以前，其

主要艺术手法、风格和构思深受印度，尤其是克什米尔学派和波
罗—舍那学派的影响。但本书却选择了西藏北方和东方的邻居作
为研究对象，一是由于这些作品各具特色；二是，较之于尼泊尔
和印度，这些邻居在研究藏族艺术时经常被忽略，而印度和尼泊
尔这两个地区被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在中亚和中国中原地区，情形略有不同，和西藏相比，它们沿着
两条道路行进，在吸收外国影响的同时，保留了自己文化上的特
征。
一般来说，“汉藏艺术”这一术语已经暗示出藏族艺术深受中

原艺术影响，或者中原艺术深受藏族艺术影响的含义。每一个人
只要对任何一份中原、西藏和尼泊尔青铜塑像作品或绘画作品销
售目录瞟上一眼，会立即坚信，这两种影响是同时存在的。然而，
由于缺乏标有时间的艺术作品和确切的背景题记 〔１〕，情况变得
相当复杂。与此同时，要判断大量的画像和绘画作品的归属十分
困难，以致于无法知道确定创作时间强而有力的根据和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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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归属的源处。难道只有一种选择，即给他们贴上喇嘛教的标
签，标明它们是在藏族金刚乘佛教流行期间创作的吗？金刚乘佛
教的影响从尼泊尔延伸到中国至少有七百多年的历史。Ｊ·劳瑞最
近撰写的一篇关于 １４７７至 １５１３年间绘画作品的文章 〔２〕令人无
所适从。这一系列作品包括最早闻名于世的喇嘛教组画。它们有
确切的时间记载，受汉族风格的影响甚少或不太明显，镌有汉文
题记。同属这类作品、与这一系列绘画作品一起提到的永乐青铜
塑像作品，也许同样是最早享誉于世且标有时间题记的喇嘛教作
品。如果这些缺乏时间记载和时间不能完全确定的系列作品可以
利用的话，那么，在 １４世纪初到 １６世纪初这两百年的时间里，各
种木刻作品，再加上绘画作品，数目是相当可观的。这篇文章几
乎涉及到本书在第 １章至第 ５章中将要详细探讨的所有基本材
料，它几乎与提交的与本书内容相同的硕士论文同时发表。劳瑞
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有望在这里得到解答。
书名中 “早期”一词的使用是相对而言的，把这些材料称之

为早期，是相对于那些一般而言的汉藏艺术。换言之，即是相对
于那些几乎在任何藏族艺术珍藏品中都能发现的 １７至 １９世纪的
青铜塑像和唐卡艺术作品而言的。７世纪，唐朝和吐蕃的佛教第一
次相遇，尽管这一时期汉族的影响程度鲜为人知 〔３〕，但我们相
信详尽、系统的研究工作和考古成果会揭示出藏族艺术发展最初
阶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会揭示出这一时期内藏族艺术与周边民
族艺术之间的关系 〔４〕。
本书不想作详尽的研究，只打算指出今天仍能利用的研究早

期喇嘛教艺术丰富浩繁的材料。有关肖像学方面的问题，尽管对
理解肖像学本身和鉴别它们十分重要，但在书中不想作太多的研
究；并且，对深奥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中存在的自然玄妙的问题也
将不予研究，目的是倾心尽力研究早期喇嘛教传统发展的艺术风
格。

１９２５年，罗里赫在 《西藏绘画作品》一书第 １３至 １６页中对
艺术风格作了一个简短的记述，这也许是第一次将当代两大主要
的画派区分开来。他是这样区分的：西南画派，中心在日喀则地
区；而东北画派，中心主要在康区的德格。现在，这两个画派在
侨居海外的藏人中分别叫做美智画派和噶玛噶智画派 〔５〕。罗里
赫后来在 《广喜》〔６〕杂志第 １卷的一篇文章里给出了一个彻底
考察西藏考古和建筑遗址详细的活动计划。他认为这是研究藏族
艺术史的一个先决条件。
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 Ｇ·杜齐在这一领域为我们作出了许多

极为重要的研究。他遍游西藏，因而荣幸地看到了藏族艺术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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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作品的真实面貌。他的著作 《印度—西藏》是迄今惟一一部
记载他对西藏西部托林、则布隆和后藏地区江孜白居寺等寺院重
要艺术杰作所进行的两次彻底考察情况的书籍。《西藏画卷》内容
丰富，是哲学、肖像学、历史学和藏族艺术史各个风格流派及其
他学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７〕。它同时也涉及到杜齐对
西藏史前史到 １４世纪末和 １５世纪早期历史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
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８〕。
目前，其他人对艺术风格这一问题也极为关注。在俄亥俄州

立大学举办西藏艺术史讲座的 Ｊ·亨廷顿写了一篇旨在评价肖像
学重要意义的博士毕业论文，并且从西藏地方画派的研究入手，开
始实现这一目标 〔９〕。就在前不久，他写了一篇题为 《古格壁
画》的文章 〔１０〕。古格绘画风格在 １１至 １６世纪之间兴盛 、风靡
于西部西藏。看来，对单个画派更为深入、详细的研究工作有希
望进行下去。《西藏艺术和喇嘛教艺术》一书中对作品所进行的普
拉塔巴提特耶普艺术风格的评论，使这两类作品富有情趣，引人
入胜 〔１１〕。Ｇ·Ｅ·史密斯对贡崔西藏画派 〔１２〕著述的翻译是迄
今为止所发表的著述中最重要的原始藏文记载。上述提到的 Ｊ·
劳瑞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 １６世纪一系列唐卡作品的著述，也对西
藏艺术研究作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这些研究有待于通过对各种
唐卡和画像，如Ｅ组图版、俄组图版（指萨迦俄尔寺的唐卡。——
译者注）等诸如此类作品更为精确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使之臻于
完善。
在此提供的永乐青铜塑像和木刻艺术品，尽管都是在西夏和

中原地区创作的，但它们在喇嘛教艺术传统和西藏本土及本土活
动中心之外创作的艺术作品范围中将得到具体的体现。它们表现
出广为流传的西藏佛教的影响。在本书有关章节中给出了每组画
像的历史背景，并且对单个画像作品进行了讨论。除黑水城西夏
版画作品外，第一个两组画像分别出自 １３００年左右雕刻并刊印于
杭州的两个佛教大藏经 《西夏藏》和 《碛砂藏》〔１３〕的不同版本
之中。随后的两组作品是在一个世纪后的北京刊印而成的，其中
第一组作品出自刊印于北京、最早享誉于世的藏文 《甘珠尔》木
刻版，亦即 １４１０年的 《甘珠尔》〔１４〕中；而第二组作品则出自
圆寂于 １４３１年的第五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传承下来、广
为流传的佛经和诸佛菩萨经籍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１５〕之
中。永乐皇帝统治早期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的 １４１０年的 《甘珠尔》
刊刻时期，突然涌现出为数众多、充分体现出喇嘛教艺术风格的
佛教青铜塑像作品。这部分内容拟在关于明朝早期汉藏关系的章
节 〔１６〕中进行讨论。尽管已经在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中发表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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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木刻画和永乐青铜塑像作品，然而，对这些作品的涉及都是
粗略的，而且它们的出现也是零散的。劳瑞的文章第一次试图将
它们联系在一起。
在进入中亚和中原作品正式讨论前，我们首先看一看各种史

料文献中记载的早期藏族艺术。

藏族风格和在藏的域外艺术家

藏族佛教艺术通常是根据域外的影响来研究的，似乎很晚才
出现了富有创造力的艺术，藏族自己第一个承认他们的绘画和雕
塑流派渊源于域外 〔１７〕。然而，在吐蕃引进佛教、建立长期钳制
唐朝、占领中亚走廓和统治尼泊尔的军事帝国时期，存在一些关
于藏族艺术风格的文献依据。
这一时期尽管存在大量的考古遗址，但由于没有进行系统的

发掘，我们只能借助欧洲旅行者，即著名人士黎吉生 〔１８〕和杜
齐 〔１９〕笔下有关遗址肤浅零星的记载，并依靠汉、藏文有关文
献来描述佛教大规模向吐蕃社会传播初期藏族艺术本来的面貌。
据文献记载，当时出现的金、银、石器和泥塑材料，似乎主要用
来描绘动物形象。罗里赫 〔２０〕和杜齐 〔２１〕业已向我们展示出
藏族游牧艺术形式和中亚动物艺术风格之间的联系。从唐史

〔２２〕中我们得知，６５７年吐蕃赞普 （国王）向唐太宗赠送的礼品
中，有一座狮子、骆驼 （？）（原文如此！——译者注）、马、公羊
和马背上的骑士环饰的金城。６４６年，松赞干布的大臣噶尔向唐太
宗赠送了一只两米多高、能盛六十升酒、用黄金铸成的金鹅。７２９
年，与其他礼品一道又赠送了一只牦牛、一只山羊和一只鹿。８２２
年，据出席唐蕃条约缔结仪式的唐朝使节描述，国王赤热巴坚的
营帐中饰有金制的龙、（００２）蜴、虎、豹形象。人物雕塑在文献
中也不乏记载，如国王松赞干布 （约 ６０９～６４９年）的两尊雕塑，
一尊雕刻在穷结他的陵墓的石碑上 〔２３〕，而另一尊则雕刻在他的
陵墓内，是由陶土、丝绸和纸一并混合雕刻成的。据载，在这一
陵墓东陵内，雕刻有来自霍尔 〔２４〕的一尊金人和金马的塑像。并
且据推测，这位伟大国王的另一幅肖像画于 ６４８年 〔２５〕镌刻在
太宗陵墓墓碑的柱脚上。这幅作品也许出自唐朝艺术家之手

〔２６〕。十分有趣而值得一提的是，此后很久亦即 １０４５年，在阿底
峡从阿里向西藏中心行进的旅途上，在拉这个地方，一位尼姑赠
给他一个金马，马背上骑着一位松耳石雕刻的小男孩塑像 〔２７〕。
赤松德赞 （７４２年出生）时期，据说在桑耶寺的修建过程中，曾在
阿耶波罗殿中立塑了另外一尊人物塑像。塑像的骨架用檀香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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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肌肉用 “库古木”（一种树脂）、皮肤用白银塑成 〔２８〕。在拉
萨，至少能拍摄到松赞干布和他的王妃尼泊尔公主和唐朝公主的
三幅肖像照片 〔２９〕，然而仅从这些照片本身来看，很难说 《西藏
佛教艺术》中发表的那些布达拉宫唐朝时期的肖像照片与唐朝抑
或与印度的艺术风格有关。
在早期寺庙的建造史料中，我们还能够找到有关藏族艺术风

格存在的进一步的例证。众所周知，７５５年建造的西藏第一座佛教
寺院桑耶寺主殿的三层楼殿是按照藏族、汉族和印度三种不同的
艺术风格修建的 〔３０〕。Ｒ·Ａ·石泰安根据 《巴协》进一步提出，
桑耶寺中的造型奠定或确立了这种藏族艺术风格的基础。在塑造
佛教中的诸佛菩萨时运用了活生生的藏人模特儿。该段文字的全
部译文如下 〔３１〕：

第 ３１页：大师 （莲花生）建议国王先修一座救度佛母殿。因
此，国王在 （桑耶寺）南面修建了一座阿耶波罗殿。当殿顶圆满
竣工时，他对大师说道：“这座殿堂已经完工，修建得十分漂亮，
但殿里没有神像。”大师言道：“收集材料，马上就要来一位艺术
家。”
尔后，从亨本比哈尔 〔３２〕来了一位名叫藏玛坚的汉族或印

度 （牜爢牪牃有印度或汉族两个意思。——译者注）人，手里拿着一
个盛满画料的大钵和一捆画笔，说：“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雕塑家
和画家。我是吐蕃国王修建寺院的艺术家。”因此，他应召而来。
国王、大师、一位尼泊尔艺术家 〔３３〕和他四人一起在宫殿中就
如何绘塑神像问题进行了协商。这位艺术家说：“这些众神是按印
度风格还是按汉族风格造像？”大师言道：“正如佛陀出生于印度
一样，应按印度风格绘塑。”国王说道：“大师，我希望好斗的藏
人成为佛教信徒，还是让他按照藏族风格绘塑诸神吧。”（大师）因
而说道：“召集吐蕃百姓 〔３４〕，按藏族风格绘塑诸神。”于是，在
召集的吐蕃人中，以俊美男子 （００３）·悉诺察卜为模特儿，塑造
了阿耶波罗卡萨巴尼神像；以漂亮女子交绕·布琼为模特儿，在
左面塑造了摩利支天塑像；以美貌女子交绕·拉布美为模特儿，在
右面塑造了救度佛母塑像；以塔桑·悉诺列为模特儿，在救度佛
母右侧塑造了六字阿耶波罗塑像；以美·叶哥为模特儿，塑造了
守门神阿耶波罗马头明王神像。
其后，在当月 ３０日，国王召集所有臣民，建造了两座棉帐篷，

为这座殿堂开光，并且赏赐了这位艺术家。无人知道这位艺术家
的去向，他兴许只是一个神奇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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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佛教艺术中固有的面相术和生理学的各种形态流
行于整个亚洲，不论这种变化是有意识和突然的，还是无意识和
渐进的，都是一个十分有趣并有待于探讨的问题。直到 ２０世纪，
在藏族从默想到绘画的所有传统中，都绝对要求一丝不苟地遵从
自己导师所传授的教义，这同前面所说的变化似乎发生了抵牾。这
种情况不仅道出了极端的保守主义，而且还道出了佛教教义在西
藏传播的所有内容。因此，它导致了后来对藏族艺术风格思潮的
压制，因为那是异端的风格。
拔卧·祖拉陈哇 （１５０４～１５６６年）在其著作 《贤者喜宴》第

７卷中也给出了一段相同的记载 〔３５〕，人名拼写不太相同。这位
杰出的历史学家在桑耶寺工作过，接触了早期国王时代的材料。他
从 《巴协》的一个版本中引证了大段的材料。他把这部 《巴协》叫
做牄牞牃牔牪牃牞牆牑牃牜牅牎牃牋牅牎牉牕牔牗（《桑耶寺广志》）。现存这部重要
历史著作的版本尽管最早只能追溯到 １２世纪，但是，它确实记载
了一些比较古老的史料。黎吉生最近一篇文章认为 〔３６〕，这个版
本是 １４世纪后半期一位接触过桑耶寺后代文献的噶玛教派僧人
撰写的。书中两段对模特儿和塑像名称的详细描写十分有趣，不
可能全部都是传说。下面，我将提供更多关于藏族艺术风格存在
的真实可信的史料。
例如，据说赛那累王 （别名赤德松赞，７７６年生）修建九层噶

穷寺时，从周围地区召来了许多木工。底层楼殿是按藏族风格修
建的；二、三层是于阗人按于阗风格修建的；四、五、六三层是
来自白曲地区的汉人按照汉族风格修建的；最顶上的三层楼殿则
是印度木工按照印度风格修建的 〔３７〕。他的儿子热巴坚 （别名赤
祖德赞，８０５年生）遵循祖制，在温江岛修建了自己的佛寺白美扎
西格沛寺 （意为吉祥无比善胜寺。——译者注）。据传，这座寺院
也有九层之高。为建造该寺，从印度、唐朝、尼泊尔和克什米尔、
于阗以及吐蕃本地召集了大批能工巧匠。热巴坚王听说于阗甲热
牟波之地有一位精通细石 （？ｒｄｅ＇ｕｙｉｂｚｏｂｏ，也许是一种镶嵌细
工）镶嵌的大师，便向于阗国王赠送了一铁匣子的麝香，并修书
一封，说这是吐蕃的 “熏香象”。热巴坚王要求于阗王派这位艺术
家来吐蕃，于阗国王如果拒绝，将遭到吐蕃骑兵的袭击。这位艺
术家于是偕同他的三个儿子来到了吐蕃 〔３８〕。然而根据拔卧·祖
拉陈哇所言〔３９〕，温江岛所有塑像都是依照印度摩揭陀神像造型，
用白铜、红铜塑造，然后镏上雅鲁藏布江的黄金建造而成的

〔４０〕。
图版 １西藏东部的菩萨像，创作于 ７５１年
毋庸置疑，在此提及的 《西藏佛教艺术》一书中的图版 ６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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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这两幅复制品，从属于八岁等身菩萨组画范畴，是惟一能说明
并且具有古代人物肖像特征的作品。该书同时发表了图版 ５９和

６０莲花生和无量寿佛塑像，认为这两幅作品出自前藏的哲公夏

〔４１〕。由于缺乏更为有力的证据，我无法确定书中对这四幅作品
给出的地点和 ７５１年这一确切的创作年代。这两幅菩萨塑像，神
态自然而又安详，宝石饰物和长袍朴素大方，无刻意雕琢之痕

〔４２〕，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印度或中原艺术的特征。这组塑像中的
莲花生使这一较早的年代有了质疑，因为众所周知，莲花生大约
是在 ７８０年左右旅居吐蕃的。不幸的是，以拉萨大昭寺立塑的阿
门众佛为例，它与松赞干布 〔４３〕、无量寿佛或其他西藏中部所崇奉
的佛像，面部遮饰有金色的花瓣，五官绘有明亮的色彩，这不可
能是原始的装饰状态。相同的造像量度和这些古代塑像面部相同
的神态，一定程度上可能产生于原始艺术风格，但更可能产生于
数世纪里随着黄金运用而形成的藏族程式化艺术风格。

画派史和艺术风格研究

在 《根据西藏佛像的艺术风格来划分它们的类别》〔４４〕一文
中，杜齐探讨并且翻译了印度、西藏、中亚和中原地区与佛教青
铜塑像风格有关的部分藏文史料。这些史料源于 《世间身论参考
明镜》一书。较之于白玛噶波 （１５２７～１５９２年）撰写的相同史料
部分，我们得知 《世间身论参考明镜》一书是根据白玛噶波著作
撰写而成的。在 《开光广说》〔４５〕一书中，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段
也许同样是根据白玛噶波蓝本撰写而成的较短记载。它增补了上
述两书中的或缺部分。这三则藏文史料，也许可以归结如下。在
法王期间，有四种塑像能够鉴别出来：（１）那些在松赞干布时期

（６０９～６４９年）立塑的叫做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ｌｉｍａｓｎｇａｍａ（法王早期
塑像）的塑像。这些塑像取材广泛，包括石块、陶土和稀有金属。
它们被安置在拉萨诸如小昭寺等寺庙中。（２）那些在国王赤松德
赞 （７４２年生）时期立塑的叫做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ｌｉｍａｂａｒｍａ（法王中
期塑像）的塑像，制作材料与法王早期塑像相同。当时立塑了众
多塑像。据 《开光广说》一书记载，桑耶寺内塑像济济一堂。
（３）那些在国王赤热巴坚 （８０５年生）时期立塑的叫做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
ｌｉｍａｐｈｙｉｍａ（法王后期塑像）的塑像。这些塑像嵌有由铜和银
制成的眼睛、嘴唇等。它们被安请在 （温江岛）的扎西格沛等寺
庙中。（４）那些在益希沃和他的侄子强秋沃 〔４６〕统治时期立塑
的叫做 Ｃｈｏｓｌｉ（＝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ｌｉｍａ）Ｂｙｅｂｒａｇｍａ（法王特殊塑
像）或被称作 ｍＴｈｏｎｍｔｈｉｎｇｍａ（法王蓝色塑像）的塑像。益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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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和他的侄子强秋沃在 １０至 １１世纪时期统治着西藏西部的阿里
王朝。当时，立塑了很多这样的塑像。每一组塑像的风格正如杜
齐译文中所评述的那样，由青铜和其他不同类别的材料精雕而成。
令人吃惊的是，这三则史料在载及藏族塑像作品时，除提到

白玛噶波、勒乌琼和其他精湛的艺术家们创作的部分金塑像和黄
铜 （？）塑像外，没有其他更多的记载。据说，这些塑像很容易同
中原塑像相混淆〔４７〕。史料中为什么没有提到随后的雕塑传统呢？
白玛噶波本人即是一位生活在 １６世纪的著名艺术家。他不仅提到
了蒙古元朝时期在中原和中亚地区创作的青铜作品，而且还提到
了从明朝开始形成的后来的汉族青铜艺术风格 〔４８〕。众所周知，
如果时间没有过分提前，那么藏族固有的绘画流派即是在这个时
期形成的。顺理成章，藏族固有的雕塑流派似乎也是与之同步发
展起来的 〔４９〕。

Ｇ·史密斯在为贡崔著作《印度—西藏文化大百科全书》撰写
的序言里，翻译了一则关于藏族固有绘画流派的藏文材料。这是
迄今为止可以利用的最为有趣且最有价值的史料记载 〔５０〕。毋庸
置疑，随着藏文文献进一步广为人知、进一步便于查阅，我们将
会得到更多的材料。在注释译文中给出的材料里，洛扎·美拉顿
珠杰波创建的美唐画派 〔５１〕十分有趣。据注释译文，美唐画派
创建于 １４０９年 〔５２〕。美拉顿珠杰波曾与多巴·扎西杰波一道研
习绘画，似乎从元代中原制作的被当作宗教礼品馈赠给西藏的地
毯编织和刺绣中得到了部分灵感 〔５３〕。较之于其他文献，贡崔的
史料更能表明，至少从 １５世纪开始 〔５４〕，西藏就有许多蜚声世
界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富有创造性，创作思路十分宽广，远远
地超出了对传统毫无创造、僵硬死板地模仿。上面我们介绍的一
些画派生机勃勃，连续不断的传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５５〕。

敦煌藏族绘画作品

据我所知，能准确断定创作年代、时间最早的藏族绘画作品，
是吉美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德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敦煌著名的
帛画 〔５６〕。其中一些绘画作品写有藏文题记，清楚无疑地指出了
它们的渊源。它们和同一石窟中发现的大量的藏文写卷有着密切
的关系。这组作品之间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通过艺术风格
和肖像学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其他作品跟它们也许有一定的联系。
图版 ２，救度母，曼陀罗局部，敦煌，大约创作于 ８世纪末或 ９世
纪初 图版 ３，五耆那 （大雄。——译者注）罗陀罗，敦煌，大约
创作于 ８世纪末或 ９世纪初 图版 ４，千手观世音菩萨曼陀罗，敦

·７１·



煌，创作于 ８３６年

斯坦因第 ３２号收藏品

馆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第 ３２号收藏品，即宽大的千手观
世音菩萨曼陀罗，是一幅十分重要的绘画作品 〔５７〕。令人遗憾的
是，作品下半部分已经毁坏，颜色褪却，丝绸变成褐色。画中央
的涡卷纹上写有藏、汉两种文字的模糊的题记，汉文题记很全，但
仅凭肉眼已不能全部辨认。大英博物馆的怀特菲尔德博士十分友
好地让我拍摄了一张题记的红外线照片，照片上的藏文题记除个
别音节外十分清楚，同时可以辨认出大量的汉文。这两则题记表
明一种文字的题记是根据另一种文字的题记翻译而来的 〔５８〕。尽
管这幅作品部分遭到毁坏，但它仍然是 ９世纪期间敦煌最优秀作
品的代表作。下面我给出了藏文题记的转写和译文，同时，也给
出了可以辨认的汉文。

汉文题记下面的两行藏文题记是：
（第一行）＇ｂｒｕｇｋｙｉ（ｇｉ）ｌｏｌａｄｇｅｓｌｏｎｇｂｄａｇｄｐａｌ（ｄｂｙａｎｇｓ

ｌｕｓｋｙｉｒｉｍｇｒｏｂｓｏｄｎａｍｓｕ（？）ｂｓｎｇｏｓｔｅ燉ｓｋｕｇｚｕｇｓｓｍａｎｋｙｉ
（ｇｉ）ｂｌａｄａｎｇｋｕｎｔｕｂｚａｎｇｐｏ

（第二行）＇ｊａｍｄｐａｌｇｚｈｏｎｕ（ｇｚｈｏｎｎｕ，原文正确，这种情 况
在敦煌写卷中常见，也散见于吐蕃碑铭石刻，为古体字。——译者
注 ） ｄａｎｇ ｐｈｙａｇｓｔｏｎｇ ｓｐｙａｎｓｔｏｎｇ ｄａｎｇ燉ｙｉｄ ｂｚｈｉｎ ｋｈｏｒ
（＇ｋｈｏｒ）ｌｏｄａｎｇ燉ｙｏｎｇｓｕ（ｙｏｎｇｓｓｕ，古 体字，见前注。——译者
注）ｂｓｎｇｏｂａ＇ｉｋｈｏ（＇ｋｈｏｒ）ｌｏｌａｓｔｓｏｇｓ＇ｋｈｏｒｇｃｉｇｂｒｉｓｓｏ
译文：龙年，我、僧人白央为身体康健和作回向功德 （？）

（利益所有众生）而创作下列组画：药师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
王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如意转轮王、回向转轮王等佛像。

藏文题记上面竖写的九行汉文题记为：
（第一行）敬画 （？）药师如来法席

（第二行）文殊普贤会铺 （？）
（第三行）千眼一躯如意轮……不

（第四行）……
（第五行）……先……
（第六行）……法界苍生……
（第七行）……觉 （？）路

（第八行）丙辰九月望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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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行）……
译文：略 （依原汉文译文，故略去。——译者注）

这幅作品十分引人入胜，它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技巧同
敦煌其他大量的汉族绘画作品十分相似。藏、汉文两种题记表明，
它很可能是 ７８１至 ８４８年间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创作的作品。这幅
作品令人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对画面上所有人物形象的详
细比较可以看出，它如果不是出自两位不同的艺术家，即是出自
一位精通敦煌时期同时并存的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艺术家之手。
首先，从画面总体创作来看，它带有汉族艺术风格；其次，仅从
药师如来佛两边的两幅菩萨的肖像来看，它也许同藏族组画有直
接的联系。
关于藏族组画的材料请参见注释 ５６。瓦特逊在 《中国大乘佛

教肖像风格》〔５９〕一书第 ５页中评论道：这两种艺术风格大体可
以区分为 “唐代古典佛教绘画的艺术风格”和 “注重考究的印象
主义、缺乏冷静的艺术风格”。后者也许可以给它冠上 “西化”一
词，它与伴随大乘佛教肖像学最新兴起的域外艺术流派有着紧密
的联系。瓦特逊认为，在一幅作品中两种艺术风格同时并存的典
范即是松本著作 〔６０〕图版 １７１。在这里通过同斯坦因第 ３２号收
藏品的对照可以看出，这两种风格完全融合成一种全新的表现模
式。
通过对斯坦因第 ３２号收藏品中两对菩萨的细致比较，我们发

现它们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在顶部药师佛左右，面
向药师佛的这对菩萨体现的是藏族—尼泊尔绘画风格 〔６１〕，其中
之一可能是莲花手。这对菩萨下面，左右各有一位菩萨，为骑着
大象的普贤菩萨和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据藏文题记，这两幅作
品是按汉族风格创作的，从属于白央创作的那一组画像范畴。第
一对画像的脸是方形脸，并且有光环 〔６２〕，而下面这一对画像的
脸则是圆形脸。从这幅绘画作品下面这对菩萨和其他人物形象，特
别是从千手观世音菩萨的光环的艺术风格类型中，可以看出光环
和背光简洁明快的彩虹色线条。上面这对菩萨，根据印度和西藏
菩萨的装束，只穿着一件短式上装，披有一条叉过他们左肩的头
巾；而普贤和文殊菩萨则穿着一件几乎通体的长袍，这是按照汉
族习俗描绘的。这两对菩萨的珠宝饰物和发式也截然不同。药师
佛胁侍莲花座的花瓣朴素简单，而下面这对胁侍的莲花座则莲花
纷繁。
藏族—尼泊尔风格组画佛像长袍、发式和脸型完全是同出一

辙的，它还可以同这一地区后期受藏族—尼泊尔文化影响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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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绘画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比较。例如，我们留心一下图版 ２敦煌
藏族—尼泊尔风格组画作品和图版 ７这幅至少是 １３世纪初期的
黑水城绘画作品。在这两幅作品中，透明的衣服披至踝骨，宛如
长裤。衣服外面穿有一件短式狮服。这种衣着也同样出现在 Ｅ组
图版 〔６３〕和拉达克阿奇寺院的一些 １５世纪时期的壁画作品中

〔６４〕。
７８１至 ８４８年间，吐蕃占领了敦煌地区 〔６５〕，大部分的藏族

绘画作品大概都是在此期间创作的，因为在 ８４８年，当唐朝节度
使张议潮重新收复敦煌之后〔６６〕，绝大部分藏族居民都离开这里。
然而，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写卷，它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１０世纪初
期。在 （伯希和藏文写卷）ＰＴ．３５３１〔６７〕写卷中，发现了一份
不全的吐蕃王世谱系，谱系末尾即载有生活在 １０世纪中叶的天神
喇嘛益希沃父亲列祖衮的名字。因此，我们并不排除部分作品是
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可能性。
藏文题记中的时间龙年记载十分笼统，因为无论采用何种纪

年方式，龙年每十二年都要循环一次。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可
以辨认的最后一行汉文题记中，“丙辰”两字清晰可辨 〔６８〕，同
时，九月十五日也依稀可辨。 “十五日”位于 “望”字之后。
“望”指满月那天，此即阴历十五日。“辰”指动物龙，正好与藏
文题记吻合。“丙”，在五行中为火，这样给出的时间即是火龙年。
这幅作品如果确实是在吐蕃占领敦煌期间创作的，那么，惟一可
能的年代即是 ８３６年。因为前一个丙辰年是指 ７７６年，比吐蕃占
领敦煌早五年，而后一个丙辰年是 ８９６年，是吐蕃撤离敦煌后的
四十八年。如是，斯坦因第 ３２号收藏品相当可能是在 ８３６年的九
月十五日创作而成的。

作品中的人物排列如下：
１７８２９３５４６

１．药师佛

２．普贤菩萨

３．文殊菩萨

４．千手观世音菩萨

５．如意转轮王

６．回向转轮王

７．莲花手 （？），按藏族—尼泊尔风格创作

８．未辨别出的菩萨，按藏族—尼泊尔风格创作

９．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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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幅画下半部分遭到毁坏，只有观世音菩萨的头部和肩
部可以辨认，但通过他众多的手还是能够把他清楚地辨别出来。观
世音菩萨右侧第 ５号如意转轮王，通过他向左上空高举的转轮

（在图中不清楚）可以鉴别出来；观世音菩萨左侧的回向转轮王除
了头顶上部分背光外十分模糊。在背光上有一个未能鉴别出的物
体部分，也许是他快速转动的转轮，这最后两幅画像的位置也许
反了。正如业已指出的那样，尽管第 ７号作品手持莲花，但这两
幅菩萨按照藏族—尼泊尔风格创作的特征模糊不清。他们的坐姿
呈游戏坐状，略微侧向一只手持药碗而另一只手则呈分别印 （梵
文 为 ｖｉｔａｒｋａｍｕｄｒａ，即 分 别 印、寻 思 印 之 意，亦 即 藏 文

ｒＤｏｇ。——译者注）状的药师佛。

艺术家白央

在利用红外线照片辨认题记前，我一直以为这幅作品确实出
自两位在敦煌一道工作的艺术家不同的手笔。这一假设得到了藏、
汉文两种题记的证实，即第 ７号和第 ８号菩萨是由藏族艺术家创
作的，其余所有的菩萨都是由一位汉族艺术家创作的。现在，很
清楚的是，六个主要人物都出自白央之手。但由于题记中没有直
接提到这两幅按藏族—尼泊尔风格创作的菩萨作品，因此我不敢
贸然断定这幅作品是由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还是所有的作品
都是由白央本人独立完成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遇到的将
是一位精通两种艺术风格，即既精通汉族或中亚—汉族艺术风格，
又精通藏族—尼泊尔艺术风格的艺术家。暂且不论这两种艺术在
风格传统上呈现出的鲜明的艺术特征，从这幅作品中两种风格创
作的细致程度来看，它们在线条技巧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十分不幸的是，这幅作品汉文题记中艺术家名款部分一片模

糊，我们不可能在敦煌其他汉族绘画作品或写卷中找到旁证。但
藏文写卷中三次提到白央这一名字也许与此有一定的联系。
据 爮爴．１２０３写卷 〔６９〕第 ６行，ｄｂａｎｄｅ（僧人）白央想借

五克 （ｋｈａｌ）粟米，条件是在该年秋季偿还，并押有借印。
爮爴．１２５７写卷是一份三页没有标题的汉、藏文佛教经文和论

疏目录的写卷。第 ３页最后只书有藏文：ｄｐａｌｄｂｙａｎｇｓｂｒｉｓｔｅｚｈｕ
（白央编辑）。但在汉文中没有给出与此对应的名字。这充分表明，
这位目录编辑者白央是位藏人。这份写卷中的两种文字书写得潇
洒流畅，说明这位编辑者对这两种语言都同样精通。戴密微指出，
８至 ９世纪时期，吐蕃占领区内双语的使用在佛教界广为流行，他
们进行了大量的藏译汉和汉译藏的翻译工作。最著名的翻译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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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ｓｇｒｕｂ，即汉语中的法成 （大约 ８００年生）其人。不仅如此，双
语的使用在官方也非常流行 〔７０〕。在最后一页中发现了与写卷主
体相去甚远的三行汉文，在此提到了大云寺寺名，但字迹潦草僵
硬，似乎与此目录本身没有多大干系。白央这一名字在敦煌双语
写卷中出现了两次。

Ｎ０．３５３１写卷 （印度事务部馆藏品）是第三件提到白央名字
的写卷。７７５年建立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主持谱系表中第二次出
现了白央家族姓氏韦氏。这份谱系表是一份关于当时桑耶寺历史
的重要的独立文献，桑耶寺主持的传承一直记到了 ８４２年刺杀反
佛国王朗达玛的拉垅·白吉多杰 〔７１〕之后的两位主持。毋庸置
疑，它是一份 ９世纪后半期相当于吐蕃势力在敦煌土崩瓦解时期
的文献。
杜齐在 《小部佛教经典》第 ２卷依据藏文史料探讨桑耶寺争

诤的章节中，也研究了辨别两位名叫白央僧人的有关问题。这两
位僧人似乎同西藏哲学流派——大圆满法有密切的关系，而大圆
满法同中原的禅宗学派似乎也有密切的联系。其中一位僧人，亦
即 ｓＢａ（或 ｄＢａｓ）（巴＜韦＞）·白央，是桑耶寺的主持 〔７２〕。众
所周知，至少有一位名叫南卡宁波的大圆满法大师去过敦煌

〔７３〕。而且，还有一位似乎在 ８０４年曾率外交使团到过唐廷，此
人即是娘·定埃增 〔７４〕。
韦·白央和吐蕃中心地带的娘·白央以及敦煌出现的白央之

间的关系难以考证清楚。总而言之，他们同中原地区都有频繁的
交往，几乎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僧人。至于斯坦因第 ３２号收藏品
中出现的艺术家白央和ＰＴ．１２５７号双语写卷的编辑者白央，他们
很可能是同一人。

敦煌吐蕃赞普壁画

敦煌描绘吐蕃赞普的壁画可能也是吐蕃统治时期的作品。题
材广泛，包括吐蕃历史逸事和展示吐蕃装束的辉煌历史这一从来
没有描绘过的题材 〔７５〕，这些作品可能出自唐朝或中亚艺术家之
手。其中之一就是吉莱斯 《敦煌录》译本第 ７０９页 （汉文本第 ７５２
页）中提到的 《壁画吐蕃赞普部众》。它同秋山和松原 《中国艺
术》第 ２卷 《佛教石窟神殿》中的图版 ６１可能不是同一幅作品。
图版 ６１是 《敦煌壁画》１５９窟图版 ３４、３５的复制品，书中把它定
为唐朝中期 （７６３～８２０年）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作品。这幅作品
的名字很简洁，叫 《女王像》。秋山和松原认为，它描绘的是吐蕃
赞普。藤枝晃更为精确地指出 〔７６〕，这幅壁画作品是在 １５９窟东

·２２·



南面墙上的 《维摩辩》部分中发现的，在作品边缘的涡卷纹上写
有藏文 “Ｂｏｄ＇ｉｂｔｓａｎｐｏ”，即吐蕃赞普。在我见到的所有照片中，
却没有发现这则题记。藤枝晃认为，这幅壁画是吐蕃占领时期的
作品。
吐蕃赞普身着长袖宽领的白色大袍。这种衣着在吐蕃时期似

乎广为流行 〔７７〕。他的头发用丝绸扎成辫子，是一种在西藏中部
地区至今流行的时髦发式。同时，在耳朵附近，把辫子扎成花结

〔７８〕。赞普头披一条白布，王冠上缠绕着一条管褶形笔直的红色
头巾，腰间佩挂着一把短剑。拉萨发现的吐蕃赞普肖像绘画作品

〔７９〕中，其也缠戴着这种式样的头巾。《新唐史》（即 《新唐书》）
第 ２１６卷下第 ７页正面对吐蕃赞普的描述如下：“赞普身被素褐，
结朝霞 （即粉红色）冒首，佩金镂剑，大臣立于右。”〔８０〕在 １５９
窟的壁画作品中，赞普左面侍从身后跟随着两位女人，穿着黑白
两种不同颜色的衣服，缠着同样的白色头巾。
另外一幅壁画是 １９窟 （现在为 １５８窟）中的壁画作品，即伯

希和发表在 《敦煌石窟》第 １卷中的图版 ６４，表现的是两位侍从
陪伴吐蕃赞普率领众臣悼念佛陀大涅般木时的情景。画面中鲜明的
少数民族人物特征和民族服饰格外引人注目。光环围绕吐蕃赞普，
他右边的侍从都戴着头巾，赞普头巾的管状褶纹十分明显，头巾
上戴着王冠。壁画左上方的涡卷纹中书有藏文 “Ｂｏｄｂｔｓａｎｐｏ”
（吐蕃赞普）等题记，另外有一些文字未能鉴别出来。两侧的涡卷
纹都是空的、垂直的；而含藏文的涡卷纹则是与地面平行的。在
吐蕃赞普侧稍下方，站立的是唐朝皇帝，他也由两名侍从陪伴，并
且也有光环。显而易见，画中吐蕃赞普左右着这一群人。这幅画
几乎毫无疑问，是在吐蕃占领时期创作的。〔８１〕
现代最杰出的藏族学者根敦群佩 （１９０４？～１９５１年）〔８２〕在

其著作 《白史》一书第 １２至 １３页中，探讨了早期吐蕃赞普的装
束。他认为，吐蕃赞普及其朝臣的装束受大食 （亦即波斯）的影
响，这些装束都源于大食。当时，吐蕃同大食有着最为密切的交
往，传入了松赞干布所穿的粉红色丝制头巾 〔８３〕和华丽丝布制
成的外套以及鞋尖卷曲的便鞋。随后他在论及西藏西部节日时，即
当他论及到那些戴着这种头巾声称自己是早期吐蕃赞普后裔的家

庭成员时 〔８４〕，对头巾进行了更为准确、详细的描述。根敦群佩
于 １９５１年去世，未能完成这部 《白史》。令人遗憾的是，他没有
给出这些史料的出处。最近，印度出版的一部描写他生平传略

〔８５〕的著作说，他将来一定要到拉萨大昭寺层顶上的小殿里去，
长时间目不转睛地凝视松赞干布塑像，也许，他要聚精会神地凝
视赞普头上的头巾！

·３２·



图版 ５，《壁画吐蕃赞普部众》，敦煌，大约创作于 ８世纪末或 ９世
纪初

从汉藏关系和藏族服饰史角度来看，最富有情趣的另一幅绘
画作品莫过于宫廷画家、唐朝官员阎立本 （６２７～６７３年）创作的

《步辇图》。据说，此图描绘的是松赞干布的著名大臣噶尔谢绝唐
太宗孙女琅琊长公主而拜见太宗皇帝时的情景 〔８６〕。《文物》上
发表的一篇文章 〔８７〕研究了这幅作品，并且解决了有关辨认吐
蕃使节的问题。噶尔·东赞域宋被画成一位身材苗条修长、表情
严肃、蓄有几撮胡须、长着长鼻子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件萨珊
式的长袍，腰带上挂着一个小袋和其他饰品。
据说，阎立本的兄长阎立德创作过一幅文成公主出行吐蕃的

作品。这幅名叫 《文成公主降蕃图》〔８８〕的画卷不知是否已经失
传 （这幅作品已经失传。——译者注）。
图版 ６，大臣噶尔，出自阎立本 （６２７～６７３年）的 《步辇图》
图版 ７，药师佛，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
图版 ８，金刚亥母，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

黑 水 城

图版 ７和 ８是两幅出自古代西夏王朝边镇黑水城，按照藏族
风格创作的优秀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和在第 １章中将要讨论的木
刻画作品都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即成吉思汗的军队抄掠该镇，向
西夏 （藏文作：Ｍｉｎｙａｇ）雪恨的战役开始之时。

Ｓ·奥登堡在谈到 Ｐ·科兹诺夫在本世纪初发现的这些藏族
绘画作品 〔８９〕时指出，除了微不足道的细节差异外，所有画像
的创作构思都极其相似。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画像都来自古代佛
教世界里一个著名的共同传统 〔９０〕。这一共同的传统用尼泊尔人
的语言表达无疑就是波罗—舍那朝代的艺术风格，它是由与西夏
有着密切文化交流的吐蕃人传入西夏的。
图版 ９，三佛陀与众菩萨，敦煌，创作于元代
拜尔和亨廷顿都对黑水城绘画作品和优美的 Ｅ组图版作品

之间的风格关系进行了评价 〔９１〕。拜尔进一步将它们与敦煌吐蕃
石窟中一系列精美无比的元代怛特罗壁画作品 〔９２〕和西藏中部
地区伊旺壁画作品联系在一起 〔９３〕。这些作品将在第 １章中同木
刻画作品一起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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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尼 哥

众所周知，蒙古元朝 （１２８０～１３６８年）时期，把中国佛教寺
院和管理权力交给了藏族僧人 〔９４〕。从此以后，喇嘛教的影响出
现在中原佛教的绘画、雕塑和陶器作品中 〔９５〕。早在中原被纳入
其世界帝国前的 １２４５年，阔端汗和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 （１１８２～
１２５１年）之间就业已建立起萨迦派僧人和蒙古人之间的 ｍＣｈｏｄ
ｙｏｎ关系 〔９６〕（即供施关系。认为元朝和西藏之间为供施关系的
论点始于夏格巴的 《西藏政治史》，在西方很流行。作者尽管在此
引用了这一观点，但此观点有悖于历史真相，故而我们不能同意
此说。——译者注）。１２５３年，忽必烈征战河南时，邀请八思巴

（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年）到他的宫帐中。１２６０年，忽必烈汗称帝时，在
喀喇和林任命八思巴为帝师 （帝国导师）。〔９７〕至此，藏传佛教
成为包括中原在内的蒙古帝国东部地区的国教。１２７６年，当八思
巴最后一次返回西藏时，又被封赐为大宝法王这一在宗教权力上
至高无上的尊号。在随后的明朝时期，明成祖也封授了第五世噶
玛巴黑帽世系活佛得银协巴同样的称号 〔９８〕。
喇嘛教或尼泊尔从元代开始对中原艺术的影响，传统上应归

功于尼泊尔皇室后裔、年轻的艺术家阿尼哥。《元史》第 ２０３卷中
有他的生平传记。〔９９〕１２６０年，在八思巴的建议下，蒙古王朝邀
请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阿尼哥率领二十四位艺术家来到蒙古宫

廷。阿尼哥在西藏修了一座金塔。当八思巴敦促他谒见蒙古大汗
时，他正准备返回尼泊尔。他不仅在忽必烈汗心目中留下了美好
的印象，同时以他精湛的技艺和多才多艺的才华震撼了每一个人。
矗立于北京妙应寺宏伟巨大的白塔即是他才华的表现。据金吉苏

（音译。——译者注）所著 《中国建筑》一书，妙应寺为藏族僧人
所建，白塔建于 １２７１年，该著图版 ７０即是妙应寺白塔的照片。而
据 《中国佛教画集》一书，白塔为阿尼哥设计，建于 １３４８年 （即
至正八年）〔１００〕。除了这座纪念碑式的建筑外，阿尼哥的其他作
品未能流传下来。这座白塔并不是我们经常在北海公园看到的那
座在清朝时期修建的白塔。元代一幅精美的菩萨漆画作品似乎属
于他所创建的艺术风格传统范畴 〔１０１〕。
根据这些为数稀少的元代喇嘛教作品，我们很难断定尼泊尔

与西藏的这两种互有联系的艺术是否在当时传到中原地区，也很
难断定这两种艺术是否融合，并把阿尼哥看做它们的鼻祖 〔１０２〕。

《元代画塑记》记载了几尊阿尼哥创作的雕塑作品。《元代画
塑记》是一部记载 １２９５至 １３３０年间蒙古宫廷艺术家们所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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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文书籍。它详细、精确地记载了每项工程、立塑地点、雕塑
或绘画作品数目和与所需画料有关的敕令和备忘时间。最初，这
些内容都记载在不再增补的元朝大百科全书式的 《元朝经世大
典》艺术家部分 《工典》中。这部著作作者不详，它之所以得以
流传下来，是因为艺术家们把它看做画料使用的经典。据该著导
言，在它涵盖的时间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元代艺术的兴盛时期，
即阿尼哥和他的汉族学生刘元 〔１０３〕处于创作巅峰的时期。书中
还提到阿尼哥的儿子阿参哥参加创作的作品，以及众多刘元的名
字，还记载了元朝政府的几所艺术作坊。从艺术家们使用的画料
角度来看，这部著作是一座专业术语的宝库。
例如，据 《工典》第 ２页，延祐七年即 １３２０年十二月十七日，

朝廷诏令阿尼哥在不耽误其他事务的同时，按忽必烈汗朝之制给
仁宗皇帝及其皇后画肖像。又据该著第 ８页 《佛教雕塑》部分，大
德三年即 １２９９年十一月十六日，法师张松坚呈告皇帝，北斗殿前
面的三清殿左右两侧回廊竣工，但未绘塑佛像。皇帝建议阿尼哥
前往绘塑。这项工程包括一百九十一幅画像，六十四铺木板画。下
面有一份详尽的画料和画具表册，单就画具一项，就有六种画笔，
如大小粉笔三千八百只、筋头笔二千一百只、描笔一百只、绫金
笔一千八百只、莲子笔一千五百只等等…… 〔１０４〕该著第 １１页
又云，大德八年，即 １３０４年 ３月，阿尼哥为上面提到的三清殿殿
内绘塑画像，并修复那些剥落的画像。据说，三清殿当时为忽必
烈汗修建，坐落在城隍庙的东面。书中提到绘塑的画像共有一百
八十一幅之多，其中十三幅作品是为主殿绘塑的。所用画料有六
两黑发、九双睛目。大德九年即 １３０５年十一月四日，朝廷诏令司
徒 〔１０５〕阿尼哥和其他艺术家一道铸造千手观世音菩萨、无量光
佛和其他四尊佛陀的铜像。为此，耗去四百一十八斤蜜蜡 〔１０６〕、
八百四十三斤黄铜……和三十六两白银等材料。

《工典》宝鉴的画料记载中，几次提到 “西番”（亦即西藏）这
一术语。例如，“西番粉”、“西番碌”、“西番砂”（＝朱砂？＜原
文如此。——译者注＞）。据第 ６页记载，曾使用西藏颜料亦即西
番颜色为仁宗皇帝画肖像。又据第 ３０页记载，曾用 “西番水镀砑
金”装饰塑像。这也许涉及到水银技术的运用，尽管这种镀法也
被称作火镀砑金。
我们根据阿尼哥的传记记载，进一步确定了他在蒙古宫廷中

活动的具体史实。由他创建的这一传统在中国流行了相当长的时
间。与此同时，《汉地佛教源流》作者 ｍＧｏｎｐｏｓｋｙａｂｓ（汉文作：
工布查布）（约 １６９０～１７５０年）在介绍 １８世纪佛像学标准的 《造
像量度经解》（《大正藏》第 １４１９卷）时还肯定了阿尼哥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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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传统。工布查布同时还把玄奘的 《西域记》摘译成藏文

〔１０７〕。
图版 １０，妙应寺白塔，北京，大约创作于 １３世纪末或 １４世纪中
叶 图版 １１，菩萨，中原地区，元代 作品

飞 来 峰

大约在 １３００年左右，中原东南部地区杭州的一些喇嘛教僧人
们也忙得不可开交。管主巴正在组织完稿于 １３０２年的 《西夏藏》
大藏经的刊印工作（参见第 １章），在随后的 １３０６～１３０７年间，又
组织了 《碛砂藏》汉文大藏经密教部分的刻印 （参见第 ２章）。而
另外一名僧人，即臭名昭著的杨琏真加则在飞来峰负责组织青林
洞外墙的一组飞来峰洞窟密教石刻。常盘和关野在 《支那佛教石
刻》第 ５卷第 １０２页的图版题记中认为，１２９２年的题记中记载杨
琏真加是主要的施主，任江南 〔１０８〕释教总管一职。吉莱特指出，
蒙古征服中国南方以后，在杭州建立了一个管理宗教事务的新机
构。从 １２２７年开始，一直由一位无恶不作而臭名远扬的藏族僧人
杨琏真加负责管理 〔１０９〕。《元史》第 ２０２卷提到了他，并且记载，
他在不同地方抄掠的一百零一座陵墓中，最重要的是他于 １２７８年
在绍兴附近抄掠的南宋皇帝的陵墓。《新元史》第 ２２３卷认为，他
是忽必烈汗朝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官员、曾出任数年大相的回鹘人
桑哥集团中的一名成员。《支那佛教石刻》的作者在书中评论道，
杨琏真加和他的弟子都是具有蒙古血统的喇嘛教僧人，在石刻中
发现喇嘛教艺术的影响因而不足为奇。令人奇怪的倒是，在南宋
的古代首都飞来峰发现了如此众多的怛特罗神像作品；而在中国
北方，元代的艺术作品却寥寥无几 〔１１０〕。在 《元史》中，没有
直接、清楚地给出杨琏真加真正的民族成分。
我们从上面提到的带有喇嘛教艺术强烈影响的汉文和西夏文

版 《大藏经》中现存的插图，和同一时代所有的这些石刻作品来
看，１３００年左右杭州似乎是喇嘛教活动的中心。
图版 １２，菩萨，飞来峰 （创作于 １２９２年）

居 庸 关

坐落在北京长城西北关口令人难忘的居庸关墩墙是奉蒙古元

朝最后一位皇帝顺帝 （１３３３～１３６７年）之令修建的。最初是为了
保护三座佛塔。村田和藤枝晃 〔１１１〕在两大卷史实详细的著作中
认为，居庸关工程竣工于 １３４３至 １３４５年间 〔１１２〕。据题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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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命令修建这座拱门和三座佛塔，是 “为了给塔下过往的人们
带来幸福，并且接受佛陀的护佑”。这项工程由藏族喇嘛曩加星吉

（？）设计并监造 〔１１３〕。工程完工后 〔１１４〕，元朝第十一位帝师

〔１１６〕贡噶坚参白桑波 （１３１０～１３５８年）〔１１５〕主持了开光祭献
仪式。这两位喇嘛都是西藏萨迦派僧人。
居庸关建筑造型与汉族建筑造型有所不同。据村田和藤枝晃

著作第 ３２８页，“拱型佛塔是在元朝时期由西藏喇嘛传入中原的，
而且在当时的汉文文献里，还引述了它的几种造型模式”。据记载，
有两种这样的建筑范例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它们同位于通往首都
战略通道上的居庸关造型模式相同。其中一种被忽必烈用来建造
西南门的建筑；而另外一种，即是于 １３５４年修建的坐落于通往北
京西南公路上的卢沟桥造型模式。居庸关佛塔在建造后的一百多
年里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载，代之而起的是 １４４８年重新修建的木
亭 〔１１７〕。就西藏本身而言，拱型佛塔的功用都是相同的，一般
都矗立在重要城市诸如拉萨，或处在今天与尼泊尔交界处的西藏
古代王国穆当首都罗沙塘的入口处 〔１１８〕。
在所有的拱道浮雕中，最宏伟壮观而又经常见诸于各种著作

者，莫过于四大持国天浮雕。持国天浮雕在艺术风格上，从属于
随后一个时期内的汉族佛教艺术范畴，而从肖像学角度来看，则
从属于西藏佛教传统范畴 〔１１９〕。从艺术风格和肖像学的角度来
看，显而易见，这些遗存下来的绝大多数浮雕从属于喇嘛教传统
范畴 〔１２０〕。村田和藤枝晃认为，居庸关是喇嘛教艺术在中原最
为杰出的代表作，可以把它和阿尼哥创建的艺术传统联系在一起

〔１２１〕。
图版 １３，阿门众佛 （？）曼陀罗像，居庸关，创作于 １３４５年
居庸关的前面是根据拱门 〔１２２〕的形式建造的。这里安置了

为数众多的印度、尼泊尔和西藏的神像。这个拱形造型的顶上被
一些动物造型覆盖着。有一只嘴里叨着一条大毒蛇的妙音嘴鸟或
鹏鸟，两旁的穹隆瀑布似的下垂，同平衡地站立在圆柱楣上的一
只鲸鱼或一只小鸟相连接，这些圆柱是用来支撑三分拱的。在大
象的背上，有一只奇特的独角兽 （？）挥舞着它的后腿，进一步支
撑着圆柱 〔１２３〕。居庸关两侧的门底，有一幅较大的遍金刚浮雕。
而在浮雕云集的墙壁的门内和穹隆天花板的整个烟道上，数千尊
小佛像在同样简易的门上和镌有莲花的莲花柱及一个三分拱上

〔１２４〕，环围着十尊大佛像〔１２５〕，穹隆尾顶雕满了佛陀阿门众佛、遍
知佛、无量光佛、金刚手和释迦牟尼佛的曼陀罗像。门里还书满
了各种各样的陀罗尼经咒。这些陀罗尼经咒分别用兰札体、藏文、
汉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六种文字书写而成。其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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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两种陀罗尼经咒是 《顶髻最胜陀罗尼咒》和 《如来必要陀
罗尼咒》〔１２６〕。在从元朝一直到明朝的喇嘛教经典中，使用如此
之多的多民族语言文字来书写经文是十分普遍的。据第 ４章 （指
本书第 ４章。——译者注）内容，此后近一个世纪的 １４３１年，在
北京刊印了一部用四种语言文字书写的普通佛经的木刻版版本。
不仅如此，在记叙永乐青铜塑像的章节中，我用大量篇幅描述得
银协巴于 １４０６年谒见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的历史事件时，也提
到了使用六种语言文字书写的题记。
尽管从元代开始，中国北方就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但在蒙

古元朝时期的喇嘛教艺术传统中，居庸关表现出了炉火纯青的境
界和非凡高超的艺术技巧。

江孜白居寺

１５世纪早期西藏本土的江孜白居寺也许是藏族艺术家们创
造的前所未有的最为重要的纪念碑式的杰作。其基本的建筑模型
是一个巨大的曼陀罗。七百零六座小殿中无数雄伟壮丽的绘画作
品，反映出十分成熟和最为光辉灿烂的早期喇嘛教艺术。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发表这些作品的彩色照片。１９５９年考察西藏中
部地区的中国建筑学家们宣称，从艺术价值来看，这座白塔是我
国举世无双的杰作 〔１２７〕。无疑，作为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纪念碑
式杰作之一的江孜白居寺，享有如此之高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杜
齐在其宏著 《印度—西藏》中倾注了三卷的笔墨来记述它的历史
和重大意义，同时，这部著作是惟一一部收录白居寺所有已发表
的壁画作品的书籍 〔１２８〕。尽管该著在研究藏族艺术史中有着重
要的地位，但鲜为人知，相对也鲜为人用。不仅因为所有的壁画
作品真迹无缘得见，而且因为该著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目前几
成绝本。重新出版这套著作，将图版再放大两倍，将文字改为英
文出版是很有价值的。白居寺佛塔也许是西藏最大的佛塔 〔１２９〕。
１４２７年由江孜法王饶旦贡桑帕巴 （１３８９～１４４２年）开光竣典而成

〔１３０〕。壁内处理和谐，与藏族美学思想一脉相承，所有这些风格
一直为雪域 （即西藏。——译者注）艺术家们代代相传到今天。
江孜白居寺壁画的次要人物形象，和第 ３、４章中记述的 １４１０

年和 １４３１年北京的两组木刻作品之间，在风格上存在着极为密切
的关系。如果不提绘画技法上的关系和壁画作品中对主要人物的
刻意修饰的话，永乐青铜塑像也可以和白居寺单个的艺术风格进
行比较。与此同时，在第 ５章中我们将对西藏和明朝之间存在着
的紧密关系，和 １５世纪早期这种关系的实质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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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１４，大成就者达摩波罗，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
期 图版 １５，呼金刚，欢喜佛，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
期

题 记

藏族艺术史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正如业已指出的那样，是
缺乏时间记载；加之，在西藏的域外艺术家们的居住期限混乱，域
外对佛像立塑赞助题记的缺乏 〔１３１〕，因此要确定作品具体的归
属十分困难，甚至在有题记的情况下也束手无策。上面提到的标
有汉文时间题记的一系列唐卡作品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１３２〕。
众所周知，那些显而易见从属于另外一种艺术传统的优秀作

品，也标有藏文题记。其中最为杰出的作品也许是谢尔曼·李认
为是创作于 ８世纪或 ９世纪、馆藏于克里夫兰博物馆精美的佛陀
艺术作品。拜尔从题记中辨认出它是 “龙王拉尊 （一怛特罗教
师）创作的”，而且指出，此人肯定是一位很有影响且学识渊博的
老师。这尊佛像可能是他在访问克什米尔之际受命创作的 〔１３３〕。
谢尔曼·李认为，这则题记要比佛像创作本身晚。当然，这是很
可能的。然而，从下面给出的这些材料来看，这一较早的时间也
许值得怀疑。为此，向吉美博物馆的吉莱斯·贝格温为我指出这
尊佛像和吐蕃木刻版画佛像之间很近的相似性而表示感谢。杜齐
认为吐蕃木刻版画佛像作品创作于 １０或 １１世纪 （《印度—西
藏》第 ３卷第 １部分，第 ９０页图版 ６６、６７）。

Ｌｈａｂｔｓｕｎ（拉尊）字面意为天神僧侣，任何一个源于吐蕃王
室的僧人都可以享受这一尊号〔１３４〕。Ｌｈａ（天神）即是 ＇ｐｈｒｕｌｋｙｉ
ｌｈａｂｔｓａｎｐｏ（即幻化天神赞普。——译者注）尊号 〔１３５〕的一个
部分。雅砻王朝的古代国王们即以这一尊号而闻名于世。在卫藏
地区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的直系后裔阿里王储里，我们可以找到
最为著名的拉尊。统治西部西藏的这一家庭中很有几个成员出家
为僧，其中最有名的是天神喇嘛益希沃和他的侄子强秋沃。白玛
噶波称之为 Ｌｈａｂｔｓｕｎｋｈｕｄｂｏｎｒｎａｍｇｙｉｓ，即叔侄两拉尊

〔１３６〕。白玛噶波在此还讨论了他们在位时期立塑的佛像，益希沃
在迎请毗俱罗摩什罗寺伟大的主持、１０４２年到达西藏古格托林的
阿底峡入藏的过程中牺牲了生命 〔１３７〕。据说，就是这位国王派
遣了二十四位青年到克什米尔学习佛教，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幸存
下来。其中之一的大译师仁钦桑波 （９５８～１０５５年）学成返藏时，
邀请了三十二位克什米尔艺术家，在他建立的寺院中工作 〔１３８〕。
天神喇嘛益希沃有两个儿子，都出家为僧，一个名叫龙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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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名叫天王 〔１３９〕。兄长 （？）似乎就是克里夫兰博物馆佛陀塑像
题记中的拉尊其人。目前，关于这两弟兄，找不到更详细的史料。
但一般来说，不可能找到另外一位同克什米尔有如此亲密关系的
龙王拉尊。
古格王朝颁发了两份关于西藏佛教堕落的敕令。益希沃颁发

的那份敕令没有时间，另外一份是强秋沃 〔１４０〕殿下大约在 １０３２
年颁发的。席哇沃是龙王的表兄弟，大约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
尊佛像如果是龙王创作的，那么，这则题记至少可以追溯到 １１世
纪初期。这一考证同时可以证实拜尔关于龙王家资万贯、地位十
分显赫的论断。
尽管题记中缺乏进一步的证据，但这尊可以搬运的佛像出自

克什米尔艺术家之手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文献中找到具体相关
的记载，我们才能最终判定这尊佛像真正的立塑地点。结合历史
文献考证塑像底座上镌刻的人名这一方法也是切实可行的。这很
重要，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例证。在为数众多的藏族艺
术史出版物中，题记要么十分含糊，要么根本没有。在题记中寻
找艺术家的人名尽管是大海捞针，但也并非绝无可能。题记中对
赞助者人名的记载也十分普遍。随着藏族历史愈来愈广为人知，这
些材料在确定画像和唐卡作品的时间方面也许会起到十分重要的

作用，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个评判艺术风格发展的标准。题记本身
也有问题，通常是由目不识丁的艺术家们写的，拼写错误百出。至
于语言上出现的问题，今天通过众多博学的藏族学者们的努力是
可以得到解决的。对于一幅画像作品题记，我们应该进行一些转
写和翻译工作，一旦知道它们的出处，也要随时写出。
一部藏族艺术著述的作者尽管能认识到一幅作品内在的审美

价值，但倘若他忽略了题献人名的记载，或甚至于忽略了其所描
述的尊师和神像的名字，这不仅有损于他自己和他的读者，而且
也有损于这些艺术作品本身。
对上面讨论的青铜塑像，我们发现了另一种能够证实、鉴别

它们合金成分来源的可能性。牛津阿什莫里安博物馆馆藏了一尊
莲花底座背后镌有 “ｄＧａ’ｌｄａｎｌｉｍａ（甘丹青铜像。——译者
注）”题记的立式救度佛母塑像（亦即斯克里顿收藏品第Ａ３４号作
品）。伦敦私人收藏品中还有另外一尊在同一部位镌有 “Ｄｅｍｏｌｉ
ｍａ（第穆青铜像。——译者注）”题记的立式金刚萨埵塑像。从法
王时代创作的塑像名称考虑，这两则题记可能指的是塑像雕塑的
时期。从另一方面来看，题记可能是指在某个特定的作坊中雕塑
的一类青铜作品，或者是指塑像创作的某个特定的作品，或者是
指塑像创作的某个特定的地区。“甘丹”立即会使我们联想到 １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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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宗喀巴建立的那座规模宏大的甘丹寺，而 “第穆”则使人想到
三度出任西藏中部重要转世活佛系统第穆活佛系统的名字〔１４１〕。
不管这些题记的寓意如何，它们似乎都是指某种类型的青铜塑像。
我们如果把那些镌有相同题记而又数目可观的青铜塑像收集在一

起，也许会从中得到某些受益。题记的重要性和作用是不能低估
的。

【注释】
〔１〕参见第 ２９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关于题记的讨论。
〔２〕《西藏、尼泊尔或中国？——一组标有时间的早期唐卡作品》，
载 《东方艺术》１９７３年秋季号，第 ３０６～３４１页。
〔３〕在此应该提到 Ｓ·卡门关于汉镜和藏族曼陀罗之间可能有联
系的文章。参见 《汉代 “ＴＬＶ”型宇宙反射镜》，载 《美国东方社
会杂志》第 ６８卷第 ４号，１９４８年，第 １５９～１６７页。同时参见

《藏族曼陀罗绘画作品渊源刍议》，载 《艺术季刊》１９５０年春季号，
第 １０７～１１９页。
〔４〕按传统之说，７９２年印度佛教在和汉传佛教的争诤中取得胜利

（参见戴密微：《拉萨僧诤记》，巴黎，１９５２年版）后，西藏佛教脱
离汉传佛教，而重依印度佛教。这次争诤一定影响到了艺术。
〔５〕参见下注 ５３和 ５５。
〔６〕《西藏考古问题》，载 《广喜杂志》第 １卷第 １号，１９３１年，第

２７～３４页。
〔７〕特别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１７１～２０８、２６７～３０５、３３３～６１７页
中关于艺术风格的分析。
〔８〕《门地系列考古》，奈格尔版，１９７３年；同时参见 《印度—西
藏》和 《西藏画卷》。
〔９〕《西藏绘画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风格的渊源》，１９６８年向加利福
尼亚大学提交的博士毕业论文。
〔１０〕《古格壁画：多种艺术风格的混合》，载 《印度艺术面面观》，
１９７２年，第 １０５～１１７页；同时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３４５～３６８页。
〔１１〕参见 《参考书目》。
〔１２〕贡崔：《印度—西藏文化百科全书》，载 《西藏丛书》第 ８０卷，
新德里，１９７０年，《导言》第 ３７～５２页。
〔１３〕参见第 １章和第 ２章。
〔１４〕参见第 ３章。
〔１５〕参见第 ４章。
〔１６〕参见第 ５章。
〔１７〕参见前引 《西藏画卷》第 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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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黎吉生：《大约 ８世纪和 ９世纪时期西藏早期墓地和藏族装
饰艺术》，载 《中亚学刊》第 ８期，１９６３年，第 ７３～９２页。
〔１９〕杜齐：《藏王墓考》，罗马，１９５０年。
〔２０〕罗里赫：《西藏北部游牧部落中的动物风格》，布拉格，１９３０
年。
〔２１〕前引 《西藏画卷》第 １章。
〔２２〕参见布谢尔：《汉文文献中的早期西藏史》译文，载 《皇家
亚洲社会杂志》，１８８０年，第 ４３５～５４１页；同时参见戴密微著作，
前引第 ２０３页注释。
〔２３〕前引 《藏王墓考》第 １～２页。
〔２４〕前引著作第 ３页。霍尔即指西藏北部的游牧部落，也许是指
回鹘。随后的一个时期专指蒙古族。
〔２５〕伯希和：《西藏古代史》，巴黎，１９６１年，第 ６页。
〔２６〕参见图版 ６唐人描绘的松赞干布大臣噶尔的形象。
〔２７〕《青史》第 ２５５页。
〔２８〕《贤者喜宴》Ｊａ卷第 ９５页背面。
〔２９〕《西藏佛教艺术》，图版 ５３～５５布达拉宫作品。Ｓ·吉斯尔和
范利什：《西藏艺术》，布拉格，１９５８年，仁卧康寺院，图版 ５４～
５７及图版 ６０，在此，没有给出处。
〔３０〕Ｒ·Ａ·石泰安：《＜巴协＞：桑耶寺古代编年史》，巴黎，１９６１
年，第 ３５～３６页。同时参见劳费尔：《藏语中的汉语借词》，载

《通报》第 １７期，１９１６年，第 ５２３页注释 ２８５。同时参见 Ｂ·Ｃ·
奥尔斯乔克：《西藏的密宗和艺术》，柏林，１９７２年，第 １０页。
〔３１〕石泰安著作，前引第 ３１页；另请参见下面第 １１２页 （原著
页码。——译者注）的藏文。
〔３２〕参见 《贤者喜宴》Ｊａ卷第 ９１页背面～９２页正面中的相同记
载。这里的地名和人名在正字拼写上有些细微的差别。
〔３３〕在这里，ｐｈｖｙａｍｋｈｅｎ一词作艺术家解。参见Ａ·麦克唐纳：
《ＰＴ．１２８６、１２８７、１０３８、１０４７及 １２９０写卷解读，松赞干布时期
王室教中政治神话的产生和用途》，载 《西藏研究》，巴黎，１９７１
年，第 ３５０～３５３页中关于 ｐｈｖｙａ一词作创作者来讲的有关讨论。
〔３４〕ｋｕｎ一词是当作西藏臣民之意来使用的。显而易见，用这一
词来称呼所有藏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大体上将它译为 “西藏
臣民”。
〔３５〕参见上注 ３２。
〔３６〕《藏族传说的兴起》，载《西藏评论》第 ８卷第 １１～１２号，１９７３
年 １２月，第 １０～１３页。
〔３７〕《五部遗教》中的 《国王遗教》部分，第 ３８页背面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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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３８〕《巴协》著作，前引第 ７１～７２页；同时参见 Ｂ·Ｃ·奥尔斯
乔克著作，前引第 ４２页。
〔３９〕《贤者喜宴》Ｊａ卷第 １３３页正面。同时参见费拉丽：《钦则所
著＜卫藏圣迹志＞》，罗马，１９５８年版，图版 ５２关于温江岛地望
的照片。据说，由于热巴坚被他的兄弟朗达玛暗杀，这座建筑没
有完工。
〔４０〕参见杜齐：《根据西藏佛像的艺术风格来划分它们的类别》，
载 《亚洲研究》第 ２２期，１９５９年，第 １８０页中关于对白 Ｌｉ
（铜。——译者注）和红 Ｌｉ及 １８４页中关于最好的紫金色金佛像
的研究。
〔４１〕前藏是指西藏与中国内地最近的那部分地区。哲公夏兴许是
在西藏中部的某一地区。寺院的修建大约开始于 ７世纪时期的松
赞干布。参见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系列丛书 ３，第 １４页 《前后
藏考》。
〔４２〕将遍达那所拧的结与 《西藏画卷》图版 Ｆ作比较，同时，也
与唐朝那些泥塑佛像后墙上的圆形光环进行比较。参照秋山和松
原著作：《中国艺术》第 ２卷，《佛教石窟神殿》，第 ８０页，塑像

５５。
〔４３〕《西藏佛教艺术史》图版 ５３。
〔４４〕参见上注 ４０。
〔４５〕德玛格西·丹增平措著，巴伦布尔·Ｈ·Ｐ，印度，１９７０年。
〔４７〕前引杜齐著作第 １８６页。
〔４８〕参见下面第 ９５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４９〕参见前引罗里赫 《藏族绘画作品》第 １４页。“雕塑总是比较
墨守陈规的，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将这一论点和在西藏的
那些特别精通青铜塑像雕刻的尼泊尔雕塑家，以及在书中特别引
出的纽瓦尔作品联系起来，兴许会部分解释这种湮没无闻的原因。
同时参见注释 ５０。
〔５０〕前引著作第 ３７～５２页。在第 ４１页这段记载中提到三个雕塑
流派。堆白索军流派源于埃巴古巴和帕卓两位大师，噶玛噶智流
派 （第 ５１页注释 ９４）在贡崔时代衰亡，和卡且索军流派或克仁米
尔风格流派 （第 ５０页）共三个流派。Ｇ·史密斯在 《第一世班禅
喇嘛罗桑却杰坚参自传》，新德里，１９６９年版，第 ５页，注释 １７
和 １９中在对另一个画派的介绍中给出了一些补充材料。
〔５１〕西藏南部的一个地区。
〔５２〕贡崔：《百科全书》，《导言》第 ３９页注释 ７０，第 ４３页注释

７３。这里给出了时间出处，即东托仁波且：《藏族大事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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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年，第 １２３页。
〔５３〕在六个固有画派中提到的噶玛噶智画派，据说是在大约 １６世
纪后半期从美智古典画派中发展演变出来的。它深受汉族绘画的
影响，在取景、构图和颜色的使用上反映出明朝绘画发展的风格。
东部西藏亦即康区和安多地区的艺术家都采用这一艺术风格。在

《西藏画卷》中，杜齐提到了另外一些同中原的早期接触。该著第

６２９页中提到一位名叫噶德的艺术家。他曾数度前往元朝，不仅如
此，他还同汉族艺术家一道在拉萨工作。据说，他的儿子也采用
汉族艺术风格绘画。该著第 ５５５页中，杜齐谈到了康区风格。他
还说，一些寺院熟悉源于贯休 （８３２～９１２年）和李龙眼 （约 １０４０
～１１０６年）（第 ５６２～５６３页）在中原地区创立的广为流行的十八
罗汉的绘画手法是可能的。
〔５４〕参见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１９页。这里有一份杜齐在西
藏中部寺院壁画，特别是江孜白居寺壁画中发现的载有三十四位
艺术家姓名的名册。他认为，在 １５世纪初期，西藏艺术家们通过
自己的辛勤创作，艺术日臻成熟，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而使他
们流芳后世。我在继续收集艺术家的名字，包括贡崔在其著作

《百科全书》中给出的艺术家的名字；并且，不费吹灰之力，我已
收集到了上百个艺术家的名字。在书中提及的为数众多的艺术家
的名字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５５〕我曾经和他们工作过较短的一段时间。富有代表性而又活跃
至今的两个主要画派是西藏东部的噶玛噶智画派，特别是康区的
噶玛噶智画派 （参见注释 ５３）和从美唐和钦智画派中发展演变而
出的新美智画派。在 １９世纪以前，美唐和钦智画派的艺术风格曾
风靡拉萨。参见贡崔著作 《百科全书》第 ３９页。我们知之甚少的
另外一个绘画传统即是苯波教派的绘画传统。关于这一点，参见
柏林国家图书目录渥德尔收藏品第 １号作品即 《色尔米》写卷的
插图，尽管时至今日还不太为人所知，但它十分有趣。Ｈ·霍夫曼
多年来致力于这个写卷的研究工作，在其著作《苯教》（威斯巴登，
１９５０年版）和 《基本苯教》（罗马中东远东研究所，罗马，１９４３
年）的一篇文章中发表了 《色尔米》中的五幅彩色图版。波恩大
学的 Ｒ·Ｏ·梅斯撒哈十分友好地送我一些这部经典的缩微黑白
照片。这些照片绝对富有情趣，尽管从复制品中难以对它们作出
评估，但它们似乎同西部西藏古代苯教的某一地区有着一致的联
系。《苯教》插图图版 ７、９和 １０也许出自一个单个的对开本，也
许是书中最后一个对开本。这些图版体现出鲜明的苯教风格，没
有佛教痕迹。它们描绘的是该经书中施主及其两位妻子和一位苯
教师的形象。与此同时，在另外一处还有三位举足轻重的苯教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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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穿着佛教僧人的袈裟，头上顶着顶髻，但脚上穿着的是藏式

（游牧式？）白色靴子。这是一个在苯教经典中出现的西藏土著因
素和佛教因素混合的十分有趣的现象。参照 Ｍ·辛哈 《喜玛拉雅
艺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１９７１年，第 ２５页，这两位
僧人居于画的底部；第 ５６页，这位妇女居画的右部。他们都穿着
同一个式样的靴子。
〔５６〕吉美博物馆收藏品 ＥＯ１７７８０、１７７７０、３５７９、１２１１ａ和 ｂ号，
１１８２、１１８１、１１６７、１１４８、１１４６、１１３１及库柏拉 ＭＮＬＡＡ３７７号
作品 （与大英博物馆馆藏的敦煌救度母、斯坦因收藏品 １４０ＯＲ，
１９２９年罗杰斯基金会成立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的 ５１号
作品和曼陀罗 Ｎｏ３０７６２８２号作品是同一类型）都可以认为是
属于藏族—尼泊尔风格组画作品。这些都是在范德尔—尼古拉夫
人指导下的工作小组准备筹划在 Ｐ·伯希和系列作品中出版的那
些作品。在 １９７１至 １９７２年这段时间里，我十分有幸了解并详细
地检索了吉美博物馆馆藏的敦煌绘画收藏品，为此向范德尔—尼
古拉夫人表示感谢。《国家图书目录》中的 ＰＴ．３８９、９９３和 ４５１８
（７）号作品也同属于这组作品范畴。大英博物馆馆藏斯坦因收藏
品第 ３２、５０、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１３７和 １４０、１４１、１５７、０１６８、０１６９
及 １７７（１、２、３）号作品也属于这组作品范畴或与此有关。我未
能检索德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那些标有藏文题记的为数众多的绘

画作品和另外一些与藏族—尼泊尔风格有关系的作品，怀利在其
著作 《斯坦因发现的敦煌绘画作品目录》（伦敦，１９３１年版）中指
出是下列一些作品：３１５、３２１、３８２、３８７、４０５、４９４、４９５、５３１
号作品。同时，参见 Ｅ·松本 １９３７年于东京出版的著作 《敦煌研
究》图版 １４２、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ｂ，和 １５３～１８６、１９５及 ２０１
～２０７。它们从属于或与藏族—尼泊尔组作品有关。在 《国家图书
目录》中收集的敦煌藏文写卷里，有部分写卷涉及到了艺术家。例
如，ＰＴ．１１０６和 １１２９中出现了对于纸张的需求；ＰＴ．１０８２写卷
云，为了修复年久失修的 Ｋａｎｃｕ（＝Ｇａｎｚｈｏｕ甘州？）城，召集艺
术家；同时，还提到了金饰工；ＰＴ．１０９６写卷提到以劳役的形式
绘制 １５ｃｅｎｇ（层？）的画；而且还提到了两位汉族 （？）艺术家的
名字。
〔５７〕斯坦因在 １９２１年于伦敦出版的著作《千佛》中认为图版 ３描
绘的是无量光佛净土。但我赞成怀利把它看成是千手观世音菩萨
曼陀罗的观点。前引怀利著作第 ５３页。
〔５８〕怀利对汉文题记的辨认包括第 １行、第 ３行和第 ２行？他的
释读为：“敬造药师如来一区”，“最近，造得药师佛一尊”（从第

１行和第 ３行？），和部分能从红外线照片上的第 ２行能看到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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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名字 “普”部分，它也许和 “普贤”的第一个汉字相混了。不
过必须承认，他辨读为 “造”而我辨读为 “画”的第二个汉字十
分糟糕地被抹去了，但是它改变不了这种创作的意思。
〔５９〕引自《公元 ９００年后的大乘佛教艺术》，Ｐ·大卫基金会出版，
１９７１年，第 １～９页；同时参见图版 ３。
〔６０〕前引松本著作，注释 ５６。
〔６１〕尽管这些敦煌绘画作品几乎毋庸置疑是藏族人创作的，但这
些作品的风格反映出如此强烈的尼泊尔或印度艺术的影响，因此
可以把它们称为藏族—尼泊尔作品。正如业已讨论的一样，在当
时，尼泊尔处于吐蕃的统治之下，并且在 ７世纪末和 ８世纪初，藏
王经常夏居 Ｌｈｏｂａｌ（尼泊尔）谷 （此处之 Ｌｈｏｂａｌ不应作尼泊尔
南部解，而应作贱民解。这在近几年以来，几乎被学术界所公
认。——译者注）。参见戴密微 《拉萨僧诤记》，第 ２００～２０１页注
释。
〔６２〕参照敦煌附近甘肃安西壁画，亦即敦煌壁画的一个分支榆林
窟壁画，载 《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６年第 １０号刊，第 １３页中偏左。
〔６３〕这组绘画也许是图版 Ｅ中最优秀的作品。根据拜尔著 《西藏
艺术》图版 １、第 １３１页和第 ３６页的题记，这组画代表了藏族绘
画最古老的风格。同时，在色彩的不同使用上反映出尼泊尔的影
响，不仅如此，还反映出中亚艺术的一些因素。在 《西藏画卷》图
版 Ｆ和图版 １（Ｆ＝吉美博物馆 ＭＡ．１０８９号作品）和奥尔斯乔克
于 １９７２年在柏林出版的 《西藏的密宗和艺术》第 ５３页 Ａ和 Ｂ中
也发现了这组画中的其他作品。１９６６年于波士顿出版的 《印度和
尼泊尔艺术》中的海里曼莱克收藏品图版 １２１＝拜尔图版 １；图版

１２２＝ 《西藏画卷》图版 Ｅ。前引亨廷顿著作和拜尔业已观察到这
组作品和黑水城绘画作品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拜尔进一步把
它们与图版 ９和下面第 ２０页中的元代敦煌石窟中的藏族风格作
品联系起来，并认为这些作品也许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两组标有
藏文题记的作品还没有充分地被辨读出来，尽管拜尔说，在无量
寿佛作品 （拜尔，图版 １）上标出的题记似乎指出了它是用 “尼泊
尔新风格”（Ｂａｌｂｒｉｓｇｓａｒｍａ？）创作的。在 《西藏画卷》图版 １顶
部有六位藏族僧人，底部为题记。这是从复制品中十分难辨的题
记中辨别出来的，在原画中可能比较容易一些。但是，杜齐没有
提到这一点。这些僧人都穿着别具一格的长袍。参见下面第 ４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６４〕前引 Ｍ·辛哈著作第 ２８～２９页。
〔６５〕据藤枝晃著作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第 １９９、２８５～２８７页。
但前引戴密微著作第 １７７页中认为是 ７８７～８４８年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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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参见 《敦煌壁画》第 ３８号和 ３９号作品，即描述将官和他的
军队正在阅兵阵式中的壁画。
〔６７〕Ｊ·哈金编译：《１０世纪的梵—藏语汇表》，巴黎，１９２４年。
〔６８〕向帮助我辨读汉文题记的大英博物馆的怀特菲尔德博士和东
方、非洲研究院的 Ｄ·Ｃ·罗两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６９〕由 Ａ·麦克唐纳夫人编辑的 《＜国家书目＞中的敦煌重要藏
文写卷选》正在日本出版。编号与新版中的编号一致。
〔７０〕戴密微著作，前引第 ２０页注释 ５。参见ＰＣ．４５１９写卷和ＰＴ．
３８９写卷中两幅 《国家书目》中的敦煌曼陀罗作品。一幅写有汉文
题记，而另外一幅写有藏文题记，但它们确实具有同样的风格和色
彩。无疑，这两幅作品出自一人之手。同时参见吉美博物馆馆藏品

ＥＯ３５７９另外一幅曼陀罗作品。它的构图与上面两幅作品关系十
分密切，但更为复杂一些。从作品风格来看，显而易见是藏族风格
组画中的作品。然而，在作品底部出现了一位汉族施主，这似乎出
自另外一位艺术家的手笔，这位艺术家十分可能是汉族人。同时
参照前引松本著作，图版 １５１、１５３和 １５４、１５５及 １６３ｂ号作品。
〔７１〕拉垅·白吉多杰以刺杀朗达玛而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他是桑
耶寺主持的说法。
〔７２〕参见杜齐：《小部佛教经典》第 ２卷，罗马，１９５８年第 １８～
２４页、３８页、４１页、５９页、１００页、１４１～１４７页及 １４９～１５０页。
〔７３〕参见拉鲁：《关于中国禅宗传播的藏文文献》，载 《亚洲学
刊》，１９３９年，第 ５０５～５２３页。
〔７４〕参见黎吉生：《谐拉康藏文碑刻》，载 《皇帝亚洲社会杂志》，
１９５２年，第 １３５页。
〔７５〕目前，我正在收集关于早期藏王服饰方面的材料。与此同时，
我正在和卢浮宫博物馆的契耶先生共同从事一项藏族服饰史项目

的研究。
〔７６〕《敦煌千佛洞之中兴》，载 《东方学报》第 ３５卷，１９６４年，第

２４页，注释 １７。
〔７７〕参见大英博物馆馆藏斯坦因收藏品第 ５０号作品下部的施主
画像； 《印度—西藏》第 ３卷第 １部分，图版 ２４～３０； 《西藏画
卷》图版 Ｃ。
〔７８〕杜齐 １９３７年于米兰出版的 《西藏鲜为人知的圣人和强盗》，
第 １３２～１３３页中图版 ４：１２世纪的 《古格王子》。他们的头上戴
着不同的帽子，却穿着同样的宽领衣服，并且，他们的头发在耳
朵处拧成结。同时参见第 １２８～１２９页的 《芒囊，一座寺院》，在

１１世纪壁画中具有同样宽领的衣服。参见戴密微著作，前引第 ２０８
页～２１２页注释：关于该发型风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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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参见 《西藏佛教艺术》图版 ５３；同时参见图版 ６６，前引著
作关于 １４００～１４３９年间江孜白居寺塑立的三大法王松赞干布、赤
松德赞和热巴坚的三尊塑像作品。他们的头上都缠戴着头巾。
〔８０〕伯希和 《西藏古代史》第 １３０～１３１页：“身被素褐，结朝霞
冒首，佩金镂剑，钵掣逋立于右。”钵掣逋 （伯希和作：ｐｏｔｃｈ＇ｏ
ｐｏｕ）在前引著作第 ２２４页中，戴密微认为是藏王的大臣顾问，即

９世纪初的一位佛教官员。钵掣逋是藏文ｄＰａｌｃｈｅｎｐｏ的转写。同
时参见前引著作第 ２２５页注释 ３，第 ２２８页注释 ２，同时参见布谢
尔前引著作第 ５２１页。
〔８１〕前引松本著作图版 ８７ｂ，正文第 ２４８页。在这里，他没有提
到复制件上一点也不清楚的藏文题记。他认为第一位人物也许描
绘的是佛陀的母亲摩耶皇后。而秋山和松原则认为描述的是跟在
唐皇后面的藏王。
〔８２〕目前，我在 Ａ·麦克唐纳夫人的指导下，在高等研究实验所
从事关于根敦群佩的生平和著作研究的博士论文。
〔８３〕劳费尔：《藏语中的汉语借词》，载 《通报》第 １７卷第 ４号，
１９１６年，注释 １６１。ｄａｒ，亦即丝绸，也许与回鹘语中的 ｔｏｒｘｕ、蒙
古语中的 ｔｏｒｇａｎ一词等有联系。
〔８４〕《白史》第 １３页。
〔８５〕日嘎·罗桑丹增：《政教常识汇总》，见那累斯，１９７２年，第

１７３～１８７页。第 １７３页中给出了一幅肖像画。
〔８６〕前引戴密微著作第 １８７～１８８页注释。
〔８７〕《文物》，１９５９年第 ７号刊，第 ６～７页，第 ３页图版。同时
参见Ｂ·史密斯和王和文（音译。——译者注）：《中国艺术史》，伦
敦，１９７３年，第 １１８页～１１９页彩色卷轴画局部。
〔８８〕前引戴密微著作第 ３５６页。在这里，他说，描绘的是文成公
主的藏族婚礼。
〔８９〕参见奥登堡著作。
〔９０〕在这里，向帮助我翻译这篇文章中不同文字段落的 Ｇ·马拉
表示感谢。早期藏族风格的各种细枝末节最终都要追溯到印度。例
如，站立式的莲花手塑像左肩上的披肩花纹 （奥登堡著作注释

３６）。这种情况在敦煌绘画作品中屡见不鲜。参照馆藏于大英博物
馆中大约是 ８００年的一尊印度观世音菩萨像，即 １８９８７２１３４号
作品。
〔９１〕参见上注 ６３。
〔９２〕伯希和：《敦煌石窟》，巴黎，１９１４～１９２５年，第 ６卷，图版

３４７～３５１。同时参见俞剑华：《中国壁画》，北京，１９５８年。
〔９３〕前引拜尔著作第 ３６页注释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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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稻叶正就：《有关元代帝师之研究》，载 《大谷大学研究年
报》第 １７卷。
〔９５〕参见 Ｆ·希契曼： 《中国陶器中的佛教象征》，载 《东方艺
术》１９６２年春季刊，第 １５～２０页。
〔９６〕参见凯瑟林和艾克瓦尔：《西藏公国：萨迦政治体系》，纽约，
１９６９年，第 １５页。
〔９７〕Ｊ·高马士：《西藏和中华帝国》，堪培拉，１９６７年，第 ２０～
２２页。野上俊静：《关于元之宣政院》，第 ７８２页。同年，八思巴
受封帝师称号。１２６４年，创建了控制藏族和佛教事务的总制院机
构。１２８８年易名为宣政院。这个机构独立于中央政府。根据前引
里契内夫斯基著作第 １５１页，国师为总制院院使。参见 《元史》第

２０２卷中有关八思巴的传记。１３２４年，描绘了一幅八思巴的肖像
画，同时还立塑了几尊泥塑塑像。参见 《文物》１９５９年第 ７号刊
第 １２～１３页，安守仁：《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壁画》中关于扎什伦
布寺两幅描绘八思巴朝见忽必烈汗的壁画作品。
〔９８〕参见第 ４章和第 ５章。
〔９９〕萨尔文·列维翻译：《尼泊尔》，第 ３卷，巴黎，１９０８年，第

１８５～１８９页。同时参见伯戴克：《尼泊尔中世纪史》，罗马，１９５８
年，第 ９９～１０１页。我未能得到 Ｍ·埃塞迪撰写的 《阿尼哥传
记》，载 《蒙古学报》第 ２卷，１９４１年，第 ２４４～２６０页。这里有
许多表明早期影响的各种迹象，但没有任何一个是清晰可辨的。西
夏木刻和绘画作品的渊源很广，不止中原地区，还体现出了元代
以前盛行的早期藏族艺术风格。Ｈ·卡宾在 １９７２于《亚洲研究》上
发表的 《１１７３～１１７６年元代大型佛教卷轴画》也许与当时那些在
西藏附近创作的作品类似。特别参见金刚界图版 ３１，第 ７７号另一
种背光造型；图版 ３５，第 ８９号：一位观世音菩萨呈游戏坐，一只
脚搁在小莲花上的画像作品，看上去与藏族救度佛母作品十分相
近。参照前引拜尔著作，第 ３０页注释与图版 ８９。西克曼和索波尔

《中国建筑和艺术》中刊印的图版 １８２和 １８３ａ是在年代上有疑问
的其他实例，表现出它们在艺术风格上的联系。这两幅图版是蒙
古边界山西大同两座寺院主殿中的作品。图版 １８２是善化寺中的
作品，索波尔将它的创作时间定为 １１世纪 （金代：９１６～１１４３
年）；而另外一幅作品即图版１８３ａ是华严寺的作品，索波尔将其创
作时间定为辽代 （１１２８～１１４３年）。这些佛陀作品具藏族风格，马
蹄形背光呈涡形花纹，裙子折叠在腰间 （参照下面第 ６８页＜原书
页码。—译者注＞中的作品）。它们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图版 ５０的
永乐青铜佛陀塑像作品。同时参见Ｍ·萨利文：《中国艺术》，１９７３
年，第 １４９页。我们可以把这一背光作品同 《中国佛教画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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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页中的五台山明朝作品及第 ６３页中的洛阳白马寺明代作品作
一比较。这部著作第 ２５页中有另外一幅辽代的石刻救度佛母 （根
据传统中的观世音菩萨）塑像作品。同时参见 《文物》１９６１年第

１２号刊第 ３８～４１页。这幅画像是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劈嵌于岩石
间的昭庙寺中发现的，带有浓烈的喇嘛教风格，使人强烈地联想
到后来藏族佛教艺术的发展。毫无疑问，这幅作品是重新修补过
的。参见下面第 ６０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或图版 ４３。
〔１００〕同时参见 Ｓ·休谟：《喇嘛教艺术》，图版 １。在这里，给出
的创作时间是 １２７９年，塑像高 ４５米。
〔１０１〕同时也发表在永弘敏男著作《西方收藏品中的中国艺术》第

３卷，即图版 ８６。参见伯希和：《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干漆塑像》，载

《亚洲学刊》１９２３年第 １期，第 １９３～１９７页关于阿尼哥和他的弟
子刘元。
〔１０２〕参见注释 ９９。
〔１０３〕在阿尼哥传记中也有刘元的简短传记。其载云：“有刘元者
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参照第 ４章注释 ６８。
〔１０４〕这段文字是逐字逐句翻译的。
〔１０５〕大教官，据陈垣 （音译。——译者注）：《蒙古统治下中国
的西方和中亚人》，洛杉矶，１９６６年，第 １８８页。前引伯戴克著作
第 １００页：１２７４年他成为青铜艺术家的总长官，１２７８年成为帝国
艺术作坊的总管。
〔１０６〕这尊塑像可能是用失蜡术塑造的。参见 ＭＬ·德·拉布里
夫：《关于尼泊尔泥塑制作的研究》，载 《冈底斯》杂志第 １卷第

３号，第 １８５～１９２页。尼泊尔到目前为止仍然使用这一技术。同
时参见 Ｉ·阿尔索普和 Ｊ·查尔顿：《奥古比哈尔造像》，载 《尼泊
尔研究集》第 １卷第 １号，１９７３年 １２月，第 ２２～４９页。
〔１０７〕工布查布是位受过藏族教育的蒙古人。１７４２～１７４３年，他
在北京从事藏文和蒙古文的翻译。参见 Ｒ·Ａ·石泰安：《西藏的
史诗与游吟诗人》，巴黎，１９５９年，第 ５９页。在巴黎的高等中国
研究院中可以找到他翻译的玄奘著作 《西域记》的抄本，即 ＥＩＶ
８３号作品，书名为 ＣｈｅｎｐｏＴｈａｎｇｇｕｒｄｕｓｋｙｉｒＧｙａｇａｒｚｈｉｎｇ
ｇｉｂｋｏｄｐａ＇ｉｄｋａｒｃｈａｇ。这部影印写卷抄本第 １５２页以下各页内
容在日本的大谷大学图书馆中能够找到。今枝由郎帮助提供这两
则材料，向他表示感谢。
〔１０８〕江南，位于长江南部，指江苏省和安徽省。
〔１０９〕《中国世界》，巴黎，１９７３年，第 ３３６页。据 《世界艺术大
百科全书》第 ３卷第 ５３９页记载，飞来峰这尊戴着藏族僧人帽子
的肖像在明朝时头部断落。

·１４·



〔１１０〕飞来峰喇嘛教石刻插图，参见 《支那佛教石刻》第 ５部分，
图版 ８７～８９、９４（１）和 ９６；黄涌泉：《杭州元代石窟艺术》，北
京，１９５８年，图版 ４、５、１７～１９和 ３４及 ４１～４３。喇嘛教的影响
从肖像学角度来看较之于风格更为显著。参见《支那佛教石刻》图
版 ８７右边的两幅人物形象。
〔１１１〕《居庸关，北京西北通道上 １４世纪的佛教拱门》，东京，１９５７
年。
〔１１２〕前引著作第 ３２８页。
〔１１３〕前引著作第 ３２８页的藏文作 Ｎａｍｍｋｈａ’ｓｉｎｇｋｉｔｓｅ。前引
著作第 ２６９页的蒙文作 ＮａｍＳｉη；而前引著作第 ３１４页的汉文作
国师南加惺机资，又作曩加星吉。此人在 １３３６年宣帝时期被封为
国师 （《元史》第 ３９卷）。据推测，居庸关题记中名字中的最后
一个字 “资”是弟子之意 （？）。
〔１１４〕前引著作第 ３２８页Ｒａｂｇｎａｓｂｚａｎｇｐｏｂｙａｓ（即吉祥大开光
之意。—译者注＜参见前引著作第 ３２８页＞）有一些模糊不清，我
将此译为建筑竣工仪式。Ｒａｂｇｎａｓ即指对完工后的塑像抑或建筑
等所进行的奉祭仪式。参照前引著作第 １０２页注释 １００。
〔１１５〕前引著作第 ２３８、２６５、３２８页；同时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２５３页注释 ５３。
〔１１６〕八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年）于 １２７０年首先受封的是帝师头衔。
参见前引稻叶正就著作第 １５４页。
〔１１７〕前引 《居庸关》第 ３２８页。
〔１１８〕参见 Ｍ·拜塞尔：《吐蕃王室的禁令》，拿骚，１９７０年。
〔１１９〕前引 《居庸关》第 ３３３～３３４页。
〔１２０〕前引著作图版 ３～１４、２１（佛陀头戴王冠）、５９、６０、６４～
８１，第 ３２３～３５９页。据说，这种浅浮雕石刻具有辽代和金代碑刻
雕刻特色。参照上注 ９９。马丁·莱勒把这种喇嘛教风格称为国际
风格，参见他的文章：《一尊具有国际风格的木雕曼陀罗艺术》，载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会刊》，１９７１年 １１月。
〔１２１〕前引 《居庸关》第 ３２９页。
〔１２２〕参见Ｅ·奥尔逊：《纽渥克的一尊尼泊尔背光作品》，新泽西，
载 《东方艺术》１９６０年秋季刊，第 １４８～１４９页。大英博物馆

Ｎｏ１８８１１０１０１ａ号作品是一幅东印度伊蒙布尔（？）创作于 １０４３
年的吉祥相肖像作品。Ｔ·Ｏ·贝林格尔：《重游信隆噶尔》，载

《冈底斯》第 １卷第 ３号，１９７３年，图版 １８３。Ｈ·Ｂ·卡宾：《大
型佛教卷轴画》，载 《亚洲艺术》第 ７７号，１９７２年，图版 ３１。
〔１２３〕更详细的图版，请参见《印度—西藏》第 ３卷第 ２部分，图版

１０６；《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插图 ２５、２５ｂｉｓ；前引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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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哈著作第 ２６页和 ４９页；同时参见前引 《居庸关》，第 ３２２页关
于对拱门的讨论。
〔１２４〕前引著作图版 ６９、７２。请注意中部有一大象脑袋和一海中
怪物及一金刚，参照下面第 ４０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
〔１２５〕参见下面第 ５８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中 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木刻画中描述的同一拱门。
〔１２６〕前引 《居庸关》第 ３３６～３３８页。
〔１２７〕《文物》，１９６１年，第 １期，第 ５３页。
〔１２８〕《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１、２、３部分。
〔１２９〕关于佛塔，参见 《印度—西藏》第 １卷。
〔１３０〕《西藏画卷》第 ６０６页；《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２部分，第

２８７页。据《文物》１９６１年第 １期第 ５３页，白居寺白塔始建于 １４１４
年，共耗去十年时间；白塔共有一百零八道门（ｂｋｒａｓｈｉｓｓｇｏｍａｎｇ
＜即吉祥多门。——译者注＞），七百零六座小殿；殿里都是塑像
和壁画；而且，白塔有九层。参见前引 《西藏画卷》图版 ７９、８１；
杜齐：《雪域》，伦敦，１９６７年，第 ７１页背面关于这种类型的其他
一些早期佛塔，即第 ３２号图版。
〔１３１〕例如，仁钦桑波在他父亲去世时安置的一尊塑像。在他第
二次访问尼泊尔时，他看望了艺术家比达卡，而且要求他立塑一
尊与他父亲塑像一般大小的观世音菩萨塑像。然后，他用木马车
将这尊塑像运回了西藏，而后安置在长卡且果科寺院内 （卡且意
为克什米尔，亦即克什米尔寺庙。——译者注）。这则记载出自一
部名叫《大喇嘛译师成熟解脱无垢镜》的仁钦桑波的传记写卷。这
部传记是古格的吉唐·白益希在托林寺撰著的。《青史》第 ６８页
中提到了这部传记。因此，这部著作至少成书于 １４７８年以前。作
者也许是仁钦桑波的主要弟子之一。参照 《印度—西藏》第 ２卷，
第 ５３页。这里似乎有由同一作者撰写的两种不同的传记。一部是
简短传记，而另外一部则是中篇传记。上面提到的这部传记只有
二十三页，也许是那部简短的传记。
〔１３２〕参见上注 ２。
〔１３３〕发表在前引拜尔著作图版 ４１和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会
刊》１９６７年 ２月刊上。参见 Ｓ·李：《受屈的太阳：克什米尔佛陀
和太阳》，第 ４３～５０页。这段题记是：ＬｈａｂｔｓｕｎｐａＮａｇａｒａｄｚａ＇ｉ
ｔｈｕｇｓｄａｍ （拉尊龙王本尊。——译者注）。在此，向印度克里夫
兰艺术博物馆的馆长 Ｓ·乔马为我拓印这则题记表示感谢。据他
认为，这尊青铜塑像不可能晚于 ８至 ９世纪。
〔１３４〕参见降央南杰：《竹巴贡列的生平和道歌》，载 《冈底斯观
察》第 １卷第 １号，第 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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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参见黎吉生：《拉萨碑刻中的 ８２１～８２２年的穆宗和赤祖德
赞协约》，载 《皇帝亚洲社会杂志》，１９５２年，第 ５５、６０页。同时
参见 Ｒ·Ａ·石泰安：《藏语中的一个语义群：创造和生殖、存在
和变成、活着、养活和救活》，载 《英国伦敦大学非洲及远东学院
学报》第 ３６卷第 ２部分，１９７３，第 ４１８页注释 ２１。
〔１３６〕Ｌｉｍａｂｒｔａｇｐａ＇ｉｒａｂｂｙｅｄｓｍｒａ＇ｄｏｄｐａ＇ｉｋｈａｒｇｙａｎ（《品
续中的青铜佛像装饰》。——译者注），第 １５页。参照下面第 ９５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
〔１３７〕关于益希沃不辞劳苦迎请教师到西藏，被廓逻禄人抓获而
后死去的记载，参见 《青史》第 ２４４～２４５页。
〔１３８〕《印度—西藏》第 ２卷，第 １０～１２、６２、６７页。据仁钦桑
波的传记 （参见上注 １３１），最初，他在十八岁时偕同一些同伴自
愿前往克什米尔地区。
〔１３９〕《青史》第 ３７页；《印度—西藏》第 ２卷，第 １７页。
〔１４０〕Ｓ·噶尔美：《１０至 １３世纪的大圆满教义研究》。这是篇提
交给 １９７３年的巴黎第 ２９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的论文。此论文不
久将在 《亚洲学刊》上发表。
〔１４１〕费拉丽：《钦则所著＜卫藏圣迹志＞》，罗马，１９５８年，第

９３页注释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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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西夏藏》藏族风格木刻插图

据正史记载，西夏王朝兴废于 １０３２至 １２２６年间，疆域覆盖
中国西北边疆二十二个州的广大地区。西夏人是藏人和回鹘—蒙
古人的混血儿，生活在西夏王朝前后。他们操持的语言据说属藏
缅语系，使用的是以汉文为基础的复杂的文字系统，他们的文化
高度发达，并拥有一整套法津制度 〔１〕。１２２６年，成吉思汗开始
了对西夏王朝惩罚性的征讨 〔２〕，致使百分之九十的西夏人民丧
生于战火之中。尽管如此，从忽必烈下令刊印并完稿于西夏王朝
崩溃后七十年的三千六百二十卷的全套西夏 《大藏经》的重印版
来看，显而易见，他们的文化并没有立即消亡。１２２７年，创建西
夏王朝皇室的一些后裔逃到西藏 ，避难于西藏北方的昂仁地区

〔３〕。在这里，他们使用的是 “羌”这一名字 〔４〕，并且代理了创
建于 １６１０年的宁玛派多杰札大寺院分寺上多杰札寺的主持职位

〔５〕。
随着本世纪初中亚城镇遗址考古探险活动的兴起，一大批学

者致力于西夏文化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并取得成果 〔６〕。
１９７３年，在巴黎召开的第 ２９届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上，季卡诺夫宣
读了一篇题为 《１２至 １３世纪唐古特律令碑刻》的论文 〔７〕。文中
强调，黑水城并非最初假设的那样，是西夏的首都，而只是一个
收容流亡政治犯的边境城镇。黑水城提供了一些可以称作藏族风
格的最早的木刻和绘画作品。

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由科兹诺夫上校率领的两次黑水城遗址探险
最为重大的发现是 “ＣｕｂｕｒｇａｎＡ”，亦即佛塔。根据奥登堡 〔８〕著
作第 ８５页中绘制的地图，这座佛塔位于黑水城的东南面。佛塔内
千姿百态，琳琅满目，整个是座囊括书籍，经卷，布画、绢画、纸
画等大量绘画作品和精雕细刻、粗制滥造或二者兼而有之的金属
和木雕塑像，以及小型佛塔等等诸如此类文物的图书馆。由于气
候干燥，这类精美文物保存相当完好，因而有着十分重要的考古
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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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诺夫根据塔藏的丰富文物认为，这座佛塔是为纪念一位
转世导师而修建的。在 （雕花大理石）石棺北墙附近发现了他的
躯干，他的头盖骨也成为考古探险收集品之一。在大约三十至三
十五英尺 〔９〕高的佛塔内，矗立着一根中柱。中柱四方，一尊二
十岁的等身坐式塑像面向中央，他面前放有一大堆书籍，仿佛是
一位背诵经文的喇嘛。奥登堡著作中发表的绘画作品，还有那些
运往列宁格勒现在库藏在艾尔米塔日博物馆的部分作品，都是在
这里发现的。由于运输不便，二十岁等身塑像被埋在黑水城的沙
丘下面，再也未能找到。奥登堡著作第 ９０、９１和 ９２页中发表了
几张佛塔发掘前后情况的照片。他们还在黑水城、堰渠沟壕等各
个角落，发现了数以千计的 “擦擦”〔１０〕，据该著，这些 “擦擦”
是 １２２６年成吉思汗吞并黑水城时期的作品 〔１１〕。
王静如把组成西夏 《大藏经》西夏文佛经部分分为 《西夏

刊》和 《元刊》两种 〔１２〕。第一种包括 １２２７年西夏王朝灭亡以
前西夏文雕刻和刊印的较早时期的经文；第二种则是直接来源于
前面提到的 《西夏藏》版本，它是在管主巴的指导下，于 １３０２年
刊毕于杭州大万寿寺的经典。发表于 《西夏研究》〔１３〕、《西夏研
究一》〔１４〕和 《唐古特大藏经》〔１５〕及 《亚洲腹地》〔１６〕上的
这两种西夏 《大藏经》图版，也许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种主要的风
格流派，绝大多数作品直接与汉族风格有关，其余的作品是按藏
族风格创作的。从艺术风格的观点来看，藏族风格流派同 《西夏
刊》和 《元刊》这两个时期一致，下面我们将列举并讨论十幅这
样的插图。
图版 １６：菩萨，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 图版 １８：菩萨，黑
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图版 １７：菩萨、僧众和佛陀，黑水城，
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

西 夏 刊

首先，在 《亚洲腹地》第 ３卷上发表有黑水城发现的三幅佛
经插图残片。

１．图版 ６２ｋｋⅡ０２３８ａ（说明：前引著作，第 １卷，第 ４８３
页）。这是一幅三头八臂、菩萨环围的怛特罗神像残片。斯坦因没
有提到它艺术风格上的联系 〔１７〕。

２．图版 ６３ｋｋⅡ０２３１ｂ（说明：第 １卷，第 ４８１页）。这是一
幅绘有众多菩萨、僧人和佛陀，左上方绘有一座藏式佛塔的残片。
在这里，斯坦因指出它是用藏族风格创作的。

３．图版 ６４ｋｋⅡ０２８３ａ（说明：第 １卷，第 ４９９页）。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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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多臂怛特罗，上方绘有两尊祭献神画像的残片。斯坦因没有指
出它在风格上的从属关系。
在 《亚洲腹地》第 １卷第 ４５页中，斯坦因评述道：“在一些

木刻画中体现出的藏族影响与陈福同 （音译。——译者注）提供
的几世纪以前在这一地区流行的表现佛教艺术的一些绘画流派完

全一致。”这段材料清楚地表明它属于 《导言》中讨论的敦煌藏族

—尼泊尔绘画风格。
Ｅ·格林斯梯德在 《唐古特大藏经》上发表了既属于 《西夏

刊》又属于 《元刊》的另外一些藏族风格的木刻画。《唐古特大藏
经》是取材于罗目侯罗·纳拉收藏品中为数众多的西夏经文收藏品。
九卷 《唐古特大藏经》中图版比比皆是，通常是插在经文的卷首。
多数图版不只出现一次，而且，一些插图似乎是并连在一起的。由
于原件遭到毁坏，毋庸讳言，复制品通常模糊不清。其中有两幅
作品是早期 《西夏刊》中用藏族风格创作而成的。

４．《百藏》第 ９１卷第 ２１８４页中刊插的是一幅众菩萨环围、三
头十二臂的菩萨作品，位居汉族风格佛陀的左面。这幅插图刊印
在 《五守护 （神）》经典 《大寒林》部经卷卷首，附有西夏文题记。
这幅木刻作品从属于 １这一系列风格范畴，也许为同一艺术家所
作。

５．《百藏》第 ８８卷第 １４１１页（再版，第 ８８卷，第 １３１９页），图
版源于 《大正藏》第 ２８８卷 《八千颂经》。这幅插图是三幅组图，
绘有菩萨、佛陀和僧人及两座佛塔。在右边站立的是一个汉族风
格的韦陀 〔１８〕。可以将这组跪式的人物肖像和 ２作一比较。题记
是用西夏文撰写而成的 〔１９〕。
在这五幅木刻画中的肖像和据说是源于西藏的 １０或 １１世纪

的一尊青铜菩萨塑像 〔２０〕之间可以进行饶有兴趣的比较：苗条
疏松和谐的身躯；三角形的臂膀绶带和头冠；高高的假髻；圆圆
的耳饰；特别是这一张张几乎一样而无法辨别的面庞。较早时期
的青铜塑像，绘法比较简单。但是将印度的面相特征生动逼真、天
衣无缝地移植为藏族面相的情况，似乎是早已有之。
图版 １９：菩萨，黑水城，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 图版 ２１：佛陀向三
位僧人布道。敏捷—文殊 室利菩萨，西夏，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图
版 ２０：绘有菩萨、佛陀、僧人及佛塔的三幅一组木刻，西夏，创
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
再就是，馆藏于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 〔２１〕的三幅没有发表

的黑水城木刻画在艺术风格上似乎也同属于 《西夏刊》时期的作
品，应该把它们同黑水城绘画作品作一比较。

６．唐古特 ６３Ｕｎｂ７０７作品，是两个残片。左边是莲花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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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正在向座下的三位僧人布道佛法；右边也是一位菩萨，兴许
是四臂敏捷—文殊室利 〔２２〕，手里拿着一柄剑，一本经书，一枝
箭，还有一个精美的深钵。他坐在同样的宝座上，一位虔诚的菩
萨跪于其下，手呈合十手印。在复制作品中尽管这二者互不关联，
但线条的一致、装饰的细节和背景都暗示出这两幅作品出自一人
之手。它们好像是同一幅作品的两个部分，参照 ７。

７．唐古特 ６６Ｕｎｂ５９７图版。这是两部分西夏经文中的插图。
左边，佛陀向众僧和菩萨布道。宝座前面一位僧人手持法轮，右
边是左右两手各持莲花的文殊室利菩萨？（原文如此。——译者
注）。莲花同肩齐平。每边莲花上放着一本经书。他的侧面有两位
菩萨，宝座前放有一簇莲花。画面的主题、人物结构的安排和风
格使人不禁联想到第 ６组作品。但是，这幅作品很粗糙。两位人
物肖像都是用简朴的背光形式来塑造的，背光中有一只妙音嘴鸟
环围着。

８．唐古特 １６４Ｕｎｂ２０５图版。这是一幅用背光形式塑造的佛
陀插图。佛陀坐于莲花宝座之上，正在布道。菩萨和僧人环围着
他，其中一位跪于其下，手持一个法轮。佛陀的肖像以及他那紧
身合体的长袍不禁使人回想起印度北部波罗王朝的创作风格。这
幅作品镌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题记。汉文题记部分已损坏，为

“如来鹫峰山……演 （？）说般兮”。即如来在鹫峰山上布道 《般若
波罗蜜多经》（？）。背景是代表鹫峰山的艺术化的岩石。山上，鹫
众正在聆听如来布道。
在进入 《元刊》讨论以前，必须提到与 《西夏刊》木刻画同

一时代的黑水城绘画作品。它们进一步地展示出西藏和西夏之间
的紧密联系，似乎还描述了西藏某一特殊教派僧人的形象。

《亚洲腹地》第 ３卷图版 ７７ｋｋⅠｉｉ０１（说明：第 １卷，第 ４４４、
４７１页）是一幅在大麻布上绘制的佛陀小画像。然而，从他穿着的
红、黄服饰，头发的发型和围裹他全身厚重的褶式长袍 （藏文作：
Ｚｌａｇａｍ）来看，描绘得也许更像一位藏族僧人。据斯坦因说，在
肖像后面书写有几个藏文词语，但斯坦因未给出具体的藏文。这
幅作品不仅可以同奥登堡著作图版 ８６中一位蓄有胡须的僧人作
比较，还可以同这部著作图版 １２左下角底部的人物形象作一比
较。图版 １２左下角底部描绘的是药师佛之一的药尊佛。他被描绘
成一位 “面容黎黑，蓄有几撮胡须，手呈法轮手印，削发的喇嘛
形象。他的长袍包括一件没有袖子的红色背心 （藏文作：ｓＴｏｄ
ｇｏｓ）。背心上套着一件棕褐色的僧袍。在僧袍外面穿的是一件圆形
的黄色长袍 （藏文作：Ｚｌａｇａｍ？）。头戴一顶镶有黄边的黑帽，而
且在前面画有一个遍金刚。他双腿交叉盘坐在一床淡红色的毛垫

·８４·



上”。在众多早期藏族绘画作品中，在作品左下角底部通常都能发
现这样描述僧人和俗人的肖像作品。他们也许是施主的形象

〔２３〕。
图版 ２２：佛陀释迦牟尼鹫峰山布道图，西夏，创作于 １２２７年以前
正如我们业已注意到的一样，黑水城藏族风格的绘画和木刻

作品反映出波罗王朝的风格。西藏除了同中亚，特别是同相互之
间有着密切的族源和文化纽带的西夏之间因政治和地理因素有着

直接的联系以外，在我们前面描述的僧人形象中可以找到藏族影
响最重要的特征。这些僧人头上戴的黑帽在设计上与噶玛噶举派
两个支系僧人所戴的黑帽并没有差别。噶玛噶举派黑帽 （藏文作：
Ｚｈｖａｎａｇ）世系创建于 １２世纪，一直沿袭到今天〔２４〕。众所周知，
这一世系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于 １２５５～１２５６年在霍尔西夏边界
上建立了一座寺院 〔２５〕。但这座寺院的建立与黑水城相比，则要
迟得多。在早些时候，这儿也居住过一些藏人。据说，黑水城驻
军里尽管也有一支强大的藏军，这座城镇还是在 １２２６年成吉思汗
的血腥屠杀中被占领 〔２６〕。据拔卧·祖拉陈哇所述 〔２７〕，噶举
派另外一个支系必力工派的六位僧人在藏巴·董琼哇的率领下，
于 １２２２年还居住在西夏。藏巴·董琼哇是向仁波且 （１１２３～１１９３
年）的一位门徒 〔２８〕。他曾身居蒙古，而且在蒙古成为蒙古宫廷
会见的第一批藏族僧人。当成吉思汗探听到他们有防雹技术时，他
们已因先生和阿尔卡文 （音译。——译者注）的嫉妒，而离开蒙
古前往西夏地区 〔２９〕。在西夏，他们从事翻译工作。当成吉思汗
到达西夏时，据说藏巴氏还担任了这位大汗的翻译。必力工派僧
人所戴的帽子究竟属于哪一类则不得而知。但是，它作为噶举派
的一个支系，所戴帽子的风格可能同噶玛巴红帽世系和黑帽世系
僧人所戴帽子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画面中的人物可能描述的是
一位必力工派僧人的形象。
图版 ２３：佛陀向众生布道，杭州，大约创作于 １３０２年图版 ２４：佛
陀向众生布道，图版 ２３的明代临摹品 图版 ２５：佛陀向众生布道，
杭 州，大约创作于 １３０２年

元刊

《唐古特大藏经》中的两幅插图同西夏木刻作品一样展示出藏
族艺术风格惊人的变化。从 １到 ５优雅而又轻描淡写的禁欲主义
气息屈从于较为丰富多样的创作。创作中的人物是多维、立体的，
而且线条也更为柔和。

９．《唐古特大藏经》第 ８３卷第 ５４页 （再版，第 ８６卷，第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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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是一幅源于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藏》第 ２２０卷）中
的插图。正在聆听佛陀布道的圣者们是清一色的汉人。它的艺术
风格完全可以同 １３２５年建于山西元代道教寺院永乐宫三清殿的
壁画媲美。作品中的佛陀及其背光和宝座保留着藏族风格；而长
袍和背光上柔和的花和卷轴纹，则使人联想到金代和辽代的大同
画像〔３０〕。ＪＰ·杜伯斯克收藏的元、明两代汉文佛教经典中为数
众多的插图收藏品中，大多数体现出的都是这一风格。中央的佛
像展示出浓厚的藏族风格影响，陪衬的人物形象却展示出汉族艺
术的风格。其明代临摹品清楚地展示出这些木刻作品的这一风貌

〔３１〕。
１０．《唐古特大藏经》第 ８３卷第 １页（再版，第 ８７卷，第 １０５２燉

１０５９页）中刊印的是一幅 《华严经》部分的插图。这最后一幅西
夏木刻作品十分重要。在第 ８７卷中可以找到它更为清晰的的画
像。它描绘的是一位凝视前方、手呈法轮手印、正在对一大群有
情众生布道的佛陀。他坐在一个矩形台子支撑的莲花宝座上

〔３２〕。光环、黄鹂和背光呈马蹄形。佛陀和僧人的长袍质地相同，
由方形布料制成。在宝座前面悬覆着标记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
褶式绸缎。在褶式绸缎两侧，支撑台子的中间，绘有一个象头和
一个海生生灵 （藏文作：Ｃｈｕｇｎａｓｐｉｒｔｓｉｒ？）的面部。组成圣众的
佛陀、僧人和菩萨或多或少都有点藏人形象，而另外一些人物形
象，诸如站立在宝座右底的那位则是汉人。佛陀的前面，祭献有
五柱香。题记为西夏文。
这些资料组成了早期藏传佛教艺术的部分常用词汇。其中大

部分词汇源于印度。但是这里的木刻雕刻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它
在构图和风格上与 《碛砂藏》第 ６号木刻作品几乎同出一辙。它
们几乎无疑都是在杭州同一个作坊中创作的。我们拥有的这些元
版 《西夏藏》藏族风格木刻插图作品，十分可能是在忽必烈的敕
令下由汉族工匠在中国东南的杭州雕刻并刊印而成的。
碛砂版汉文佛教 《大藏经》中出现了与这些作品几乎是同一

时代的临摹品。在 １３０６年的 《碛砂藏》中出现了这同一画面的另
外一个临摹品，并且在杜伯斯克收藏品中可以找到明代 （？）的复
制品。这最后两个临摹品的线条质量很差，严重受损。

Ｍ·吕尔在其著作 《中国山水木刻作品》第 ２８～２９页中对碛
砂版的历史作了简短的叙述，并且说明元代刊印的表现佛陀向众
生布道的卷首插图深受藏族风格影响。这似乎与这些同类插图有
关，尽管他没有给出任何详细的材料。与此同时，他还评论道，杭
州版 《西夏藏》的插图也深受藏族风格的影响。他还披露了小川
一乘在 《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３３〕一书中的研究成果。该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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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碛砂藏》和 《西夏藏》事实上是互相关联的。１３０７年和 １３１５
年刊印的碛砂版的一些插图由《西夏藏》空余的衬版雕刻而来。这
则材料补充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两个 《大藏经》中出现的一对木刻
插图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而论，管主巴参加了杭州 《西夏藏》的刊印工作。管

主巴也许是一位受过藏族教育的具有西夏血统的人。他重新取的
藏名是 ｂＫａ＇＇ｇｙｕｒｐａ〔３４〕（亦即管主巴的汉文音译。——译者
注）。大约 １３０２年当他完成杭州 《西夏藏》的刊印工作后，通过
补足遗漏的密宗部分继续完成《碛砂藏》工作。这项工作是在 １３０６
至１３０７年年底之间进行的。根据敦煌莫高窟附有汉文跋的西夏经
文中发现的愿文 〔３５〕，他负责雕刻和刊印数以千计的佛教经文。
其中以 《大华严经》为主，还有数目浩繁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要
完成这些经典，他必须制作插图，绘制画像。据考证，《唐古特大
藏经》第 １０号插图 （参见前述）即是 《华严经》中的插图。这也
许是根据管主巴之令而创作的众多作品之一。
在此，我将大德十年亦即 １３０７年十二月的 《管主巴愿文》翻

译于下。在 《影印宋碛砂藏经》〔３６〕第 ５６２册中，有一个与此非
常相近但又很短的跋记。该跋记将愿文时间记为同年同月八日。前
者由于记载较全，因此据此译出 〔３７〕。

管主巴愿文

上师 〔３８〕三宝 〔３９〕佛法之德，皇帝太子诸位覆获之恩。管
主巴誓报四恩 〔４０〕，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三十
余藏 〔４１〕，四大部经 〔４２〕三十余部，华严大经 〔４３〕一千余部，
经律论疏钞五百余部，华严道场忏仪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

〔４４〕三千余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不计其数。金银字书写
大华严、法华经 〔４５〕等共计百卷。华严佛像金彩共仪 〔４６〕，刊
施像图中 〔４７〕。齐共十万余僧，开建传法讲席，日逐 〔４８〕自诵
大华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钦睹 〔４９〕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
路 〔５０〕。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 〔５１〕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
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 （１３０２年）完备。管主巴钦此胜缘，印
造三十余藏 （《西夏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
各百部，焰口施食仪轨千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 〔５２〕，永
远流通。装印西番字乾陀般若白伞盖 〔５３〕三十余件，经咒各千
余部，散施吐蕃等处流通读诵。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
经版未完，遂于大德十年 （１３０６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
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 〔５４〕教藏经版 〔５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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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北 〔５６〕教藏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巴发心，敬于大
都 〔５７〕弘法寺取到经本 〔５８〕，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
装印补足，直北腹里 〔５９〕，关西、四川大藏经典悉令圆满。集斯
片善，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实际庄严无上佛国菩提。西方教主
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净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圣
后齐年，太子诸王福寿千春，帝师法王，福基巩固。时清道泰，三
光 〔６０〕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谷熟而人民育，上穷有顶，下
极无边，法界怀生 〔６１〕，齐成佛道者。
大德十年丙午腊月 （１３０７年 １２月）成日 〔６２〕宣授松江府僧

录管主巴谨愿。
同施经善友 〔６３〕杜源、李成。
干办印经僧可海、昌吉祥。
检秘密经论泰州讲持律沙门海云，巩昌讲持律沙门义琚，前

吉州路报恩寺，开演沙门克己。

【注释】
〔１〕藏语称西夏为 Ｍｉｎｙａｇ。参见 Ｒ·Ａ· 石泰安：《Ｍｉｎｙａｇ和
西夏》，载 《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 ４４卷，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第

２２３～２６５页。参见Ｅ·Ｉ·季卡诺夫：《１２至 １３世纪唐古特律令碑
刻》，莫斯科，１９７３年，第 １６页。同时参见陈垣 （音译。——译
者注）：《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西方和中亚人》，洛杉矶，１９６６年，第

２１页，注释 １７关于西夏的儒教。
〔２〕参见 Ｈ·Ｄ·马丁：《１２０５至 １２０７年间蒙古和西夏之间的战
争》，载 《皇家亚洲社会杂志》，第 １９５～２２８页。
〔３〕前引石泰安著作第 ２３７页；《西藏画卷》第 １６４、３６１页。
〔４〕Ｂｙａｎｇ（正文译文中的 “羌”。——译者注），意为西藏北部，
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２３６～２３７页。
〔５〕Ｇ·Ｅ·史密斯：《噶托堪布那嘎自传回忆录介绍》，甘托克，
１９６９年，第 ７页，注释 １９。
〔６〕列宁格勒艾尔米塔日博物馆的 Ｅ·Ｉ·卢波—列斯尼钦科写了
一部关于黑水城绘画作品的著作。遗憾的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这
部著作。
〔７〕由东方文学中亚部罗卡出版社出版，莫斯科，１９７３年。
〔８〕参见 《缩略语》。
〔９〕有四五个 ｓａｊｏｎ。一个 ｓａｊｏｎ是七英尺。
〔１０〕参见 《印度—西藏》第 １卷，和前引杜齐 《西藏画卷》第 １１３、
１１５～１１８页。
〔１１〕向 Ｇ·马拉帮助翻译奥登堡著作中的几段文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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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西夏研究》（《西夏研究》第 １部分），北平，１９３２年出版，
《导言》第 １页和第 ７页。
〔１３〕《西夏文专号》（《西夏研究》），北平，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２年出
版。
〔１４〕参见上注 １２。
〔１５〕Ｅ·克林斯梯德编辑：《百藏系列丛书》第 ８３～９１卷，新德
里，１９７０～１９７１年。
〔１６〕Ａ·斯坦因，四卷本，牛津，１９２８年。
〔１７〕参照西部西藏则布隆壁画，《印度—西藏》第 ３卷第 ２部分，
图版 ７８、６９～７６、１７、１５。指出王冠、稍微苗条的身材等等。
〔１８〕参照前引著作第 ６６页。
〔１９〕与 《唐古特大藏经》第 ８６卷第 ９１０页中的其他木刻作品进
行比较十分有趣，僧人的面部表情井然有别，他们的前面还写有
文字，而王 （？）则处背景之中；第 ９１卷第 ２０８７页有一幅怛特罗
画像，也许描绘的是马头明王，但是一幅汉族风格的作品。
〔２０〕被描绘成一位头戴王冠的佛陀。这幅作品刊登在 １９７３年夏
季的 《东方艺术》第 １１９页上。
〔２１〕对列宁格勒东方研究院的 Ｅ·Ｉ·季卡诺夫教授向我提供这
些木刻印刷品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２２〕参照 《碛砂藏》图版 ２６和 《两座喇嘛教万神殿》第 １０２页

６Ａ４２图版、第 ２６４页 １５７号图版。
〔２３〕参见前引 Ｂ·Ｃ·奥尔斯乔克著作，第 ５３页图版 Ａ和 Ｂ，
《西藏画卷》图版 Ｇ、图版 ２２０。参见 《西藏佛教艺术》图版 １８，一
幅１２世纪那塘僧人绘画作品，是穿着长袍坐着的藏族僧人的早期
人物造型作品。
〔２４〕参见 Ｈ·Ｅ·黎吉生：《噶玛教派历史释》，载 《皇家亚洲社
会杂志》，１９５８年 １０月，图版 １和第 １３９页。
〔２５〕前引著作，第 １４３页。
〔２６〕马丁：《成吉思汗和他在中国北方的胜利》，伦敦，１９５０年，
第 ２９０页。
〔２７〕《贤者喜宴》Ｍａ函，第 ７９２～７９３页。向 Ａ·麦克唐纳夫人
为我提供这段有趣的记载而表示感谢。
〔２８〕《青史》第 ７１４页。
〔２９〕Ｚｉｎｓｈｉｎｇ一词也许是 “先生”的转译，这是对儒家和道家信
徒的称呼。而 ＇ｅｒｋａ＇ｕｎ一词似乎是一个蒙古文词语的转译，这是
对景教徒的称呼。参见 Ｒ·Ａ·石泰安： 《西藏的史诗与游吟诗
人》，巴黎，１９５９年，第 ２３７页注释 ９。
〔３０〕参见前面 《导言》注释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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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同时参见图版 ３１、３２，杜伯斯克收藏品中反映这一风格的明
代另外一些木刻作品。
〔３２〕参见图版 １９、２１、２６～３２、４４、４５、５０、５２。
〔３３〕京都，１９６４年。我未能看到这部著作。
〔３４〕Ｐ·戴密微：《Ｐ·伯希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的附录》，
巴黎，１９５２年，第 １３７页。
〔３５〕愿文。实际上它是一个据说在很多年以前既已发下誓愿的文
字记载。参见下面译文。
〔３６〕《碛砂藏》照相平版的重印版，上海，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
〔３７〕参见第 １１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的汉文，引自 《西
夏研究》第 ５页注释 １５。
〔３８〕上师：西藏喇嘛？。
〔３９〕三宝，藏文作：ｄｋｏｎｍｃｈｏｇｇｓｕｍ （？）。
〔４０〕四恩，参照第 ４章注释 ７０。
〔４１〕《望月》第 ８卷，第 ６２页，图版 ５０。
〔４２〕四大部经指 《华严经》、《大般涅般木经》、《大宝积经》和 《般
若波罗蜜多经》。
〔４３〕《华严大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 ２７８、２７９、
２９３？卷。
〔４４〕《大正藏》第 １３２０卷。
〔４５〕《妙法莲华经》，《大正藏》第 ２６２卷。
〔４６〕共仪＝供仪？
〔４７〕刊施像图中。这段文字意思不明确。
〔４８〕逐自。
〔４９〕一般认为管主巴负责 《西夏藏》的雕刻和刊印工作。但从上
面第 ４４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的两个跋记来看，他似乎只
负责木刻版的刊印。刊印完成后，在雕刻期间，他只是一位监察
者。
〔５０〕路，１２８３年拥有十个千户的居民。里契内夫斯基：《一部元
代法典》，巴黎，１９３７年，第 ３３页。
〔５１〕用的是西夏文。
〔５２〕宁夏，原为西夏王朝一部分；永昌，也在甘肃，西夏境内。
所有这些经文都是用西夏文撰写的。
〔５３〕乾陀 （Ｇａｎｔｏｕ）＝Ｇａｎｄｈａｔａｒａ（犍陀罗）？；般若＝ 《般若波
罗蜜多经》，《两座喇嘛教万神殿》，第 ２８７页注释 ２５１；百伞盖＝
Ｓｉｔａｔａｐａｔｒａ（白伞盖），《两座喇嘛教万神殿》，第 １９０页图版 ６Ｍ７。
〔５４〕这似乎是与 《碛砂藏》不同的 《大藏经》。
〔５５〕教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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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直北。此为弘法寺版。Ｋ·陈在其著作 《宋元大藏经评注》中
曾经提及，载 《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 １４期，１９５１年，第 ２１２页。
〔５７〕蒙古皇帝首都。
〔５８〕此为弘法版。
〔５９〕腹里即指涿州城直接管辖的区域？前引里契内夫斯基著作，
第 １０３页。亦即指山东，山西和河北。
〔６０〕三光，即指日、月、星辰。
〔６１〕法界。
〔６２〕成日。
〔６３〕善友，梵文作：ｋａｌｙāｎａｍｉｔ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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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碛砂藏》木刻作品

汉文佛教经典碛砂版雕刻于苏州和杭州毗邻的碛砂岛上的江

苏延圣院中。这项工程始于宋代绍定四年亦即 １２３１年，完成于元
代至治二年亦即 １３２２年 〔１〕。忽必烈汗在位期间 （１２６０～１２９４
年），这项工程曾经一度中断。１２６５至 １２９７年间，没有发现任何
跋记记载。１２５８年，延圣院失火，大约在 １２６５年左右又得到修复。
早已雕刻好的木刻版似乎也免于火灾之难而得以幸存。１３０６至

１３０７年年底之间，松江 〔２〕佛教总管管主巴雕刻和刊印了 《碛砂
藏》遗漏的密教部分经典 〔３〕。据 《望月》第 ８卷第 １５３ｃ页，他
刊印了九十一部三百零七卷的 《碛砂藏》经典。它们都能在有武
册至尊册 〔４〕的版本中找到；换言之，能在 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上海
重印版 《影印宋碛砂藏经》第 ５５９到 ５８６卷中找到。
在第 ５６２卷经文中，载有管主巴的跋记 〔５〕。跋记中提到了

在敦煌写卷相同跋记中没有提到的两笔款项。据说，这两笔款项
是管主巴为雕刻木刻版而捐赠的。跋记第一句是：“两百锭银子的
银票。”第二句言简意赅，为 “三百锭银子”。两个跋记在叙及

《华严经》时，都提到了管主巴创作的画像 〔６〕。
《望月》第 ８卷第 ６２６页中载有一份源于跋记的管主巴作品目

录。它是跋记在提到画像内容部分记载时给出的，原来就有些含
混不清。不过，我们知道它是说，他做了一个仪轨供义，或用金
汁绘制了一些佛像，并且，为了经典中的插图得以刊印，他捐赠
了一些钱财 〔７〕。

Ｐ·戴密微教授为巴黎的中国高等研究院图书馆购置了一整
套 《碛砂藏》重版抄本 《影印宋碛砂藏经》，这套经典包括五百九
十一册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之多。〔８〕开头两册是 《目录》和说明
再版情况的导言 《愿起》。通过对这一版本的检索，我们发现里面
总共刊印了八幅插图。一幅接一幅，秩序井然。从第一册到最后
一册经典中每一册卷首都刊印有一幅插图。在导言式的前两册经
典中，我没有找到与这些插图相关的任何材料。无论如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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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在经典中的插放位置同杜伯斯克四册原版经典 〔９〕收藏品中
图版的插放位置不一致，至少还应该有另外两幅画像作品。这两
幅作品发表在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上，
为第 ２７９号和 ２８１号图版，是根据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吉
斯特图书馆馆藏的原版经文复制而来的。第 ２８１号作品体现的是
汉族艺术风格。
杜伯斯克四部经典收藏品每部经典的开头都刊印有一幅插

图，而在上海重版的 《影印宋碛砂藏经》中，每一册卷首只刊印
了一幅插图，第一册一般包括几部经典，抑或数品长长的经文。这
四部经典中，三部属于 《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大正藏》第

８８３卷 〔１０〕）。
１．《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微一，大德五年即 １３０１年九

月。
２．《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微三。
３．《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微四。
４．第四部属于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 １册，即 《大正藏》

第 ７卷中的 《大般涅般木经》，编列在澄五下。第一、二部和第三部
经典是在再版中的第 ５４１册 （微）中发现的，页码分别是第 １页
正面、第 １２页背面和第 １４页背面。但是，只在微一卷首发现了
一幅画像，而且与原版经典微一中发现的画像作品不同。杜伯斯
克收藏品中的第四部经典可以在上海重印版第 ２７８册 （澄五）第

４５页正面中找到。而且在这册经典卷首第 １页中同样也只刊有一
幅插图。
图版 ２６：佛陀布道图，杭州，大约创作于 １３０２年
微一卷末跋记给出的时间是 １３０１年 〔１１〕，可以假定其他微

部分的经文也雕刻于这一时间。澄五没有跋记，但它雕刻于 １２９８
至１２９９年之间并非绝无可能。因为我发现上海重印版目录顺序后
的第 ２７８册前后两册最接近时间的跋记是 １２９８年 （大德二年七
月）的第 １４９册和 １２９９年 （大德三年七月）的第 ３９１册。
无论跋记中的时间记载如何，原版经典中的插图时间不一定，

与原版经典本身的时间吻合，都是同一年，除非在创作画像时就
标明了时间题记。杜伯斯克经典收藏品 １３０１年插图显而易见，分
别刊印在两张截然不同的纸上，从经典本身来看这些纸张质地不
同，是后来附加上去的。
图版 ２７：佛陀布道图，《碛砂藏》，创 作于 １３０６年 图版 ２８：佛陀
布道图 （局部），图版 ２６的明代复制品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一书评述道：
“这些……１３０６至 １３１５年的吉斯特 （第 ２７６～２８１号图版）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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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而言，有别于杜伯斯克收藏品中那些较早时期的图例，真正
具有同一艺术水准，是出自同一艺术家之手的作品。”显而易见的
是 〔１２〕，对标有雕刻者陈宁名字的回鹘文 《八阳经》〔１３〕经典
木刻插图作出过早的评价，证据尚不够充分。在碛砂插图中，陈
宁这一名字经常同艺术家陈昇一道出现。据说，回鹘和碛砂木刻
的艺术风格十分类似，但实际上两者仍然有明显的差别。“那些在
苏州刊印的碛砂版作品表现出浓烈的尼泊尔—藏族风格影响。而
单幅回鹘经文中的作品……是严格遵循辽金时期正统的汉族传统
风格创作的。”较之于碛砂木刻作品，单幅回鹘作品在构图上缺乏
对称性，但人物肖像风格特别是佛陀的肖像风格确实与那些 《碛
砂藏》和 《元刊》版 《西夏藏》中的作品相似。正如 《元代 （１２７９
～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所指出的，似乎这一插图也同
样创作于杭州。与此同时，《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蒙古治下的中国
艺术》还对碛砂木刻作品对中国佛教艺术的的研究价值，及其由
此产生的尼泊尔风格的早期影响，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等问题进
行了评价。
如是，这里的汉文、西夏文和回鹘文三种不同语言的 《大藏

经》插图及所有的作品，也许都是在杭州同一艺术作坊创作的，体
现出尼泊尔—藏族艺术风格的影响，它们很可能都出自同一群艺
术家的手笔。

藏族僧人的袈裟

《中国艺术书籍博览》第 ２２０页中发表的一幅放大的杜伯斯克
四幅收藏品的木刻插图先声夺人，把我的注意力首先转移到这些
木刻作品上来。插图旁边有关 《碛砂藏》的简短题记认为，作品
中的释迦牟尼正与过去佛进行神秘的交谈。题记没有提到艺术风
格问题 〔１４〕，尽管在 １４世纪头一年的汉文 《大藏经》中也明显
出现了印度、尼泊尔和藏族艺术中频频出现的背光造型。一系列
服饰诸如左面人物的着装是研究这些作品藏族艺术风格渊源更为

重要的材料。
作品中正与佛陀交谈的人物，毋庸置疑，是一位藏族僧人。有

人认为，可以暂时把他确定为曾在元朝宫廷出任帝师的萨迦派高
僧。这些僧人在蒙古元朝时期，是佛教寺院的教皇。在作品中，他
们经常被描绘成没有任何特殊标记也不戴帽子的人物形象 〔１５〕。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内，噶玛派的势力开始壮大起来。他们头
戴一顶造型别致的红帽或黑帽 〔１６〕，并且一直戴到今天。
碛砂木刻作品中僧人的穿着，藏语称为 ｓＴｏｄｇｏｓ或 ｓＴ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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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ｇ。这种背心完全没有袖孔，肩上覆披着一块布料 〔１７〕。现代
背心肩上的这块布料也许很大。一般而言，它缝缀在衣服的主体
部分上，但在这里，则看不出缝缀过的任何痕迹 〔１８〕。肩膀上缝
缀的方形布料，和前面悬垂的里子表明是缝缀过的。这里拼缝的
通常是酱紫色和黄色等不同颜色的布料。这即是典型的背心。印
度佛教的 《律藏》中没有背心的记载，而且似乎它也不为中原内
地人所知。内地僧人们穿着的都是长袖袈裟。一般而言，藏族僧
人的服饰包括一条裙子、一条衬裙、一条腰带、一件背心和一条
又宽又长的披肩。靴子除了颜色之别外，与凡人所穿的靴子并无
不同。褶式大长袍 〔１９〕用于坐着吟诵、祈祷、沉思或禅定时，抵
御寒冷的侵袭。布片缀连而成的佛教僧人的服饰袈裟亦即藏语中
的 Ｃｈｏｓｇｏｓ，按理每位僧人都有法定的一套，但除了各种仪式场
合，很少有僧人穿它。袈裟由方块布料缝缀而成。僧人们通常将
它折叠起来，随身携带，或者放置在僧舍中。令人十分惊奇的是，
各个教派转世活佛和重要老师仪式上所戴的帽子，造型千姿百态，
但所有教派的僧人都戴黄色或者红色毛料的鸡冠帽 〔２０〕。
背心在胸前叠成 Ｖ形领口状，穿在裙子里面。裙子则沿着腰

间折叠起来，披肩的着装方式各种各样，不拘一格。汉族僧人袈
裟上的环形纹和凸棱纹在西藏，除了偶尔在深受汉族影响的绘画
作品和在中原内地创作的藏族绘画作品中能见到以外，一般很少
见到。
在 １１世纪末或 １２世纪初的苯教著作 ＇Ｄｕｌｂａｋｕｎｌａｓｂｔｕｓ

ｐａ＇ｉｇｚｈｕｎｇ（《精集律藏经典》。——译者注）中 〔２１〕，有关于背
心的早期记述。在这部经典里，背心是当作苯教僧人所穿的六种
服饰之一来描述的：“二十五褶的莲花帽 〔２２〕；二十五块布料缝
缀的方形服饰 〔２３〕；二十五块布料缝缀的方形内衣；（腋下）二
十五褶的背心；二十五褶的裙子 ｓＭａｄｓｈａｍ （＝ｓｈａｍｔｈａｂｓ：裙
子）；钉有莲花形 （？）靴底皮的莲花靴一双；树皮制成的莲花座。
这六种穿着外加莲花座共七种。”〔２４〕腋下褶是背心应有的一种
标志，人们尽管天天都在穿它，但也经常被忽略。这则记载时间
相当早，但要在印度目前出版的大量藏文书籍中找到这方面比它
更早的记载还是可能的 〔２５〕。
在 《碛砂藏》木刻作品中，藏族僧人的两位胁侍也穿着背心。

而佛陀释迦牟尼的胁侍阿难陀和迦叶尊者，则是印度僧人打扮，裸
露着躯体。他们的相貌也有区别。较之于 《碛砂藏》第五号作品

（参见下面）插图，这位藏族僧人和他的两个胁侍表现得更为明显、
突出。这幅作品的构图同上面那幅作品尽管相同，但作品描绘的
那位头戴班智达帽子、正在同两位裸露躯体的胁侍陪侍下的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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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的人物形象，是一位裸露躯体的印度 （？）僧人，而不是藏族
僧人。
图版 ２９：释迦牟尼正在和一位藏族僧人交谈，杭州，大约创作于

１３０２年
图版 ３０：释迦牟尼正在和一位印度班智达交谈，杭州，大约创作
于 １３０２年

《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的八幅插图

在这里，我给出了 《影印宋碛砂藏经》中八幅插图的大致情
况。编号是从第 １册开始按照它们在再版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列
的。每幅木刻作品中佛陀周围环围的圣众都不尽相同，也许最初
是根据每一部不同的经典而专门创作的。
１．这是一幅坐在金刚宝座 〔２６〕上的释迦牟尼向七界 〔２７〕有情
众生布道的四分之三木刻作品。涡卷纹左底有 “陈昇画”字样，而
右底为：？。
２．这是一幅坐在金刚宝座上的释迦牟尼正在同一位藏族僧人交谈
的四分之三木刻作品。画中的藏族僧人也是四分之三画面，坐在
法轮宝座上。他们的手呈转法轮手印。同时，每人两侧都站立着
两位胁侍，分别是阿难陀和迦叶尊者以及两位藏族僧人。他们的
手呈合十手印。杜伯斯克收藏品微三，即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
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２７７号图版。
３．这是一幅坐在金刚宝座上的释迦牟尼向众圣者中的白伞盖佛母
布道的四分之三木刻作品 〔２８〕。涡卷纹右底有 “陈昇画”字样。
４．这是一幅坐在金刚宝座上的释迦牟尼向七界有情众生布道的四
分之三木刻作品。在释迦牟尼右边有一张供桌。涡卷纹右底有

“杨德春”字样，而左底则有 “杭州众安桥北杨家印行”的字样。
为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２８０号图
版。
５．这是一幅坐在金刚宝座上的释迦牟尼正在同一位印度 （？）班
智达交谈的四分之三木刻作品。班智达也同样是四分之三画面，坐
在法轮宝座上。每人侧面都站着两位胁侍。他们的手呈合十手印，
为阿难陀、迦叶尊者和两位印度 （？）僧人。杜伯斯克收藏品微四，
亦即 《佛说秘密三昧大教王经》第 ４章插图。
６．这是一幅坐在金刚宝座上的释迦牟尼和敏捷—文殊室利 〔２９〕
向天界有情众生布道的正视图。敏捷—文殊室利位于佛陀右边独
立部分的画面上，坐在一个莲花宝座上。文殊室利右边涡卷纹底
有 “雍庭礼李氏施财”〔３０〕字样；而文殊室利左边的涡卷纹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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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孙祐刊”字样。杜伯斯克收藏品微一，即 １３０１年 《佛说秘密
三昧大教王经》第 １章插图，《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
中国艺术》第 ２７６号图版。
７．这是一幅坐在遍金刚宝座上的佛陀正在向坐在莲花宝座上正视
他、众圣者中的菩萨布道的四分之三木刻作品。背景为岩石和果
树。
８．这是一幅坐在金刚宝座上的释迦牟尼正在向七界有情众生布道
的四分之三木刻作品。涡卷纹左底有 “陈宁刊”字样；涡卷纹左

（应为右。——译者注）底有 “陈昇画”字样。杜伯斯克收藏品澄
五，即 《大般涅般木经》第 ３章中第一幅插图；《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
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２７８号图版。
如是，在 《碛砂藏》这组八幅插图中提到了如下这些名字：
陈昇，艺术家。提到三次，第 １、３和 ８号作品。
陈宁，雕刻家。提到一次，第 ８号作品。
孙祐，雕刻家。提到一次，第 ６号作品。
杨德春，艺术家或雕刻家？在第 ４号作品中提到。
杨家印行，在第 ４号作品中提到。
李氏，一位施主。在第 ６号作品中提到。

图版 ３１：背光中的佛陀布道图 （局部），明代作品
据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一书，头

两个人在 《碛砂藏》中至少出现了五次。雕刻家陈宁的名字还在
回鹘木刻作品中出现。毫无疑问，这两个人都出自同一家庭或同
一家族之中。出现陈昇名字的第 １号作品线条尽管刻画得比较粗
糙，但佛陀绸缎袈裟用工却分外精细，这不禁使人联想到 １５世纪
后发展形成的后期藏族艺术风格。《华严经》１３０７年第 ４号作品，
正如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所评价的那
样：质量较差，线刻肤浅无力。特别是佛陀和僧人袈裟的线条，较
之于其他插图，仿佛只创作了一半。云彩的构型正如 《西夏藏》第

１０号木刻作品一样僵硬木然，充满了宝座前悬瀑的绸缎和金刚的
周围。而在其他的插图中，云彩的刻画简洁明了。
图版 ３２：地藏菩萨 （局部），明代木刻作品
第 ６号作品，正如在 《西夏藏》有关章节中业已评述的一样，

与西夏木刻第 １０号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我们手里可以
利用的质量较次的印制品很难对二者的相似程度作出估价。与

《碛砂藏》１３０７年第 ４号作品一样，中间的绸缎部分刻满了各种图
案。据说，这幅西夏木刻印刷品是 １３０１年以后的作品，尽管在

１３０２年 《元刊》版 《西夏藏》早已刊印完毕。在 《碛砂藏》本身
和《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１３０６年的第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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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作品，以及稍后的明代复制次品充斥的杜伯斯克收藏品中，都
能发现这幅插图的复制品。
图版 ３３：释迦牟尼，西藏，大约创作于 １４～１５世纪
杜卡斯收藏品中一尊按照汉族风格雕塑的 １５世纪时期的藏

族青铜佛陀塑像，艺术风格上同 《碛砂藏》木刻作品中的佛陀形
象，特别是同图版 ２６极其相似。人物的比例和袈裟的设计，似同
出一辙。如是这样，这尊青铜塑像的创作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个时
期 〔３１〕。

【注释】
〔１〕参见 《影印宋碛砂藏经》第 １９页背面目录。然而，最后一个
跋记中将时间记作 １３６４年，即至正二十三年，亦即当管主巴的儿
子管辇真吃剌在管主巴和他的施主的赞助下抵达延圣院，开始刊
印木刻之际。在此，向为我提供准确而又有益的 《碛砂藏》版有
关材料的 Ｐ·戴密微教授表示感谢。
〔２〕《松江府僧录》。松江位于江苏境内，在上海北部，与浙江接
界。
〔３〕参见 Ｐ·戴密微：《Ｐ·伯希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中的附
录》，第 １３３～１３７页。参见 Ｋ·陈：《宋元大藏经评注》，载 《哈
佛亚洲研究学刊》１９５１年第 １４期，第 ２０４～１２４页。同时参见 Ｍ
·吕尔：《中国山水木刻作品》，哈佛，１９６８年，第 ２８～２９页。
〔４〕卷即章，册即卷。
〔５〕参见前面第 ４３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关于敦煌发现的
几乎与此相同的跋记译文。
〔６〕第 ５２２册中载有另外一个管主巴于 １３０７年 ２月所做的同类跋
记。这里，他再次提到帝师法王。１３０７年的这位帝师法王肯定是
第七世。这一传承始于 １２６０年的八思巴，一直延续到 １３６２年元
朝灭亡。萨迦派是所有藏族僧人的代表。据前引稻叶正就著作第

１２９页，第七世帝师法王是ｓａｎｇｓｒｇｙａｓｄｐａｌ（相加班，１２６７～１３１４
年），１３０５～１３１４年在任，而不是 ｒＤｏｒｊｅｄｐａｌ（都家班）或多尔
济巴勒 （他根本就不存在）。参照 《西藏画卷》第 １５页，杜齐认
为是都家班其人。另外，向帮助翻译日文材料的御牧克已表示感
谢。
〔７〕参照前面第 ４４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８〕《目录》第 ８６１１。
〔９〕ＪＰ·杜伯斯克先生十分友好地允许我检索和拍摄他的 《碛砂
藏》四部原文经典收藏品以及大量的明代佛经插图。参见图版 ２４、
２６、２８～３２和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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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在 Ｈōｂōｇｉｒｉｎ《大正大藏经目录》，东京，１９３１年，经名用梵
文更改为 Ｇｕｈｙａｓａｍａｙａｇａｒｂｈａｒａｊａ（？）。
〔１１〕大德五年即辛丑年九月。前引 Ｍ·吕尔著作，第 ２８页记作

１３０５年，即大德九年，这肯定错了。
〔１２〕参照图版 ２６和 ２７。
〔１３〕参见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载

《考古学报》，１９５５年，第 １８３～１９２页。《八阳经》（《大正藏》第

２８９７卷）是伪经。在敦煌写卷 ＰＴ．１０６中我们发现了名为 ｇＮａｍ
ｓａｓｎａｎｇｂｒｇｙｕｄ的藏文译本。为此，向 Ｒ·Ａ·石泰安表示衷心
的感谢。
〔１４〕显 而易见，这是藏人或尼泊尔人的观念。参照前引奥尔斯乔
克著作，第 ５１页里的一幅大约创作于 １４世纪描绘 ｋｈａｃｈｅＰａｎ
ｃｈｅｎ（克什米尔大贤哲。——译者注）的西部西藏唐卡作品。
〔１５〕参照 《阿波罗》杂志 １９４６年第 ４３～４４期，第 ３０页。也许
是一幅描述八思巴向忽必烈汗和他的皇后宣说教义的西藏唐卡作

品。莱因克尔发表了它，并且作了简单的注释。参见拜尔 《喇嘛
教艺术》右底图版 ８。
〔１６〕参见下面第 ６６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和图版 ４６。
〔１７〕也许是阻止昆虫从袖孔钻入。
〔１８〕参见克里斯苔： 《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中国重要艺术作
品》，１９７３年 １２月 １１日，星期二，图版 ３４、１０６关于较早时期（？）
这一背心型的两尊青铜塑像图例。
〔１９〕参见上面第 ４０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２０〕参见施耐尔格鲁夫：《苯教九乘》，伦敦，１９６７年，第 ２６９～
２７７页关于苯教传统的绘画和服饰。同时参见渥德尔：《西藏佛教
或喇嘛教》，剑桥，１９７１年，第 １９４～２０２页。
〔２１〕美顿·喜饶沃色 （１０５８～１１３２年）在第 ７页正、背面和第 ８
页背面都提到了背心。这段记载也许引自仍未确定时间的苯教创
始人的简短传记 《色尔米》一书。参见 Ｓ·Ｇ·噶尔美：《从儒教
和ＰｈｙｖａＫｅｎ


ｔｓｅｌａｎｍｅｄ看＜色尔米＞版本》，载即将出版的

《英国伦敦大学非洲及远东学院学报》。
〔２２〕参见 Ｓ·Ｇ·噶尔美：《藏族苯教史》，伦敦，１９７２年，图版

１；曼日寺苯教寺院新主持亦即该寺三十二代主持穿着包括戴有莲
花帽的服饰的照片。
〔２３〕这身袈裟是黄色的。参照前引渥德尔著作第 ２０１、２０２页中
的二十五块布料材料。
〔２４〕参见第 １１３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藏文文献。
〔２５〕为了查明背心ｓＴｏｇｇｏｓ一词究竟何时出现，有必要对藏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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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藏》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９世纪初编纂的

《＜翻译名义大集＞梵藏大词典》中没有提到它。
〔２６〕坐在一个金刚、莲花等宝座上。在这里表示宝座前，即莲花
和矩形台子之间悬瀑的褶式绸缎。褶式绸缎即是金刚、莲花等的
象征。这种最初见于印度画像宝座上的绸缎广泛流行于藏族早期
艺术，特别是西部西藏艺术中。参见 《西藏画卷》图版 Ｅ；《印度

—西藏》第 ３卷第 １部分图版 ５３和奥尔斯乔克著作第 ５１页。
〔２７〕参见后面的 《附录 １》注释 ２１。
〔２８〕汉文为：白伞盖佛母。藏文作：ｇＤｕｇｓｄｋａｒｍｏ。
〔２９〕汉文为：敏捷文殊。藏文作：＇Ｊａｍｄｐａｌｒｎｏｎｐｏ。参见 《两
座喇嘛教万神殿》第 ２５４页第 １５７号作品。然而，在 《碛砂藏》木
刻作品中他被描述成一尊女性神，参见明显的乳房。印度和藏族
画像作品中性别区分得相当清楚，而在汉族画像中不尽如此。
〔３０〕据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２７６号
作品。
〔３１〕克里斯苔： 《杜卡斯藏族、尼泊尔和中国青铜塑像销售目
录》，１９７２年 １０月 ３１日，星期二，第 ２６号作品。

·４６·



第 ３ 章

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插图

完成于永乐八年的 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是在北京刊印的第一
部木刻版藏文经典。它是以 １３１２至 １３２０年间琼木丹热日 〔１〕在
西藏中部后藏那塘寺中编纂的那塘版抄本为基础刊印而成的。
第三代明朝皇帝明成祖 （永乐时期）同西藏大量的僧人，特

别是同第五世噶玛派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明
成祖封授了得银协巴明帝国佛教僧人首领这一至高无上的尊号。
为了恢复 １２６０年开始在忽必烈和八思巴之间建立的教主和施主
之间的供施关系，明成祖选择了噶玛派而非萨迦派的代表作为他
的精神指导。较之于其他藏族僧人，得银协巴因此享受了较高的
礼遇。与此同时，明成祖还邀请了其他教派的首领到明廷，以避
免元朝时期位居佛教教皇地位的萨迦派由于权势而逐渐衰落的局

面。尽管如此，他手下的一帮朝臣并不赞成他对西藏僧侣们的奉
迎 〔２〕。

１４０６年和 １４０８年得银协巴滞居南京的两年期间，明成祖向
他馈赠了大量的礼物，但没有馈赠佛经。１４０８年，当明成祖派遣
使团邀请杰出的僧人宗喀巴时，向他馈赠的礼物中也没有任何佛
经的馈赠 〔３〕。
然而，有两次例外 〔４〕。１４１３～１４１４年萨迦派第三十二代主

持昆泽思巴访问明朝时，明朝向他赠送了佛经，即藏经。１４１５～
１４１６年滞居明朝代表他的老师宗喀巴访问明朝的释迦也失，返藏
时随身携带的大量的珍贵礼物中，就有数卷珍奇的 《甘珠尔》经
典 〔５〕。十分有意思的是，明朝只向 １４１０年以后在明朝的这最后
两位僧人馈赠了佛经。那么，得银协巴明朝之行，明朝是否赠送
了佛经？他肯定得到了一些经卷。显而易见，刚刚刊印完毕的 １４１０
年版《甘珠尔》成为 １４１０年之后明朝馈赠西藏高僧的佛经。因此，
完全有理由假定，明朝赠送给昆泽思巴和释迦也失的佛经即是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的摹本。
据克瑞韦德尔 〔６〕，柏林皇家图书馆里藏有三十六卷 １４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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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 《甘珠尔》。在他的著作中，他发表了二十一幅源于原版木刻
中的插图图例 〔７〕。十分不幸的是，数卷的 《甘珠尔》在每次世
界大战期间不是受损，就是弄丢了 〔８〕。
十分有趣的是，在巴黎 《国家书目》中还能看到稍后时期含

有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部分原版画像插图的 《藏文大藏经》版本。
它们是迄今为止可以同克瑞韦德尔插图媲美的作品。这个 《大藏
经》版本包括 《甘珠尔》（一百零七卷）。这个版本 《目录》（藏文
作：ｄｋａｒｃｈａｇ）的时间是 １７２４年 （即雍正二年）。据 Ｋ·陈著作

〔９〕，它于 １６８５年开始刊印，是完成于 １７２４年包括 《丹珠尔》在
内的康熙版 《甘珠尔》的摹本。馆藏于日本大谷的红色版 《甘珠
尔》〔１０〕也是康熙版的另一个摹本。
康熙版 《甘珠尔》插图作品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头两部

分同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有关：
１．第 １～２５（？）卷 〔１１〕。其间所有的插图似乎都源自 １４１０

年版 《甘珠尔》，均插放在每卷第 １页的背面。下面给出的是一个
与克瑞韦德尔 （Ｇ）和渥德尔 （Ｗ）画像作品相对应的目录表。红
色版 《甘珠尔》每页中都有两幅插图，一幅居右 （Ｒ），另一幅居
左 （Ｌ）。
第 ６卷：Ｒ，Ｍｅｔｉｍｋｈａ＇ｓｐｙｏｄ（即空行母。原著佛像名称未

译，据藏文译，下同。——译者注），Ｗ第 ８０页 〔１２〕。
第 ７卷：Ｒ，ＫｕｒｕＫｕｌｅ（作明佛母，梵音译作拘留拘里，萨

迦金法所传怀柔佛母。），Ｇ图版 １２８。
Ｌ，Ｐｈａｇｍｏｚｈａｌｇｎｙｉｓｍａ（双面亥母），Ｇ图版 １３２。
第 ８卷：Ｌ，ｇＳａｎｇ＇ｄｕｓＭｉｓｋｙｏｄｒｄｏｙｊｅ（密集不动金刚，为

无上密乘本尊），欢喜佛 〔１３〕。
第 １０卷：Ｌ，＇Ｊｉｇｓｂｙｅｄ（大威德，为无上密乘本尊，以凶暴

威猛的姿态慑伏一切魔障），Ｇ图版 １４５。
Ｒ，ｇＳｈｅｄｄｍａｒ（阎罗王），Ｇ图版 １４７。
第 １９卷：Ｌ，Ｙｅｓｈｅｓｍｇｏｎｐｏ（智慧怙主），Ｇ图版 １５０。
第 ２２卷：Ｌ，Ｋｈｒｏｇｎｙｅｒｃａｎ（忿怒明妃），Ｇ图版 １２２。
第 ２４卷：Ｒ，ＳｅｎｇｌｄｅｎｇｎａｇｓｓＧｒｏｌｍａ〔１４〕（担木度母，朅

地洛迦森度母。绿度母女神之一），Ｇ图版 １２０。
第 ２５卷：Ｌ，ｇＴｓｕｇｔｏｒｒｎａｍｒｇｙａｌ（顶髻尊胜佛母），Ｇ图

版 １２３。
Ｒ，ｇＤｕｇｓｄｋａｒｃａｎ（白伞盖佛母），Ｇ图版 １２４。
第 ７卷、第 １０卷和第 ２５卷中对开页左面和右面有一对 （两

幅）源于红色版 《甘珠尔》并与克瑞韦德尔收藏品相对应的画像
作品。在克瑞韦德尔收藏品中，这些作品接二连三出现，中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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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有其他画像。这表明在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中，它们也刊插在
同一对开页中。如果是这样，１４１０年 《甘珠尔》整个原版木刻卷
首插图也许一直保存到 １８世纪。

２．第 ２６～１０６卷。在 《甘珠尔》幸存各卷对开页第 １页背面
都刊有同一风格的插图。但纵观整体，它们似乎是第一组作品劣
质的模仿品。一系列佛陀画像都出自各种不同的艺术工匠之手。第

１～２５卷中的作品，无论是线条质量还是艺术风格都给人以同质
的印象。

３．木刻书籍中插入的 《甘珠尔》插图作品都是用丝绸夹板装
帧、保护起来的。这是 １８世纪典型的喇嘛教木刻。
图版 ３４：空行母，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 图版 ３５：作明佛母，创作于 １４１０
年

４．《甘珠尔》和 《丹珠尔》各卷最后的对开页上描绘的是各
种各样的诸神画像，从而将整个扉页覆盖并装饰起来。这里没有
题写任何题记，而且作品的风格与前三组作品迥然不同。难道它
们是 １７～１８世纪创作的作品？

Ｋ·陈 〔１５〕认为，１４１０年的 《甘珠尔》版本被用来当作 １６０２
年开始刊印的万历版 《甘珠尔》的蓝本。由于木刻版遭毁坏，这
些北京版的两个摹版已是凤毛麟角，十分稀少。１４１０年 《甘珠
尔》现存的木刻版似乎成了这两个后来 《藏文大藏经》刊印的蓝
本。
图版 ３６：ｇＳａｎｇ’ｄｕｓ（密集不动金刚，即 ｇＳａｎｇ’ｄｕｓＭｉｓｋｙｏｄ
ｒＤｏｒｊｅ。——译者注。）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图版 ３７：担木度母，创作
于 １４１０年图版 ３８：佛陀，创作于 １４１０年 （？）

１４１０年版《甘珠尔》如果是在那塘抄本基础上刊印而成的，那
么就导致了这些插图作品是否也是根据较早时期西藏中部藏文版

创作的，以及如果这些插图不是在 １４世纪初期创作的，那么是否
是受那塘版插图启迪而创作的等一系列问题。由于缺乏西藏这一
时期有时间记载的史料，因此难以对它们作出判断。然而通过它
们同 １５世纪早期的藏族绘画作品所进行的详细的比较，似乎可以
看出这些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木刻插图和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版
本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这一类型的木刻作品，通常都能在印刷的木刻版和抄本等藏

文书籍中找到。作品呈四方形，构图简洁，画面通常包括一位在
门型 （实际上是指背光。——译者注）〔１６〕或主要风景中一个艺
术化的莲花宝座上坐着或站立的人物形象。１４１０年版《甘珠尔》中
的这些画像作品，高雅精美，创作严谨，人物形象的刻画逼真传
神。它们在绘画技巧和艺术风格上表现出如此的成就，使人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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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尼泊尔风格流派 〔１７〕的早期藏族绘画作品，而且联想到
创作于 １４２７年的江孜白居寺壮丽辉煌的壁画中的陪衬人物形象

〔１８〕。作品细腻宽广的主题，进一步使人回想起江孜白居寺作品。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插图作品 （参见第 ４章）的线条就缺乏
这种力度，装饰图案重复再三，一成不变。
将白居寺作品的某一局部 〔１９〕同 《甘珠尔》１４１０年版本中

的作品局部进行对照 〔２０〕，十分有益。这两个作品中门的造型和
居庸关门的造型 〔２１〕一样，没有差别。基本拱道由三个叶瓣组
成。两边的圆柱建有一个瓶形柱基，里面飞出薄梗，顶部冠以莲
花柱头 〔２２〕。梗的每一侧飞有艺术化的叶片。在 １０世纪的尼泊
尔抄本彩饰中，可以看到这个门的早期模型。右侧的圆柱高雅洁
白，一个淡雅的梗从瓶底飞跃而起，支撑着拱道。在 １４１０年的木
刻作品中，通常还有另外一种从波罗—舍那王朝时期 〔２３〕发展
而来的造型。它的主题纷繁多样，基本由三角形组成。一般在人
物肩膀附近出现。正好在这里，三角形与光轮连接起来了 （参见
插图 Ａ）。各种类型的神像肩膀后面向上喷射的三角形、集聚的光
环、叶片和花朵在江孜白居寺作品中随处可见 〔２４〕。它最初也许
正如图版 ４２所描绘的那样，是向上喷射的两束火焰或者光芒

〔２５〕。它们通常呈三角形形状，在波罗时代的作品中，是抽象化
和艺术化的描绘。在西藏 １５世纪早期的作品中，这种原始的象征
手法似乎是通过大量三角形形状闪闪发光的宝石来表现的。
白居寺绘画作品与 １４１０年木刻作品一样，女性神的圆形面

庞，宛如一轮圆月 〔２６〕。她们的前额通常卷发飘拂 〔２７〕；而男
性菩萨和男性佛陀的脸则是方形脸。这一区别将在第 ５章 《永乐
青铜塑像》中进行进一步的讨论。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插图中作
明佛母佩戴的珠宝饰物，特别是她佩戴的脚镯，不禁使人回想起
在白居寺发现的作品 〔２８〕。在两组作品中，可能源于汉族 〔２９〕
的长方形披肩十分盛行，它的两端从肩上一直悬瀑而下。巴林左
旗昭庙的救度佛母石雕 〔３０〕使人联想到这一类型的作品，尤其
是救度佛母佩戴的各种珠宝饰物、项链和悬系在前额的装饰品。从
照片上看，这尊业已修复的救度佛母石雕显然是按照喇嘛教风格
创作的。
图版 ３９：菩萨，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图版 ４１：
《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菩萨插图，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插图的艺术家们似乎是紧紧遵从西藏中
部 〔３１〕同一时代的艺术风格创作了 《甘珠尔》插图。较之于黑
水城作品，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木刻作品体现出较新的汉族艺术
风格的影响。在很早的时期，当然是从元朝开始，这些艺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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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和云彩等词汇逐渐被吸收到藏族艺术家的词汇库中。实际上
从１１世纪开始就吸收了云彩的造型，因为在创作上直接受克什米
尔影响的西部西藏古格画派地道的作品中，已经有了完美的云彩
造型。为此，Ｄ·Ｌ·施耐尔格鲁夫对这些涡卷纹云彩的造型来源
于中原内地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３２〕。
图版 ４０：三叶拱道中的菩萨人物形象，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图版 ４２：《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竭陀林士—
救度母插图，大约创作于 １０世纪图版 ４３：内蒙古巴林左旗昭庙救
度佛母，创作于辽代图版 ４４：四臂文殊室利，出自 《诸佛菩萨妙
相名号经咒》，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图版 ４５：释迦牟尼，出自 《诸佛菩
萨妙相名号经咒》，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

【注释】
〔１〕有关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的历史我知之甚少。据说潘德尔在
上个世纪末从北京为柏林购置了二十七卷的原版 《甘珠尔》。参见

Ｋ·陈：《＜藏文大藏经＞注疏》，载《哈佛亚洲研究学刊》第 ９期，
１９４５年，第 ５８页注释 １５，以及下面注释 ６、７、８。关于那塘版早
期版本，有不少混乱。因此，以讹传讹。据 Ｈ·羽田野 《藏文大
藏经缘起》１９６７年第 ４３页，Ｇ·胡特在 １８９２年版的 《蒙古佛教
史》由于对原文理解的失误，第一个说那塘版是木刻版本。大多
数学者人云亦云，重复此说。诸如 Ｋ·陈著作前引，第 ５３页。太
村健太郎：《西藏史概说》，东京，１９５８年，第 １０２、２４０页。伏斯
特里科夫：《藏族文学史》，加尔各答，１９７０年，第 ２０６页注释 ５９３。
杜齐在他的著作 《西藏画卷》第 １０７～１０８页中认为，要把这个版
本正确地理解为手抄本。参见 《青史》第 ３３７～３３９页中关于佛经
版本的一段藏文记载。布顿依此撰著了他的目录。
〔２〕参见下面第 ５章中关于明成祖和访问明廷的西藏僧人之间关
系的详细记载。
〔３〕参见下面第 ８０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４〕《西藏史料》第 ６２、６４页。
〔５〕克瑞韦德尔：《西藏和蒙古的佛教神话》，莱比锡，１９００年，第

７５页；《西藏史料》第 ６６页 “经”。
〔６〕前引著作，第 ７４～７６页；前引 Ｋ·陈著作，第 ５８页注释 １５，
２７卷；劳费尔，《皇家亚洲社会杂志》，１９１４年，第 １１９２页 ３７卷。
〔７〕图版 ４９、５２、７９、８０、８９、９１、１０８、１０９和 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２
～１２４及 １２８、１３２、１３８、１４７、１４５、１５０。前引渥德尔著作，第

６６页和第 ８０页中给出了另外一些图例。这两幅作品摄自潘德尔
著作：《人种学研究》，１８８９年，第 ２卷，这里还有另外一些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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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能看到这部著作。同时，参见劳费尔在 《皇家亚洲社会杂
志》上发表的文章，１９１４年，第 １１３０页；伯希和：《吐蕃》第 ２８
卷，１９３１年，第 １０５～１０８页。
〔８〕据德国国立图书馆亚洲—非洲所长卡尔·舒伯特博士的书面
材料。同时参见 Ｊ·劳瑞：《西藏、尼泊尔或中国？》，载 《东方艺
术》１９７３年秋季刊，第 ３１４页，插图 ９。前引劳费尔著作和前引
伯希和著作认为一百零八卷的柏林 《甘珠尔》摹本是 １４１０年木刻
版的摹本。因此，检阅柏林摹本的插图十分有益。
〔９〕前引著作第 ５８页。
〔１０〕共一百零六卷。
〔１１〕这一评论是在与克瑞韦德尔画像作品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
参见上注 ８；同时，也是根据红色版第 ２５卷中插图质量上的差异
而作出的。
〔１２〕渥德尔著作空行母图版中，空行母左腿上放肆的网鬘被线条
抹去，看上去犹如一条哈达！对当时的西方学者而言，她太裸露
了。由于没有看到潘德尔的著作，因此不敢断言是潘德尔、渥德
尔还是出版者删去了这一画面。
〔１３〕无论是在克瑞韦德尔还是渥德尔的收藏品中都没有这幅作
品。但它是 １４１０年版木刻作品中精品的代表作。同时，十分有趣
的是，它是惟一的描绘欢喜佛 （ｙａｂｙｕｍ，藏语意为父亲和母亲，
它涉及到神秘的性交）的作品。
〔１４〕在红色版 《甘珠尔》中作 ｓｏｄｌｄａｎ，而不是 Ｓｅｎｇｌｄｅｎｇ，这
是拼写上的错误。
〔１５〕前引著作第 ５８页。
〔１６〕参见下面。
〔１７〕参照 《西藏画卷》图版 Ｇ。
〔１８〕《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１５８、２１９～２２２、２３６、２５６
和 ２６６～２７２及 ２９３～２９６等等。
〔１９〕参见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６９、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４、
２３７、２４２。
〔２０〕参见克瑞韦德尔图版 １１７和 １２０。
〔２１〕参见 《导言》第 ２５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２２〕这种类型的圆柱藏文作 ｂｕｍｐａｃａｎ，意为瓶形柱。
〔２３〕参照图版 ４２和 《西藏画卷》第一排的图版 Ａ。同时参见图
版 ２０，描绘同一主题具有同一风格的西夏画家作品。
〔２４〕参见《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４、
３００和 ３５２等等关于闪闪发光的宝石的图版；背光中闪闪发光宝
石和三角形的图版 ２１７；三叶形的图版 ２４５；有菩提树叶片的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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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三角形的图版 １３０；有树的图版 ３３９；有火焰的图版 ２３８等
等。参照图版 ４０、５１、５７和克瑞韦德尔图版 ９１和 １２２。
〔２５〕和 《西藏画卷》图版 Ａ。参见上注 ２３。
〔２６〕参见 《附录 １》第 １０８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圣二十
一救度佛母赞》中的两行韵文。
〔２７〕参照克瑞韦德尔图版 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３及 《印度—西藏》第 ４
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１２４、１２５、１４９、１５０、１６９、１７２、１７３、２５８。
〔２８〕参照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２５２、３１５，同时参
见 《印度—西藏》第 ３卷第 ２部分图版 ２２。
〔２９〕参见图版 １、３７、４０、４３、４４、５１～６０、６６、６７。
〔３０〕参见前面 《导言》注释 ９９及 《文物》，１９６１年，第 １２期，第

３８～４１页。
〔３１〕参照 《永乐青铜塑像》，参见下面第 ５章第 ８３～９３页 （原著
页码。——译者注）。
〔３２〕参见 《印度—西藏》第 ３卷第 ２部分图版 １２～２８。同时参见

Ｄ·Ｌ·施耐尔格鲁夫和 Ｈ·黎吉生：《西藏文化史》，伦敦，１９６８
年，第 ８２、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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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１〕

吉美博物馆藏有一部第五世噶玛派黑帽世系活佛得银协巴

（１３８４～１４１５年）传承下来的普通大乘佛经经籍和诸佛菩萨插图。
这部经籍于 １４３１年在北京刊印 〔２〕，包括两卷汉式原版木刻版版
本。吉美博物馆目录是这样描述的：它 “是一部由汉文、兰札文、
藏文和汉文四体合璧的经籍插图。共有一、二两卷，成书于 １４３１
年，编号为 ４６３４８２１０Ⅱ 〔３〕”。各卷规格为 ２６厘米×１６５厘米。
前后两卷颠倒了。在真正的第 １卷中，四种文字的序言之后是两
个目录。第一个目录是第 １卷卷首的六十尊诸佛菩萨名号，而第
二个目录则为内容提要。封面经文标题和开头—二页的汉文序言
早已遗失，因而造成一些混乱。经文页码是按照汉文页码系统标
注的。换言之，每一部分内容都是从第 １页开始的。由于汉字序
言中载有页码的边缘部分遭到损坏，不知道究竟丢失了多少内容。
因此，我从现存的第 １页开始，给各页都注上了页码，并且在下
面给出了两卷内容完整的目录，同时为该著取了一个暂时的书名

（参见章节标题）。这个经文标题原来出现在第 １卷第 １９页内容提
要目录的前面。

第 １ 卷

页码：
１．汉文序言 （有一至两页已经遗失）〔４〕。
３．兰札文序言。
７．藏文序言 （经文阅读秩序与汉文相反，第 １０～７页）〔５〕。
１１．蒙古文序言 （第 １４～１１页）。
１５．只有汉文 “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名号”，包括六十尊诸佛菩萨藏
文名字的汉文注音和每个名字的汉文译名。第 ２５～８５页刊有六十
尊诸佛菩萨的插图。其中之一即是第五世噶玛派黑帽系活佛得银
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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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汉文经名 （？）和内容提要目录。
２２．四臂文珠室利画像 〔６〕。
２３．释迦牟尼画像。
２４．四臂观世音菩萨画像。
图版 ４６：第五世噶玛巴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诸佛菩萨》 （即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下同。——译者注），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

２５．六十尊诸佛菩萨，参见前面第 １卷第 １５页索引。每幅画像下
面用四种文字的形式给出了与诸佛菩萨有关的名号和经咒，而且
还给出了藏文的汉字注音 〔７〕。
图版 ４７：三十五佛中的两位忏悔佛陀，《诸佛菩萨》，创作于 １４３１
年

８６．毗卢遮那 （亦即大日佛。——译者注）金刚如来佛吟诵 《秘
密三昧大教王经》第 ７卷 （《大正藏》第 ８８５卷）。五方如来合诵
汉文、兰札文、藏文和蒙古文合璧的 《秘密三昧大教王经》插图。
９２．《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大正藏》第 １０１８Ａ和 Ｂ卷）〔８〕。
这部经由四种文字合璧而成，在第 ９３～１１４页中附有二十一救度
佛母的插图。与此同时，在每幅画像旁边都注有该画像的颜色、脸
和手数目的汉字题记。
１２３．救度佛母十音节基本咒语的汉文注音和兰札文。

第 ２ 卷

页码：
１～３．佛陀向有情众生布道的三部分插图。
４．寓有称颂皇帝和佛教的装饰画面。
５．汉文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第 ２５１卷。
９．汉文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第 ２３５卷。
５７．三尊佛陀插图：无量光佛居中；观世音菩萨左手拿着一枝柳
条；而文殊室利 （？）则手捧一部经书，右手握着一串念珠。
５８．汉文 《佛说阿弥陀经》，《大正藏》第 ３６６卷。
７７．坐在岩石上的水月观音 （如水一样的月光照耀着的观世音菩
萨）。
７８．汉文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 ２４章，《大正藏》第

２６５卷。
９７～１２８．各种汉文陀罗尼咒文。
９７．《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咒》〔９〕。
９７．《佛说消灾吉祥神咒》。
９８．《如意宝轮王神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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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佛说功德山王神咒》。
１００．佛母准提神咒。
１００．《无量寿佛真言》。
１０１．《广大圆满大悲神咒》。
１０５．《大佛顶首楞严神咒》。

《往生净土神咒》。
《解冤释结神咒》。〔１０〕

１２９．汉文 《三十五佛名经》和插图 （从 １３１到 １４８页，参见 《大
正藏》第 ３２６卷）〔１１〕。
１５７．玄奘 《唐僧往西天取经目录》。
１６６．撰写和吟诵这些经名等所获功德。
１７０．塔名目录。
１７２．对七佛、观世音菩萨的颂赞及对大宝法王 〔１２〕和大乘法王

〔１３〕等的颂扬。
１７５．汉文跋 〔１４〕。
１７７．兰札文跋。
１７９．藏文跋。
１８１．蒙古文跋。
１８３．时间。
１８４．最后一幅插图：韦陀画像。

迄今为止，这部经籍还没有出版过 〔１５〕。从它早期的时间，
藏文的汉字注音，四种文字平行而又不尽完全相同的序言、跋和
数卷佛经的译文 〔１６〕和它所提供的明朝对二十四年前访问明廷
的得银协巴 〔１７〕一如既往推崇的史实，以及它在肖像学和艺术
风格上对研究喇嘛教艺术史是一份有时间记载的重要文献这几方

面来看，这部经籍十分重要。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刊印的施主似乎是位汉人。尽管序

言、跋以及数量繁多的插图经文都是用四种文字撰写的，但纵观
全局，汉文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瓦尔特·海西在 《西藏和蒙古
的宗教》一书第 ３７５页中认为，１４世纪 “出现了一种喇嘛教在明
朝仍然一如既往广为流行，而在蒙古人中间却彻底烟消云散的奇
怪情况”。而且，“１４３１年左右元朝时期 （？）四体文种合璧、插有
画像图版的咒语和陀罗尼经籍仍然是在中原地区刊印”。毋庸讳
言，他指的就是这部特殊的经籍。在稍前亦即第 ３７４页中，海西
说，在元代藏传佛教和蒙古的第一次接触中，它只影响了蒙古上
层社会的达官贵人，而且还被曲解。在蒙古宫廷中，导致藏传佛
教衰亡 “惟一重要的原因”即是 “１３６８年蒙古在中原统治的土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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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一直到 １６世纪时期蒙古人才开始真正地对藏传佛教产生
了较为永久的兴趣。因此，施主不像是蒙古人。与此同时，从序
言和跋中提到的汉文意为 “修积善住”（藏文作：Ｓｉ＇ｕｊｉｓｈｅｎｃｕ。
蒙古文作：Ｓｉｕｓｉｓａｎｃｏｕ”）〔１８〕的名字来看，似乎也不是藏人。
这似乎是一个虔诚的尊号，兴许是一位汉族僧人的尊号。
据说，这部佛教诸佛菩萨和佛经经籍是得银协巴（１３４８～１４１５

年）传给施主的。〔１９〕在所有的插图中，惟一一幅人物画像插图
即是在佛陀和菩萨之后女性诸神菩萨之前的第 ２３幅插图：第五世
噶玛派黑帽系活佛本人的画像。在这幅理想化的绘画作品之下，紧
接着的是一则藏文题记： “ＣｈｏｓｒｊｅＫａｒｍａｌａｎａｍｏ，Ｏｍｍａｎｉ
ｐａｄｍｅｈｕｍ（即向噶玛法王顶礼！唵嘛呢叭咪 。——译者注）”。
ＣｈｏｓｒｊｅＫａｒｍａ是噶玛法王的一个尊号，表明他从属于噶玛教
派。在汉文中，没有按惯例给出对应的注音，而只有 “葛哩麻尚
师 〔２０〕即大宝法王”（葛哩麻是明代对 Ｋａｒｍａ的音译，即前译之

“噶玛”。——译者注）。毫无疑问，他就是噶玛派黑帽系第五世活
佛得银协巴。他头上戴的与今天噶玛派活佛 〔２１〕戴的造型风格
一样的帽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汉文编年史中，他常常被称
作是 “哈立麻 〔２２〕”和 “尚师”，“尚师”也许是藏文尊号的汉文
对译 〔２３〕。在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第 ２卷 １７３页，记载了

１４０７年得银协巴除受封大宝法王以外的一个较长的尊号〔２４〕。这
段文字将翻译于后 〔２５〕。
木刻作品中的得银协巴戴着噶玛派帽子，一幅藏族僧人装束。

身上所穿的短袖背心 〔２６〕用两条简洁明了的线条绘出。他的手
呈转法轮手印。两条莲花顶端与他的肩部平行，莲花梗握在手中。
莲花上托着一只铃和一个金刚，这是佛教金刚乘的主要象征法器。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在以下各页中均提到了得银协巴。

第 １ 卷 〔２７〕

页码

１０．藏文序言记作：ＣｈｏｓｒｊｅＫａｒｍａＴａ＇ｉｐａ＇ｕｈｖａｄｂａｎｇ〔２８〕
（亦即噶玛法王大宝法王。——译者注）。
１６．在六十尊诸佛菩萨目录第 ２３幅插图中书有 “葛哩麻尚师即大
宝法王”。
４８．六十尊诸佛菩萨画像中的得银协巴画像，还书有他四体合璧
的名号和经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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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卷

页码

１７３．在如来佛和菩萨目录里他被称为 “演教如来 〔２９〕大宝法王
西天 〔３０〕大自在佛根本 〔３１〕金刚葛哩麻尚师”。在此之后，提
到了北印度班智达的名字 （第 １７３页）和三位尚师 〔３２〕中第二
位尚师 （第 １７４页）大乘法王昆泽思巴 〔３３〕。
１７６．在汉文跋记中，施主修积善住发誓 （第 １７５页）要绘制大宝
法王传下来的西方画像。这就是说 “要按照藏族画像艺术风格”
〔３４〕创作数以千计的佛陀和世尊画像。〔３５〕
１７９．藏文跋中作：Ｔａ＇ｉｐａ＇ｕｈｖａｄｂａｎｇ（亦即大宝法王，以藏文
音译。——译者注）。
１８１．蒙古文跋中作：Ｂａｕｚａüｎｇ（？）。
第 ２卷第 １２９页中的 《三十五佛明镜》以佛教徒的皈依开始。

一般来说，佛法中有三皈依，亦即佛陀、佛法和僧人三皈依。但
藏族还加了一个，亦即导师或精神指导喇嘛皈依，这是金刚乘佛
教中最为重要的皈依。汉文经文中的第一个皈依是金刚上师。它
一定与藏文中的 ｒＤｏｒｊｅｂｌａｍａ这一不太常用的词汇相对应。藏
人的第一皈依很简单，即为 ｂｌａｍａｌａｂｓｋｙａｂｓｓｕｍｃｈｉ＇ｏ（即请喇
嘛护佑我！）。〔３６〕
施主修积善住在第 ２卷 １７５页汉文，第 １卷第 １０页、第 ２卷

第 １８０页中的藏文及第 １卷第 １４页中的蒙古文里被提到。
在第 １卷第 ２页汉文序言末和第 ２卷第 １７６页汉文跋记末，

以及第 ２卷最后一页的明代汉文佛经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装饰彩绘
中给出了这部经籍的成书年代——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三月吉
日。在第 １卷第 ７页和第 ２卷第 １７９页中有与此对应的藏文记载，
在第 １卷第 １１页和第 ２卷第 １８１页中也有与此对应的蒙古文记
载。
这六十幅诸佛菩萨画像作品的雕刻似乎至少出自两位不同的

艺术家之手。我们将图版 ４４、４６和图版 ４５作一比较，即能看出。
头两幅作品画面精美，创作流畅，而后一幅作品相比之下，线条
僵直，矫揉造作，缺乏立体三维空间感。第 １卷第 ８２～８５页中的
四大持国天和第 ２卷第 １８４页中的韦陀，以及汉文经文中其他个
别的插图都是按汉族的美学观创作的。
图版 ４５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约此时期传入中原内地的佛陀装

束的整个面貌。佛陀的装束包括左肩上袈裟（Ｃｉｖａｒａ，藏文作Ｃｈｏｓ
ｇｏｓ，汉文作架裟＜架字误，应为袈。——译者注＞）后面垂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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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上面的一系列衣褶。这些衣褶可能描绘的是藏族僧人的僧裙

〔３７〕。图版中的这些衣褶，不仅没有在那种紧密遵从波罗王朝风
格最为古老的佛陀画像中出现 〔３８〕，也没有在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
尔》插图无量寿佛的长袍中出现，也没有在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
经咒》中的三十五佛系列中出现。然而，我们在图版 ２４、３１和 ３２、
４５以及 ４９、５０中可以看到这种衣褶，有时还可以看到腰带上的花
结。这种装束后来在喇嘛教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中广为流行 〔３９〕。
在中原内地，这些衣褶可能是从较早时期雕塑中佛陀穿戴的衬衣
服式发展而来的。衣褶里平展倾斜的衣服线条在腹部交叉起来，在
袈裟里向上卷起，而后披搭在左肩上面 〔４０〕。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中的木刻作品的美学价值也许是业
已讨论过的四组作品中最缺乏的，但它们的创作仍然是上乘的。
它们开始预示着满清统治下中原地区刊印的 １７和 １８世纪的

各种 《藏文大藏经》版本中僵硬、华丽抽象风格的到来 〔４１〕。六
十幅诸佛菩萨开头三幅作品，即释迦牟尼、文殊室利和观世音菩
萨的宝座和背光的设计不仅同黑水城绘画作品、《西夏藏》、《碛砂
藏》作品以及第 ５章中的 《永乐青铜塑像》〔４２〕有联系，而且同
中部西藏和西部西藏的雕塑和壁画作品也有联系 〔４３〕。六十幅诸
佛菩萨画像本身常常使人强烈地联想到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中的
作品 〔４４〕。长袍的绸缎和珠宝饰物的风格以及略有的汉族容貌，
都反映出永乐青铜塑像中菩萨造型的风格 〔４５〕。
这一系列的作品尽管不能代表整个诸佛菩萨的肖像，但从它

的年代和绘画水平，以及它直接涉及到的得银协巴和由此衍生而
出的噶玛派等角度来看，编辑和出版这两卷经典中的插图是非常
值得的，可以使后期另外一些喇嘛教中的诸佛菩萨更加完善。
在此，我将汉文序言和跋及其部分藏文序言翻译于下。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第 １卷第 １页汉文序言 （开头有一

至两页遗失）〔４６〕

命工以上法宝 〔４７〕及圣救度佛母二十一赞重寿

〔４８〕诸梓，用广流通。
上祝舆图一统，齐日月之照临。圣寿万年，同乾坤而悠久。慈

云垂荫，家遂康宁。恩 〔４９〕弥隆 〔５０〕，身膺福禄 〔５１〕，资
盖二亲。而神 〔５２〕栖极乐，普沾群品而咸悟本明 〔５３〕。则寿梓
流通之功用垂于永久，而利济于无穷也矣。时宣德六年岁次辛亥
春三月吉日 〔５４〕。

正如我们将在第 １卷第 １０页第 １部分藏文序言译文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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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另外两种文字无论是藏文还是蒙古文都是很难精确地与
汉文序言和跋记相吻合。第 １部分藏文序言以一段诗歌起头，它
也许包括汉文序言中遗失的那部分内容。
藏文序言 （第 １０页）：

唵！向吉祥大德和诸佛顶礼！〔５５〕
我跪拜在佛陀、山的脚下，
他放射着数以万道行为的光芒，
与辉煌无价的智慧并齐，
诞生于智慧和功德之海，
通过他的力量，轮回之海枯竭，
无明的黑暗之障燃烧无遗，
智慧之百瓣莲花欣欣开放，
愿教义的光芒永照千秋。

我不仅从噶玛法王即大宝法王那里获得了宗教上的指导，而
且还得到了诸佛菩萨画像。不仅将它们付之诸梓、刊印于世，而
且还将它们流通四方。我这个出生于菩萨 （？）（第 ９页）世家的
施主修积善住，为了噶玛巴及其影响，祈祷通过这些功德之力，根
据真如和怛特罗圣经文的教义，在世界上弘传这一神圣的宗教

……

这个有很多正字拼写错误 〔５６〕的序言接着记述了祝愿所有
有情众生脱离罪孽之苦获得善行之果等等佛法教义。序言在第 １
卷第 ７页 （藏文经文阅读顺序正好与汉文相反）中给出时间之后
就完了 〔５７〕。
第 ２卷第 １７５页的汉文跋

伏 〔５８〕以佛道以慈悲为本，利济为心，几有皈依 〔５９〕，无
不如意。况兹。
金刚 〔６０〕（第 ９页）、弥陀 （第 ５８页）、观音 （第 ７８页）、三

十五佛 （第 １２９页）、救度佛母二十一赞 （第 ６９页）、藏经目录

（第 １５７页）、心经 （第 ５页）、楞严 （第 １０５页）、大悲 （第 ９７
页）、消灾 （第 ９７页）、功德 （第 ９９页）、如意 （第 ９８页）、准提

（第 １００页）、无量寿佛 （第 １００页）、往生、解冤 〔６１〕诸品经咒
皆我佛祖哀愍众生 〔６２〕，援济群品，慈悲惠 〔６３〕利 〔６４〕，方
便度人。实航苦海之津梁，烛迷途之慧炬也。
明时沐浴，清化仰惟 〔６５〕。圣皇恩重，父母情深，欲报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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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罔极 〔６６〕，谨发诚心，绘画西来 〔６７〕大宝法王所传诸佛世
尊妙相番 〔６８〕相，并书写诸品经咒，刊板印施，传流持诵

〔６９〕。广种福缘，上报四恩 〔７０〕，下资三有 〔７１〕，没承利济，生
享安荣、如意吉祥者。日期。

【注释】
〔１〕将此与清朝乾隆 （１７３６～１７９６年）时期的章嘉呼图克图游戏
金刚诸佛菩萨经名作一比较。此经名为 《诸佛菩萨圣像赞》，发表
在 《两座喇嘛教万神殿》第 ２５５～３１４页。
〔２〕第 ２卷第 １７９页时间之后的藏文作 ｋｕｎｔｓｈｏｇｓｃｈｅｎｐｏｂａ＇ｉ
Ｐａ＇ｉｋｉｎｇ＇ｋｈａｒｎａｎｇｎａｓｂｓｇｒｕｂｓｐａ＇ｏ，即完成于北京四方云集之
城。
〔３〕原文如此。最后应该为蒙古文而不是汉文，汉文重复了。
〔４〕参见第 ６８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译文，第 １２０页 （原
著页码。——译者注）汉文经文。
〔５〕参见第 ６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部分译文，第 １１４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藏文经文。
〔６〕参照 《碛砂藏》图版 ２６左侧部分。
〔７〕我没有核对过兰札文和蒙古文对应部分的内容。
〔８〕参见 《附录 １》这部分赞偈的译文和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
咒》中的一幅插图。
〔９〕在索引中没有提到这个陀罗尼咒。
〔１０〕在第 １卷第 １９页中的索引里提到了最后两个陀罗尼咒，但
没有在正文中找到。
〔１１〕这部著作的藏文书名是：Ｓａｎｇｓｒｇｙａｓｓｏｌｎｇａ＇ｉｍｎｇｏｎｒｔｏｇｓ
ｄａｎｇｌｈａ＇ｉｓｋｕｐｈｙａｇｔｓｈａｄ） （亦即 《三十五佛现证和佛像度
量》。——译者注）。在 Ｔｓｏｎｇｋｈａｐａ＇ｓＭｅ—ｌｏｎｇ（亦即 《宗喀巴
明鉴》。——译者注）一书 Ｄａ函中有载。
〔１２〕得银协巴，参见下面第 ６６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和
第 ５章第 ７５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１３〕昆泽思巴，参见下面第 ６７页、第 ５章第 ７９页 （均为原著页
码。——译者注）。多著第 １５７～１７４页给出了完整的封号？
〔１４〕参见第 ６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译文和第 １２１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汉文经文。
〔１５〕据我目前所知，除了前引劳瑞 《西藏、尼泊尔或中国》中图
版 １０《金刚婆罗》这一幅插图外，其他都未曾发表过。在这里，劳
瑞将这幅作品的时间搞错了，他给出的时间是 １４２６年。
〔１６〕这种做法在中国的喇嘛教经文中广为流行，参照第 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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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页码。——译者注）。
〔１７〕即 １３０６～１３０８年间事，参照第 ５章第 ７４页（原著页码。——
译者注）。
〔１８〕在此向巴黎大学东方文化语言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汉
莫约夫人帮助我翻译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蒙古文序言和跋
以及提供有益的注释而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认为这个名字不是蒙
古文。从译文可以看出，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异，正如藏文与汉文
的差异一样。
〔１９〕汉文跋第 １２１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２０〕葛哩麻是藏文 Ｋａｒｍａ的汉文注音，参见下注 ２２。
〔２１〕参见黎吉生：《噶玛教派历史释》，载 《皇家亚洲社会杂志》，
１９５８年，图版 ９。
〔２２〕参见李铁铮：《西藏的法律地位》，纽约，１９６０年，第 ２６页
注释 ４２；《卫藏通志》第 １卷第 １６页。这里正如黎吉生所描述的
那样，记载了一个长长的称谓。前引著作，第 １４８页，图版 ７、８，
《附录 Ａ》，载 《皇家亚洲社会杂志》，１９５９年，第 １～６页。
〔２３〕参见下面第 ８２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２４〕《西藏史料》第 ５４页。
〔２５〕同时参见前引黎吉生著作，《附录 Ａ》第 １页注释 １。
〔２６〕背心，参见第 ４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２７〕也许在遗失的汉文序言中提到它，但在蒙古文序言中则语焉
不详。
〔２８〕大宝法王的藏文转写。
〔２９〕在藏文中，Ｄｅｂｚｈｉｎｇｓｈｅｇｓｐａ（即得银协巴。——译者注）
是真如或如来的对应词。
〔３０〕西天，梵文作 Ｓｕｋｈāｖａｔｉ，指无量光佛的西方乐园。这里也
许是指西藏。
〔３１〕根本，字面意为基本的、原初的。
〔３２〕据说，这两个又是来源于西天。
〔３３〕参见下面第 ７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３４〕“番”即来源于吐番，亦即西藏。
〔３５〕参见上面第 ６３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３６〕在藏文中，ｂｌａｍａ一词的第一个音节意为上乘、上面。因此，
也许是尚师，尚意为上面，可能是尝试性的对应词？Ｒ·Ａ·石泰
安教授认为ｒＤｏｒｊｅｓｌｏｂｄｐｏｎ（即金刚轨范师。——译者注）是它
的对应词，因为它是对老师常用的尊号。但在这里的皈依文献中
似乎不太可能。
〔３７〕参见上面第 ４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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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参见图版 ７、９、２２、２５～３０、３３。
〔３９〕参见前引 《中国佛教画集》第 ９、７６页关于中国 １８世纪带
有这样衣褶的两幅佛陀画像图例。
〔４０〕参见 Ａ·Ｂ·克里斯瓦尔德：《中国雕塑中佛陀服饰研究绪
言》，载 《亚洲研究》第 ２７卷，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第 ３３５～３４０页，
图版 ３５、３７和 ３８。
〔４１〕参见罗目侯罗·纳拉和Ｌ·钱德拉编辑：《一尊新的西藏和蒙古
众神》，新德里，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例如 １８世纪的喇嘛教肖像木刻
作品，人物肖像苍白无力，没有感情，线条过分软弱。
〔４２〕参见图版 ５０的宝座。
〔４３〕参照 《印度－西藏》第 ３卷第 ２部分图版 １５１。
〔４４〕参照图版 ３５、３７。
〔４５〕参照图版 ６６：宣德时期塑像。
〔４６〕向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 Ｄ·Ｃ·罗教授帮助解释汉文序言和
跋中的文言文和各种各样的汉文词语表示衷心的感谢。依此解释，
我有了下面的注释，并且也奠定了我英译文的基础。
〔４７〕上法宝。
〔４８〕寿。
〔４９〕恩眷。
〔５０〕弥，即越来越多；隆，即高。
〔５１〕福禄，参见 《诗经》第 ２５２赋。
〔５２〕神。
〔５３〕本明，梵文作 ｖｉｄｙā。
〔５４〕参见第 １２０页汉文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５５〕第一行为梵文，将此译成藏文。
〔５６〕在第 １１４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指出。
〔５７〕关于藏文参见第 １４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５８〕伏，为谦卑词，同窃。
〔５９〕皈，即佛教术语 “归”（归依），指皈依佛教。
〔６０〕第 ２卷中除了 《二十一救度佛母》外，其他所有经咒都有。
〔６１〕这最后两个经咒只在第 ５３页中的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
咒》索引中才有。毋庸置疑，这个目录是由汉文序言中提到的上
法宝和 《二十一救度佛母》组成的。关于汉文，参见前面第 ６３～
６６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的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索
引。
〔６２〕拔。
〔６３〕惠。
〔６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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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明时”和 “清化”均为颂扬皇上的陈词滥调。
〔６６〕《诗经》第 ２０２赋。
〔６７〕得银协巴来自西方的西藏。
〔６８〕番相。
〔６９〕持诵。这也许暗喻持咒，即念诵咒语；而诵念则指背诵这个
或其他经文。藏文中的 ｂｚｌａｓｂｒｊｏｄ一词含上述二意。
〔７０〕四恩指：１．父母之恩；２．老师之恩；３．王者之恩；４．施
主之恩。
〔７１〕三有指：１．生；２．死；３．中，居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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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章

永乐青铜塑像

历史背景

１９５７年，当道格拉斯·布里特在大英博物馆 〔１〕发表永乐佛
陀和文殊室利画像作品，对它们的题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同时，
一大批似乎都镌有 “大明永乐年施 （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相同题记的
画像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２〕，而且逐渐被学术界公认
为真品。《文物》１９５９年第 ７期 〔３〕上发表的描述明清两代有关
汉藏关系的一组铃和金刚画像的作品上即书有这样的题记。这组
作品和另外一些永乐和宣德时期 （第 １７页）的青铜塑像及画像作
品，最初都是馈赠给前来拜访明廷的西藏僧人，或者是明朝使者
携往西藏的礼品。乾隆时期，当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拜访清廷时，
它们再次被当作礼品回赠给了满清皇帝。１９５９年 〔４〕，在西藏中
部考古的中国考古队再次发现了标有这一相同题记的二十一座石

雕和木雕的菩提伽耶佛塔模型。这些菩提伽耶佛塔全都是在后藏
的那塘寺中发现的。新德里西藏博物馆 〔５〕中馆藏的大批与此题
记相同的无量寿佛青铜塑像，据说已送给了 “西藏统治者”。
布里特在他的文章 〔６〕里认为，这些画像作品和元明时期

〔７〕尼泊尔和中国使节之间互赠的那些作品之间有某种联系。谢
尔曼·李和何伟康 （音译。——译者注）在坐式的永乐救度佛母

〔８〕塑像题记中认为，这一作品 “可能是在北京及其行省分支机
构在诸如失蜡术技术指导下的官坊中创作的作品”，而且 “在这些
机构中供职的人员无论是尼泊尔还是西藏的官员和艺术家，都带
有浓烈的藏族艺术风格”〔９〕。毋庸讳言，从这样简洁的评论中我
们能得出标有永乐题记的画像和青铜塑像同当时的汉藏关系之间

存在着十分密切联系的一致性结论。杜齐对明代的汉藏文两种史
料的历史背景材料进行了研究，因此，在本章里我用了很多他的
材料 〔１０〕。
这些画像作品暴露出大量的问题。如果它们是在帝国敕令下

的官方作坊中创作的，那么，我们从明显浓郁的藏族艺术风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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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它们直接继承了元代以来阿尼哥创
建的尼泊尔或喇嘛教艺术风格？它们在明代早期的过渡时期内发
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相比之下，元末明初的喇嘛教青铜塑像作
品鲜为人知。１３９６年立式的洪武佛陀塑像，即馆藏于大英博物馆
的那幅作品 〔１１〕例外。它几乎体现出完美的汉族艺术风格的传
统，几乎看不到或根本就没有人们所指望的那种阿尼哥及其继承
者的影响。因此，题记有问题。最后一个 “施”字，从佛教意义
上来看，通常是指捐赠，很少在青铜塑像题记中使用。它似乎专
指永乐时期或许是宣德时期创作的那些青铜塑像 〔１２〕。进一步而
言，成祖皇帝统治时期为什么创作了如此之多的画像作品 （明成
祖在位之后，也常称作永乐）？据我目前所知，至少有十一幅永乐
塑像作品。而那些随后在宣德时期创作的为数稀少的作品倒反以
紧紧遵从永乐艺术风格而著称于世。
阿尼哥似乎除了建立众所周知的白塔以外 〔１３〕，没有任何建

树。我们对尼泊尔和藏族流派及其对永乐艺术风格可能产生的影
响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前面我们业已探讨过的那些保存至今的西
夏、碛砂木刻作品，居庸关石质浮雕、飞来峰及青白地区等 １４世
纪佛教画像作品的基础上 〔１４〕。这些材料同 １５世纪早期的永乐
青铜塑像和木刻作品之间的比较结果表明：尽管它们显而易见都
同属一个传统，但永乐时期作品突然表现出的繁华盛开的藏族风
格、日臻成熟的艺术技巧，同随后的藏族艺术明显地保持着一定
的距离。因此，题记标明得如此清楚，并且与宣德时期数量稀少
的那些同一艺术风格的作品相比，永乐时期的青铜塑像能够毫无
疑问地保存到今天，不得不令人产生怀疑。
在居庸关和永乐初期即蒙古元朝分崩离析最后一年到明朝头

两位皇帝执政的六十年间，标有时间记载的为数不多的喇嘛教风
格作品很难解释这一时期的发展，一系列史实暗示出，它们受到
了来自外部的影响。整个元朝时期，蒙古宫廷同西藏之间的交往
十分频繁，因而加强了艺术及其他领域的相互交流 〔１５〕。然而在
蒙古元朝行将就木之时，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对蒙古的运动，
很大程度上是元朝朝廷里大权在握的西藏僧人荒淫无度、飞扬跋
扈所致 〔１６〕。蒙古元朝灭亡之际，在蒙古统治者和萨迦派僧人之
间建立的那种特殊的供施关系 〔１７〕也正在宣告终结。这些可能
能够部分地解释这一时期内艺术中断的原因。
明成祖即位初期，锐意改善明朝同西藏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

试图重新建立供施关系，对西藏宗教领袖十分敬重。但这一做法
遭到了明朝部分官吏们的反对。于道泉认为 〔１８〕，明代正史中对
当时西藏最杰出僧人宗喀巴所采取的沉默不语的态度，就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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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这一点。１４０８年和 １４１５年，明成祖至少两次遣使邀请这位伟
大的佛教导师，但遭到了宗喀巴因健康不佳和事务缠身的婉言谢
绝。于道泉还认为最早提到宗喀巴的汉文正史是清朝早期的史籍。
《明史》甚至没有记载 １４１４年代表宗喀巴访问明朝的宗喀巴的弟
子释迦也失其人。明成祖对自己尊严的注重也许进一步在释迦也
失身上得到了体现，永乐皇帝 “封赐”了八位西藏僧人为 “王”或

“王子”，其中第三位受封的释迦也失是惟一一位第一次没有得到
封授而一直等到 １４３４年即宣德九年，当他第二次前往明朝时才受
封的人。同年，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圆寂于明朝。他一生都在弘
传在宗喀巴教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所有强大的格鲁派寺院都必须遵

循的甘丹派教义 〔１９〕。据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篡夺侄子皇位登基的皇帝明成祖 〔２０〕，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

领袖。在他的统治下，中国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他一生政绩辉
煌，特别是以 １４０６至 １４２７年之间的南海海上探险 〔２１〕、重建会
通渠和开拓越南殖民地而蜚声中外。他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
馆，向整个亚洲派驻使节 〔２２〕。在宫廷同时接待来自邻国川流不
息的使节 〔２３〕。大约 １４１８年，他从南京迁都北京，开始大兴土
木，营造宫殿，今天的天坛宫殿就是当时营建的宫殿之一 〔２４〕。
他极力拉拢惠帝时期 〔２５〕不满的佛教和道教僧人，十次军事、政
治躬征北方疆土。在他执政期间，宦官逐渐把持了朝政；同时优
待蒙古人，作为助他一臂之力而得以称帝的回报。这样，到 １４３５
年，有一万多蒙古人在首都定居。而且同他们的汉族同僚相比，他
们享受着较高的薪俸 〔２６〕。他在北京地区担任明帝国的军事统帅
时期，与蒙古人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似乎正是通过蒙古人或另外
一些中亚王子之口，才第一次听说了年轻的得银协巴。

三 “法王”和五 “王子”

佐藤长在他撰写的五篇文章里 〔２７〕，对明成祖统治前半期

“封赐”的八位西藏高僧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明皇对西藏
不同教派的僧人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削弱西藏统治
家族帕木竹巴的实力。〔２８〕在 １３８５年最后一位蒙古元朝皇帝执
政时期 〔２９〕，帕木竹巴的声望随着同元朝宫廷建立的长期联系而
不断壮大。《明史》第 ３３１卷给出了这八位藏族宗教领袖的简短传
记，帕木竹巴统治者 〔３０〕排列在第四位，实际上位居在南京拜
见过明成祖的三大重要 “法王”之后。其他五位 “王子”的封号
是通过明朝向西藏派遣的使节册封的。尽管在 《明史》中，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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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巴位居第四位，但实际上，帕木竹巴统治者是遣使恭贺明朝新
皇即位之后，于 １４０６年受明朝 “册封”的八位西藏高僧中的第一
位 〔３１〕（《西藏史料》第 ５１页）。Ａ·麦克唐纳通过对藏文史料
研究认为，权力无论在雪域 （西藏。——译者注）如何更替，但
正如中央王朝所看到的那样，从 １３５８年开始，至少到 １６５７年这
段时间里，帕木竹巴一直处于统治者的地位 〔３２〕。在藏文历史文
献中，这八位 “法王”似乎鲜为人知，博学多才的噶玛派历史学
家拔卧·祖拉陈哇 （１５０４～１５６６年）在他的著作中给出了五位

“王子”所属寺院名字和封号的汉文注音和藏文译文，同时还认为，
他们的 “封赐”是由于得银协巴对明成祖影响的结果 〔３３〕。言外
之意就是，得银协巴向明成祖提出了这一策略，作为明朝向西藏
武力进军的一个交换。但正如上文业已阐述的那样，就帕木竹巴
个人而言，这一点是难以成立的。
得银协巴旅居南京时期享受的明成祖给予的十分优厚的礼

遇，可能是永乐和宣德时期西藏使团川流不息涌向北京的原因。在
这里不仅能够看到 “法王”和 “王子”们的代表单独抑或成群结
伴的旅游，而且还能看到为数众多的凡夫俗子包括俗人和僧人也
都在这里徜徉。《明史》中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进京的朝贡使团

〔３４〕。显而易见，这是西藏同明朝进行贸易交往活动的主要方式。
西藏把重要的交换商品马匹从本土驱至明朝，换回丝绸、白银和
茶叶。关于这一点，Ｒ·Ａ·石泰安评述道：“喇嘛教的高僧们前往
明朝不像汉族历史学家们所标榜的那样，出于向明朝 ‘贡奉贡
品’的动机，也不是进行指定的 ‘纯粹’的贸易活动，他们同时
在寻求明朝皇帝通过遣使和封号形式体现而出的对他们的支持

〔３５〕。”毋庸讳言，明成祖从明朝的利益着眼，在政治上慷慨地封
赐手中的封号，但是正如于道泉评述的那样 〔３６〕，在皇帝对西藏
喇嘛，特别是对得银协巴的推崇里面隐含的更多是不可言传的东
西。换言之，皇帝的兴趣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里面。明成祖邀请三
位 “法王”的礼仪和他们在南京所享受的礼遇显然都从属于供施
关系范畴 〔３７〕。供施关系，按藏人的话来说，就是喇嘛和俗人施
主之间的关系，喇嘛自然是位高一筹 （关于供施关系，参见前译
注。——译者注）。
永乐时期，这些西藏宗教导师和明成祖之间相互馈赠了数量

相当可观的佛像。这些史实在明代历史文献，特别是 《西藏史
料》这部枯燥无味的官方日记，以及 《明史》第 ３３１卷中关于八
位 “法王”和 “王子”们的传记里都可以找到。拔卧·祖拉陈哇
编著的藏族最杰出的历史著作之一 《贤者喜宴》，记载了一些得银
协巴的侍从们亲眼目睹到的明朝宫廷和明廷给予得银协巴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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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生动材料。文辞虔诚华丽，不仅展示了明帝国南京明成祖
皇宫富丽堂皇、勾人心魄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了藏人耳
闻目睹的得银协巴和明朝皇帝之间宗教关系的本质。

噶玛教派黑帽系 第五世活佛大宝法王

得银协巴 （１３８４～１４１５年）

１４０３年，明成祖 “还在中亚王宫 （藩邸）时，就素闻得银协
巴道行卓异”，于是派遣使者前往西藏中部 （乌斯藏，即两个中部
地区）邀请得银协巴 （在 《西藏史料》第 ４８页中作 “哈立麻”）
〔３８〕为他亡故的双亲举行丧葬仪轨。对 １２５５年到 １７世纪噶玛噶
举教派的主要喇嘛和蒙古及元、明、清三朝之间的关系有着专门
研究的学者黎吉生认为 〔３９〕，明朝使节所赍诏书中使用的语气与
蒙古皇帝诏书中的命令口气相比，对年轻的噶玛巴使用的是尊敬
的语言。诏书中提到，明成祖在北京未做皇帝之时，就素闻得银
协巴的大名。这段记载同 《西藏史料》第 ４８页和 《明史》第 ３３１
卷中的记载吻合。这封诏书的藏文本 〔４０〕翻译如下：

犹如佛陀现世的喇嘛，你为弘传精深的真如佛法，而利益西
方所有有情众生，使其咸顺皈依，虔诚信奉。
如若你凭借智慧、德行和修习不曾获得如此至高无上的成就，

那么，你如何以此之道弘利所有有情众生？
朕在北方 〔４１〕之时，即素闻你的美名，一直考虑与你会面。

目前，朕身居显位。中土 〔４２〕一片平安。朕一直认为，你犹如
驱除黑暗 （的太阳），人人都应平等地享受你的慈悲，你应该利益
一切众生。往昔，释迦牟尼为众生利益劳顿奔波，你也如此，获
得佛法精深广博成就，犹如佛陀再世。你应前往中土，为中土众
生利益广布佛法。朕意一如既往，未曾改弦，喇嘛请到中土来。昔，
历代先王和平治理中土，率先虔诚躬行佛法。今父皇及其聪睿的
高皇后 〔４３〕薨逝多年，朕欲思报其恩，苦于无门；而你，喇嘛，
通过智慧和修习之道获得至高的成就，犹如佛陀再世，无论如何，
望动身前来，以行超荐死者的仪轨。为此，遣司礼监少监侯显

〔４４〕等赍诏并礼物前往迎候。喇嘛，望你慈悲为怀，恳望速速动
身前往！
随诏书奉送的礼品有：白银三大升 〔４５〕一百五十两 〔４６〕，

彩币二十表里 〔４７〕，檀香木刻一块，白松脂 （香）十斤 〔４８〕，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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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香 （？）一斤，六种白茶一百五十斤…… 〔４９〕
永乐二月十八日于皇宫。

尽管这封诏令的汉文已经遗失，但在注释中涉及到该诏书中
的几则细节表明，除了藏文本身读起来不十分流畅及诸多正字拼
写错误以外，这封诏书显然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正如黎吉生所
指出 〔５０〕，这封诏书的时间不明确。它很有可能写于永乐元年二
月，这兴许能解释诏书中没有给出年代的原因。如是，即为 １４０３
年。正好，据 《西藏史料》第 ４８页，永乐元年二月，明朝向西藏
派出一个邀请得银协巴到明廷的使团。因此，这封诏书必是署定
于使团动身之前。

《西藏史料》第 ５１页云〔５１〕，在此邀请之后的永乐四年二月，
亦即 １４０６年，得银协巴向明皇派出一个使节，向明廷贡献了佛像
等物。
据 《西藏史料》第 ５３页和 《贤者喜宴》第 ５９页，１４０６年冬，

得银协巴一到南京就拜见了明皇，并下榻于华盖殿。同时，明皇
赐黄金一百两、银一千两……丝绸……茵褥……鞍马、香果、大
米、茶叶等物。
又据 《西藏史料》第 ５４页，１４０７年即永乐五年元月，明皇再

次赏赐得银协巴，礼单如下 〔５２〕：

仪仗一，牙仗一，瓜 〔５３〕二，骨朵 〔５４〕二，幡幢二十四
对，香合儿二，拂子 〔５５〕二，手炉三对，红纱灯笼二，（００５）灯
二，伞一，银交椅一，银脚踏一，银水罐一，银盆一，诞马

〔５６〕四，鞍马二，银杭 （杌）一，青圆扇一，红圆扇一，帐篷一，
红 （００６）丝拜褥一。

又据 《西藏史料》第 ５４页、《贤者喜宴》第 ５２２页，同年二
月，得银协巴在灵谷寺为明皇父母举行超荐法事。事毕，获赐一
百两黄金、一千两白银和……九匹马。

《西藏史料》第 ５４页、《贤者喜宴》第 ５２２页载 〔５７〕，同年
三月，得银协巴被封赐了一个长长的封号，其中的两个部分有必
要在此解释一下， “如来”，亦即 Ｔａｔｈａｇａｔａ，藏文作 Ｄｅｂｚｈｉｎ
ｇｓｈｅｇｓｐａ，为他名字的一部分，在西藏，他就是以这个名字而广
为人知；“大宝法王”是他封号的缩略词。他的弟子同时也受封了
一个以 “大国师”为结尾的长长的封号 〔５８〕。明皇封赐了印信和
丰厚的礼品。其中，得银协巴获得一件织金珠袈裟。

《西藏史料》第 ５６页又云，同年七月，得银协巴于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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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再次为明皇双亲举行超荐法事，再次获得钱币或绢罗等物。
同年十一月，他又得到更多的礼品。
据 《西藏史料》第 ５７页，１４０８年亦即永乐六年四月，他动身

离去。明皇为此封赐礼物，其中包括佛像，并遣卫队护卫财物和
得银协巴一行返回。《贤者喜宴》对得银协巴一行在南京目击记叙
的简要记载，是藏文与汉文平行的一段记载，兹翻译如下：

《贤者喜宴》第 ５１９页云：

阴火猪年亦即 １４０７年 〔６０〕元月二十一日，当得银协巴一行
乘船抵达南京时，三十头装饰一新的大象伫立在岸边等候，同时
有一万名僧人前来迎接。天空一片蔚蓝，人人都看见了天上的彩
虹。皇帝走出宫门，来到宫墙外迎接，并赐金制千辐轮一个，随
后又交换了一个稀世珍宝明亮盘旋的螺贝。这些都是后来用金翼
装饰后存放在宫殿 （粗普寺）中的宝物。
二十二日凌晨，得银协巴及其随从一行前往皇宫。一路上，他

们受到了手执……金佛……群众……三百头大象……五万名身着
袈裟僧人的迎接。他们手执鲜花，敲奏着音乐……三位大亲王……
官吏……军队列队欢迎。明成祖在宫门迎接得银协巴……戴着金
盔的二百名卫士……穿过五道走廓在寝宫谒见……（第 ５２０页）三
十二根柱子的穹形建筑和镏金屋顶……四十名卫士……议事内容
的安排……午餐……娱乐……离去时，明成祖和得银协巴由中门
而出，而我等则从左门而出……成祖相送得银协巴至宫门……我
等一行住于宫殿之外的灵谷寺和皇宫院内新建的大都噶玛巴寺院

内……委派这些和五台山噶玛派寺院的僧人……记下所见所闻。
二十三日，明成祖驾至寺院……在中门受到喇嘛们 （得银协

巴三位主要弟子）的迎接，在门内受到得银协巴的欢迎……礼物
是白色鞍马三匹，马十八匹，黄金七升 〔６１〕，白银十七升……
（参照 《西藏史料》第 ５３页）
二十四日，喇嘛们应召到皇宫，并向明成祖敬礼……礼物。
二十七日，得银协巴拜见明成祖，成祖赐千手千眼观世音菩

萨白色檀香木佛像一尊。这尊观世音菩萨的两只前臂很长（第 ５２１
页）。
二月一日 （汉历春节），天亮前，得银协巴及其随从一行前往

皇宫……与成祖一道品茶……黎明时分，满朝官员前来请安……
两只老虎、三头犀牛、二只猞猁狲、一百头大象……卫兵……舞
伎……得银协巴与明成祖交谈一会儿……然后，僧人不再向皇帝
敬礼……娱乐。
十五日，皇宫中娱乐……傍晚的烟火……其后按日程安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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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协巴向明成祖宣讲佛法。
二十五日，得银协巴拜见成祖……礼品……娱乐……骑在马

背上的白猴等。
三月五日，得银协巴及其随从一行开始标记十二尊曼陀罗

……明成祖上供品……每天举行仪轨，一直到 １８日……每天开始
时都为明成祖和他的皇后举行 （第 ５２２页）。
十九日，为明成祖母亲举行仪轨……礼品……。
二十日，曼陀罗……为明成祖举行活献祭仪轨。
四月八日，《那若巴六教义》……明成祖修习……翻译经典并

奉献与成祖……此月，得银协巴受封“Ｒｉｎｐｏｃｈｅｃｈｏｓｋｙｉｒｇａｙａｌ
ｐｏ（大宝法王）”封号……印信 、礼品……三位喇嘛受封 “国师”
封号……普天大赦……一千名僧人延期执行……得银协巴建议明
成祖修习佛教上的忍，根据他的信仰解释，没有一人应受压制……
得银协巴在五台山度过夏天，然后返回西藏……明成祖及其儿子
们将得银协巴一直护送到河边 （据 《西藏史料》第 ５７页 ，得银协
巴于次年四月动身离去）……比瓦巴佛像较早地送抵明廷……
（第 ５２３页）十六罗汉画像送达明廷……明成祖希望为他信奉佛教
的父母举行仪式……成祖皇后的影响引导他信奉了佛教……他经
常说 “成祖皇后即是我的喇嘛”……奇迹……大卷轴或诏书……
为成祖父母举行塔祭……奇迹……明成祖看见得银协巴的人物肖
像犹如太阳闪耀着光芒，一束光跳跃得很高……据此，成祖创作
了一幅画像，并赐与了得银协巴……明成祖想像统治蒙古那样统
治西藏…… （第 ５２４页）教主和施主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因
此，他认为要在政治上统治西藏……但得银协巴向他讲解的法如
法 （ｃｈｏｓｃｈｏｓｂｚｈｉｎｄｕｂｓｔａｎｐａ）的教义有悖于向西藏派出军队

……于是明成祖对得银协巴说道：“西藏各种教派林立，日后难免
互相纷争，朕如向西藏派军，必将惹你不快。为此，朕将派遣一
些骑兵，每一骑都在马鞍后面携带一匹河州剩下的镏金屋顶瓦当
入藏，彼此都皆大欢喜。所有的教派都应该统于你的麾下……不
知你同意否？”……得银协巴不同意，并且说，每个教派都应该允
许他们修习自己的宗教……明成祖倾耳静听着。“这样，不仅汉族
将解脱来世之苦，藏族也将免于来世的苦难……”他不仅将西藏
从大灾大劫中解救出来，而且正是通过他，五位 “王子”才得以
受封。

正如噶玛巴所见，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得银协巴与明成祖之
间是教主和施主之间的关系。《贤者喜宴》第 ５１９页中引述了一个
所谓 “教主和施主会面的文献 （ｍＣｈｏｄｙｏｎｍｊａｌｂａ＇ｉｙｉｇ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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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页最后一段文字提供了明成祖所封授的封号和印信在西藏僧
人的眼中不具有政治意义的证据。据佐滕氏 〔６２〕，得银协巴充分
意识到他作为一位纯粹的宗教首领在东部西藏范围自己影响的局

限性。这段记载，特别是关于佛教中忍耐问题的记载，重提八思
巴和蒙古元皇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应召朝见明成祖的另两位

“大法王”在为皇帝父母举行追荐法事上没有起到什么重大的作
用，因而也就没有受到如此优厚的礼遇 〔６３〕。然而，他们仍然被
待以宗教导师而受到敬重。特别是释迦也失教授 《时轮经》一事
在藏、汉文文献中广为人知 〔６４〕。
明成祖对得银协巴极大尊重的进一步证据即是上面提到的五

种文字合璧的诏书 （５０英寸×２１
２
英寸）。它是一份根据御旨对得

银协巴举行丧葬仪轨大约二十二天来天天发生奇迹的文字记载。
这份诏书，似乎一式两份 （一份噶玛巴保存，另一份保存在皇家
档案馆？）。１９４９年，黎吉生曾在粗普寺查阅和拍摄过。他认为，是
按照 “精细高雅的明代风格”绘制的 〔６５〕。汉文和藏文两种文献
都证实了这些奇迹性事件的发生 〔６６〕。黎吉生在他的文章 《附录

Ａ》中给出了这个诏书的藏文译文。黎吉生认为，这一由非藏人编
纂而又从汉文翻译过来的藏文本子的风格，同元朝时期官方翻译
机构中撰写公函的风格一致。得银协巴拜见后的两年，北京

〔６７〕从政治着眼创建了一所藏语文学院。于是颁布敕令，“大明
皇帝召请并诏令如来大宝法王大善自在佛噶玛巴 （ｔｈｅＫａｒｍａｐａ
ｇＺｕ＇ｕｌａ＇ｉｔａ＇ｉｂａ＇ｕｈｖａｗａｎｇｔａ＇ｉｓｉｎｒｔｓａ＇ｉｈｕ＇ａ〔６８〕）为天下释
教僧人首领”。〔６９〕
值得注意的是，据 《西藏史料》记载，１４０６年，得银协巴在

抵达明朝首都的几个月前，曾遣使向明成祖敬献了佛像。在他离
开明廷之时，明成祖赐赠的礼品中也有佛像。这是 《西藏史料》有
关西藏僧团和明成祖之间在 １４０６至 １４１９年间一系列佛像互赠活
动中的第一次记载。１４０６至 １４１７年间，西藏向明朝至少送去七次
佛像，而在 １４０８至 １４１９年间，西藏六次从明朝携走佛像 〔７０〕。
在第一次相互馈赠中，双方都只送佛像。而自此以后，西藏方面
除了佛像以外，每次还伴送一个舍利 〔７１〕；明朝方面，除了佛像
以外，还加送几部佛教典籍 （藏经）。１４１３年首次赐赠的这些佛教
经典几乎毋庸置疑即是完成于 １４１０年 〔７２〕的 《甘珠尔》新制木
刻版本的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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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派第三十二代主持大乘法王

昆泽思巴 （１３４９年生）

佛像的第二次互赠是在明成祖和第二位 “王”亦即大乘法王

（藏文作：Ｔｈｅｇｃｈｅｎｃｈｏｓｋｙｉｒｇｙａｌｐｏ）之间进行的。大乘法王是
萨迦派拉康支系的一名僧人，简名为ｋｕｂｋｒａｓｐａ〔７３〕，汉文译为
昆泽思巴。他是创建于 １０７３年 〔７４〕的萨迦大寺院的第三十二代
主持。
据 《西藏史料》第 ６０页记载，永乐八年亦即 １４１０年，明朝

遣使西藏召请他到明廷。
据 《西藏史料》第 ６２页，永乐十年亦即 １４１２年冬，在他抵

达明廷首府之际，遣人先行向明成祖敬献了佛像和舍利。
永乐十一年亦即 １４１３年二月，他前往拜见明皇，获赐佛教经

典和其他礼物。这是第一次提及这样的经典，而且正如上面已叙
及的一样，显而易见是新近完成的 １４１０年版 《甘珠尔》，因为皇
帝几乎不可能将汉文经典赐与西藏僧人。
据 《西藏史料》第 ６３页，同年五月，昆泽思巴被封以包括大

乘法王在内的一个长长的封号 〔７５〕，并获赐印信等物。
《西藏史料》第 ６４页云，永乐十二年亦即 １４１４年元月，当他

动身离去时，明皇赐赠的礼单中有图书 〔７６〕、佛像和佛经，并再
次派遣卫队护送。
据 《西藏史料》第 ６７页，永乐十五年亦即 １４１７年稍后，明

朝遣使西藏，赐昆泽思巴以佛像、佛经等物。
萨迦巴密切参与了江孜白居寺白塔的修建工程。在杜齐著录

和翻译的白塔里众多的题记中，发现了一则提到昆泽思巴明朝之
行的题记，题记中还记载了明成祖封授的封号。这则题记书写在
第四层楼的第二个殿堂中，旁边还有一幅这位主持的肖像画

〔７７〕。

宗喀巴和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７８〕

第三次互赠是在明成祖和宗喀巴之间进行的，随后则是在明
成祖和宗喀巴的代表释迦也失之间进行的。明朝 １４０８年亦即永乐
六年 〔７９〕第一次遣使召请宗喀巴，第二次是在 １４１３年亦即永乐
十一年。《西藏史料》诸籍对此缺载，我们只能从藏文史料中得知
这两次邀请。从 １４０８年宗喀巴撰写的婉言谢绝的书信中，我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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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这位杰出的僧人在当时向明朝皇帝敬献了几幅佛像。这封书信

〔８０〕收录在 《宗喀巴文集》第 ４卷中，兹将它翻译如下 〔８１〕：

大文殊怙主宗喀巴致大明朝皇帝书：
唵！愿众生得到护佑。
致通过巨大的功德之力统治着疆域辽阔、直达海洋之岸的人

主。居住在西方雪域山系中部地区的佛教僧人罗桑扎巴敬上。
大法王您的功德犹如须弥山那样坚耸，属下臣民的生活犹如

天界那样幸福无比。在您统治时期，囊括宇内，威逼四方，咸顺
臣服，兹收到您为了弘扬三宝、广及佛法而遣使 〔８２〕赐赠的礼
品如下：诏书 〔８３〕一封，精美花卉和云彩图案的红色和绿色绸
缎各一匹，丝绸三匹 （一匹红色、一匹蓝色、一匹无案纹绿色丝
绸），七匹自然丝绸 （ｄａｒｍｄｏｇｃａｎ？），一匹汉式袈裟丝绸，一匹
恰却 （ｐｈｙａｇｃｈｏ？）丝绸，一匹短夹克式丝绸，一匹唐卡饰边的长
褐色丝绸，一串石英念珠，一副金刚和一副铃，两个瓷碗，两套
祭献服饰，两块手巾，三套曼陀罗花纹的围裙，一副腰带，一对
平铃 〔８４〕，靴子，五十斤 〔８５〕茶叶和一副檀香木木刻板。感谢
您友好地赠送这些礼品。根据使节传达的谕旨，我应该在某个时
候前往明朝。我深知信使，特别是王 （？）传来谕旨的用意，不仅
传来了大皇帝您的谕令，同时也传来了佛陀的教义。我并不是误
解了谕令的意义，也并不是对它不尊抑或对它置之不理，而是我
会见的人太多，以致于卧病不起。我祈求您像天空一样宽广的胸
襟仁厚的体谅，但愿我未能按照您的谕令成行之举，不要惹您不
快。
我频频听到大皇帝真正意图的喜讯和日前惊天动地之举，犹

如掌管着向四面八方正正规规弘传今生今世和来生来世佛法体系

的早期法王的语言，使众神和整个世界都满心欢悦。敬请放心，这
里绝大部分优秀的僧众时常都在祈祷，衷心祈愿皇帝及其王朝万
岁。在此情形下，作为法王您知道应该怎样统治才与大皇帝的言
行一致，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人，缺乏向您献计的智谋。
敬呈此信的同时，随信敬献如下礼物：一尊和阗观世音菩萨

塑像、一幅世尊能仁释迦佛镀金 〔８６〕画像、一幅文殊室利如来
佛镀金画像、三座天然相连自然繁殖的如来佛舍利、一座如来佛
舍利、一座印度悉达身躯舍利和一座使佛陀教义在印度和西藏得
以广为弘传的大尊者阿底峡舍利。
鼠年六月十九日，发自卫地 （即 １４０８年）〔８７〕。

这封书信提供了藏人对施主明朝皇帝态度进一步的证据。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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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礼物及整个关系都严格地限制在佛教范围内进行，喇嘛把皇
帝看作是一位具有进一步弘传佛教目的的施主。
在 《宗喀巴文集》中，这封书信前面记载了明朝使节对他的

邀请 ，这封书信即是对邀请的回复。于道泉给出了它的藏文原文
和汉译文 〔８８〕。据说，宗喀巴的声誉广被宇内，大明皇帝数次遣
使节前往邀请。四位明廷重臣和数百名低级官吏接踵而来。宗喀
巴为了避免与他们会面，便隐居起来。最后由于明使的坚持，遂
同意与使节们见面。宗喀巴告诉他们，西藏与明廷万里之遥，重
峦叠障，路途坎坷，他的成行对于教义和有情众生没有多大益处。
于是在明使动身返回的那一天亦即六月十九日写下了这封书信。
对于 １４１３年 〔８９〕亦即永乐十一年二月明朝的第二次邀请，

宗喀巴派遣他的一位弟子Ｓ
′
āｋｙａＹｅｓｈｅｓ（汉文作：释迦也失）代

表他本人前往。《西藏史料》没有提到释迦也失抵达明朝，并据该
书第 ６５页记载，他似乎在 １４１５年亦即永乐十三年四月突然 “受
封”了……一个国师的封号。然而，他仍被称为尚师，因为似乎
只有三位 “大法王”才享有这一尊号 〔９０〕。

《西藏史料》第 ６６页云，１４１６年亦即永乐十四年五月，释迦
也失离开明朝，明朝赐有佛像、佛经等诸如此类的礼物 〔９１〕。

《西藏史料》第 ６７页载，１４１７年亦即永乐十五年二月，明朝
遣使中部西藏、携佛像等赐送昆泽思巴动身的同时，释迦也失携
带马匹抵达明廷，敬献明成祖。明朝回赠了佛像。
据《西藏史料》第 ６７页记载，１４１７年亦即永乐十五年十二月，

由帕木竹巴代表贡噶白 〔９２〕、必力工瓦和昆泽思巴率领的联合团
体再次抵达明廷，向成祖进贡了佛像和舍利。
最后，据 《西藏史料》第 ６９页记载，１４１９年亦即永乐十七年

十月，明朝再次遣使杨三保 〔９３〕率团使往中部西藏，封赐昆泽
思巴、帕木竹巴 “王”、必力工 “王”、达藏 “王”及释迦也失等
佛像和其他礼物。杨三保此行正如下面还要提到的那样，还抵达
了那塘。
在这些年里，一些人数众多、规模较大、没有携带佛像的不

太重要的使团也来往于明朝和西藏之间。据《西藏史料》第 ６０页，
明朝有几次把图书 〔９４〕作为封赠的礼品。例如，１４１０年在 “封
授”众多国师 〔９５〕的场合中就赐赠了图书。又据 《西藏史料》第

６７、６９页记载，在 １４１７年和 １４１９年间，有三次用图书来交换西
宁僧人送来的马匹。另据 《西藏史料》第 ７３页云，１４２６年释迦也
失的使节得到了图书。
从宣德统治初期开始可以看出，来往于西藏和明朝之间使团

成员数目和频繁程度有明显的增加。“王”和 “王子”们派遣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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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陆续抵达明廷，有时滞留数月。据载，数目较大的有二百二十
六人 （《西藏史料》第 ７５页）、四百四十一人的团体 （同上，第

７６页），而且在 １４３０年有一个月之内，就有五百八十人和五百四
十二人两个不同的西藏团体分别抵达明廷 （同上，第 １０４页）。另
外，记载中还有人数高达六百九十一人的团体 （同上，第 １３３
页）。从 １４３０年开始，一些人开始要求在北京定居，明廷不仅赐
与他们礼物，而且还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９６〕（同上，第 １０６页

……）。１４３０年亦即宣德五年二月，灵藏 “王”的代表要求资金和
建材在明朝首都修建一座佛教寺院。明朝以这座寺院的修建要动
用汉族劳力为由拒绝 （同上，第 １０６页），不满僧人的怨声开始滋
生。１４２８年 （同上，第 ９３页），西藏商贾必经之地城镇松潘发生
反叛。１４３１年这个城镇再次表示不满 （同上，第 １１２页）。四川省
内也普遍表示不满 （同上，第 １１１页）。１４３２年，反对西藏僧人搜
罗佛像和其他财物 、不守戒律的怨声再起 （同上，第 １１８页），并
且在 １４３６年还记载了一则批评西藏僧人的史料 （同上，第 １１９
页）。
西藏和明朝之间这些持续亲密的关系尽管在宣德 （１４２５～

１４３５年）末年似乎达到了高潮，但 《西藏史料》没有单独提到这
一时期内双方任何一方赠送了佛像 〔９７〕。引人注目的是，永乐统
治前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佛像互赠活动。然而在正统（１４３６～１４４９
年）年间，西藏曾经三次向明廷敬献佛像 （《西藏史料》第 １６１、
１８８和 １８９页）。另外，西宁、陕西和四川等地汉藏边界地区的藏
族 （？）僧人曾经十一次敬献佛像。但据说，明朝没有一次回赠佛
像。在永乐统治前的洪武 （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年）时期，只提到三次佛
像礼品：一次是帕木竹巴亦即西藏敬献的 （同上，第 ８页），一次
是甘肃敬献的 （同上，第 １２页），而另外一次则是哈喇和林国师
敬献的 （同上，第 １１页）。除此之外，汉文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
这些礼品的任何记载。

塑 像

我们可以假定明成祖赐与西藏僧人的塑像，和流传至今在技
巧和风格上极为同源的永乐青铜塑像一样，是同一类型和风格的
作品。至少有一例如此，即无量寿佛塑像 〔９８〕。据说它赠与了

“西藏的统治者”，而这个统治者可能是指帕木竹巴王朝。
这组人所周知的塑像作品描绘的全部是藏传佛教的诸佛菩

萨，有佛陀、救度佛母和几位和蔼可亲的男性菩萨及三个四臂的
神。其中之一为文殊室利，另外一个是观世音菩萨，都是用喜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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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的藏族风格来表现的。还有大黑天、大成就大威德比瓦巴

〔９９〕和忿怒明王作品。其中最大的是大威德比瓦巴，规格为高

４３６厘米，可能是这组作品里的上乘佳作；最小的是大黑天，高

６７５厘米，是一幅浑然天成、完臻成熟的纤细画。还有一座单独
的菩提伽耶城模型，我将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
这些青铜塑像作品是用失蜡术制作而成的。作品十分精美，各

个局部的雕塑相当精制，塑像的背面和正面一样，都精雕细琢而
成。在佛像开光时可能是为了仪式法器嵌入的需要，在塑像背部
中间开有一个四方形的孔。题记简短精悍，形式一样，通常镌刻
在莲花宝座上前方的中间部位。〔１００〕宝座造型各异。它有两种
类型。最普遍的是那种双层宝座，其底部花瓣比顶部花瓣大约长
出一半。另外一种类型即是大成就大威德比瓦巴和大黑天以及两
尊宣德时期的舞蹈菩萨塑像宝座的流行式样，包括一层下覆的圆
圆花瓣。所有宝座上的花瓣都是双层的，里层花瓣的瓣尖运用艺
术化的形式使它长出叶片，主瓣瓣尖描绘得略尖一些，并且微微
凸起。珠宝王冠上端和下端两大层，轮廓分明地围绕着王冠，蔓
延成一个素净广大的镶边。大威德塑像例外，它似乎是艺术化水
纹装饰镶边环围着底座的宝座。佛陀的莲花宝座坐落在三级四方
形的底座上 〔１０１〕。
这些藏族柔美弯曲的三折枝风格和中原地区创作的光滑精美

典型的喇嘛教青铜塑像风格结合的人物造型，也许是已知的汉藏
青铜塑像作品中最为精美的典范之作。男性菩萨塑像中，有八尊
塑像从属于宣德时期的两尊舞蹈塑像范畴。他们的穿着和珠宝饰
物几乎别无二致。衣服在臀部同珠宝腰带紧紧相贴，在中部正好
是肚脐下方形成一个点 （图版 Ｂ），抑或形成系列有规律的衣褶

（图版 Ｃ）。四方形的汉式围巾 （藏文作：ｄｐｕｎｇｒｇｙａｎ）悬瀑于双
肩，塑像的躯干裸露于外，珠宝饰物也几乎没有区别。男性菩萨
的五层王冠冠冕中央，通过两侧的衬托使之凸起，精心修饰。这
种造型在江孜白居寺壁画中屡见不鲜〔１０２〕。耳饰均呈大圆形，朴
素大方。有的耳饰在较下面的部位吊坠着一个额外的小玩意儿

（图版 Ｄ），有的没有。项链也各具特色。短项链 （藏文作：ｍｇｕｌ
ｒｇｙａｎ）上有一系列的环，而且还有三个悬坠物悬吊在环中心

〔１０３〕。长项链 （藏文作：ｄｏｓｈａｌ）正好吊坠在肚脐上方的胸脯上。
珠宝的腰带上也有和短项链一样的环。手镯缠绕成圆形戴在臂上，
使人回想起江孜见到过的那种手镯 〔１０４〕。男性菩萨的发型简洁
朴素，正好和四方形的脸相称；而救度佛母则是一幅圆形的脸，环
式的珠宝从她额前的冠冕一直悬坠而下。这尊塑像尽管在技法上
有所差异，但它与也许是后一个时期的藏族青铜塑像和白居寺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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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的同一女神的壁画作品 〔１０５〕十分相似。在江孜白居寺里，男
性诸神菩萨的方形脸和女性菩萨的圆形脸也区别得十分清楚

〔１０６〕。在其他著述里业已讨论过的这些壁画作品，较之于我们这
里讨论的任何一幅 １５世纪的木刻作品和青铜塑像，构图都更为复
杂，然而展示出使人自由地浮想出佛教诸佛菩萨的肖像画面；而
且，绘画技巧、绘画材料的不同运用和作品之间的比较都十分有
益，展示出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并且来源于同一个风格源
泉的事实。白居寺白塔开光 （即竣工）于 １４２７年 〔１０７〕，花费了
数年时间才得以建成 〔１０８〕，它与永乐木刻作品和青铜塑像都是
同一时代的作品。与此同时，它作为 １５世纪早期中部西藏所创作
的作品中最富有代表性且最为杰出的作品，对展现永乐时期中原
的艺术家们紧紧遵从同一时代的藏族风格而创作的作品可能有所

裨益 〔１０９〕。西藏社会的忿怒明王再次被虔诚地镀上了黄金。大
黑天纤细塑像，无论它的规格如何都和白居寺忿怒神像以及拜尔
认为大约创作于 １８００年 “展示出 １８世纪末藏族风格走向装饰繁
褥、极为华丽足迹”的拜尔图版 ８０号作品 〔１１０〕极其相似。对
大黑天青铜塑像进行详细地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它是永乐时期的
作品。大黑天手中的钵同永乐时期忿怒明王和比瓦巴作品手中的
钵的比较表明，它们都有一个不太常见的装饰性圆边 〔１１１〕。大
英博物馆馆藏佛陀作品的唇部、眼睛和头发上都留有彩描的痕迹。
从风格上看，它与木刻佛陀作品，特别是同杜伯斯克收藏品 １４１９
年的永乐 《佛经》中的佛陀作品十分相似。我们将两幅作品中的
背光 〔１１２〕和莲花宝座的方形基座 〔１１３〕这些主要的部分来进
行一番比较。比瓦巴坐在一张动物的皮上，头上戴的既不是围巾，
也不是冠冕，身上只穿了一件短式狮衣，佩戴着一些珠宝饰物和
一个花环，其面部处理同大黑天面部的处理十分相像。白居寺摩
利支天 〔１１４〕作品人物肖像和忿怒的面部处理，同永乐青铜塑像
大成就作品的面部处理之间还可以进行另外一番比较，大黑天和
大成就比瓦巴作品额前发式的构思及其精细的描绘同永乐青铜塑

像人物唇部和拇指、食指之间外形轮廓的勾勒，似乎反映出这一
时期和早期藏族绘画中一定的传统 〔１１５〕。在随后时期藏族的绘
画和雕塑中 〔１１６〕，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青铜塑像中对大脚的描绘。
其他画像还包括大英博物馆的文殊室利收藏品 〔１１７〕等同一类型
的菩萨作品。南京宝塔 〔１１８〕中雕刻的一尊砖雕佛陀，也同样镌
有永乐时间题记。从作品的创作技法和风格来看，这组作品从总
体上来说是十分相近的同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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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伽耶模型

这组作品中比较奇特的一幅作品是菩提伽耶寺院和佛塔模

型。它发表在 《西藏佛教艺术》上，为图版 １１。该著描述道：“它
是印度多杰安顿之一，是一个标有 ‘大明永乐年施’题记，规格
为 ６０厘米×５２厘米的那塘地区的雕刻模型。”这则题记与那些镌
刻在青铜塑像上的题记相同。“多杰安顿”是菩提伽耶藏文称呼的
汉文音译，亦即藏文 ｒＤｏｒｊｅｇｄａｎ（发音为 Ｄｏｒｊｉｄｅｎ，梵文作 Ｖａ
ｊｒａｓａｎａ）的汉文音译，尽管 “安”这个字有些令人迷惑不解。在

《文物》１９６０年第 ８期刊物上，可以找到进一步可以利用的材料。
这篇文章是七篇系列详尽讨论中部西藏不同寺院、寺庙及其珍藏
的珍宝等情况的第一篇。文中给出了重大建筑的面积、式样和正
视图，而且还附有许多代表历史上汉藏关系的文物的插图 〔１１９〕。
第一篇文章第 ６０页叙及到那塘部分时说：“在那塘救度佛母殿里
有一组石雕和木雕的印度建筑模型，一共有二十一个这样的古代
雕刻建筑。在每一座建筑之上均镌有 ‘大明永乐年施’的字样。”
该文进一步指出，这些都是印度释迦牟尼成佛地点亦即 “将来
金”的模型。我不太清楚 “将来金”究竟指什么 〔１２０〕，尽管照
片和题记都毋庸置疑地表明它们都是菩提伽耶寺庙模型。从风格
上看，它们体现出纯粹的印度风格。
图版 ４８：无量寿佛，１４１０年北京版 《甘珠尔》图版 ４９：佛陀布道
图，《金光明经》，创作于 １４１９年 图版 ５０：佛陀释迦牟尼，创作
于永乐在位时期 图版 ５１：能仁世尊，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
世纪早期 图版 ５２：游戏金刚，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图版 ５３：四
臂六字菩萨，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图版 ５４：四臂文珠室利，创作
于永乐在位时期 图版 ５５：金刚焰女，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
世纪早期 图版 ５６：救度母，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图版 ５７：忿怒
明王，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图版 ５８：白度母，西
藏，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末期 图版 ５９：大力明王，江孜白居寺，大
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图版 ６０ａ：大黑天，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图
版 ６０ｂ：大黑天背部 图版 ６１：大黑天塑像题记 （题记为 “大明永
乐年施”。——译者注）图版 ６２：忿怒明王，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图版 ６３：大成就比瓦巴，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图版 ６４：摩利支天，
江孜白居寺，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早期 图版 ６５：菩提伽耶佛塔模
型，创作于永乐在位时期 （伽耶，梵文作Ｇａｙａ，为中印度地名，释
迦牟尼等三世诸佛成道于此，因此称之为菩提道场，喻为坚固永
恒之地，是为菩提伽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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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系列文章第七篇第 ５５页记载，考古队还意外地发现了与这
组作品相同、镌有相同题记的另外一些模型。我没能考证出发现
这些模型的那座令人难忘的七层石头的建筑地点。据说，它是帕
木竹巴王朝以前一位王子的锡居之地。因此它至少是 １４世纪时期
的建筑。它坐落在肥沃富饶的平原上，在玉茹藏布江 （？）之畔，
介于泽当和敏珠林之间。据这篇文章，这座建筑叫朗色林 （ｒＮａｍ
ｓｒａｓ（？）ｇｌｉｎｇ），是考古队走访中部西藏除布达拉宫以外最为古
老、保存最为完好的多层建筑。
据第一篇文章第 ６０页记载，考古队除了在那塘寺惊获二十一

座菩提伽耶模型外，还意外地发现了明成祖的两封诏书。其中一
封诏书的时间是永乐十七年亦即 １４１９年，而另外一封诏书的时间
则为永乐二十一年亦即 １４２３年。该文给出了这两封诏书的汉文全
文。这两封诏书都是写给那塘寺堪布 （堪布，藏文作：ｍｋｈａｎ—
ｐｏ）妙悟普济国师 〔１２１〕竹巴失剌的。《青史》第 ２８３页给出了
有关这位堪布的大致史料。他即是“１３７５年至 １４１７年出任那塘寺
堪布，主持了四十三年寺务的第十四世堪布大善知识者竹巴喜饶
活佛”。据第一封诏书，太监杨三宝 〔１２２〕向堪布赐赠了十匹丝
绸等礼品。《西藏史料》第 ６９页记载了这次出使，并且认为杨三
宝的主要任务是向昆泽思巴和其他诸王赠送佛像和其他礼品。那
塘寺堪布一定是其中之一。《西藏史料》第 ７１页记载了由明朝使
节戴兴率领的使团携带第二封诏书和六匹丝绸等礼物赐赠堪布的

活动。明成祖在下第二封招书的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竹巴喜饶
在前六年即 １４１７年就退出了堪布职位。《西藏史料》和 《明史》中
使人难以忘怀的是，明成祖甚至不知道得银协巴圆寂于 １４１５年

〔１２３〕，至少这件事没有向他呈报。他倒反而得知几位不甚重要的
藏人的死讯。直到正统末年 （１４４９年），明廷还在继续接待哈立麻
派遣而来的使节。《明史》第 ３３１卷云，在永乐和正统末年间，哈
立麻派遣了八个使团。在他圆寂后，直到 １４９５年才有使节前往明
廷。

永乐后期青铜塑像

永乐青铜塑像本质上属于汉藏艺术的大流，但正如我们分析
的那样，它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风格的飞跃。从中原地区创作的
永乐后期青铜塑像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风格的影响。业已提
及的宣德舞蹈菩萨作品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宣德时期的观

世音菩萨塑像作品同样也完美地继承了永乐风格 〔１２４〕。维多利
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的一尊可能是宣德时期，或甚至是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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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没有时间题记的跪式菩萨小塑像，和《西藏的密宗和艺术》坐
式观世音菩萨图版一样，被描绘成四臂形象 〔１２５〕。实际上，它
只有两臂。
三幅一组的塑像作品似乎将永乐风格推向了登峰造极的程

度，但它们仍然保持着宣德时期的技巧。古德森霍文把它们定为

１６世纪的作品，其中有两幅作品登在他的著作 《喇嘛教艺术、神
灵的艺术》〔１２６〕中。三幅都是欢喜佛的作品极为罕见 〔１２７〕。它
们的装饰几乎达到了巴罗克式艺术的顶峰，追根溯源，和永乐塑
像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我们把论及拜尔大黑天作品 〔１２８〕时
提到的后期呼金刚作品和永乐比瓦巴作品中手里拿着的钵进行一

番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喇嘛教青铜塑像收藏品中，通常可以找到表现风格颓废的

其他画像作品。例如克里丝苔 １９７３年 １２月 １１日星期二销售目录

《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中国重要艺术作品》第 ５１号作品大约为

１７００年立式观世音菩萨。吉美博物馆第 １１２８１号观世音菩萨坐式
镀金青铜塑像 〔１２９〕、巴黎麦克唐纳私人收藏品中的坐式无量寿
佛塑像，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藏的 ＦＪ２３０５号正统四年
亦即 １４３９年四月二十五日 〔１３０〕创作的坐式菩萨塑像，是另外
三幅图例。
图版 ６６：一对舞蹈菩萨，创作于宣德在位时期
图版 ６７：跪式菩萨，创作于永乐或宣德在位时期
在永乐风格组画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反映一定风格因素的

作品。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后半期的一尊骑在马背上用松耳石镶嵌
的迷人的岗哇桑波镀金小塑像，在这里展示出永乐时期之后数年
里汉藏艺术的走向。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１５世纪早期，中部
西藏展现出藏族风格日臻成熟、繁花似锦的景象。这既是长期以
来对域外艺术风格的吸收和藏族美学同这些风格融合的最鼎盛的

时期，也是随后一个时期大批藏族固有流派走向繁荣昌盛的开端。
明末以及整个清代在中原地区创作的喇嘛教青铜塑像和唐卡作品

继续密切地反映出西藏本土艺术的发展。
这幅塑像作品描绘的是 “八位骑马大师”（藏文作：ｒＴａｂｄａｇ

ｂｒｇｙａｄ）之一、穿着丝绸的多闻天 （藏文作：ｒＮａｍｓｒａｓｓｅｒ
ｃｈｅｎ）、南方的岗哇桑波形象 〔１３１〕。从肖像上来看，他满身黄色，
右手举着一个盛满珍宝的瓶子，左臂下有一只向珠宝喷射唾液的
猫鼬。他可能是后藏江孜附近罗钦岗桑山的鬼神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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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眼中的明代青铜塑像

白玛噶波在有关佛教青铜塑像风格和材料说明的 《品续中的
青铜佛像装饰》〔１３２〕著作中，把汉文风格划分为两类，一类是
古代汉族风格，藏文作ｒＧｙａｎａｇｒｎｙｉｎｇｍａ，这种风格从唐朝开始
形成；而另一类是汉族新风格，藏文作 ｒＧｙａｎａｇｇｓａｒｍａ，从大
明王朝执政时开始。他说这些明代的塑像作品：

浇铸后洁净无瑕，优美铮亮，镀金技艺高超，人物丰满，袈
裟衣褶优美。人物面孔略微扁平，眼睛长。双层粘连在一块儿

〔１３３〕的莲花宝座上，花瓣环围着前后左右四周。无论是仰瓣莲
花还是覆瓣莲花的瓣尖都略呈尖形。莲花宝座上层和底层边缘
上，数排珍宝十分精确 〔１３４〕地按照相同的间隔距离一颗接一颗
地串联在一起。座基牢固地粘合一起，并用遍金刚来装饰，而且
涂有白色黏剂 （？）。（较之于古代汉族塑像作品）作品的完成略欠
精细。遍金刚上没有镌刻任何图案或文字。它们被称为 ｓＫｕｒｉｍ
ｍａ（敬事佛像？——译者注）作品，是用汉地青铜 （？）或淡颜色
青铜，抑或是易于辨别的其他材料立塑而成的。

白玛噶波的记述，对明代青铜塑像虽然只是进行了一番面面
俱到的大体描述，但它和我们前面对永乐青铜塑像的描述是吻合
的。对于明代青铜塑像，我没有能够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因此，
不太能够理解他说的在座基上涂抹的白色黏剂。ｓＫｕｒｉｍ （敬事、
事奉。——译者注）在藏传佛教里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也
许暗示出祈祷者的吟诵之意，为了某人身体的康健抑或太平而创
作唐卡或塑像。这一行为后面隐藏的意识十分重要。我们前面业
已引出了白央创作的敦煌绘画作品亦即斯坦因第 ３２号收藏品的
题记。据该题记，经幡的制作是为他本人健康的缘故——他可能
患有某种疾病，同时也是为了利益所有的有情众生聚集功德的缘
故。这即是 ｓＫｕｒｉｍ完整过程中的一个部分 〔１３５〕。如是，在明
成祖御旨下创作而又被当作宗教供品封赐西藏喇嘛们的塑像也可

以把它们假定为 ｓＫｕｒｉｍｍａ，即敬事佛像作品。毋庸置疑，它们
易于识别。白玛噶波难道真的在藏族寺院中看到为数众多的这样
的塑像？
就永乐青铜塑像来看，在这段时期内它业已展示出西藏和明

廷、明廷和西藏之间连续不断的使团来往。更为重要的是，在大
约十五年时间里所进行的一连串的塑像交换中，每一次都是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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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一方首先开始的。这同现存永乐画像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藏人容
貌和肖像风格上的密切同源，和明廷中也许受雇于明帝国画坊时
为数众多的藏人的持续存在，以及中部西藏对同一时代风格的紧
紧追从等，所有这一切都指出了永乐风格确切的渊源。它超越了
元代业已建立起来的尼泊尔或喇嘛教风格的范围。换言之，佛像
的立塑就是为了赐赠西藏 “法王”们的需要。
图版 ６８：岗哇桑波，西藏，大约创作于 １５世纪末期

三 “法王”和五 “王子”及
永乐时期西藏和中原地区佛像馈赠表

永乐时期三 “法王”和五 “王子”及西藏和明廷之间佛像赠
送表。据 《西藏史料》和 《明史》制作如下：

藏名 汉文对译 教派 汉文封号和年代 １．ＤｅｂｚｈｉｎｇｓｈｅｇｓｐａＣｈｏｓｄｐａｌ

ｂｚａｎｇｐｏ（１３８４～１４１５年）尚师哈立麻 噶玛噶举教派 大宝法王 １４０７年

（Ｒｉｎｐｏｃｈｅｃｈｏｓｋｙｉｒｇｙａｌｐｏ）２．Ｋｕｎｄｇａ’ｂｋｒａｓｈｉｓ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ｄｐａｌ

ｂｚａｎｇｐｏ（１３４９年生）尚师昆泽思巴 萨迦派拉康系 大乘法王 １４１３年（Ｔｈｅｇ

ｃｈｅｎｃｈｏｓｋｙｉｒｇｙａｌｐｏ） ３．Ｓ
′
āｋｙａＹｅｓｈｅｓ（１３５４年 ７月～１４３５年）尚师释

迦也失 格鲁派 大慈法王 １４３４年 （Ｂｙａｍｓｃｈｅｎｃｈｏｓｒｊｅ） ４．Ｐｈａｇｍｏｇｒｕ

ｐａＶＧｒａｇｓｐａ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ｄｐａｌｂｚａｎｇｐｏ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

萨迦派 阐化王 １４０６年 （ｓＰｒｕｌｐａｓｐｅｌｂａ＇ｉｒｇｙａｌｂｕ）５．Ｃｈｏｓｄｐａｌｒｇｙａｌｍｔ

ｓｈａｎ灵藏著思巴儿监藏 噶举派灵藏系 赞善王 １４０７年 （ｄＧｅｌａｒｔｏｎｐａ＇ｉ

ｒｇｙａｌｂｕ）６．＇Ｏｄｚｅｒｎａｍｍｋｈａ＇ｄｐａｌｂｚａｎｇｐｏ（１４１５年圆寂）宗巴斡即南哥

巴藏卜 萨迦派 护教王 １４０７年 （ｂｓＴａｎｐａｂｓｒｕｎｇｂａ＇ｉｒｇｙａｌｂｕ）７．Ｒｉｎｃｈｅｎ

ｄｐａｌｋｙｉ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１３３５年生？）必力工瓦领真巴儿吉监藏 噶举派必力

工系 阐教王 １４１３年 （ｂｓＴａｎｐａｓｐｅｌｂａ＇ｉｒｇｙａｌｂｕ）８．Ｎａｍｍｋｈａ＇ｌｅｇｓｐａ＇ｉ

ｂｌｏｇｒｏｓ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ｐａ南渴烈思巴 噶举派达藏系 辅教王 １４１３年（ｂｓＴａｎ

ｐａｓｋｙｏｎｇｂａ＇ｉｒｇｙａｌｂｕ）

这些藏名引自佐藤氏著作前引第 １、２、３部分，同时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８２页注释 ６１～２５５。
这些译成的藏文封号目前仍在沿用。另外，有六位喇嘛的封号出自

《贤者喜宴》第 ５２２、５２４页。
成祖向西藏诸 “王”派遣出使团 拜访明廷的西藏使团 携有或受赐画像的其

他使往明廷的使团 抵达 离开 １４０３年 （永乐元年二月）召请得银协巴拜访成

祖，并举行丧葬仪轨 １４０６年 （永乐四年）二月佛像抵达，十二月得银协巴

抵达 １４０８（永乐六年四月）成祖赐赠佛像 １４１０年 （永乐八年九月）召请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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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思巴到明廷。１４１７年 （永乐十五年二月）赐赠佛像和佛经。１４１９年 （永乐

十七年十月）向前表中第 ２、４、５、７、８、３号等高僧赐赠佛像和佛经 １４１２
年 （永乐十年十二月）昆泽思巴随先行进赠佛像的使节抵达。１４１３年 （永乐

十一年二月）获赐佛经 １４１４年 （永乐十二年元月）成祖赠佛经、图书、佛像

１４１７年 （永乐十五年十二月）前表中第 ２、４、７号等高僧，向成祖敬赠佛像

１４０８年 （永乐六年），召请宗喀巴使团 １４１３年 （永乐十一年二月），第二

次召请 １４０８年 （宗喀巴敬赠佛像）１４１４年 （释迦也失抵达）１４１５
年 （永乐十三年四月）释迦也失在南京 １４１６年 （永乐十四年五月），释迦也

失离去，成祖赠佛像和佛经 １４１７年 （永乐十五年二月）释迦也失敬赠马匹，
成祖回赠佛像 １４０６年 （永乐四年三月）遣使赐印信 １４０７年，向成祖敬赠佛

像。据 《明史》第 ３３１卷，回赐青铜塑像和绘画作品 １４０２年 （洪武三十五年

八月）向成祖敬赠佛像。据 《明史》第 ３３１卷 １４０２年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１４０２年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１４０７年 （永乐五年十月），国师向成祖敬赠佛

像

前引佐藤氏著作第 ２部分，第 ７９页。
 在 《西藏史料》或 《明史》中均无记载。

【注释】
〔１〕《西藏和尼泊尔佛教艺术》，载 《东方艺术》１９５７年秋季刊，第

９０～９５页卷首插图和图版 １０。
〔２〕我见到了英国馆藏的四尊青铜塑像作品，亦即图版 ５０、５４、６０
和 ６２及新德里馆藏的无量寿佛塑像。总的来说，出版物很清楚，
每尊塑像作品上镌刻的题记都一样。
〔３〕朱家氵晋：《故宫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第 １４～１９页。
〔４〕《文物》１９６０年第 ８号刊，第 ６０页。
〔５〕《西藏博物馆落成首展目录》，１９６５年，图版 １９和第 ６８页第

５号作品。
〔６〕前引著作注释 １。布里特还辨认出 １９７１年 Ｐ·大卫基金会学
术讨论会关于公元 ９００年后大乘佛教艺术中的永乐青铜塑像上镌
刻的题记，但从未发表过它。
〔７〕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年），太祖派遣佛教僧人智光访问尼泊尔。
据 《西藏史料》第 ４８页载，洪武末年即 １４０２年智光再次出使尼
泊尔。与此同时，他还走访了西藏灵藏、必力工和达藏的寺院。据

《明史》第 ３３１卷赞善王 （灵藏）部分记载，这最后一次出使是明
成祖即将登基时派遣的。在 《西藏史料》第 ５９及 ６８页中，还有
尼泊尔遣使访问明朝的记载。参见前引Ｓ·列维著作第 １卷第 １６８
～１６９页。
〔８〕《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１６号作品。
〔９〕参照 《导言》注释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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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１３页注释 １１３、６０６、６２９～６３２、６３９、
６５１、６５３、６５４、６６５、７４８和 ７５５页；同时参见前引石泰安 《研
究》著作第 ２１１～２１８页。
〔１１〕１９７３７２６８１号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ｂｅｑｕｅｓｔ作品，高 ２３厘米。
〔１２〕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埃德蒙·柯本善意地帮助确认

“施”字。根据他的经验，“施”字在题记中不太常用。他说，如果
这里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制”则用于表明瓷器和景泰蓝制品，
而 “造”则用于青铜器中。宣德青铜塑像作品参见图版 ６６，同样
镌有这一相同的题记，但只有统治年号，没有确切的年代。
〔１３〕参见下引著作第 ２１页。
〔１４〕参见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治下的中国艺术》第 ２４
号大约为 １４世纪末的瓷器坐式文殊室利图例。前引 Ｍ·萨利文
著作第 ２０５页第 １８８号作品尽管是喇嘛教风格，但最后一位人物
形象仍然体现出强烈的汉族风格，使人联想到飞来峰的石刻。大
约１３世纪末期，在北京的寺庙里描绘有男性神怀抱女性神进行神
秘性交的喇嘛教大型塑像。参见冯·古立克：《中国古代的性生
活》，莱顿，１９６１年，第 ２５９页。毋庸置疑，大多数塑像在蒙古元
朝末年遭到了毁坏，但至少有一些塑像一直保存到了大约 １６世纪
的明朝。在明朝皇宫里，它们被用来当作王子及其王妃们进行性
教育的直观教具。前引著作第 ２６１页。这些塑像的现实主义是典
型的藏人所具有的。
〔１５〕参照 《西藏佛教艺术》图版 ２０、２４、２２和展示元朝时期复
杂的汉藏艺术风格的前引拜尔著作图版 ２、３、６、７。在复杂的汉
藏艺术风格中，汉族的风景和构图影响到藏族的宗教画面上来。
参照下注 １００。
〔１６〕克罗瑟：《草原帝国》，巴黎，１９６９年，第 ３６８页。
〔１７〕据前引高马士著作第 ２０页，“教主和施主”的关系是 １２４５年
开始在萨迦班智达 （１１８２～１２５１年）和阔端汗之间建立的。元朝
灭亡后，蒙古王子和西藏其他教派成员之间仍继续保持着这种关
系。
〔１８〕他的文章 《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覆成祖
书》，载 《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集》，北京，１９３５年，第 ９４０页。同
时参见 《明史》第 ３３１卷关于大宝法王的记载。
〔１９〕参见克瑞韦德尔著作第 ７６页。
〔２０〕清代明成祖的肖像，参见克劳德·亚瑟： 《中国的大型艺
术》，伦敦，１９６３年，图版 １３２。
〔２１〕Ｐ·伯希和：《１５世纪初叶中国的海上大航行，ＴＰ·三十》第

２３７～４５２页 。吉莱特 （参见下注 ２２）第 ３４８～３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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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即太监侯显，他多年游历于西藏、尼泊尔和印度。吉莱特：
《汉族僧侣》，巴黎，１９７３年，第 ３４６页。参见下注 ４４。
〔２３〕前引著作第 ３６７页中关于日本使节每六年来访一次的记载。
〔２４〕前引 Ｃ·亚瑟著作第 ２４１页。
〔２５〕大卫·Ｂ·张：《僧人陶颖在燕王 （１３９８～１４０２年）篡权中的
作用》，载 《汉学》第 ６期，第 ８４、９６～９７页。
〔２６〕亨利·塞瑞斯：《纪念文集》第 １７卷，第 ２４３、２５０～２５４、２９３
页。
〔２７〕参见传记。
〔２８〕佐藤氏著作第 １卷第 ５２页认为，明成祖在永乐十二年或十
三年时，即决定奉行这一政策。参见第 ９８页 （原著页码。——译
者注）表。第四位是在永乐四五年封授的，而第三位则是在永乐
十一年封授的。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９２页注释 ２５５中关于 《明
史》第 ３３１卷中有关帕木竹巴部分的译文。
〔２９〕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５３页中译自 ｄｐａｇｂｓａｍ ｌｊｏｎｂｚａｎｇ
（《如意宝树》。——译者注）的译文。帕木竹巴于 １３５４年掌权。
１４３５年仁蚌巴掌权以前，继续在中部西藏抬高他的威望。同时参
见第 ６５１、６５４页。
〔３０〕帕木竹巴王朝统治者被称为ｇｏｎｇｍａ（按字面为皇帝之意，此
处译为统治者。——译者注）。这一相同的尊号大体上也用于称呼
中国皇帝，然而，雅砻王朝早期的国王们被称作赞普或 ｒｇｙａｌｐｏ
（国王）。而对达赖喇嘛则尊称为 ｇｏｎｇｓａ（对最高级僧人的尊称，
可译为至尊。——译者注）。
〔３１〕文中除帕木竹巴外，所有的 “王”和 “王子”及 “封授”都
注明了引号。除西藏事实上的统治者外，其他七位只能代表他们
各自寺院的权力。他们之间或至少有三位最为重要的 “王”和成
祖之间的关系，是元朝皇帝和萨迦派僧人之间 “施主和教主”地
位的竞争关系。
〔３２〕高等研究实验院，第 １９卷 《西藏历史与语文》，载 《年鉴》，
１９７２燉１９７３年，第 ６８９页。
〔３３〕《贤者喜宴》第 ５２４页；佐藤氏著作第 ４卷第 ５５１页。
〔３４〕参见黎吉生：《噶玛教派历史释》，载 《皇家亚洲社会杂志》，
１９５８年，第 ４９页中关于此次和最后一次使团及朝贡问题的讨论。
〔３５〕施耐尔格鲁夫和黎吉生著 《西藏文化史》，ＢＥＦＥＯＬＩＸ１９７２
年，第 ３２４页中作出这样的论述。该著第 １５６页中断言这个使团
纯粹是因商贸特许而派遣的。
〔３６〕参见上注 １８。
〔３７〕参见上注 １７、３１和下注 ６９。Ｇ·杜齐编辑，索南扎巴 （１４７８

·５０１·



～１５５４年）撰著的 《新红史》，罗马中东远东研究所，１９７１年，第

１８０页中说 “Ｙｅｄｂａｎ（成祖）当了二十二年的皇帝。成祖首先召
请了宗喀巴，但宗喀巴没有去，因而他召请了噶玛巴法王巴里藏
卜、萨迦巴昆泽思巴和色拉巴释迦也失。他们分别受封得银协巴

（即如来 ）、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的封号。总之，他向 Ｊｏｂｏ（指宗
喀巴。——译者注）送去了衣料和仪轨法器，得到明朝和西藏僧
众的极大尊敬，明成祖出人意料地向 （他们）赐赠了物品和食物
等。
〔３８〕哈立麻即 Ｈｅｌｉｍａ（或 Ｋｅｌｉｍａ）是得银协巴所属教派亦即噶
玛教派 Ｋａｒｍａ的音译。得银协巴为该派黑帽系活佛、首领。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８２页注释 ６１。
〔３９〕前引 《噶玛教派历史释》，第 １４７～１４８页和 《附录 Ｂ》第 １０
～１１页中关于这封诏书的藏文本。同时参见下注 ４０。
〔４０〕参见 《贤者喜宴》第 ５１７～５１８页；前引黎吉生著作，《附录

Ｂ》第 １０页。明朝给西藏的这封诏书原文一定是用汉文和藏文两
种文字缮写的。参见佐藤氏著作第 ４卷第 ５４０～５４１页中的日文译
文。参见下面第 １１５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中的藏文诏书。
〔４１〕明成祖在登基以前为燕王，担任北京的皇家军队总司令。
〔４２〕Ｙｕｌｄｂｕｓｋｙｉｒｇｙａｌｋｈａｍｓ亦即中心王国之意，可能是对

“中国”的翻译。但正规说来，藏人一般将中国称为 ｒＧｙａｎａｇ。
〔４３〕汉文对应词源自佐藤氏著作第 ４卷第 ５４１页。
〔４４〕Ｈｕ＇ｕｒｋｙｅｎ是太监侯显人名的对音。据《西藏史料》第４８页，
１４０３年他被遣往西藏，召请得银协巴。参见上注 ２２。佐藤氏著作
第 ４卷第 ５４１页认为侯显的封号是礼监少监。同时参见前引 Ｒ·
Ａ·石泰安：《游吟诗人》，第 ２３７页。
〔４５〕升是一种衡量谷物的计量单位，相当于两品脱。但在这里，
一百五十两似乎等于三大块，也许和升的容积一样大。
〔４６〕文中的 ｂｒｇｙａｄｄａｎｇｌｎｇａｂｃｕ，即 ８和 ５０，可能是 ８濎濚两，但
又不太可能。我认为它很可能是 １５０亦即 ｒｇｙａｄａｎｇｌｎｇａｂｃｕ。
〔４７〕丝绸面子即为 ｐｈｙｉｇｏｓ，显而易见是衣服面子的 “表”的汉
文翻译。同时，ｎａｎｇｄａｒ一定是丝绸里子的 “里”的汉文翻译。这
两个词在 《西藏史料》礼品目录中连续出现。例如第 ５４页载道：
“彩币九十五表里。”
〔４８〕参见下注 ８５。
〔４９〕佐藤氏著作第 ４卷第 ５４１页注释 ８６中关于六种花茶的讨论。
〔５０〕前引黎吉生著作，《附录 Ｂ》第 １０页。
〔５１〕《西藏史料》（参见 《缩略语》）记载了每件事发生的年代、月
份和日期。但在这里，它只给出了年代和月份。也许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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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大 “法王”敬献礼品时使用的动词是 “献”而不是 “贡”。
这一词汇也用在其他所有的使团中。《明史》第 ３３１卷中，“贡”这
一词汇也在诸 “王”中使用。
〔５２〕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８２页注释 ６１和 《明史》第 ３３１卷。
〔５３〕《西藏史料》中写作 “瓜”，而 《明史》中则写作 “银瓜”，指
银色的瓜？
〔５４〕“骨朵”即指骨制藤仗。也许是指喇嘛教中的棍仗，藏文作：
ｄｂｙｕｇｐａ。参见前引渥德尔 《西藏佛教》著作，第 ３４０页第 ２７号
图版，第 ３４１页。
〔５５〕僧人的拂子是用麻纱和羽毛等制成的。
〔５６〕散马。
〔５７〕前引黎吉生著作，《附录 Ａ》第 １页中给出了粗普寺寺藏诏
书中部分封号的藏文及其英译文。参见下面第 ７９页 （原著页
码。——译者注）；参见上面第 ６７页（原著页码。——译者注）和

《西藏画卷》第 ６８２页注释 ６１。
〔５８〕《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 ３卷第 １６页中关于得银协巴的拜访、
所起的作用和明成祖封赐西藏僧人封号的记载。据该著，明朝还
封有九位灌顶大国师和十八位灌顶国师。
〔５９〕前引黎吉生著作第 １４９页。峨嵋山一定是座断层山。参见

《贤者喜宴》第 ５２０页有关五台山噶玛教派寺院的记载。
〔６０〕参照 《西藏史料》第 ５３页，他于前一年十二月抵达。汉历
比藏历晚一个月。参见 《贤者喜宴》第 ５２１页。
〔６１〕参见上注 ４５。
〔６２〕佐藤氏著作第 ４卷第 ５５１页。
〔６３〕据 《明史》第 ３３１卷，昆泽思巴所享受的礼遇比得银协巴略
逊一筹。而释迦也失所享受的礼遇较之于昆泽思巴 ，又略逊一筹。
〔６４〕参见克瑞韦德尔著作第 ７４页；佐藤氏著作第 ２卷第 ８２页。
〔６５〕参见前引黎吉生著作图版 ７、８关于诏书的图片；《贤者喜
宴》第 ５２３页。
〔６６〕前引黎吉生著作第 １４７～１４９页，《附录 Ａ》第 １～６页中关
于记载这一事件的诏书译文。同时参见 《明史》第 ３３１卷关于大
宝法王部分。在这里据载，能日复一日地看到吉祥的云彩、甜纯
的甘露、蓝色的雀鸟和白色的大象。皇帝的侍从们还为此奉献了
诗作。同时，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８２页，《贤者喜宴》第 ５２３页。
〔６７〕１４１８年以前，成祖的首都设在南京。
〔６８〕“如来大宝法王大善自在佛 （？）”，参见上面第 ６７页 （原著
页码。——译者注）。
〔６９〕前引黎吉生著作，《附录 Ａ》第 １页，把他同获得大宝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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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思巴和 １２７６年忽必烈汗时期蒙古帝国中所有僧众的首领作
比较。
〔７０〕参见第 ９８～９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表。《明史》第

３３１卷阐化王即帕木竹巴部分记载，在明朝向他 “封授”印信和

“封授”使团抵达西藏随后的一年 （即 １４０７年），他遣使明朝，向
明成祖敬献了佛像和舍利。随后还敬献了书画和铜佛像。这些都
记载在帕木竹巴敬献的 “贡品”中。据赞善王亦即灵藏瓦部分记
载，他遣使向明成祖敬献了佛像，但在 《西藏史料》中根本就没
有记载这件事。
〔７１〕梵文作ｓ′ａｒｉｒａ，意为强硬的 “凭证或骨灰”，意指大圣人火化
后遗留下来的神秘的骨灰，通常呈水晶微粒状。
〔７２〕参见上面第 ５５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７３〕参照 《西藏画卷》第 ６８６页注释 ９３。汉文注音的 “昆泽思
巴”也许是指他的简名。《青史》第 ２１５页中也这样称呼他。同时，
参见上面第 ６７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７４〕《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８２页；《西藏画卷》第 ６６５
页。
〔７５〕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８６页中注释 ９３关于封号的全文记载。
〔７６〕这些图书可能是指画册，与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相同。
但请参见 《青史》第 ５２０页关于 “占卜图书 （Ｔｈｏｓ′ｕ＜＝ｔ＇ｕｓｈｕ
图书＞？）”的记载。
〔７７〕《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２部分第 ２１５页；同时参见 《西藏
画卷》第 ６０６页。
〔７８〕参见 《文物》１９６０年第 ６号刊，图版 ７背面，第 ４３页中关
于色拉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当时的肖像画。
〔７９〕宗喀巴在这封书信前回绝明成祖的史料，参见下面第 ８１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明成祖业已数次遣使召请。同时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１３页注释 １１３。参照 《西藏史料》第 ４８、６０页中
关于遣使召请另外两位大 “法王”的记载。
〔８０〕《文集》Ｎｇａ函第 ３１页正面～３２页正面。《藏文大藏经》第

１５３卷第 ６１３５号作品第 １４６．４．３页。
〔８１〕参见第 １１６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藏文。参见佐藤氏
著作第 ２卷中对这封书信的讨论。
〔８２〕宗喀巴凡是在信中提到明成祖的地方都使用了 “Ｌｕｎｇ”这个
词。达斯给 “Ｌｕｎｇ”下的定义是 “箴言、法令。但与命令不一样，
没有那么强的强制性，是一般俗人随意合作的表示尊重的口语词
汇”。《西藏画卷》第 ６１３页云，明成祖向宗喀巴下了 “Ｌｕｎｇ”即
敕令，并派遣了数百人马，携带了众多礼品前往召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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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Ｊａ＇ｓａ一词，指专门的书信、敕令。（此处译为诏书。——
译者注）。据说它来源于汉语。参照 《青史》第 ５２０页中 “朝廷里
的皇帝诏书”。参见上面第 ７８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贤
者喜宴》第 ５２３页把这个大卷轴写作 ＇Ｊａ＇ｓａ。
〔８４〕参见前引于道泉文章图版 ２关于明成祖赐送宗喀巴的一对平
铃的照片。
〔８５〕ｒＧｙａｍａ是一种称量东西长约三英尺（约９１４厘米。——译
者注）的铁杆。ｒＧｙａｍａｇａｎｇ即指整整一个 ｒＧｙａｍａ，意思是能
托起一个 ｒＧｙａｍａ的重量。它与斤或汉族的斤相对应 （１濎濚磅）。
〔８６〕ｇＳｅｒｓｋｕ指金佛像，也指镀金佛像。在这里，指后者的可能
性较大。
〔８７〕前引于道泉文章第 ９４１页中给出这封书信的三种欧洲文材
料：１．此封书信的英译文，但未作任何说明，第 ９５２页。２．Ｇ·
胡特：《蒙古佛教史》，第 １９７页。３．Ｇ·舒莱曼：《达赖喇嘛史》，
第 ６５页。
〔８８〕前引于道泉文章第 ９４３页。据 Ｓ·Ｄ·莫让：《从古到今的中
国艺术史》，巴黎，１９２８年，图版 ４９，北京路库色 （Ｒｏｕｋｕｏｏｓｅ
＜？＞音译。——译者注），可以找到 “明朝一年”的一尊描述宗
喀巴的木刻肖像作品。这幅作品的摄影效果很差，它似乎是对蒙
古人种肖像写实的一次尝试 （宗喀巴出生于安多地区，位于西藏
北部，即今青海）。他头戴一顶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五叶冠。他穿
着的袈裟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位传统喇嘛教的导师。参见上文第

４９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８９〕据 《西藏史料》第 ６２页，同年二月，杨三保率领一个使团
离开明朝前往西藏。他们的主要任务可能是召请宗喀巴。
〔９０〕参见上文第 ６７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同时参见 《小
方壶斋舆地丛抄》第 １６页。据此，藏人称呼得银协巴为尚师，因
为他有法术。参见佐藤氏著作第 ３卷第 ８１页中关于释迦也失抵达
南京的汉文史料。
〔９１〕参见前引克瑞韦德尔著作第 ７５页。
〔９２〕在 《西藏史料》第 ７８页也提到他。
〔９３〕在 《明史》第 ３３１卷阐教王 （必力工瓦）部分也提到了这个
使团。据说，杨三保给他带来佛像。在 《西藏史料》第 ６２页中也
提到了杨三保。同时参见 《西藏画卷》第 ６８６页注释 ９３。
〔９４〕参见上注 ７６。
〔９５〕参见上注 ５８。
〔９６〕参照前引斯瑞斯著作第 ２５０～２５４页。
〔９７〕据 《西藏史料》第 １２６页记载，宣德九年，释迦也失受封大

·９０１·



慈法王封号时没有获赐礼品的记载。
〔９８〕参见上注 ５。
〔９９〕即发表在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学刊》１９７３年 ３月刊第 ９６
页第 ３０８号。这里，他把它确认为多闻天，这不太可能。同时参
照其他认为是描绘比瓦巴或费卢波的作品。Ｔ·史密德：《八十五
位大成就者》，斯德哥尔摩，１９５８年，文字第 ３６页左上第 ２号唐
卡作品和图版 １６附图 ３。同时参见吉美博物馆第 ２１２４３号位于中
左的中部唐卡作品。这里，他手里拿着的是一只号角，而不是钵，
在同一位置，手里拿着一个赎取的太阳。他的皮肤呈黑褐色，戴
着一个花环，腹部很大。参见前引著作 《西藏博物馆》图版 ８描
绘的不同形象。同时参见 《大英艺术学会怛特罗目录》，１９７２年出
版。该著认为第 ２２２号作品来源于克什米尔，第 ２２３号作品来源
于那烂陀，但是没有提到塑像底座上镌刻的藏文题记，也没有进
行辨读。比瓦巴正如莲花生是宁玛教派的 “施主”一样，它是萨
迦教派的 “施主”。
〔１００〕佛像的开光仪式及其灌顶仪式通常十分复杂。塑像腹内塞
满了各种各样印在纸上的陀罗尼咒语，腹内于是形成一个装有画
像、经文、衣服、珍宝和仪式法器等的博物馆。这些放在庞大塑
像数层体内的某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例如，后藏的雍仲林苯教寺
院，１９５０年期立塑了一尊两层高的苯教创始人辛饶·米沃且的新
塑像，名叫常胜无敌辛饶凶憎塑像。筹建它的开光仪式大约花费
了两年时间。将金汁缮写的数卷经文和用一千头犏牛 （牦牛和奶
牛的杂交品）换来的逆时针盘纹的稀世海螺贝等等物品盛放在塑
像体内。开光仪式结束时，把这些物品和印有施主姓名的清册放
置在殿内入口处。这即是立塑任何身语意三依处即教义的三个支
柱佛像、经书和佛塔的正规做法。受雇撰写目录的人从这项工作
中可以得到丰厚的收入。参照《纽渥克博物馆藏族收藏品目录》第

３卷，新泽西，１９７１年，图版 ２、２ａ、２ｂ。
〔１０１〕参照第 １章注释 ３２。
〔１０２〕参照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１４４、１７３和 ２０９
左侧作品及图版 ２２４、２５７关于袈裟和珠宝饰物的图版。
〔１０３〕参照 《西藏画卷》图版 ２；同时参照大英博物馆第 １９４７７
１２３９２号金代观世音菩萨青铜塑像。
〔１０４〕参照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３１５、２５１和 １９４。
〔１０５〕参照 《西藏画卷》图版 ７８。
〔１０６〕参照《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２１９燉２２０、２９０燉２９２、
１２１～１２５燉２３８～２４０；同时参见前引拜尔著作 《喇嘛教艺术》第 ３６
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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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西藏画卷》第 ６０６页；《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２部分第

２８６～２８７页。
〔１０８〕参见前面 《导言》注释 １３０。
〔１０９〕关于交往的另一方参见 《西藏佛教艺术》图版 ６９～７２四尊

１４００～１４３９年立塑于江孜白塔、高 １００～１２０厘米的泥塑阿罗汉
塑像，同时参见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１１６、１１７两
尊江孜白居寺持国天塑像。这两组塑像表现出强烈的汉族风格影
响。杜齐在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１６６页中认为后一
组塑像受到的是中亚的影响，他也许是从肖像学角度来说的。但
在风格上它们体现出的是汉族风格。
〔１１０〕前引 《西藏艺术》。
〔１１１〕江孜白居寺中，也许除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中
图版 ３８５和 ３８７外，在现有的照片中没有这种类型的钵。同时参
见前引拜尔著作 《喇嘛教艺术》第 ３６号作品。这幅唐卡作品的风
格与白居寺壁画作品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它大约为 １５世纪时期的
作品。参照 《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２５２、３８１、３８２和

３８５及 ３８７。
〔１１２〕参照前面 《导言》注释 ９９。
〔１１３〕参照图版 ２４～２６、２９～３０和 ４４～４９。
〔１１４〕《印度－西藏》第 ４卷第 ３部分图版 １２３和正文。《印度－
西藏》第 ４卷第 １部分第 １７９页图版 ６４。
〔１１５〕参照 《西藏画卷》图版 １８９。
〔１１６〕佛相之一是圆脸相。
〔１１７〕《东方艺术》１９７３年秋季刊第 ２５８页，将其描绘成一个菩萨，
高 １０英尺，为火镀金塑像，属于永乐时期作品。它也许表现的是
地藏王 （梵文作：ｋｓｉｔｉｇａｒｂｈａ）形象。
〔１１８〕《东方艺术》１９７１年夏季刊第 １０６页，它被描绘成南京的石
瓷塔，还有红色颜料及镀金的痕迹，属于永乐时期作品，规格为

１７厘米×１４１
２
厘米。注意拱门。

〔１１９〕例如，１９６０年 《文物》第 ８号刊第 ６３页说忽必烈给了八思
巴一双绣花托鞋。参见 《文物》目录提要。
〔１２０〕“将来”意指未来，而“金”指黄金。因此是“未来黄金（？）”。
金刚沙那寺是想像中未来佛将得道成佛的地方，这个有什么意思
呢？
〔１２１〕在 《西藏史料》永乐卷中没有这一封号的记载。
〔１２２〕参见上注 ９３。
〔１２３〕参见《西藏画卷》第 ６８３页注释 ６１ａ，杜齐说他死于 １４２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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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参见 Ｈ·曼斯特堡：《中国佛教青铜塑像》，东京，１９６７年，
图版 ７０。
〔１２５〕前引 Ｂ·Ｃ·奥尔斯乔克著作第 ７６页。同时参见前引古德
森霍文著作图版 ５９；Ｓ·休谟：《喇嘛教艺术》，菜比锡，１９３５年，
图版 ４４。
〔１２６〕布鲁塞尔，１９７０年，图版 １２７、１７９。图版 １２７是一尊呼金
刚塑像，为 ７５厘米，源于 Ｅ·林哥罗收藏品；而图版 １７９则是一
尊忿怒明王塑像。这两尊塑像无论座基是否镌有题记，它们都十
分清楚，容易辨认。
〔１２７〕其他塑像作品发表在 １９６２年 １１月 １１号的 《部族出版物》
上。Ｓ·休谟：《林顿博物馆收藏品目录》第 ３卷，图版 ５７１４５６，
认为它是大轮王金刚手。关于明代中国的欢喜佛参见上注 １４。
〔１２８〕参见前文第 ８４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１２９〕关于藏文部分记载。
〔１３０〕有一尊青铜塑像发表在 １９７３年 １２月 ８日的克里丝苔销售
目录中，这就是大约创作于 １５００年、高 ５３厘米的图版 １０４尼泊
尔无量寿佛塑像。从风格来看，它一定是西藏或尼泊尔创作的作
品。《纽渥克博物馆藏族收藏品目录》，新泽西，１９７１年，第 ３卷，
图版 １和 《西藏佛教艺术》图版 ７５相差很大。
〔１３１〕内贝斯基—渥科魏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蒙顿，１９５６
年，第 ６９页。《西藏的画卷》第 ５７１～５７８页，特别是 ５７５～５７６页
及注释 ２６９、左底角图版 Ｓ、左中图版 １７３和 １７６。杜齐认为，这
些武士的形象体现出中亚肖像学对西藏艺术的影响。参见上注

１０９。
〔１３２〕《佛像 （绘画、雕塑、佛塔和曼陀罗）的构图和创作》，巴
伦布尔 ＨＰ．，印度，１９７０年，第 ９～１９页。
〔１３３〕ｋｈａｓｂｙａｒｂａ的意思是贴紧双唇。两层莲花花瓣粘合在一
起，因此一层必须顶贴着另一层。我对这种莲花宝座一无所知。更
为甚者，这势必将同白玛噶波随后认为的上层莲花和下层顶端呈
尖形的记叙发生抵触。
〔１３４〕ｐｈｒａｚｈｉｂ意为精良、细小和精确。永乐座基上的珠宝通常
不大，也不精致。
〔１３５〕参见后文 《附录 １》第 １０７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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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１

二十一救度佛母

我把 《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的藏文英译文放在这里作为本
书的附录，同时还附了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中一幅四体文
字合璧的经文插图，并给出了它的藏文和汉文译文及其在西藏所
起的重要作用等一些情况。１８９４年，渥德尔在 《皇家亚洲社会杂
志》第 ２６期第 ７１至 ７４页发表的 《印度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崇拜
及其摩揭托文中保存的他的配偶 “女救世主”救度佛母插图》的
文章中，这首偈颂业已译成了英文。但我根据 《萨迦全集》第 ４卷
第 ９４２１页中收录的经过考证的札巴坚参 〔１〕评注重新翻译了
这首偈颂。

１９７３年 ５月 ２日，果芒札仓前僧人、现在巴黎东方研究系任
藏文助教的云丹嘉措记录了这首 １９５９年在西藏中部哲蚌寺大学
果芒札仓 （学院）中仍然吟诵的祈祷文和另外一些日常吟诵的祈
祷文。下面，我给出了云丹嘉措对这个学院生活中日常吟诵的礼
赞偈颂记录，同时还给出了塔波活佛绛白嘉措撰著的另外一个简
短记录。
这个四偈一首一共二十一首的赞美偈颂 “是浑然得道成佛的

无量光佛为世尊救度佛母吟诵的赞美诗。为圣龙树大师所传，聂
译师 （１１世纪）译成藏文，德高望重、伟大的札巴坚参 （又叫萨
迦法王，１１４７～１２１６年 ）校订的”。（《萨迦全集》第 ４卷第 ９４．
２．１页）。

《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在西藏僧俗中广为流传。第二遍吟诵
时，只须吟诵观世音菩萨真言Ｏｍｍａｎｉｐａｄｍｅｈｕｍ（六字真言：唵
嘛呢叭咪吽。——译者注）。所有的儿童在很早的时候就会背诵
它。特别是遇到危险，也就是遇到所谓的八种或十六种内外灾难
时，吟诵它很灵验。八种外灾难中的每一种灾难都和八种内灾难
中的其中一种相对应。
图版 ６９：第十救度佛母，《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创作于

１４３１年。（该幅图版，除救度佛母外，其左右上下分别为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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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蒙四体合璧。汉文为：“敬礼威德欢悦母，宝冠珠鬘众光饰；
最极喜笑睹怛哩，镇世间魔作摄伏。”藏文为：ｐｈｙａｇ’ｔｓｈａｌｒａｂ
ｔｕｄｇａ’ｂａｂｒｊｉｄｐａ’ｉ燉燉ｄｂｕｒｇｙａｎ’ｏｄｋｙｉｐｈｒｅｎｇｂａｓｓｐｅｌｍａ燉燉
ｂｚｈａｎｇｂａｒａｂｚｈａｎｇｔｕｄｔｖａｒａｙｉｓ燉燉ｂｄｕｄｄａｎｇ’ｊｉｇｒｔｅｎｄｂａｎｇ
ｄｕｍｄｚａｄｍａ燉燉。——译者注）

外灾难 内灾难

１．狮子 骄傲

２．大象 无知或愚昧

３．火 嗔怒

４．蛇 嫉妒

５．强盗 邪见

６．囚犯 贪婪

７．水 渴欲

８．魔鬼 疑心

参见 《印度－西藏》第 ３卷第 ２部分第 １５６～１６３页中关于二
十一救度佛母和内灾难的讨论，以及图版 １４２和 １４３西藏西部则
布隆 １１世纪时期表现救度佛母力降内外灾难的一些壁画作品。拜
尔著作 《西藏艺术》图版 １１也是描绘这一题材的作品。大约在救
度佛母流行于西藏、保护人民抵御外灾难的同时，观世音在中原
地区变成了女性的观音。〔２〕
这首祈祷文的汉译文收录在 《大正藏》第 ２０卷第 １１０８Ａ和Ｂ

中，并附有插图。《国家书目》中的 《明代大藏经》〔３〕中也收有
这部经文，跋记时间为明朝最后一年：崇祯甲申年，亦即 １６４４年。
在 《碛砂藏》中，没有发现这部经文，这两个译本和 《诸佛菩萨
妙相名号经咒》中的译本一样，都载有翻译家 “安藏”的名字。
《大正藏》记载的翻译时间是唐朝，毋庸置疑，这是因为把元朝的
安藏和 《旧唐书· 列传》１３７上载有简短传记的唐朝安金藏两人
混为一谈的缘故 〔４〕。《新元史·列传》８９第 １９２卷卷首载有译师
安藏的传记。他是一位出生于别失八里的回鹘学者，在忽必烈汗
王朝中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位，据他的传记记载，他十分精通佛
学和儒学。他曾经把许多汉文著作译成蒙古文 （？），比如 《尚
书》、《本草》、《资治通鉴》（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年＞著）和 《难
经》等等。他的弟子国师天藏沙津密护赤很可能是一位藏人。他
似乎在忽必烈汗和他反叛的兄弟阿里奇波哥之间扮演过调解人。
〔５〕他死于 １２９３年。毋庸讳言，他的 《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译文
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大正藏》第 １９０５卷八思巴 《大元帝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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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序言中提到了他的名字。
在西藏，《二十一救度佛母》也运用于占卜 〔６〕。在苯教传统

中，与救度佛母相对应的女神是 仁慈的强玛神。《光荣经》〔７〕Ｔｈａ
函第 ４８章第 １２９ａ页中的 《仁慈 （女神）本尊曼陀罗崇拜仪式》
（Ｂｙａｍｓｍａｎｙｉｓｈｕｒｔｓａｇｃｉｇｇｉｂｓｔｏｄｐａ＇ｉｍｄｏ，亦即 《二十一强
玛颂赞经》。——译者注）详细地描述了二十一强玛的曼陀罗。二
十一尊强玛中，每一尊都有一千尊觉者 （英文原文作Ｂｕｄｄｈａｓ，意
为佛陀，可能是从藏文 Ｓａｎｇｓｇｙａｓ一词译入。为了把佛教和苯教
区别开来，暂且把它译为觉者。——译者注）围护，叫做强玛的
儿子 （藏文原文为Ｂｙａｍｓｓｒａｓ，英文直译为ＳｏｎｇｓｏｆＢｙａｍｓｍａ：
强玛的儿子。藏文 ｓｒａｓ一词不止有 “儿子”的意思，还有 “徒弟、
弟子”之意。这里似乎理解为“强玛师徒”更符合原来的意思。——
译者注）。《光荣经》Ｄａ函卷第 ４９卷第 １页背面～第 ５１页背面中
的 《二十一强玛颂赞经》，比佛教中的版本 （指 《圣二十一救度佛
母赞》。——译者注）长一些，也更为详细一些 〔８〕。
云丹嘉措第在 ２．５．７３页中对二十一救度佛母和其他祈祷文

的记录和评注如下：
这个记录 〔９〕包括哲蚌寺大学果芒札仓 〔１０〕晚上敬事祈祷

时期吟诵的头三首和最后一首祈祷文。大约在下午 ５至 ６点钟，一
般都要把学经僧人 〔１１〕召集到辩经场，首先要进行一个半小时
的辩经活动，然后再进行敬事 〔１２〕祈祷。从一个半小时的辩经
开始到敬事祈祷活动结束需要四个小时。每天晚上的辩经期间都
要进行敬事法事活动，然后再进行晚上辩经。一年之内有四次重
大的辩经期，称之为四次辩经期，每四周举行一次，还有一个每
十四天或二十天举行一次的四次规模较小的辩经活动。在相同的
法会休假期间，不举行辩经活动。〔１３〕
果芒札仓中，吟诵经文一般使用自然声调。但在传召大法会

上，特许用另外一种声调吟诵。特别是拉萨的两个怛特罗学院，即
上密院和下密院，他们使用一种犏牛式 （？）的声调或上下密院的
声调来吟诵经文。云丹嘉措吟诵这些祈祷文使用的是自然声调，不
过是果芒札仓学院的传统声调。

记 录

１．《入门根本》或 《中观入门》，由印度导师轨范师月称撰著。这
是一部长长的经文，作为吟诵其他经文的开头。其中的几行经文
天天都要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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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救度佛母 （《亦即 《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据云丹嘉措提
供的材料，所有教派的僧俗民众十分流行吟诵 《圣二十一救度佛
母赞》。而且从下列两则材料中至少可以推断出，它在格鲁派寺院
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Ａ．塔波札仓。据南部西藏塔波寺院活佛首领绛白嘉措提供的
材料，在辩经期间，即下午 ２点 ３０分左右，在辩经场上，每天都
要吟诵它。有声调地吟诵五遍，无声调地吟诵二十一遍。

Ｂ．果芒札仓。据云丹嘉措提供的材料，该札仓在敬事时，要
吟诵数遍 《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吟诵的次数逐天增加，直到辩
经期间，然后再逐一递减，直至辩经结束。这种进程与中间肥大
而两头瘦小的燕麦子相似，因此称之为 ｎａｓ＇ｂｒｕｍａ（燕麦子据英
文译。按藏文，应为青稞。——译者注）。例如，第一天可能要吟
诵十遍，第二天吟诵二十遍，如此递增，直到六十遍，然后再逐
一递减到十遍。根据领经头领的意愿，一天中除了傍晚这次特别
的吟诵外，在吟诵其他不同祈祷文时，还要吟诵此经一次或两次。
值得注意的是，一次是在早晨 ６点钟，而另一次则是在中午。

２ａ．《飞鸟声救度佛母》或 《铁声救度佛母》，即与 《圣二十一
救度佛母赞》一样的祈愿经典。但在这里，吟诵的速度非常快。在
敬事期间，每天必须吟诵数遍。吟诵它的节奏和声调被称为 Ｂｙａ
＇ｐｈｕｒｍａ（犹如飞鸟的声调）或 ｌＣａｇｓｓｇｒｏｇｓｍａ（犹如铁环撞击
的声音）。这是一世达赖喇嘛根敦主巴 （１３９１～１４７４年）发明的。
３．《担木丛救度佛母》〔１４〕。果芒札仓中这部祈祷文吟诵的声调
也归功于根敦主巴。据说，有一天他正坐着沉思时，附近的岩石
上飞走一只秃鹫。于是他依据这只飞走秃鹫的节奏创作了这一声
调，因此称之为秃鹫声调 〔１５〕。
在敬事时，还要吟诵其他众多的祈祷经文，云丹嘉措对此未

作任何记录。
４．《祥瑞三域》。这是敬事期间最后一首颂扬和向宗喀巴祈愿的祈
祷经文。果芒札仓在敬事佛事结束时吟诵的正规祈祷经文是 《众
僧皈依经》。这部经文里列举了哲蚌寺从宗喀巴开始 〔１６〕到 １９５９
年期间历代堪布传承的名氏 （六十至一百年之间？）。１９５９年，当
果芒札仓的僧众从西藏流亡到阿萨姆的布克斯后，就再也没有找
到这部祈祷经文，聚集起来的僧众也不能背诵它。因此，在美国
业已圆寂的下密院退位的大堪布堪苏说，这部颂扬和向宗喀巴祈
愿的祈祷经文已不能被吟诵了。

《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译文
藏文为：ｒＪｅｂｔｓｕｎｓＧｒｏｌｍａ＇ｉｐｈｙａｇ＇ｔｓｈａｌｎｙｉｓｈｕｒｔｓａｇｃ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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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梵文为：Ａ

ｒｙａｔｒāｔａｂｕｄｄｈａｍāｔｒｋāｖｉｍｃａｔｉｐūｊａｓｔｏｔｒａｓūｔｒａ

〔１７〕。
汉文为：《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大正藏》第 １１０８Ａ

和 Ｂ。
０．唵！敬礼多哩速疾勇 〔１８〕，咄多哩者除怖畏；
咄哩能授诸胜义，具莎诃字我赞礼。

１．敬礼救度速勇母，目如刹那电光照；
三世界尊莲花面，从妙华中现端严。〔１９〕

２．敬礼白秋朗月母，普遍圆满无垢面；
如千星宿俱时聚，殊胜威光超于彼。

３．敬礼紫磨金色母，妙莲华手胜庄严 〔２０〕；
施精勤行柔善静，忍辱禅定性无境。

４．敬礼如来顶髻母，最胜能满无边行；
得到彼岸尽无余，胜势佛子极所爱。

５．敬礼怛罗吽字母，声爱方所满虚空；
运足遍履七世界 〔２１〕，悉能钩召摄无余。

６．敬礼释梵头天母，风神自在众俱集；
部多起尸寻香等，诸药叉众作称欢。

７．敬礼特 （００７）胝发母，于他加行极摧坏；
展左踡右作足踏，顶髻炽盛极明耀。

８．敬礼都哩大紧母，勇猛能摧怨魔类 〔２２〕，
于莲花面作颦眉，摧毁一切冤家众。

９．敬礼三宝严印母，手指当心威严相；〔２３〕
严饰方轮尽无余，自身炽盛光聚种。

１０．敬礼威德欢悦母，宝冠珠鬘众光饰；
最极喜笑睹怛哩，镇世间魔作摄伏。

１１．敬礼守护众地母，亦能钩召诸神众 〔２４〕；
摇颦眉面吽声字 〔２５〕，一切衰败令度脱。

１２．敬礼顶冠月相母 〔２６〕，冠中现胜妙严光；
阿弥陀佛髻中现，常放众妙宝光明 〔２７〕。

１３．敬礼如尽劫火母，安住炽盛顶髻中 〔２８〕；
普遍喜悦半趺坐，能摧灭坏恶冤轮。

１４．敬礼手按大地母，以足践踏作镇压；
现颦眉面作吽声 〔２９〕，能破七险镇降伏。

１５．敬礼安隐柔善母 〔３０〕，涅般木寂灭最乐境；
莎阿命种以相应，善能消灭大灾祸。

１６．敬礼普遍极喜母，诸怨友体令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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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咒句妙严布 〔３１〕，明咒吽声常朗耀 〔３２〕。
１７．敬礼都哩巴帝母，足蹑相势吽字种；
弥噜曼陀结辣萨，于此三处能摇动。〔３３〕

１８．敬礼萨 （００７）天海母，手中执住神兽相；
诵二怛 （００７）作发声，能灭诸毒尽无余。〔３４〕

１９．敬礼诸天集会母，天紧那罗所依爱 〔３５〕；
威德欢悦若坚铠，灭除斗诤及恶梦。

２０．敬礼日月广圆母 〔３６〕，目睹犹胜普光照；
诵二喝 （００７）咄怛哩，善除恶毒瘟热病。

２１．敬礼具三真实母，善静威力皆具足 〔３７〕；
药叉执魅尾怛辣，都哩最极除灾祸。

【注释】
〔１〕参见劳瑞：《西藏艺术》图版 １２关于这位伟大僧人的青铜塑
像。
〔２〕参见 Ｈ·Ｂ·卡宾：《大型佛像卷轴画》，《载亚洲研究》，１９７２
年，瑞士，图版 ３５第 ８９号一幅 １２世纪描绘观世音菩萨把他的脚
放在小莲花上休息的作品。西藏的救度佛母大多数都是这种造型。
同时参见这幅卷轴画的金刚边饰及图版 ３１第 ７７号作品中的背
光。
〔３〕参见Ｍ·科隆：《中文图书目录》，第 ２卷，第 ５２３页，第 ６２３２
九号作品。
〔４〕在 １９６９年 《修订新版大藏经目录》这个再版小目录中他们改
正了这个错误。
〔５〕参见克罗瑟：《草原帝国》，巴黎，１９６９年，第 ３５２页。阿里
奇波哥是西藏必力工派的施主。
〔６〕渥德尔在前引著作 《佛教……》第 ４６７～４６８页对占卜进行了
一个简要的记述。占卜用二十一个方块进行，而且给出了一些占
卜的结果。《国家书目》中载有一幅手掷骰子占卜的小插图，在吉
祥的 ｄＭａｇｚｏｒｍａ下面是一个可怕的吉祥天女，ＭＳ西藏图版

８５７。
〔７〕参见施耐尔格鲁夫：《苯教九乘》，伦敦，１９６７年，第 ７页。
〔８〕１９７２年，印度的西藏苯教寺院中心出版了向强玛赎罪仪轨的
五卷本 《苯教怛特罗集》。这个系列属于 《母续》苯教怛特罗范畴，
包括三十三卷共五百九十八页的经文。
〔９〕作者藏书。
〔１０〕果芒札仓是哲蚌寺两大学院之一，另外一个是罗追林。德央
和阿巴札仓是两个较小的札仓。一般来说，果芒札仓的僧人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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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左右，但在新年的传召大法会期间，人数要增长到五千人左
右。
〔１１〕ｄＰｅｃｈａｂａ僧人，指那些学经的僧人。ｄＰｅｃｈａ是 “书”的
意思。学经僧估计占果芒札仓的三分之一，即一千人左右，但并
不是所有的学经僧都要参加。
〔１２〕敬事，为所有的众生而举行，或为某个特殊人物的幸福而举
行，参见前面第 ９７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
〔１３〕与集体祈祷和辩经活动相比，法会假期是个人学习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主要做三件事：ｄｐｅｋｈｒｉｄ，即指导学经。老师以单独
或集体的形式为学生解决疑难问题。在这一年里，学生通常要集
中在一起，老师向他们提问，看他们掌握的程度如何，而学生则
将自己存在的问题向老师提出来，这就是 ｄｒｉｂａ（提问）和 ｄｒｉｌａｎ
（回答）。在此期间，老师坐在宝座上，学生必须用尊敬的口吻称
呼他，但在辩经场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一般僧人和活佛不分尊
卑，尽管很少有人同自己的老师进行辩论。（原文说有三件事，实
际上只叙述了一件事，第二、三件事遗缺。——译者注）
〔１４〕关于这部祈祷文的评注参见 ｓＭａｎｒｔｓｉｓｓｈｅｓｒｉｇｓｐｅｎｄｚｏｄ
（《医学历算知识总汇》。——译者注）第 ４５卷，载邬加多杰堪布
阿旺克主 《文集》第 ２卷第 ３５１～４０７页 Ｍｋｈａｓｐａｄｇａ’ｂｙｅｄ
（《智者之乐》。—译者注）（简称）中。这个评注给出了救度佛母
的特征和内外八灾难的意义以及十六外灾难的所有故事等三大部

分的详细情况。第 ３６３～３６５页各页记录了救度佛母的特征；第

３７９～３９３页各页记叙了八灾难；第 ３９３～４０７页各页记载了十六
个故事。参见多罗那他：ｓＧｒｏｌｍａ＇ｉｒｇｙｕｄｋｙｉｂｙｕｎｇｋｈｕｎｇｓ
（《救度佛母续之来源》。——译者注），第 ４２９～４６７页。
〔１５〕以飞鸟声音为基础创制的声调似乎十分普遍。在前面业已提
到了Ｂｙａ’ｐｈｕｒｍａ和Ｂｙａｄｇｏｄｐａ的声调，还有一种叫ｓＫｙｕｎｇ
ｋａｍａ（红嘴乌鸦）的声调。后者是后藏最杰出的两大苯教寺院之
一曼日寺的创建者喜饶坚参 （１３５６～１４１５年）发明的。据说，有
一天，他正坐在曼日寺里向护法神中血红色头的苯教护法神强巴
吟诵 《酬补仪轨》（ｂｓｋａｎｇｇｓｏｌ）时，一只名叫黑鸟王的黑色的红
嘴乌鸦飞到寺院，在寺院周围盘旋。喜饶坚参于是利用这只鸟的
飞行节奏为 《酬补仪轨》创作了调子。
〔１６〕宗喀巴虽然不是哲蚌寺的堪布，但他是格鲁教派的缔造者，
他的主要宝座设在甘丹寺，是这个传承的领袖。
〔１７〕Ｈｏｂｏｇｉｒｉｎ在《大正大藏经目录》中，梵文改作：（Ｔāｒā）ｅｋａｖ
ｉｍｓ′ａｔｉｓｔｏｔｒａ。
〔１８〕有关二十一首礼赞中的所有注释都出自札巴坚参评注，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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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 １０４页 （原著页码。——译者注）。迅捷，意指她为了众生十
分迅速敏捷；勇猛，是指她解脱那些烦障的桎梏；救度佛母，是
指她把那些在轮回中罹受苦难的人解救出来。
〔１９〕观世音菩萨。
〔２０〕蓝色邬波罗莲花象征她已度过六度，也就是第三偈最后两行
中提到的。
〔２１〕七世界，欲界中的五类众生和色界及无色界中的另外两类众
生。
〔２２〕藏文作 ｄｐａ＇ｂｏ，即英雄之意，而札巴坚参则把它理解为烦
障。
〔２３〕大拇指和第三根指头贴在一起，而其他指头均向上竖起。
〔２４〕她把十个护法神当作她的信使。
〔２５〕当她动怒时，在她的心里有一个 字特征。
〔２６〕一月中第一天升起的月亮。
〔２７〕无量光佛放射着永远的光芒，因此使她为众生放射光芒。
〔２８〕劫末。七个太阳都阳光普照，而将大地、石头、山峦和岩石
烧尽。
〔２９〕当她说话时，她左手中的金刚便放射出光芒，光芒充满七界。
〔３０〕欢悦是指发自内心纯洁无瑕的快意；安隐是指没有需要驱除
的烦障。没有思维，她已成佛；柔善意思是她在这里的苦难已经
慰平。
〔３１〕在她自己或敌人的身体上？评注没有指出。十字咒句指温和
的救度佛母咒语，亦即 ｏｍｔａｒｅｔｕｔｈａｒｅｔｕｒｅｓｖāｈā。
〔３２〕 指惩罚性的咒语：ｏｍｎａｍａｓｂａｒｅｎａｍｏｂａｒｅｈｕｍｂａ
ｒｅｓｖāｈā。
〔３３〕她转变成一个凶猛的女神。她的舞蹈将障碍融化。因为 声
而使她得以变成一个凶猛的女神。在三千世界之外，她发自心里
的光芒将曼陀拉山峰刺穿，并进而撼摇三处。
〔３４〕月球犹如海神。这是她驱除烦障邪毒的象征。野兽指月亮。
咒语怛哩将世界之毒驱散。
〔３５〕主要的神，或被称作 ｋｉｍｎａｒａｓ的王之地，也叫 ｌＪｏｎ。这是四
大洲的名字之一。
〔３６〕她的右眼是月亮，左眼则是太阳。
〔３７〕Ｏ ｍ· āｈｈūｍ· ，意为身、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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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２

藏 文 文 献

１．《巴协》第 ３１～３２页，参见第 ４页 （原书页码。——译者
注）译文。

ｒＧｙａｌｐｏｓｇｙａｎｇｌｈｏｎｇｏｓｓｕ’ａａ’ｒｙａｐａｌｏ＇ｉｋｈａｎｇｐａｔｓｉｇｓ
ｔｅ燉ｔｈｏｇｐｈｉｂｓｌｅｇｓｐａｄａｎｇ燉ｓｌｏｂｄｐｏｎｌａｋｈａｎｇｐａｔｓｈｏｒｌｅｇｓｔｅ
ｌｈａｍａｍｃｈｉｓｚｈｕｓｐａｓ燉ｂｔｓａｎｐｏｓｙｏｂｙａｄｒｄｏｇｓｂｇｙｉｄｓｈｉｇ燉
ｌｈａｂｙｅｄｐａ＇ｏｄｇｙｉｓｇｓｕｎｇｓｐａｄａｎｇ燉ｌｈｅｎｐａｎｄｐｅｌｈａｒｎａｓｔｓｈｕｒ
ｒｇｙａｍｔｓｈａｎｍａｃａｎｂｙａｂａｔｓｈｏｎ〔１〕ｄｃｉ’ｉｒｇｏｎｇ〔２〕ｂｕｓｇｏｒ
ｊｅｇａｎｇｋｈｕｒ燉ｓｐｙｉｒｃｈａｇｐａｇａｎｇｌａｇｔｕｔｈｏｇｓｓｔｅ燉＇Ｊｉｍ ｇｓｕｇｓ
ｄａｎｇｒｉｍｏｂｙｅｄｐａｌａ＇ｄｚａｍ＿ｂｕｇｌｉｎｇｎａｍｋｈａｓｔｅ燉ｂｏｄｇｙｉｂｔ
ｓａｎｐｏｌｈａｋｈａｎｇｔｓｈｉｇｓｐａ＇ｉｌｈａｂｚｏｂａｎｇａｙｉｎｚｅｒｂａｃｉｇｂｙｕｎｇ燉
ｄｅｂｏｓｎａｓｋｈａｎｇｐａｒｂｔｓａｎｐｏｄａｎｇｓｌｏｂｄｐｏｎｄａｎｇｂａｌｐｏｐｈｙ
ｖａｍｋｈａｎｄａｎｇｂｚｈｉｍｏｌｂａｂｙａｓｔｅ燉ｌｈａｂｚｏｂａｂａｎａｒｅ燉ｌｈａ
ｒｇｙａｇａｒｌｕｇｓｓｕｂｙａ＇ａｍ燉ｒｇｙａｌｎａｐｏ＇ｉｌｕｇｓｓｕｂｙａｚｅｒ燉ｓｌｏｂ
（ｂｐｏｎｇｙｉｚｈａｌｎａｓｄｕｒｇｙａｇａｒｐｏｒｂｙｏｎｐａｙｉｎｐａｓ燉ｒｇｙａｇａｒ
ｐｏ＇ｉｌｕｇｓｓｕｂｙａ＇ｏｇｓｕｎｇｓ燉ｂｔｓａｎｐｏｎａｒｅｓｌｏｂｄｐｏｎｌａｎｇａｂｏｄ
ｎａｇｐｏｌａｄｇａ＇ｂａｒｎａｍｓｄａｄｐａｓｇｙｅｔｅｂａｌａｇｓｐａｓ燉ｌｈａｂｏｄｇｙｉ
ｌｕｇｓｓｕｂｙａｂａｒｃｉｓｇｙａｎｇｇａｎｂｙａｓｐａｓ燉＇ｏｎａｂｏｄ＇ｂａｎｇｓｋｕｎｂｓ
ｄｕｓｓｈｉｇ燉ｂｏｄｇｙｉｌｕｇｓｓｕｂｙａ＇ｏｇｓｕｎｇｓ燉ｂｏｄｇｕｎｔｓｈｏｇｓｐａ＇ｉｎａｎｇ
ｎａｓ燉ｐｈｏｌａｍｔｓｈａｒｂａｋｈｕｓｔａｇｔｓｈａｂｌａｄｐｅｂｙａｓｔｅ燉ｇｔｓｏ
ｂｏ＇ａ＇ａｒｙａｐａｌｏｋｈａｎｇｐａｎｉｂｚｈｅｎｇｓ燉ｍｏｌａｍｔｓｈａｒｂａｌｃｏｇｒｏ
ｇｚａ＇ｕｃｈｕｎｇｌａｄｐｅｂｙａｓｔｅ燉ｌｈａｍｏ＇ｏｄｚｅｒｃａｎｇ·ｙｏｎｄｕｂｙａｓ燉
ｔｈａｇｂｚａｎｇｓｄｈａｇｌｅｂｌａｄｐｅｂｙａｓｔｅ燉＇ａ＇ａｒｙａｐａｌｏｙｉｇｏｄｒｕｇｐａ
ｄｅ＇ｉｇ·ｙａｓｓｕｂｙａｓ燉ｓｍａｎｇ·ｙａｓｓｇｏｒｌａｄｐｅｂｙａｓｔｅ燉＇ａ＇ａｒｙａ
ｐａｌｏｒｔａｍｇｒｉｎｓｇｏｇ·ｙａｓｓｕｂｙａｓ燉ｄｅｎａｓｄｇｕｓｄｈｏｌａｂｔｓａｎ
ｐｏｓｙｏｂｙａｄｓｄｈａｇｏｎｍｄｚａｄｄａｒｇｙｉｇａｄｔｓｅｇｎｙｉｓｔｓｉｇｓｎàｓ燉ｌｈａ
ｋｈａｎｇｌａｍｎｇａ＇ｇｓｏｌｚｈｕｚｈｉｎｇｌｈａｂｚｏｌａｂｙａｄｇａ＇ｂｕｌｂｙａｓｐａ

·１２１·



ｄａｎｇ燉ｌｈａｂｚｏｇａｒｓｏｎｇｇｉｇｔｏｌ〔３〕ｍａｍｃｈｉｓｔｅ燉ｓｐｒｕｌｂａｙｉｎｐａｒ
ｂｌｔａ＇……

〔１〕ｍｔｓｈｏｎ〔２〕ｓｇｏｎｇ〔３〕ｓｔｏｌ

２．《精集律藏经典》ｆ．７ａ，参见第 ４９页 （原书页码。——译
者注）译文。

ｐａｄｚｈｕｓｕｌｂｕｒｔｓａｌｎｇａｄａｎｇ燉ｓｍａｄｇｏｓｇｌｉｎｇｒｎａｍ ｒｔｓａ
ｌｎｇａｄａｎｇ燉ｓｍａｄ＇ｏｇｇｌｉｎｇｒｎａｍ ｒｔｓａｌｎｇａｄａｎｇ燉ｓｔｏｄｇｏｓｓｕｌ
ｂｕｒｔｓａｌｎｇａｄａｎｇ燉ｓｍａｄｓｈａｍｓｓｕｌｂｕｒｔｓａｌｎｇａｄａｎｇ燉ｐａｄｌｈａｍ
ｐａｄｔｓｅｇｓｇｎｙｉｓｓｂｙｏｒｄａｎｇ燉ｐａｄｓｈｕｎｐａｄｇｄａｎｇｄｉｎｇｂａ＇ｏ燉ｎａ
ｂｚａ＇ｇｏｓｄｒｕｇｇｄｉｎｇｂａｂｄｕｎ燉

３．《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藏文前言第 １０页，参见第 ６９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译文。

ｏｍｎａｍａｓｈｙｉｇｕ〔１〕ｒｕｂｏｓａｒｂａｂｕｓｌｈａｂｏｒｌｈｉｓａｔｖｏ
ｂｙｕｎｇ燉

ｂｓｏｄｎａｍｓｙｅｓｈｅｓｒｇｙａｍｔｓｈｏｒｎｙｅｂａｒ＇ｋｈｒｕｎｇｓ燉
ｙｏｎｔａｎｒｉｎｃｈｅｎｄｐａｌｇｙｉｓｍｎｇｏｎｐａｒｍｔｈｏｎｇ燉
＇ｐａｒｉｎｌａｓ＇ｏｄｚｅｒ〔２〕ｂｙｅｂａｂｓｇｙａ＇ｇｙｅｄｐａ燉
ｔｈｕｂｄｂａｎｇｌｈｕｎｐｏ＇ｉｚｈａｂｓｌａｂｈｙａｇ＇ｔｓｈａｌｌｏ燉
ｋｈｙｅｄｇｙｉｍｔｈｕｙｉｓｓｒｉｄｐａ＇ｉｍｔｓｈｏｓｇｏｍｓｓｈｉｎｇ〔３〕燉
ｍａｒｉｇｍｕｎｐａ＇ｉｔｓｈａｎｇｔｓｈｉｎｇｒｎａｍｓｂｓｒｅｇｓｎａｓ燉

ｂｌｏｇｒｏｓ＇ｄａｂｂｒｇｙａｋｕｎｎａｓｒｇｙａｍｄｚａｄｐａ燉ｂａｔａｎｐａｎｙｉ
＇ｏｄｒｔａｇｔｕ〔４〕ｇｓａｌｇｙｕｒｃｉｇ燉ｃｈｏｓｒｊｅｇａｒｍａｔａ＇ｉｐａ＇ｕｈｖａｄｂａｎｇ
〔５〕ｌａｓ〔６〕燉ｃｈｏｓｌｕｎｇｔｈｏｂｐａｒｎａｍｓｄａｎｇｇｚｈａｎｙａｎｇｃｈｏｓｓｎａ
ｔｓｈｏｇｓ燉ｌｈａｓｇｕｌａｓｏｇｓｄｐａｒ〔７〕ｓｈｉｎｇｂｒｇｏｓｚｈｉｎｇ〔８〕ｂｚｈｅｓｐａ
ｄａｎｇ燉ｄｐａｒ＇ｄｅｂｓｐａｃｈｏｓｇｙｉｓｂｙｉｎｐａｂｔａｎｇｂａ＇ｉｍｔｈｕｌａｂｒｔａｎ
ｎａｓ燉ｓｂｙｉｎｐａ＇ｉｂｄａｇｐｏｂｙａｎｇｃｈｕｂｓｅｍｓｄｐａ＇ｉｒｉｇｓｓｕ＇ｋｈｒｕｎｇｓ
〔９〕ｂａｓｇｙｏｓｂｕ燉ｓｉ＇ｕｊｉＳｈｅｎｃｕ〔１０〕ｚｈｅｓｂｙａｂａｓ燉ｄｅｂｚｈｉｎ
ｇｓｈｅｇｓｐａ＇ｉｇｓｕｎｇ〔１１〕ｒａｂ燉ｓｇｙｕｇｙｉｎａｎｇｄｕｇｓｕｎｇｓｐａｂｚｈｉｎｌａｓ
ｄａｎｇ＇ｂｒａｓｂｕｋｈｏｎａ＇ｉｄｏｎｌａ……

〔１〕ｓｈｉｇｙｕ 〔２〕ｚｅｌ 〔３〕ｃｉｎｇ 〔４〕ｄｕ 〔５〕大宝法
王 〔６〕ｌａ 〔７〕ｄｐａｌ 〔８〕ｓｇｏｓｈｉｎｇ 〔９〕ｋｈｒ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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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修积善住 〔１１〕ｇｓｕｎｇｓ

４．成祖诏书， 《贤者喜宴》第 ５１７～５１８页，参见第 ７５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译文。

ｂｌａｍａ ｋｈｙｅｄ ｇｙｉｓ ｄｅｂｚｈｉｎｇｓｈｅｇｓｐａ＇ｉ ｃｈｏｓ ｚａｂｍｏ
ｍｋｈｙｅｎｐａ＇ｉｄｏｎｌａｎｕｂｐｈｙｏｇｓｇｙｉｓｅｍｓｃａｎｔｈａｍｓｃａｄｇｙｉｄｏｎ
ｂｙｅｄｐａｋｕｎｇｙｉｓｓｋｙａｂｓｓｕ＇ｇｒｏｂａｄａｎｇｇｕｓｐａｒｓａｎｇｓｓｇｙａｓ
＇ｊｉｇｒｔｅｎｄｕｂｙｏｎｐａｌｔａｂｕ＇ｉｋｈｙｅｄｔｈａｂｓｓｈｅｓｒａｄｙｏｎｔａｎｐｈｒｉｎ
ｌａｓｍｃｈｏｇｇｉｄｎｇｏｓｇｒｕｂｌａｔｈｏｂｎａｄｅｂｚｈｉｎｄｕｓｅｍｓｃａｎ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ｌａｐｈａｎｐａｒｇｙａｃｈｅｎｐｏｇａｌａ＇ｂｙｕｎｇ燉ｎｇｅｄｓｎｇａｒｂｙａｎｇ
ｐｈｙｏｇｓｓｕｙｏｄｐａ＇ｉｄｕｓｓｕ燉ｋｈｙｅｄｇｙｉｍｔｓｈａｎｂｚａｎｇｐｏｔｈｏｓｎａｓ
ｌａｎｇｃｉｇｍｊａｌｂｓａｍｐａ＇ｉｓｅｍｓｂｚｈｉｎｄａｌｔａｇｏｎｇｓａｃｈｅｎｐｏｌａ
ｂｚｈｕｇｓ燉ｙｕｌｄｂｕｓｇｙｉｒｇｙａｌｋｈａｍｓｋｕｎｂｄｅｂａｒ＇ｄｕｇ燉ｙｕｎｒｉｎｇｄｕ
ｂｓａｍｓｐａｌａｍｕｎｐａｂｓａｌｂａｌｔａｂｕｄｒｉｎｍｎｙａｍｐａｎｙｉｄｐｈａｎ
ｙｏｎｔｈｕｎｍｏｎｇｄｕｍｄｚａｄｄｇｏｓ燉ｓｎｇａｒｓｈａｋｙａｔｈｕｂｐａｓｔｈｕｇｓｒｊｅｓ
ｂｚｕｎｇｎａｓｓｅｍｓｃａｎｔｈａｍｓｃａｄｇｙｉｄｏｎｂｙａｓ〔１〕燉ｔｈｕｂｐａ＇ｉｃｈｏｓ
ｇｙｉｄｎｇｏｓｇｒｕｂｚａｂｍｏｔｈｏｂｐａ＇ｉｄｏｎｌａｋｈｙｅｄｔｈｕｂｐａ＇ｉｔｈｕｇｓ
ｄａｎｇｇｎｙｉｓｓｕｍｅｄｐａｒ＇ｄｕｇｐａｓｙｕｌｄｂｕｓ＇ｄｉｒｂｙｏｎｎａｓｓａｎｇｓ
ｓｇｙａｓｇｙｉｂｓｔａｎｐａｄａｒｂａｄａｎｇｒｇｙａｌｋｈａｍｓｇｙｉｐｈａｎｂｄｅｌａ
ｄｇｏｎｇｓｎａｓｎｇｅｄｋｙｉｓｎｇａｒｂｓａｍｓｐａｂｚｈｉｎｒｊｅｓｓｕ＇ｂｒａｎｇｓｎａｓ
ｂｌａｍａｋｈｙｅｄｃｉｓｋｙａｎｇ＇ｂｙｏｎｐａｒｍｄｚｏｄ燉ｓｎｇａｒｇｙｉｒｇｙａｌｐｏｓ
ｙｕｌｄｂｕｓｇｙｉｒｇｙａｌｋｈａｍｓｂｄｅｂａ＇ｉｓｇｏｎａｓｂｃｏｓｐａｙｉｎ燉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ｇｙｉｂｓｔａｎｐａｌａｙａｎｇｄａｇｐａｓｎｇｏｎｄｙ＇ｇｒｏｂａｎｇｅｄｇｙｉｙａｂ
ｔｈａ＇ｉｒｇｙａｌｐｏｈｕｈｕｎｇｄａｎｇｄａｄｐａｃａｎｇｙｉｂｔｓｕｎｍｏｈｕｈ＇ａａｎｇ
ｂｕｇｎａｍｌａｇｓｈｅｇｓｎａｓｙｕｎｒｉｎｇ燉ｄｒｉｎｂｓａｂｄｇｏｓｐａｔｈａｂｓｇ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ａｒｎｙｅｄ燉ｂｌａｍａｋｈｙｅｄｔｈａｂｓｓｈｅｓｐｈｒｉｎｌａｓｇｙｉｓｇｏｎａｓ
ｍｃｏｇｇｉｄｎｇｏｓｇｒｕｂｔｈｏｂｐａ＇ｉｄｏｎｇｙｉｓ燉ｓａｎｇｓｒｇｙａｓｇｙｉｎｇｏｂｏ
ｎｙｉｄｙｉｎｂａｒ＇ｄｕｇ燉ｃｉｓｋｙａｎｇｍｙｕｒｂａｒｂｙｏｎｎａｓ＇ｄａｓｐａｒｎａｍｓｌａ
ｓｇｒｏｌｂａ＇ｉｃｈｏｇａｓｇｒｕｂｐａ＇ｉｄｏｎｌａｄａｌｔａ＇ｉｌｉｒｇｙａｌ燉ｓｈａ＇ｕ
ｒｇｙａｌ燉ｈｕ＇ｕｒｇｙａｎｌａｓｏｇｓｐａｍｎｇａｇｓｎａｓｙｅｇｅ＇ｉｒｔｏｎｂｓｇｕｒｇｄａｎ
＇ｄｒｅｎｓｏｎｇｙｏｄ燉ｂｌａｍａｓｔｈｕｇｓｒｊｅｓｂｚｕｎｇｌａｍｎｙｅｓｐａｒｍｄｚｏｄｌａ
ｍｙｕｒｄｕｂｙｏｎｐａｚｈｕ燉ｙｅｇｅ＇ｉｒｔｅｎｇｙｉｄｎｇｕｌｂｒｅｃｈｅｎｇｓｕｍ ｌａ
ｓｒａｎｇｂｒｇｙａｄａｎｇｌｎｇａｂｃｕ燉ｇｏｓｙｕｇｍｄｏｇｍｉ＇ｄｒａｂａｐｈｙｉｂｃｕ燉
ｎａｎｇｄａｒｍｄｏｇｍｉ＇ｄｒａｂａｂｃｕ燉ｔｓａｎｔａｎｄｕｍｃｉｇ燉ｓｐｅｓｄｇａｒｒｇｙａ
ｍａｂｃｕ燉ｚｕ＇ｕｈｏｓｐｅｓｒｇｙａｍａｇａｎｇ燉ｊａｄｋａｒｒｇｙａｍａｂｒｇａｄａｎｇ
ｌｎｇａｂｃｕ燉ｓｎａｄｒｕｇｙｕｎｌｏｚｌａｂａｇｎｙｉｓｐａ＇ｉｔｓｈｅｓｂｃｏｂｒｇｙａｄ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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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ｂｒａｎｇｃｈｅｎｐｏｎａｓｂｒｉｓ燉燉
〔１〕ｄｙｅｄ

５．宗喀巴书信，《文集》Ｎｇａ卷，ｆ．３１ａ～３２ａ，参见第 ８０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译文。

＇Ｊａｍｍｇｏｎｂｔｓｏｎｇｋｈａｐａｃｈｅｎｐｏｓｇｏｎｇｍａｔａｍｉｎｇｒｇｙ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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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白玛噶波著作第 １７页，参见第 ９５页 （原书页码。——译
者注）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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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文 文 献

１．管主巴愿文，参见第 ４３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译
文。

愿文 “上师三宝佛法之德，皇帝太子诸位覆获 〔１〕之恩。管
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三十余藏，
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华严大经一千余部，经律论疏钞五百余部，华
严道场忏仪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三千余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
诸杂不计数。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经等共计百卷。华严佛像
金彩共仪，刊施像图中。齐共十万余僧，开建传法讲席，日逐自
诵大华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
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
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
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部，焰口施食仪轨千余部，施于宁夏
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
经咒各千余部。散施吐蕃等处流通读诵，近见平江路、碛沙，延
圣寺大藏经版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
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版，比直北教藏经缺
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
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
川大藏教典悉令圆满。集斯片善，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实际庄
严无上佛国菩提。西方教主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
净海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圣后齐年，太子诸王福寿千春，帝师
法王，福基巩固，时清道泰，三光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谷
熟而人民育，上穷有顶，下极无边，法界怀生，齐成佛道者。
大德十年丙午腊月成日宣授松江府僧录管主八谨愿。
同施经善友杜源、李成。
干办印经僧可海、昌吉祥。
检秘密经论秦州讲持律沙门海云，巩昌讲持律沙门义琚，前

吉州路报恩寺，开演沙门克己。
〔１〕护。

２．《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第 １卷汉文序言，参见第 ６８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译文。
命工以上法宝及圣救度佛母二十一赞重寿诸梓，用广流

通。上祝舆图一统，齐日月之照临。
·７２１·



圣寿万年，同乾坤而悠久。慈云垂荫，家遂康宁。
恩睠弥隆，身膺福禄，资益二亲。而神栖极乐，普沾群

品而咸悟本明。则寿梓通之功用垂于永久，而利济于无穷也矣。
时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三月吉日

３．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卷 ２汉文跋记，参见第 ６９页

（原书页码。——译者注）译文。
伏以

佛道以慈悲为本，利济为心，几有皈依，无不如意。况
兹。

金刚、弥陀、观音、三十五佛、救度佛母二十一赞、藏
经目录、心经、楞严、大悲、消灾、功德、如意、准提、无量寿
佛、往生、解冤诸品经咒皆我

佛祖哀愍众生，援济群品，慈悲惠利，方便度人。实航
苦海之津梁，烛迷途之慧炬也。

修积善住生际

明时沐浴，清化仰惟。
圣皇恩重，父母情深，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谨发诚心，

绘画西来大宝法王所传诸佛世尊妙相番相，并书写诸品经咒，刊
板印施，传流持诵。广种福缘，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没承利济，
生享安荣、吉祥如意者。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三月吉日谨施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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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ｓｅ看＜色尔米＞版本》），ｔｏｂ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爛牆牏牞牅牣牞牞牏牗牕牗牕牠牎牉牆牗牅牠牜牏牕牃牓牘牗牞牏牠牏牗牕牗牊牜爟牫牗牋牞牅牎牉牕牊牜牗牔
牠牎牉１０牠牎牠牗牠牎牉１３牠牎牅牉牕牠牣牜牏牞牉（《１０至 １３世纪＜大圆满法＞教义研
究》）ｐ１０ｔｏｂ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爥爛牞

Ｋｏｌｍａｓ′，Ｊ爴牏牄牉牠牃牕牆爤牔牘牉牜牏牃牓爞牎牏牕牃（《西藏和中华帝国》）．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１９６７

Ｋｙｃｈａｎｏｖ，ＥＩ爩牗牕牣牔牉牕牠牞牗牊爴牃牕牋牣牠爧牉牋牏牞牓牃牠牏牗牕（１２ｔｈ
１３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１２至 １３世纪）唐古特律令碑刻》）Ｍｏｓｃｏｗ
１９７３

Ｌａｌｏｕ，Ｍ爟牗牅牣牔牉牕牠牠牏牄é牠牃牏牕牓＇牉牨牘牃牕牞牏牗牕牆牣爟牎牪ā牕牃牅牎牏牕牗牏牞
（《关于中国禅宗传播的藏文文献》）爥爛牞１９３９，ｐｐ５０５～５２３

Ｌａｕｆｅｒ，Ｂ．爜牗牗牑爫牗牠牏牅牉：爴牏牄牉牠牃牕爩牃牕牣牞牅牜牏牘牠牞（《书评：藏
文写卷》）．爥爲爛爳１９１４．ｐｐ．１１２４～１１３９

·１３１·



Ｌｅｅ，Ｓ．ａｎｄＷａｉｋａｍＨｏ．爞牎牏牕牉牞牉爛牜牠牣牕牆牉牜牠牎牉爩牗牕牋牗牓牞．
爴牎牉牁牣牃牕爟牪牕牃牞牠牪（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
治下的中国艺术》）．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Ａｒｔ１９６８

爞牓牗牠牎牉牆牏牕牠牎牉爳牣牕．爛爜牣牆牆牎牃牃牕牆牃爳牣牜牪牃牊牜牗牔牑牃牞牎牔牏牜
（《受屈的太阳：克什米尔佛陀和太阳》）．爜爞爩爛Ｆｅｂ．１９６７ｐｐ．
４３～５０

Ｌｅｒｎｅｒ，Ｍ．爛牕‘爤牕牠牉牜牕牃牠牏牗牕牃牓牞牠牪牓牉＇牥牗牗牆牉牕牔牃牕牆牃牓牃（《一
尊 “国际风格”的木制曼陀罗艺术》）ＢＣＭＡＮｏｖ１９７１，ｐｐ２６９
～２７５

Ｌｅｓｓｉｎｇ，ＦＤ牁牗牕牋爣牗爦牣牕牋，爛牕爤牅牗牕牗牓牋牪牗牊牠牎牉爧牃牔牃牏牞牠
爩牪牠牎牗牓牗牋牪牃牕牆爞牣牓牠（《雍和宫、喇嘛教神话和崇拜的偶像》）．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１９４２

Ｌｅｖｉ，Ｓ爧牉爫é牘牃牓（《尼泊尔》）．３ｖｏｌｓＰａｒｉｓ１９０８
ＬｉＴｉｅｈｔｓｅｎｇ爴牏牄牉牠爴牗牆牃牪牃牕牆牁牉牞牠牉牜牆牃牪（《西藏的今天和昨

天》）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６０
Ｌｏｅｈｒ，Ｍ爞牎牏牕牉牞牉爧牃牕牆牞牅牃牘牉爾牗牗牆牅牣牠牞（《中国山水木刻作

品》）Ｈａｒｖａｒｄ１９６８
Ｌｏｗｒｙ，Ｊ爴牏牄牉牠牃牕爛牜牠（《西藏艺术》）．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ａｎｄＡｌｂｅ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爣爩爳爭１９７３
爴牏牄牉牠，爫牉牘牃牓牗牜爞牎牏牕牃？爛牕牉牃牜牓牪牋牜牗牣牘牗牊牆牃牠牉牆牠牃牕牋牑牃牞

（《西藏，尼泊尔或中原？有时间记载的唐卡作品》）．爭爛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７３ｐｐ３０６～３１５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Ａ爮牜é牃牔牄牣牓牉à牓牃牓牉牅牠牣牜牉牆＇牣牕爲牋牪牃牄牗牆牪牏牋
牅牎牃牕（《＜汉藏史集＞讲座导言》）．爥爛牞１９６３ｐｐ５３～１５９

Ｍａｒｔｉｎ，ＨＤ爞牎牏牕牋牏牞牑牎牃牕牃牕牆牎牏牞牅牗牕牚牣牉牞牠牗牊爫牗牜牠牎爞牎牏牕牃
（《成吉思汗和他在中国北方的胜利》）．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５０

爴牎牉爩牗牕牋牗牓爾牃牜牞牥牏牠牎牠牎牉爣牞牏爣牞牏牃１２０５～１２０７（《１２０５
至 １２０７年间蒙古和西夏之间的战争》）．爥爲爛爳１９４２ｐｐ１９５～
２２８

Ｍｕｎｓｔｅｒｂｕｒｇ，Ｈ爞牎牏牕牉牞牉爜牣牆牆牎牏牞牠爜牜牗牕牫牉牞《中国佛教青铜
塑像》．Ｔｏｋｙｏ１９６７

ｄｅＮｅｂｅｓｋｙＷｏｊｋｏｗｉｔｚ，Ｒ爭牜牃牅牓牉牞牃牕牆爟牉牔牗牕牞牗牊爴牏牄牉牠《西
藏的神灵和鬼怪》．Ｍｏｕｔｏｎ１９５６

ｄ＇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Ｓ爩牃牠é牜牏牃牣牨牘牗牣牜牓＇牏牅牗牕牗牋牜牃牘牎牏牉牄牗牣牆牆牎牏牚牣牉
牆牉爦牎牃牜牃牑牎牗牠牗 爤爤牔牃牋牉牞 牠牏牄è牠牃牏牕牉牞， 牏牕 爩牃牠é牜牏牃牣牨 牘牗牣牜
牓＇牉牠牎牕牗牋牜牃牘牎牏牉牆牉牓牃爲牣牞牞牏牉（《黑水城佛像学资料》，出自 《俄国
人种学资料》中 《西藏画像》部分）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１９１４，ｔｏｍｅⅡ
ｐｐ７９～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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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ｓｃｈａｋ，Ｂ．Ｃ．ａｎｄＧｅｓｈｅＴｈｕｐｔｅｎＷａｎｇｇｙａｌ，Ｄ．Ｋ．Ｋ．
爩牪牞牠牏牑牣牕牆爦牣牕牞牠爛牓牠牠牏牄牉牠牞（《西藏的密宗和艺术》）Ｂｅｒｎ１９７２

Ｏｌｓｏｎ，Ｅ爛爫牉牘牃牓牉牞牉爩牃牕牆牗牜牓牃牃牠爫牉牥牃牜牑，爫牉牥 爥牉牜牞牉牪
（《新泽西州纽维克的尼泊尔圣光》）爭爛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６０ｐｐ１４８～
１４９

爞牃牠牃牓牗牋牣牉牗牊牠牎牉爴牏牄牉牠牃牕爞牗牓牓牉牅牠牏牗牕（《藏族收藏品目录》），
爴牎牉爫牉牥牃牜牑爩牣牞牉牣牔ｖｏｌ３Ｎｅｗａｒｋ１９７１

Ｐａｌ，Ｐｒａｔａｐａｄｉｔｙａ（ｗｉｔｈａｎｅｓｓａｙｂｙＥＯｌｓｏｎ）爴牎牉爛牜牠牗牊
爴牏牄牉牠（《西藏艺术》）．ＡｓｉａＨｏｕｓｅＧａｌｌｅｒｙ１９６９

——ａｎｄＴｓｅｎｇ，Ｈｓｉｅｎｃｈ＇ｉ爧牃牔牃牏牞牠爛牜牠爴牎牉爛牉牞牠牎牉牠牏牅牞牗牊
爣牃牜牔牗牕牪（《喇嘛教艺术，和谐的美学》）．Ｂｏｓｔｏｎｎｄ

Ｐｅｌｌｉｏｔ，Ｐ爧牉牞爢牜牗牠牠牉牞牆牉爴牗牣牉牕牎牗牣牃牕牋（《敦煌石窟》）．６
ｔｏｍｅ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９１４～１９２５

爣牏牞牠牗牏牜牉爛牕牅牏牉牕牕牉牆牣爴牏牄牉牠（《西藏古代史》）．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１
爧牉牞爢牜牃牕牆牞爼牗牪牃牋牉牞爩牃牜牏牠牏牔牉牞爞牎牏牕牗牏牞牃牣爟é牄牣牠牆牉牀爼牉

爳牏牉牅牓牉（《１５世纪初叶中国的海上大航行》）．ＴＰＸＸＸｐｐ２３７～
４５２．

爧牉牞牞牠牃牠牣牉牞牉牕‘牓牃牚牣牉牞牉牅牎牉＇牆牃牕牞牓＇牃牕牅牏牉牕牃牜牠牅牎牏牕牗牏牞（《中
国古代艺术中的干漆塑像》）．爥爛牞１９２３Ｉｐｐ．１８１～２０７．

Ｐｅｔｅｃｈ，Ｌ．爩牉牆牏牃牉牤牃牓爣牏牞牠牗牜牪牗牊爫牉牘牃牓（《尼泊尔中世纪
史》）．ＩｓＭＥＯ１９５８．

ＲｅｇｈｕＶｉｒａａｎｄＬｏｋｅｓｈＣｈａｎｄｒａ，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
Ｈ．Ｖ．Ｇｅｕｎｔｈｅｒ．爛爫牉牥爴牏牄牉牠牗爩牗牕牋牗牓牘牃牕牠牎牉牗牕（《一尊新的
西藏和蒙古众神》）．２０ｖｏｌｓｏｆｐｌａｔｅｓ．ｓ′ａｔａＰｉｔａｋａｖｏｌ．２１．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Ｒａｔｃｈｎｅｖｓｋｙ，Ｐ．爺牕爞牗牆牉牆牉牞牁牣牃牕（《一部元代法典》）．
Ｐａｒｉｓ１９３７．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Ｈ．Ｅ．爴牏牄牉牠牃牕爤牕牞牅牜牏牘牠牏牗牕牃牠牂牤牃爧牎牃牑牎牃牕
（《谐拉康藏文碑刻》）．爥爲爛爳１９５２ｐｐ．１３３～１５４，１９５３ｐｐ１～
１２．

爴牎牉牑牃牜牔牃牘牃牞牉牅牠，爛爣牏牞牠牗牜牏牅牃牓爫牗牠牉（《噶玛教派历史
释》）．爥爲爛爳Ｏｃｔ．１９５８ ｐｐ１３９～１６４，Ａｐｒ．１９５９ｐｐ．１～１８．

爠牃牜牓牪牄牣牜牏牃牓牋牜牗牣牕牆牞牏牕爴牏牄牉牠牃牕牆爴牏牄牉牠牃牕牆牉牅牗牜牃牠牏牤牉牃牜牠
牗牊牠牎牉Ⅷ牠牎牃牕牆Ⅸ牠牎牅（《大约 ８世纪和 ９世纪时期西藏的早期墓
地和藏族的装饰艺术》）．ＣＡＪ８１９６３ ｐｐ７３～９２．

爢牜牗牥牠牎牗牊牃爴牏牄牉牠牃牕爧牉牋牉牕牆（《西藏传说的兴起》）．Ｔｉｂｅｔ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Ⅷ ｎｏ１１～１２ ｐｐ１０～１３．Ｄｅｃ．１９７３．

Ｒｉｅｎａｅｃｋｅｒ，Ｖ．爴牏牄牉牃牕爛牜牠（《西藏艺术》）．爛牘牗牓牓牗４３～４４，
·３３１·



１９４６．牘牘．２９～３０．
爲牗牉牜牏牅牎，爢．爫．爴牏牄牉牠牃牕爮牃牏牕牠牏牕牋牞（《西藏绘画作品》）．Ｐａｒｉｓ

１９２５．
爴牎牉爛牕牏牔牃牓牞牠牪牓牉牃牔牗牕牋牠牎牉牕牗牔牃牆牠牜牏牄牉牞牗牊爫牗牜牠牎牉牜牕爴牏

牄牉牠（《西藏北部游牧部落中的动物特征》）Ｐｒａｇｕｅ１９３０．
爮牜牗牄牓牉牔牞牗牊爴牏牄牉牠牃牕爛牜牅牎牉牗牓牗牋牪（《西藏考古学问题》）．Ｕ

ｒｕｓｖａｔ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ｌｎｏ．ｌ１９３１．ｐｐ２７～３４
爴牎牉爜牓牣牉爛牕牕牃牓牞（《青史》）．２ｖｏｌｓ．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１９４９，１９５３．
Ｓｃｈｍｉｄ，Ｔ．Ｔｈｅ爠牏牋牎牠牪牊牏牤牉爳牏牆牆牎牃牞（《八十五位成就者》）．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１９５８．
Ｓｅｒｒｕｙｓ，Ｈ．爲牉牔牃牏牕牞牗牊爩牗牕牋牗牓爞牣牞牠牗牔牞牏牕爞牎牏牕牃牆牣牜牏牕牋

牠牎牉牉牃牜牓牪爩牏牕牋爮牉牜牏牗牆爩牗牕牣牔牉牕牠牃ＳｅｒｉｃａｖｏｌＸＶＩ１ａｎｄ２１９５７
ｐｐ１３７～１９０．

Ｓｉｃｋｍａｎ，Ｌ．ａｎｄＳｏｐｅｒ，Ａ．爛牜牠牃牕牆爛牜牅牎牏牠牉牅牠牣牜牉牗牊爞牎牏牕牃
（《中国建筑和艺术》）ＰｅｎｇｕｉｎＢｏｏｋｓ１９５６．

Ｓｉｎｇｈ，Ｍａｄａｎｊｅｅｔ．爣牏牔牃牓牃牪牃牕爛牜牠（《喜玛拉雅艺术》）
ＵｎｅｓｃｏＡｒｔ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１．

Ｓｍｉｔｈ，Ｂ．ａｎｄＷａｎｇｇｏＷｅｎｇ．爞牎牏牕牃，爛 爣牏牞牠牗牜牪牏牕爛牜牠
（《中国艺术史》）．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３．

Ｓｍｉｔｈ，Ｅ．Ｇｅｎｅ．爤牕牠牜牗牆牣牅牠牏牗牕牠牗牠牎牉爛牣牠牗牄牏牗牋牜牃牘牎牪牗牊牠牎牉
爡牏牜牞牠爮牃牕牅牎牉牕爧牃牔牃，爜牓牗牄牫牃牕牅牎牗牞牑牪牏牜牋牪牃牓牔牠牞牎牃牕（《一世班
禅喇嘛罗桑·却杰坚参自传导言》）．ＧａｄｅｎＳｕｎｇｒａｂＭｉｎｙａｍ
Ｂｙｕｎｐｈｅｌ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１２．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１９６９．ｐｐ．１～１３．

Ｓｍｉｔｈ，Ｅ．Ｇｅｎｅ．爮牜牉牊牃牅牉牠牗牠牎牉爛牣牠牗牄牏牗牋牜牃牘牎牏牅牃牓爲牉牔牏牕牏牞
牅牉牕牅牉牞牗牊 爫牋牃牋牆牄牃牕牋 牆牘牃牓牄牫牃牕牋，爧牃牠牉爛牄牄牗牠牗牊 爦牃牎牠牎牗牋
爩牗牕牃牞牠牉牜牪（《噶托寺已故主持阿旺白桑自传回忆介绍》）．ｖｏｌ．１
ｐｐ．１～２０．Ｇａｎｇｔｏｋ１９６９．

爤牕牠牜牗牆牣牅牠牏牗牕牠牗爦牗牕牋牠牜牣牓＇牞爠牕牅牪牅牓牗牘牃牉牆牏牃牗牊爤牕牆牗爴牏牄牉牠牃牕
爞牣牓牠牣牜牉，爳牎牉牞牄牪牃爦牣牕牑牎牪牃牄（《贡崔印度西藏文化大百科全书＜

知识总汇＞》导言）．Ｓ
′
ａｔａｐｉｔａｋａｖｏｌ８０ ｐｐ１～８７．ＮｅｗＤｅｌｈｉ

１９７０．
Ｓｎｅｌｌｇｒｏｖｅ，Ｄ．Ｌ．ＮｉｎｅｗａｙｓｏｆＢｏｎ（《苯教九乘》）．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ｆｒｏｍｇｚｉｂｒｉｉｄ．Ｏｘｆｏｒｄ１９６７．
ａｎ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Ｈ．Ｅ．爛爞牣牓牠牣牜牃牓爣牏牞牠牗牜牪牗牊爴牏牄牉牠（《西

藏文化史》）．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６８．
Ｓｔｅｉｎ，ＳｉｒＡ．爤牕牕牉牜牔牉牞牠爛牞牏牃（《亚洲腹地》）．４ｖｏｌｓ．Ｏｘｆｏｒｄ

１９２８．
·４３１·



Ｓｔｅｉｎ，Ｒ．Ａ．ｅｄｉｔｏｒ．爺牕牉爞牎牜牗牕牏牚牣牉牃牕牅牏牉牕牕牉牆牉牄牞牃牔牪牃牞：
牞爜牃牄牫ˇ牉牆（《＜巴协＞桑耶寺古代编年史》）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１．

爲牉牅牎牉牜牅牎牉牞爳牣牜牓＇é牘牗牘é牉牉牠牓牉牄牃牜牆牉牃牣爴牏牄牉牠（《西藏的史
诗与游吟诗人》）．Ｐａｒｉｓ１９５９

爩牏牕牃牋牉牠爳牏牎牏牃（《Ｍｉｎˇａｇ和西夏》）．ＢＥＦＥＯＸＬＩＶ１９４７
～１９５０ｐｐ２２３～２６５

爧牃牅牏牤牏牓牏牞牃牠牏牗牕牠牏牄é牠牃牏牕牉（《西藏文明》）．Ｐａｒｉｓ１９６２
ＳｏｕｌｉéｄｅＭｏｒａｎｔＧ爣牏牞牠牗牜牏牉牆牉牓＇牃牜牠牅牎牏牕牗牏牞牆牉牓牃牕牠牏牚牣牏牠é

牐牣牞牚牣＇à牕牗牞牐牗牣牜牞（《自古至今的中国艺术史》）．Ｐａｒｉｓ１９２８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Ｍ爴牎牉爛牜牠牞牗牊爞牎牏牕牃（《中国艺术》）．ｒｅｖｉｓｅ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７３
Ｔｕｃｃｉ，Ｇ爟牉牄牠＇牉牜牆牔牃牜牘牗牋牞牃牜牔牃（《＜新红史＞》）．ｖｏｌ．

ＩＩｓＭＥＯ１９７１．
爤牕牆牗爴牏牄牉牠牏牅牃（《印度－西藏》）．７ｖｏｌｓ．Ｒｏｍｅ１９３２～１９４１．
爳牃牕牠牏牉爜牜牏牋牃牕牠牏牕牉牓爴牏牄牉牠爤牋牕牗牠牗．Ｍｉｌａｎ１９３７．
爴牏牄牉牠牃牕爮牃牏牕牠牉牆爳牅牜牗牓牓牞（《西藏画卷》）．３Ｖｏｌｓ．Ｒｏｍｅ

１９４９．
爴牎牉爴牗牔牄牞牗牊爴牏牄牉牠牃牕爦牏牕牋牞（《藏王墓考》）．ＩｓＭＥＯ１９５０．
爩牏牕牗牜爜牣牆牆牎牏牞牠爴牉牨牠牞（《小部佛教经典》），ｐａｒｔｓＩ，Ⅱ，Ｉｓ

ＭＥＯ１９５８．
爛爴牏牄牉牠牃牕牅牓牃牞牞牏牊牏牅牃牠牏牗牕牗牊爜牣牆牆牎牏牞牠牏牔牃牋牉牞牃牅牅牗牜牆牏牕牋牠牗

牠牎牉牏牜牞牠牪牓牉（《根据西藏佛像的艺术风格来划分他们的类别》）．Ａｒｔ
ｉｂｕｓＡｓｉａｅ２２ｐｐ．１７９～１８７１９５９．

爴牏牄牉牠，爛牜牅牎牃牉牗牓牗牋牏牃爩牣牕牆牏（《西藏门地考古》）．爫牃牋牉牓
１９７３．

ａｎｄＨｅｉｓｓｉｇ，Ｗ．爧牉牞爲牉牓牏牋牏牗牕牞牆牣爴牏牄牉牠牉牠牆牉牓牃爩牗牕牋牗牓牏牉
（《西藏和蒙古的宗教》）．Ｐａｒｉｓ１９７３．

Ｖｏｓｔｒｉｋｏｖ，Ａ．Ｉ．爴牏牄牉牠牃牕爣牏牞牠牗牜牏牅牃牓爧牏牠牉牜牃牠牣牜牉（《藏族文学
史》）．ＳｏｖｉｅｔｙＩｎｄ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４．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１９７０．

Ｗａｄｄｅｌｌ，Ｌ．Ａ．爴牎牉爤牕牆牏牃牕爜牣牆牆牎牏牞牠爞牣牓牠牗牊爛牤牃牓牗牑牏牠牃牃牕牆
牎牏牞爞牗牕牞牗牜牠爴ā牜ā‘爴牎牉爳牃牤牏牗牣牜牉牞牞＇牏牓牓牣牞牠牜牃牠牉牆牊牜牗牔牠牎牉牜牉牔牃牏牕牞牏牕
爩牃牋牃牆牎牃（《印度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崇拜及其摩揭托文中保存
的他的配偶 “女救世主 ”救度佛母插图》）．爥爲爛爳２６．１８９４．ｐｐ．
５１～８９．

爴牎牉爜牣牆牆牎牏牞牔牗牊爴牏牄牉牠牗牜爧牃牔牃牏牞牔 （《西藏佛教或喇嘛
教》）．Ｎｅｗ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７１．

Ｗａｌｅｙ，Ａ．爛爞牃牠牃牓牗牋牣牉牗牊爮牃牏牕牠牏牕牋牞爲牉牅牗牤牉牜牉牆牊牜牗牔爴牣牕
牎牣牃牕牋牄牪牞牏牜爛牣牜牉牓爳牠牏牉牕（《Ｓ．Ａ．斯坦因发现的敦煌绘画作品目

·５３１·



录》）．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３１．

·６３１·



藏 文 部 分

牄爦牃＇＇牋牪牣牜（《甘珠尔》），康熙红色版，１７２４年刊印于北京，
１０７卷。

ｋｈｙｉｔｈａｎｇｐａ ｄＰａｌｙｅｓｈｅｓ， 爜牓牃牔牃 牓牗牠牞牃牄牃 牅牎牉牕牘牗＇牏
牜牕牃牔牘牃牜牠牎牃牜牘牃牆牜牏牔牃牔牉牆牘牃牞牎牉牓牋牪牏＇牘牎牜牉牕牋牄牃《喇嘛、大
译师成熟解脱无垢镜鬘》，写卷，２３ｆｆ．（大约 １１世纪时，编撰于
托林的仁青桑波传）

Ｇｒａｇｓｐａｒｇｙａｌｍｓｔｈａｎ（１１４７～ １２１６），牄牞爴牗牆牘牃＇牏牜牕牃牔
牄牞牎牃牆牋牞牃牓牄牃＇牏＇牗牆牫牉牜《礼赞注疏明光》，Ｓａｓｋｙａｂｋａ＇＇ｂｕｍ ，
Ｔｏｋｙｏ１９６８～１９７０，ｖｏｌⅣ，Ｐ９２２３

ｄＧｅ＇ｄｕｎｃｈｏｓ＇ｐｈｅｌ（１９４０？～ １９５１），爟牉牄牠牎牉牜牆牑牃牜牘牗
（《白史》），Ｄａｒｊｅｅｌｉｎｇ１９６４．

牜爢牪牃牓牘牗牄牑牃＇牠牎牃牕牋（《国王遗教》），牄爦牃＇牠牎牃牕牋牞牆牉爤牕牋牃
（《五部遗教》），ｃｏｍｐｉｌｅｄｃ．１３４７．Ｌｈａｓａｘｙ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ｉｌｄｍａｒｄｇｅｂｓｈｅｓ ｂｓＴａｎ＇ｄｚｉｎ ｐｈｕｎｔｓｈｏｇｓ， 爲牃牄牋牕牃牞
牜牋牪牃牞牄牞牎牃牆（《开光广说》），Ｐａｌａｍｐｕｒ１９７０．

Ｐａｄｍａｄｋａｒｐｏ（１５２７～１５９２），爧牏牔牃牄牜牠牃牋牘牃＇牏牜牃牄牄牪牉牆
牞牔牜牃＇牆牗牆牘牃＇牏牑牎牃牜牋牪牃牕（《品续中的青铜佛塑装饰》），收于

《佛像 （绘画，雕塑，佛塔和曼陀罗）的构图和创作》经文中，ｃｏｍ
ｐｉｌｅｄｂｙＫｈａｍｓｓｐｒｕｌＤｏｎｂｒｇｙｕｄｎｙｉｍａ，Ｐａｌａｍｐｕｒ１９７０

ｄＰａ＇ｂｏｇＴｓｕｇｌａｇ＇ｐｈｒｅｎｇｂａ（１５０４～１５６６），ｍＫｈａｓｐａ＇ｉ
ｇｄａ＇ｓｔｏｎ（《贤者喜宴》），ｓ′ａｔａＰｉｔａｋａ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９．

ＭｅｓｔｏｎＳｈｅｓｒａｂ＇ｏｄｚｅｒ（１０５８～１１３２），＇爟牣牓牄牃牑牣牕牓牃牞
牄牠牣牞牘á牏牋牫牎牣牕牋（《精集律藏经典》），Ｋａｌｉｍｐｏｎｇ１９６１，３６ｆｆ．

Ｔｓｏｎｇｋｈａｐａ（１３５７～ １４１９），＇爥牃牔牔牋牗牕牄爴牞牗牕牋牑牎牃牘牃
牅牎牉牕牘牗牞爢牗牕牋牔牃爴牃爩牏牕牋牜爢牪牃牓牘牗牜牞牠牞牃牓牄牃＇牏牅牎牃牄牞牎牗牋（《大
怙主宗喀巴致大明皇帝书》），爴牞牗牕牋牑牎牃牘牃＇牏牋牞牣牕牋＇牄牣牔，ōｔａｎｉ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９５８，ｖｏｌ１５３ ｎｏ６１３５ ｐ１４６．４．３．

牋牂牉牜牔牏牋（《色尔米》），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Ｄｒａｎｇｒｊｅｂｔｓｕｎｐａ
ｇＳｅｒｍｉｇ，１１ｔｈｃ．Ｄｅｌｈｉ１９６６．

ＲｉｋａＢｌｏｂｚａｎｇｂｓｔａｎ＇ｄｚｉｎ，牜爢牪牣牕牔牑牎牗＇牏牅牎牗牞牞牜牏牆牞牎牉牞
牄牪牃牋牕牃牞牄牠牣牞（《政教常用知识总汇》），Ｂｅｎａｒｅｓ１９７２．

·７３１·



日 文 部 分

Ｆｕｊｉｅｄａ，Ａｋｉｒａ．爴牗牕牑ō牞牉牕牄牣牠牞牣牆ō牕牗牠牞牪ū牠ō（《敦煌千佛洞
之中兴》）．爴ō牪ō爢牃牑牣牎ōＸＸＶ１９６４，ｐｐ．９～１３９．

爴牗牄牃牕牞牎牏牎牃牏牑牏牕牗爴牗牕牑ō（《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爴ō牎ō
爢牃牑牣牎ō３１，１９６１，ｐｐ１９９～２９２．

ａｎｄＭｕｒａｔａ，Ｊｉｒｏ．Ｃｈüｙｕｎｇｋｕａｎ．爴牎牉爜牣牆牆牏牞牠爛牜牅牎牗牊
牠牎牉牊牗牣牜牠牉牉牕牜牎爞牉牕牠牣牜牪牃牠ｔｈｅｐａｓ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居庸关：北京西北长城关口 １４世纪的佛教拱门》）．ｖｏｌ．
Ｉｔｅｘｔｉ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ｕｍｍａｒｙ，ｖｏｌⅡ ｐｌａｔｅｓ．（第 １卷
正文为日文，附有英文概要，第 ２卷为图版）．Ｋｙｏｔｏ１９５７．

Ｈａｄａｎｏ，Ｈａｋｕｙū爴牏牄牉牠牠牗爟牃牏牫ō牑牪ō爠牕牋牏（《藏文大藏经缘
起》）爳牣牫牣牑牏（爢牃牑牣牐牣牠牞牣牂牃牏牆牃牕）爫牉牕牘牗１９６７ｐｐ３５～８３

Ｉｎａｂａ，Ｓｈōｊｕ．爢牉牕牕牗牠牉牏牞牎牏牕牏牑牃牕牞牣牜ū牑牉牕牑牪ū（《有关元代
帝师之研究》）爭牠牃牕牏牆牃牏牋牃牑牣牑牉牕牑牪ū牕牉牕牘牗，１７．

Ｉｓｈｉｄａ，Ｍ．爢牉牕牆牃牏牕牗牑ō牋牉牏牑牃爫牉牘牃牜ū牕牗爭牫牗牑牣爛牕牏牑牃牕牗
牆牉牕牕牏牠牞牣牏牠牉（《关于元代工艺家尼泊尔王族阿尼哥传》）牔ō牑牗
爢牃牑牣牎ō１１，１９４１ｐｐ２４４～２６０．

Ｍａｎａｂｅ，Ｓｈｕｎｓｈō，爧＇牃牜牠牆牣爴牏牄牉牠爮牜牗牓牗牋牣牉牆牉牓牃牔牗牜牠à牓牃
牤牏牉（爲牉牘牜牉牞牉牕牠牃牠牏牗牕牞牅牗牞牔牗牋牗牕牏牚牣牉牆牉牓牃牔牉牆牏牠牃牠牏牗牕，爴牏牄牉牠）（《西
藏艺术——生生死死的艺术 （表现禅定中宇宙观的绘画）》）．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ｅｘｔ．爩牏牫牣牉７７７，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６９ｐｐ２３～３２．

Ｍａｔｓｕｍｅｔｏ，Ｅｉｉｃｈｉ．爴牗牕牑ō牋牃牕牗牑牉牕牑牪ū（《敦煌画之研究》）．
２ｖｏｌｓＴｏｋｙｏ１９３７．

Ｍｏｃｈｉｚｕｋｉ．爜牣牑牑牪ō爟牃牏牐牏牠牉牕（《佛教大辞典》）Ｋｙｏｔｏ１９５８．
Ｎａｇａｈｉｒｏ，Ｔｏｓｈｉｏ．爞牎ū牋牗牑牣牄牏牐牣牠牞牣（《中 国 美 术》）３．

爞牎ō牑牗牑牣（《雕刻》）．（爞牎牏牕牉牞牉爛牜牠牏牕爾牉牞牠牉牜牕爞牗牓牓牉牅牠牏牗牕牞，ｖｏｌ．３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西方收藏品中的中国艺术》，第 ３卷，《雕刻》），Ｔｏｋｙｏ
１９７２．

Ｎｏｇａｍｉ，Ｓｈｕｎｊō．爢牉牕牕牗牞牉牕牞牉牏牏牕牕牏牠牞牣牏牠牉（《关于元之宣政
院》）（ＴｈｅＸｕａｎｚｈｅｎｇｙｕａ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ｎｇｏｌ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ｒｅｓｕｍｅ．爴ō牪ō牞牎牏牜牗牕牞ō．Ｋｙｏｔｏ１９５０．ｐｐ７７９～７９６．

Ｏｇａｗａ，Ｋａｎｉｃｈｉ．爟牃牏牫ō牑牪ō牞牉牏牜牏牠牞牣牠牗牎牉牕牞牉牕（《大藏经的成
立与变迁》）．Ｋｙｏｔｏ１９６４．

Ｏ
－
ｍｕｒａ，Ｋｅｎｔａｒō．爴牏牄牉牠牠牗牞牎牏牋牃牏牞牉牠牞牣（《西藏史概说》）．

Ｔｏｋｙｏ１９５８．
·８３１·



Ｓａｔō，Ｈｉｓａｓｈｉ，
（１）爩牏牕牆牃牏爴牏牄牉牠牠牗牕牗牎牃牅牎牏牆牃牏牑牪ōō牕牏牠牞牣牏牠牉（《关于明代西

藏的八大教王》）爴ō牪ō牞牎牏牑牉牕牑牪ū．ｖｏｌ２１ｎｏ３ｐｐ５１～７０．
（２）《关于明代西藏的八大教王》．爴ō牪ō牞牎牏牑牉牕牑牪ū．ｖｏｌ．２２

ｎｏ２ｐｐ７９～１０１．
（３）《关于明代西藏的八大教王》．爴牗牪ō牞牎牏牑牉牕牑牪ū．ｖｏｌ２２．

ｎｏ４ｐｐ７４～８９．
（４）爢牉牕牔牃牠牞牣爩牏牕牞牎牗牕牗爴牏牄牉牠牠牗牐ō牞牉牏（《元末明初的西藏形

势》）爩牏牕牆牃牏爩牃牕爩ō牞牎牏牑牉牕牑牪牣．Ｋｙｏｔｏ１９６３ｐｐ．４８５～５８５．
（５）爩牏牕牆牃牏爴牏牄牉牠牠牗牕牗爲牏牋牗牔牘牃牕牗牑牉牏牠ō牕牏牠牞牣牏牠牉（《关于明代西
藏仁蚌巴王朝》）．爴ō牪ō爢牃牑牎牣牎ō４５，ｐｐ４３４～４５２．

Ｔａｍｕｒａ，Ｊｉｓｔｕｚō，ｅｄｉｔｏｒ．爩牏牕牆牃牏爩牃牕爩牗牞牎牏牜牪ō（《明代满
蒙史料》）爩牏牕牐牏牠牞牣牜牗牑牣牞牎ō．牤牗牓．１０．爴牏牄牉牠牠牗牞牎牏牜牪ō（《西藏史
料》）（在《缩略语》中根据汉文发音《西藏史料》作牀牂爳爧）．Ｋｙｏｔｏ
１９５４．

Ｔｏｋｉｗａ，Ｄ．ａｎｄＳｅｋｉｎｏ，Ｔ．爳牎牏牕牃爜牣牑牑牪ō牞牎牏牞牉牑牏（《支那
佛教石刻》）．Ｔｏｋｙｏ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９３１·



汉 文 部 分

安守仁：《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壁画》，载 《文物》１９５９年第 ７
号刊，第 １２～１３页。
董康题：《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目录》（爠牨牘牗牞牏牠牏牗牕牆＇牗牣牤牜牃牋牉牞

牏牓牓牣牞牠牜é牞牆牉牓牃牆牪牕牃牞牠牏牉爩牏牕牋），北京，１９４４年。
《敦煌壁画》，北京，１９６４（敦煌五十幅系列壁画）。
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载 《考古

学报》，１９５５年，第 １８３～１９２页。
胡嘉：《有关文成公主的几件文物》，载 《文物》１９５９年第 ７

号刊，第 ５～８页。
黄湧泉：《杭州元代石窟艺术》，北京，１９５８年。
李逸友：《内蒙古巴林左翼前后昭庙的辽代石窟》，载 《文物

参考资料》１９５６年第 １０号刊，第 ３８～４１页。
刘艺斯：《西藏佛教艺术》，北京，１９５７年。
刘艺斯：《西藏的佛教艺术》，载 《文物参考资料》１９５７年第

４号刊，第 ３７～４５页。
《明史》第 ３３１卷，关于三 “法王”和五 “王子”的记载。
邵阳魏：《抚绥西藏记》，载 《小方壶斋与地丛钞》第 ３卷。
王静如编辑：《西夏研究》（《西夏研究》第 １部分），北京，

１９３２年。
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
１．《文物》１９６０年第 ６号刊，第 ４２～４８、５１页 （拉萨三大

寺）。
２．《文物》１９６０年 第 ８号刊，第 ５２～６５页 （日喀则地区的

扎什伦布寺、那塘寺、夏鲁寺和萨迦寺）。
３．《文物》１９６０年第 １０号刊，第 ３９～４６页、５４页 （江孜地

区抗英遗址）。
４．《文物》１９６１年第 １号刊，第 ４３～５３页 （江孜白塔和寺

院）。
５．《文物》１９６１年第 ３号刊，第 ３８～４８页 （雅砻汤东结波）。
６．《文物》１９６１年第 ４或 ５号刊，第 ８１～８７页 （藏文墓）。
７．《文物》１９６１年第 ６号刊，第 ５５～６３页 （Ｍｉｎｄｒｏｌｉｎｇ等）。
和林 （？）（西藏，１７９２年）：《卫藏通志》，成书于 １８世纪末。
马揭、盛绳祖：《卫藏图识》，成书于 １７３４年。
《西夏文专号》（《西夏研究》），国立北平图书馆会刊第 ４卷，

·０４１·



１９３０年 ５～６月 （１９３２年出版）。
《影印宋碛砂藏经》，上海，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年。
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覆成祖书》，

载 《蔡元培六十五岁经念集》，第 ２卷，第 ９３９～９６６页。
王国维编：《元代画塑记》，年代不确。
《中国版刻图录》，８卷，北京，１９６０年。
《中国佛教画集》，（新中国）中国佛教协会编，北京，１９５６年。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暂用书名），北京，１４３１年，木刻

版本。
朱家氵晋：《故宫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载《文物》１９５９

年第 ７号刊，第 １４～１９页。

·１４１·



附 录 ３

缩 略 语

ＢＡ Ｇ·Ｎ·罗里赫：《青史》第 １、２卷，加尔各答，１９５３
年

ＢＣＭＡ 《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学报》
ＢＥＦＥＯ 《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
ＣＡＪ 《中亚学报》
ＣＡＵＭ 夏尔曼·李和何伟康 （音译。——译者注）： 《元代

（１２７９～１３６８年）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艺术》，克里夫
兰，１９６８年

ＧｒüｎｗｅｄｅｌＡ·克瑞韦德尔：《西藏和蒙古的佛教神话》，莱比锡，
１９００年

ＨＪＡＳ 《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ＩＴ 杜齐：《印度——西藏》第 １、２、３卷第 １、２部分，第

４卷第 １、２、３部分，罗马，１９３２～１９４１年

ＪＡｓ 《亚洲学报》
Ｊｉｓｈａｚａｎｇ 《碛砂藏》汉文大藏经，１２３１～１３２２年刊刻于碛砂

ＪＲＡＳ 《皇家亚洲社会学报》
ＫｈＧ 拔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
ＫＴｈ 《五部遗教》，拉萨版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奥登堡： 《黑水城佛像学资料》，见 《俄国人种学资
料》中 《西藏画像》部分，圣彼得堡，１９１４年，第 ２
卷第 ７９～１５７页

ＰＣ 伯希和：《〈国家目录〉中的敦煌汉文写卷》
ＰＴ 伯希和：《〈国家目录〉中的敦煌藏文写卷》
ＴＬＰ Ｗ·Ｅ·克拉克：《两座喇嘛教万神殿》，纽约，１９６５年

ＴＰ 《通报》
ＴＰＳ 杜齐：《西藏画卷》第 １、２、３卷，罗马，１９４９年

·２４１·



Ｘｉｘｉａｚａｎｇ 《西夏藏》大藏经

ＸＺＦＪＹＳ 刘艺斯：《西藏佛教艺术》，北京，１９５７年

ＸＺＳＬ 《西藏史料》，见 《明代满蒙史料》，出自 Ｊ·田村主编
的 《明史录抄》，京都，１９５４年

Ｚｈｕｆｏｐｕｓａ 《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１９４３年北京木刻版

·３４１·



译名对照表

ＡＡ．Ｂ．Ｇｒｉｎｓｗｏｌｄ克里斯瓦尔德 ＡＢｕｄｄｈａｏｆｐａｓｔ过去佛

ＡＣｅｎｇｇｅ阿僧哥 Ａｇｎｉ火神 Ａｋｉｙａｍａ秋山 Ａｋｓｏｂｈｙａ阿门众佛

Ａｌｃｈｉ阿奇 Ａ．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Ａ·麦克唐纳 Ａｍｉｔāｂｈａ无量光佛 Ａｍ
ｄｏ安多地区 Ａｍｉｔāｙｎｓ无量寿佛 Ａｍｏｇｈｐａｓ′ａ不空 索 Ａｎａｎｄａ
阿难陀 Ａｎｉｇｅ阿尼哥 ＡｎｉｍａｌＳｔｙｌｅ动物特征 Ａｎｊｌｉｍｕｄｒā合十手
印 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ｒｉｓＡ·安东尼 Ａｎｚａｎｇ安藏 Ａｐｏｌｌｏ阿波罗 Ａｒｈａｔ
阿罗汉Ａｒｙāｐａｌｏ阿耶波罗，圣波罗Ａｒｙāｔｒāｔａｂｕｄｄｈａｍāｔｒｋāｖｉｍ· 

ｃ·ａｔｉｐūｊāｓｔｏｔｒａｓūｔｒａ《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ＡｓｈｍｏｌｅａｎＭｕｓｅｕｍ
阿什莫里安博物馆 Ａｓｓａｍ阿萨姆 Ａｓ·ｔ·ａｓāｈａｓｒｉｋāｐｒａｊｎāｐāｒａｍｉｔā

ｓūｔｒａ《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Ａｓｔａｓｈａｓｒｉｋāｓūｔｒａ《八千颂经》
Ａ．ＳｔｅｉｎＡ．斯坦因 Ａｔｉｓ′ａ阿底峡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ｓ′ｖａｒａ观世音菩萨 Ａ
ｖａｔａｍｓａｋａｓūｔｒａ《华严经》﹣Ｂａｂｐｈｒｏ帕卓 Ｂａｌｉｎｚｕｏｙｉ巴林左旗

ｓＢａｂｚｈｅｄ《巴协》Ｂａｉｄａ白塔 Ｂａｎｄｈｅ僧人 Ｂａｒｏｑｕｅ巴罗克式

ｄＢａｓ韦 Ｂ．Ｃ．ＯｌｓｃｈａｋＢ．Ｃ．奥尔斯乔克 Ｂｅｃｈｕ白曲 Ｂｅｒ外套

Ｂｈａｇａｖａｔ世尊、薄伽梵Ｂｈａｉｓ·ａｊｙａｂｈａｔ·ｔ·āｒａｋａ药尊佛Ｂｈａｉｓ·ａｊｙａｇｕｒｕ
药师佛 Ｂｈｉｄｈａｋａ比达卡 Ｂｈūｔａ真实 Ｂｉｒｖａｐａ比瓦巴 Ｂｌａｍａ喇
嘛，尚师，上师 Ｂｌａｍａｌｏｔｓａｂａｃｈｅｎｐｏ＇ｉｒｎａｍｐａｒｔｈａｒｐａｄｒｉ
ｍａｍｅｄｐａｓｈｅｌｇｙｉ＇ｐｈｒｅｎｇｂａ《大喇嘛译师成熟解脱无垢镜鬘》
Ｂｌｏｇｓａｌｇｌｉｎｇｇｒｖａｔｓｈａｎｇ罗追林札仓 ＢＬｏｂｚａｎｃｈｏｓｋｙｉ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ｈａｎ罗桑却杰坚参 ＢＬｏｂｚａｎｇｇｒａｇｓｐａ＇ｉｄｐａｌ罗桑扎巴 Ｂｏｄ
ｈｇａｙａ菩提伽耶 Ｂｏｄｈｇａｙａｓｔūｐａ菩提伽耶佛塔 Ｂｏｄｈｉ菩提 Ｂｏｄ
ｈｉｓａｔｔｖａ菩萨 Ｂｏｄ＇ｂｓｔａｎｐｏ吐蕃赞普 Ｂｏｎｐｏｓｅｃｔ本波教派 Ｂｏｎ
ｐｏｓｔｙｌｅ苯教艺术风格 ＢｏｎｓｋｙｏｎｇｂＤｕｄ＇ＢｙａｍｓｐａＫｈｒａｇｍｇｏ
血红色头苯教护法神强巴Ｂｏｓｔｏｎ波斯顿Ｂｒａｈａｍａｎ婆罗门＇Ｂｒａｓ
ｓｐｕｎｇ哲蚌寺 ＇ＢｒａｓｓｐｕｎｇｓＭａｎａｓｔ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哲蚌寺大学 Ｂｒｅ
升 ＇Ｂｒｉｇｕｎｇｐａ必力工瓦 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ｕｓｅｕｍ大英博物馆 Ｂ·Ｓｍｉｔｈ
Ｂ．史密斯 Ｂｕｃｈｕｎｇｏｆｌｃｏｇｒｏ交绕·布琼 Ｂｕｄｄｈａ佛陀，觉者

（苯教）ｄＢｕｍｄａａｄ领经头领 ｄＢｕｍａｌａ＇ｊｕｇｐａ《中观入门论》
ｄＢｕｓ卫地，中心 Ｂｕｓｈｅｌｌ布谢尔 Ｂｕｓｔｏｎ布顿 ｄＢｕｓｇＴｓａｎｇ乌斯
藏 Ｂｕｘａ布克斯 Ｂｙａｒｇｏｄｍａ秃鹫 Ｂｙａｎａｇｄｂａｎｇｒｇｙａｌ黑鸟王

Ｂｙａ＇ｐｈｕｒｍａ飞鸟声调 Ｂｙａｍｓｍａ强玛女神 Ｂｙａｍｓｍａｎｙｉｓｈｕ
ｒｔｓａｇｃｉｇｇｉｂｓｔｏｄｐａ＇ｉｍｄｏ《强玛二十一颂赞经》Ｂｙａｍｓｓｒａｓ强
玛儿子，强玛师徒 Ｂｙａｎｇｓ羌 （北方）地 Ｂｙａｎｇｃｈｕｂ＇ｏｄ强秋沃

·４４１·



ｄＢｙａｎｇｓ声调ｄＢｙｕｇｐａ棍杖﹤ｌＣａｇｓｒａｓｍａｇｐｏ甲热牟波ｌＣａｇｓ
ｓｇｒｏｌｇｓｍａ《铁声救度佛母》ｌＣａｎｇｓｋｙａＨｕｔｕｋｔｕ章嘉呼图克图

Ｃａｋｓｍｉ吉祥相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加尔各答 Ｃａｎｄｒａｋｉｒｔｉ月称 ｍＣｈｏｄｙｏｎ
ｒａｌａｔｉｏｎ供施关系 Ｃｈｏｓｇｏｓ袈裟 Ｃｈｏｓｇｒｕｂ法成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法
王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Ｃｈｏｓｄｐａｌ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法王却白坚参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
ＲａｄＢｒｔａｎｋｕｎｂｚａｎｇ＇ｐｈａｇｓｐａ法王王饶旦贡桑帕巴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
ｌｉｍａｂａｒｍａ法王中期青铜塑像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ｌｉｍａｓｎｇａｍａ法王
早期青铜塑像 Ｃｈｏｓｒｇｙａｌｌｉｍａｐｈｙｉｍａ法王后期青铜塑像

Ｃｈｏｓｒｉｅ法王 ＣｈｏｓｒｊｅＫａｒｍａ噶玛法王，葛哩麻法王 ＣｈｏｓＬｉ
Ｂｙｅｂｒａｇｍａ法王特殊青铜塑像 Ｃｈｏｓｒａ辩经场 Ｃｈｏｓｔｈｏｇ辩经
时期 Ｃｈｏｓｔｈｏｇｂｚｈｉ四次辩经时期 Ｃｈｏｓｍｔｓｈａｍｓ法会假期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克里丝苔 Ｃｈｉｎｔａｍａｎｉｃａｋｒａ如意转轮王 Ｃｉｖａｒａ袈裟

ＣｌａｕｄｅＡｒｔｈａｕｄ克劳德·亚瑟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ＡｒｔＭｕｓｅｕｍ克里夫兰
艺术博物馆ｂＣｏｍＩｄａｎ＇ｄａｓｔｈｕｂｐａ能仁世尊ｂＣｏｍＩｄａｎｒｉｇｒａｌ
琼木丹热日 Ｃｏｎｓｅｃ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佛像开光 ﹥Ｄāｋｉｎｉ空行母

Ｄａｍａｐａｌａ达摩波罗 Ｄāｎａｐａｔｉ施主 Ｄａｒ丝绸 Ｄａｒｍｄｏｇｃａｎ自然
色丝绸 Ｄｒａｇｙｉｇａｂｒｔｓｅ绵帐篷 Ｄａｖｉｄ．Ｂ．Ｃｈａｎｇ大卫·Ｂ·张

ＤａｖｉｄＦｕｎｄ大卫基金会 Ｄｅｌｈ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ｕｓｅｕｍ德里国家博物馆

Ｄｅｂｔｈｅｒｄｋａｒｐｏ《白史》Ｄｅｍｏ第穆 Ｄｅｍｏｌｉｍａ第穆青铜像

Ｄｅｒｇｅ德格ｄＤｅｙａｎｇｇｒｖａｔｓｈａｎｇ德央札仓ｒＤｅ＇ｕｙｉｂｚｏｂｏ石块
镶嵌细工 Ｄｅｂｚｈｉｎｇｓｈｅｇｓｐａ得银协巴，如来 Ｄｅｖａｒāｊａ天王

Ｄｈāｒａｎｉ陀罗尼咒 Ｄｈａｒｍａ佛法 Ｄｈａｒｍａｃａｋｒａ法轮 Ｄｈａｒｍａｄｈāｔｕ
法界Ｄｈａｒｍａｃａｋｒａｍｕｄｒā法轮手印ＤｈｏｎｇｔｈｏｇＲｉｍｐｏｃｈｅ东托仁
波且，东托活佛 ＤｉｌｄｍａｒｄＧｅｂｓｈｅｓｂｓＴａｎ＇ｄｚｉｎｐｈｕｎｔｓｈｏｇｓ德
玛格西·丹增平措 Ｄ．Ｌ．ＳｎｅｌｌｇｒｏｖｅＤ·Ｌ·施耐尔格鲁夫 Ｄｏｄ
ｄｐａｌｂｚｏｒｇｙｕｎ堆白索军流派 ｒＤｏｒｊｅ金刚 ｒＤｏｒｊｅｂｌａｍａ金刚
上师 ｒＤｏｒｊｅｂｒａｇ多杰札寺 ｒＤｏｒｊｅｇｄａｎ金刚座，菩提伽耶 ｒＤｏ
ｐａｂｋｒａｓｈｉｓｒｇｙａｌｐｏ多巴·扎西杰波 Ｄｏｓｈａｌ项链 Ｄｒｉｂａ提问

ＤｏｕｇｌａｓＢａｒｒａｔｔ道格拉斯·布里特 Ｄｒｉｌａｎ回答 Ｄｒｙｌａｃｑｕｅｒ干
漆塑像 Ｄｕｃａｓ杜卡斯 ｇＤｕｇｓｄｋａｒｃａｎ白伞盖佛母 ｇＤｕｇｓｄｋａｒ
ｍｏ白伞盖佛母 ＇Ｄｕｌｂａｋｕｎｌａｓｂｔｕｓｐａ＇ｉｇｚｈｕｎｇ《精集律藏经
典》Ｄｒａｇｓｐｏｇｒｖａｔｓｈａｎｇ塔波扎仓 ＤｖａｇｓｐｏＲｉｎｐｏｃｈｅ＇Ｊａｍ
ｄｐａｌｒｇｙａｍｔｓｈｏ塔波活佛绛白嘉措ｒＤｚｏｇｓｃｈｅｎ《大圆满法》ｍＤ
ｚｏｓｋａｄ犏牛发音﹦Ｅｄｍｏｎｃｏｐｏｎ埃德蒙·柯本Ｅ．ＧｒｉｎｓｔｅａｄＥ·
克林斯梯德 Ｅ．Ｉ．ＫｙｃｈａｎｏｖＥ·Ｉ·季卡诺夫 Ｅ．Ｉ．Ｌｕｂｏ
ＬｅｓｎｉｃｈｅｎｋｏＥ·Ｉ·卢波—列斯尼钦科 Ｅｋｖａｌｌ埃克法尔 Ｅ．
ＬｉｎｇｅｒｏＥ·林哥罗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Ｂ．Ｂｌｏｓｓｏｍ伊丽莎白·Ｂ·布鲁塞
蒙Ｅ．ＯｌｓｏｎＥ·奥尔逊 ＇Ｅｐａｌｋｕｇｓｐａ埃巴古巴 ＇Ｅｒｋａ＇ｕｎ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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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 ﹨Ｆａｃｈｅｎｇ法成 ＦｅｉｌａｉＦｅｎｇ飞来峰 Ｆｅｒｒａｒｉ费拉丽 Ｆ．Ｈｉｔｃｈ
ｍａｎＦ·希契曼 ＦｉｖｅＪｉｎａ五耆那 ＦｒｅｅｒＧａｌｌｅｒｙｏｆＡｒｔ弗雷尔艺
术画廊 Ｆｕｊｉｅｄａ，Ａｋｉｒａ藤枝晃 ﹩Ｇａｃｈｕ河州 ｄＧａ＇ｂｄｅ噶德

ｄＧａ＇ｌｄａｎ甘丹寺 ｄＧａ＇ｌｄａｎｌｉｍａ甘丹青铜像 Ｇāｎｄｈａｒｖａ乾闼婆

Ｇａｎｄｈａｔāｒā犍陀罗 Ｇａｎｇｂａｂｚａｎｇｐｏ岗哇桑波 Ｇａｎｇｔｏｋ甘托克

ｍＧａｒ噶尔ｍＧａｒｓＴｏｎｇｂｔｓａｎｙｕｌＺｕｎｇ噶尔东赞域宋Ｇａｒｕｄａ鹏
鸟 Ｇａｓｓｉｎｅｌｌｅ凯瑟琳 ＧａｔｅｏｆＧｌｏｒｙ背光、拱门 ｄＧｅ＇ｄｕｎｇｒｕｂｐａ
根敦主巴 ｄＧｅ＇ｄｕｎｃｈｏｓ＇ｐｈｅｌ根敦群佩 ｄＧｅｌｕｇｓｐａ格鲁派

Ｇｅｒｎｅｔ吉莱特Ｇ．Ｅ．ＳｍｉｔｈＧ·Ｅ·史密斯Ｇｅｓ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吉斯特东方图书馆 Ｇ．ＨｕｔｈＧ·胡特 ＧｌａｎｇＤａｒｍａ郎达玛

Ｇｌｉｎｇｔｓｈａｎｇｂｒａｎｃｈ灵藏系 ＧｌｏｓＭｏｎｔｈａｎｇ罗沙唐 Ｇ．ＭａｌａＧ
·马拉 Ｇ．Ｎ．ＲｏｅｒｉｃｈＧ·Ｎ·罗里赫 ＧｏｄａｎＫｈａｎ阔端汗

Ｇｏｉｄｅｓｎｈｏｖｅｎ古 德 森 霍 文 ｓＧｏｍａｎｇｇｒｖａｔｓｈａｎｇ果 芒 札 仓

Ｇｏｎｇｍａ统治者，皇帝Ｇｏｎｇｓａ至尊，高僧大德ｍＧｏｎｐｏｓｋｙａｂｓ
工布查布Ｇｏｓｃｈｅｎ丝绸Ｇｒａｇｓｐａ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札巴坚参Ｇｒａｇｓ
ｐａ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ｄｐａｌｂｚａｎｇｐｏ札巴坚参白桑波 ｓＧｒｏｌｍａｂｙａ
＇ｐｈｕｒｍａ《飞鸟救度佛母》ｓＧｒｏｌｍａｃｈａｐｅｌ度母殿 ｓＧｒｏｌｍａ＇ｉ
ｒｇｙｕｄｋｙｉｂｙｕｎｇｋｈｕｎｇｓ《救度佛母续之来源》ｓＧｒｏｌｍａＬｈａ
ｋｈａｎｇ救度佛母殿，度母殿Ｇｒｏｕｓｓｅｔ克罗瑟Ｇｒｕｂｐａｓｈｅｓｒａｂ竹
巴喜饶 Ｇｒｕｕｎｗｅｄｅｌ克瑞韦德尔 Ｇ．ＳｃｈｕｌｅｍａｎｎＧ·舒莱曼 Ｇ．
ＴｕｃｃｉＧ·杜齐 Ｇｕａｎｙｉｎ观音 Ｇｕａｎｚｈｕｂａ管主巴 Ｇｕｇｅｂｒｉｓ古格
壁画Ｇｕｈｙａｓａｍａｙａｔａｎｔｒａ《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
ｍＧｕｌｒｇｙａｎ短项链ｒＧｙａ汉族或印度ｒＧｙａｍａ斤ｒＧｙａｎａｇｃｈｏｓ
＇ｂｙｕｎｇ《汉地佛教源流》ｒＧｙａｎａｇｒｎｙｉｎｇｍａ古代汉族风格ｒＧｙａ
ｎａｇｇｓａｒｍａ汉族新风格 ｒＧｙａｒａｇ汉地青铜 ｒＧｙａｌｂａｋａｒｍａｐａ
噶玛巴活佛 ｒＧｙａｌｐｏ国王 ｒＧｙａｌｐｏ＇ｉｂｋａ＇ｔｈａｎｇ《国王遗教》
ｒＧｙａｌｒｔｓｅｓＫｕ＇ｂｕｍ 江孜白居寺 ｒＧｙｕｄｓｔｏｄ上密院 ｒＧｙｕｄ
ｓｍａｄ下密院 ｒＧｙｕｄｓｔｏｄｓｍａｄ＇ｄｏｎｓｔａｎｇｓ上下密院发声方法

﹪Ｈａｍａｙｏｎ汉莫约 Ｈａｙａｇｒｉｖａ马头明王 Ｈ．ＣｈａｐｉｎＨ·卡宾 Ｈ．
Ｄ．ＭａｒｔｉｎＨ·Ｄ·马丁Ｈｅｅｒａｍａｎｅｃｋ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海里曼莱克收藏
品 Ｈｅｌｉｍａ哈立麻 Ｈｅｌｉｎｇｕｏｓｈｉ和林国师 Ｈｅｎｐｅｎｄｐｅｈａｒ亨本
比哈尔 ＨｅｎｒｙＳｅｒｒｕｙｓ亨利·塞瑞斯 ＨｅｒｍｉｔａｇｅＭｕｓｅｕｍ艾尔米
塔日博物馆 Ｈｅｖａｊｒａ呼金刚 Ｈ．ＨａｄａｎｏＨ·羽旧野 Ｈ．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Ｈ·霍夫曼 Ｈ．ＭｕｎｓｔｅｒｂｕｒｇＨ·曼斯特伯格 Ｈｏｒ霍尔 ＨｏｒＭｉ
ｎｙａｇ霍尔西夏 Ｈūｍ·吽声 ﹫Ｉ．ＡｌｓｏｐＩ·阿尔索普 Ｉｎａｂａ＇Ｓｈōｊｕ稻

叶正就 Ｉｎｄｒａ因陀罗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题记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ｅｓＨａｕｔｅｓＥ
ｔｕｄｅｓＣｈｉｎｏｉｓ高等中国研究院 Ｉｗａｎｇ伊旺 ＇Ｊａ＇ｓａ诏书 Ｊàｍ·

ｍｂūｎａｄａ紫金色 ＇Ｊａｍｄｐａｌｒｎｏｎｐｏ敏捷文殊 ＪａｍｙａｎｇＮａｍｇｙ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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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央南杰 Ｊ．ＣｈａｒｌｔｏｎＪ·查尔顿 ＪｅｎｇｈｉｚＫｈａｎ成吉思汗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Ｒｏｗｓｏｎ杰西卡·拉森 ｒＪｅｂｔｓｕｎｓＧｒｏｌｍａ＇ｉｐｈｙａｇ＇ｔｓｈａｌｎｙｉ
ｓｈｕｒｔｓａｇｃｉｇｍａ《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Ｊ．Ｈａｃｋｉｎｊ·哈金 ＇Ｊｉｇｓ
ｂｙｅｄ大威德 ＇Ｊｉｇｓｐａ灾难 Ｊｉｓｈａ碛砂 Ｊｉｓｈａｚａｎｇ《碛砂藏》Ｊｉｓｌ，Ｓｉｓ
Ｓ·吉斯尔Ｊｏｈｎ．Ｃ．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约翰·Ｃ·亨廷顿ＪｏｈｎＬｏｗｒｙ约
翰·劳瑞 ＪＰＤｕｂｏｓｃＪＰ·杜伯斯克 ＇Ｊｕｇｐａ＇ｉｒｔｓｅｂａ《入门根
本》ＪｕｙｏｎｇＧｕａｎ居庸关 ｂＫａ＇ｂｒｇｙｕｄｐａ噶举派 ｂＫａ＇＇ｇｙｕｒ
《甘珠尔》ｂＫａ＇＇ｇｙｕｒｐａ管主巴 ｂＫａ＇＇ｇｙｕｒｒｇｙｕｄｓｄｅ＇ｉｓｋｏｒ《苯
教 怛特罗经集》ｂＫａ＇ｔｈａｎｇｓｄｅｌｎｇａ《五部遗教》Ｋａｈｔｈｏｇ
ｍｋｈａｎｐｏＮａｇｄＧａ＇噶托堪布那嘎Ｋａｉｌａｓｈ冈底斯Ｋāｌａｃａｋｒａ《时
轮经》Ｋａｌｐａ想像 Ｋａｌｙāｎａｍｉｔｒａ善友 Ｋａｐａｌａ钵 ｄＫａｒｃｈａｇ目录

ｓＫａｒｃｈｕｎｇ噶穷寺 Ｋａｒａｋｏｒｕｍ哈喇和林 ＫａｒｍａｓＧａｒｂｒｉｓ噶玛
噶智画派 Ｋａｒｍａｐａ噶玛派 ＫａｒｍａＰａｋｓｈｉ噶 玛 拔 希 Ｋａｒｌｓ
Ｃｈｕｂａｒｔｈ卡尔·舒伯特 Ｋａｓｈｍｉｒ克什米尔 ｋａｓ′ｙａｐａ迦叶尊者

ＫａｓｔｕｍｉＭｉｍａｋｉ御牧克已ｒＫｅｄｒａｇｓ腰带Ｋｅｌｉｍａ葛哩麻Ｋｈａｄｉ
ｒａｖａｎｉＴāｒā竭陀林士—救度母 Ｋｈａｇａｎ可汗 Ｋｈａｌ克 Ｋｈａｍｓ康
区Ｋｈａｍｓｓｔｙｌｅ康区艺术风格Ｋｈａｍｓｇｓｕｍｇｙｉ＇ｄｏｄｃｈａｇｓ渴欲，
欲 望 ｍＫｈａｎｐｏ堪 布，堪 卜 ｍＫｈａｎｚｕｒ堪 苏，退 位 堪 布

Ｋｈａｒａｋｈｏｔｏ黑水城ｍＫｈａｓｐａｄｇａ＇ｂｙｅｄ《智者之乐》ｍＫｈａｓｐａ＇ｉ
ｄｇａ＇ｓｔｏｎ《贤 者 喜 宴》Ｋｈａｓａｒｐａｎｉ卡 萨 巴 尼 Ｋｈｏｔａｎ于 阗

Ｋｈｏｔａｎｅｓｅ于阗人 ｍＫｈｙｅｎｂｒｉｓ钦则画派 Ｋｈｒｉｇｔｓｕｇｌｄｅｂｔｓａｎ
赤祖德赞Ｋｈｒｉｌｄｅｓｒｏｎｇｂｔｓａｎ赤德松赞Ｋｈｒｉｓｒｏｎｇｌｄｅｂｔｓａｎ赤
松德赞 Ｋｈｒｏｇｎｙｅｒｃａｎ颦眉度母 ＫｉｎｇＲａｌｐａｃａｎ热巴坚国王

Ｋ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Ｄｈａｒｍａ法王 Ｋｉｍｎａｒａ非人，紧那罗 Ｋｉｒｔｉｍｕｋｈａ妙
音嘴鸟 Ｋｌｅｓ′ａ烦障 ｓＫｏｎｇｂｕ小钵 Ｋｏｎｇｓｐｒｕｌ贡崔 ｂｓＫａｎｇｇｓｏｌ
《酬补仪轨》ｓＫｏｒｄｚｅ大钵画料 Ｋｓｉｔｉｇａｒｂｈａ地藏菩萨 Ｋｕｂｅｒａ多
闻 天 ＫｕｂｌａｉＫｈａｎ忽 必 烈 汗 Ｋｕｎｂｋｒａｓｐａ昆 泽 思 巴 Ｋｕｎ
ｄｇａ＇ｂｋｒａｓｈｉｓ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昆 泽 思 巴 Ｋｕｎｄｇａ＇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
ｄｐａｌｄｚａｎｇｐｏ贡噶坚参白桑波 Ｋｕｎｄｇａ＇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贡噶坚参

ｓＫｕｒｉｍ敬事 ｓＫｕｒｉｍｍａ敬事佛像 ｓＫｕｇｓｕｍ ｔｈｕｇｓｒｔｅｎ身语
意三依处 Ｋｕｒｕｋｕｌａ作明佛母 ｓＫｙａｂｓｇｎａｓｋｕｎ＇ｄｕｓｍａ《众僧
皈依经》Ｋｙａ＇ｉｒＤｏｒｊｅ呼金刚，喜金刚ＫｙａｉｒｄｏｒｍｋｈａｎｐｏｏｆＵｒ
ｇａ邬加吉多堪布 Ｋｙｏｔｏ京都 ｓＫｙｕｎｇｋａｍａ红嘴乌鸦 Ｌａｄａｋｈ
拉达克 Ｌａｋｓａｎａ相 Ｌａｌｉｔāｓａｎａ游戏坐 Ｌａｌｏｕ拉 鲁 Ｌａｍｂｒａｓ
ｃｈａｐｅｌ道果殿Ｌａｎｔｓａ兰札体Ｌａｕｆｅｒ劳费尔Ｌａｗ佛法Ｌｅｇｇｔｓｕｇ
ｍｇｏｎ列祖衮 Ｌｅｉｄｅｎ莱顿 Ｌｅｉｎｉｎｇｒａｄ列宁格勒 Ｌｅｉｐｚｉｇ莱比锡

ｓＬｅ＇ｕｃｈｕｎｇ勒乌琼 Ｌｈａ拉地 Ｌｈａｂｌａｍａ天神喇嘛 Ｌｈａｂｕ
ｓｍａｎｏｆｌＣｏｇｒｏ交绕·拉布美 Ｌｈａｋｈａｎｇｂａｂｒａｎｃｈ拉康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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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ｈａｌｕｎｇｄＰａｌｋｙｉｒｄｏｒｊｅ拉垅·白吉多杰 Ｌｈａｓａ拉萨 Ｌｈａｔｓｕｎ
拉尊，王室僧侣 Ｌｈａｂｔｓｕｎ拉尊，王室僧侣 Ｌｈａｂｔｓｕｎｋｈｕｄｂｏｎ
ｒｎａｍｇｎｙｉｓ叔侄两拉尊 Ｌｈｖａｍ靴子 Ｌｉ铜 Ｌｉｍａ青铜佛像 Ｌｉｍａ
ｂｒｔａｇｐａ＇ｉｒａｂｂｙｅｄｓｍｒａ＇ｄｏｄｐａ＇ｉｋｈａｒｇｙａｎ《品续中的青铜佛
像装饰》Ｌｉｓｋｙａｍｓａ＇ｕｓｋｙａｍＨｕ＇ｕｒｋｙｅｎ礼监少监侯显 Ｌｉｎｄｅｎ
Ｍｕｓｅｕｍ 林 顿 博 物 馆 Ｌｉｖｉｎｇｂｅｉｎｇｓ有 情 众 生 Ｌｉｙｕｌ于 阗

Ｌｏｋａｐāｌａ持国天 ＬｏｋｅｓｈＣｈａｎｄｒａ罗开什·钱德拉 Ｌｏｋｅｓｓ
，
ｖａｒａ

大自在天 Ｌｏｓｔｗａｘ失蜡术 Ｌｕｎｇ敕令 ｓＭａｄｓｈａｍ裙子 ｓＭａｄ
ｇ· ｙｏｇｓ 衬 裙 Ｍａｇａｄｈａ 摩 揭 托 Ｍａｒｇｙｕｄ 《母 续 》
Ｍａｈāｃａｋｒａｖａｊｒａｐāｎｉ大 轮 王 金 刚 手 Ｍａｈāｋāｌａ 大 黑 天

Ｍａｈāｐａｒｉｎｉｒｖāｎａ《大般涅般木经》Ｍａｈāｐｒａｊｎａｐａｒａｍｉｔāｓūｔｒａ《大般
若波罗蜜多经》Ｍａｈāｓｉｄｄｈａ大成就 Ｍａｈāｓ′ｉｔａｖａｎｉ《大寒林经》
Ｍａｈāｓｔｈａｍāｐｒāｐｔａ大势至菩萨 Ｍａｈāｖａｔａｍｓａｋａ《大华严经》
Ｍａｈāｕｐａｄｈｙāｙａ大善知识者 Ｍａｈāｖｙｕｔｐａｔｔｉ《翻译名义大集》
Ｍａｈāｙāｎａ大乘 ｍａｋａｒａ鲸鱼 Ｍａｎａｂｅ，ＳｈｕｎｓｈōＳ·真锅 ｓＭａｎ
ｂｌａｄｏｎｇｒｕｂｒｇｙａｌｐｏｏｆｌｈｏｂｒａｇ洛扎·美拉顿珠杰波 ｓＭａｎ
ｂｒｉｓｓｃｈｏｏｌ美智画派 ｓＭａｎｂｒｉｓｇＳａｒｍａ新美智画派 Ｍａｎｄａｌａ曼
陀罗 Ｍａｎｄｏｒｌａ圣光，背光 Ｍａｎｊｕｓ′ｒｉ文殊菩萨 Ｍａｎｊｕｓ′ｒｉＫｕｍāｒａ
文殊菩萨王子ｓＭａｎｒｉ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曼日寺ｓＭａｎｔｈａｎｇｓｈｏｏｌ美唐
画派 Ｍａｎｔｒａ咒语 ｓＭａｎｒｔｓｉｓｓｈｅｓｒｉｇｓｐｅｎｄｚｏｄ《医学历算知识
总汇》ＭａｒｉｅＪｏｓéＬａｌｉｔｔｅ玛丽－约瑟·菜立特 ＭａｒｔｉｎＬｅｒｎｅｒ马
丁·菜勒 ＭａｒｙＢＬｅｅ玛丽·Ｂ·李 ＭａｒｙＬｅｗｉｓ玛丽·路易丝

Ｍａｔｓｕｂａｒａ松原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Ｅｉｉｃｈｉ松本荣一Ｍ．ＡｕｂｏｙｅｒＭ·奥
柏耶 Ｍｅｔｉｍｋｈａ＇ｓｐｙｏｄ弥底空行母 Ｍｅｓｔｏｎｓｈｅｓｒａｂ＇Ｏｄｚｅｒ
美顿·喜饶沃色ｓＭｉｎｇｇｒｏｌｇｌｉｎｇ敏珠林Ｍｉｎｙａｇ西夏Ｍ．Ｌｏｅｈｒ
Ｍ·吕尔Ｍ．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Ｍ·蒙哥马利Ｍｏｃｈｉｚｕｋｉ《望月》ｓＭｏｎ
ｌａｍ传召法会Ｍ．ＰｅｉｓｓｅｌＭ·拜塞尔Ｍ．ＳｉｎｇｈＭ·辛哈Ｍ．Ｓｕｌｌｉ
ｖａｎＭ·萨利文 Ｍｕｎｄｉ门地 ＭｕｓéｅｄｅＬｏｕｖｒｅ卢浮宫博物馆

ＭｕｓéｅＧｕｉｍｅｔ吉美博物馆 ＭｙａｎｇＴｉｎｇｎｇｅ＇ｄｚｉｎ娘·定埃增

Ｎāｇāｒāｊａ龙王 Ｎāｇāｒｊｕｎａ龙树 Ｎａｇａｈｉｒｏ，Ｔｏｓｈｉō永弘敏男

Ｎａｇｅｌ奈格尔 ＮａｍｅｓｏｆＡｒｔｉｓｔｓ艺术家名册 Ｎａｍｍｋｈａ＇ｌｅｇｓｐａ＇ｉ
ｂｌｏｇｒｏｓ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ｐａ南渴烈思巴 Ｎａｍｍｋｈａ＇ｉｓｎｙｉｎｇｐｏ南
卡宁波 Ｎａｍｍｋｈａ＇ｓｅｎｇｇｅ曩加星吉 ｇＮａｍＳａＳＮａｎｇｂｒＧｙｕｄ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ｒＮａｍｓｒａｓｇｌｉｎｇ郎色林 ｒＮａｍｓｒａｓｓｅｒ
ｃｈｅｎ丝绸多闻天 ＮａｎｇＤａｒ绸缎里子 Ｎａｎｇｊｉｎｇ南京 Ｎａｒｏｐａ那若
巴教义 ｓＮａｒｔｈａｎｇ那塘 Ｎａｓ＇ｂｒｕｍａ燕麦子 ｍＮｇａ＇ｒｉｓ阿里地
区 ｍＮｇａ＇ｇＳｏｌ灌顶 Ｎｇａｄｂａｎｍｋｈａｓｇｒｕｂ阿旺克主 Ｎａｇｒｇｙａｌ
骄傲 ｓＮｇａｇｓｐａｇｒｖａｔｓｈａｎｇ阿巴扎仓 Ｎｇａｍｒｉｎｇ昂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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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ａｒｋＭｕｓｅｕｍ纽渥克博物馆 Ｎｇｏｒ俄尔氏 ｇＮｏｄｓｂｙｉｎｇａｎｇ
ｂｚａｎｇ罗钦岗桑雪山 Ｎｏｇａｍｉ，Ｓｈｕｎｊō野上俊静 ｇＮｙａｎ聂译师

ｒＮｙｉｎｇｍａｐａ宁玛派 ＇Ｏｄｚｅｒｃａｎ摩利支天 Ｏ＇ｄｚｅｒｃａｎｍａ摩
利支天 ＇Ｏｄｚｅｒｎａｍｍｋｈａ＇ｄＰａｌｂｚａｎｇｐｏ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

Ｏｇａｗａ，Ｋａｎｉｃｈｉ小川一乘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奥登堡 Ｏｍ唵 Ｏｍ· ｍａｎ·ｉ

ｐａｄｍｅｈūｍ·唵嚤呢叭咪吽，六字真言 Ｏ
－
ｍｕｒａ，Ｋｅｎｔａｒō太村健郎

ｄＰａ＇ｂｏ英雄 ｄＰａ＇ｂｏｇｔｓｕｇＬａｇ＇ｐｈｒｅｎｇｂａ拔卧·祖拉陈哇

Ｐａｄｇｄａｎ莲花座 Ｐａｄｌｈｖａｍ莲花鞋 Ｐａｄｍａｄｋｈａｒｐｏ白玛噶波

Ｐａｄｍａｐāｎｉ莲 花 手 Ｐａｄｍａｓａｍｂｈａｖａ莲 花 生 Ｐａｄｚｈｕ莲 花 帽

ｄＰａｇｂｓａｍｌｊｏｎｂｚａｎｇ《如意宝树》Ｐａｌ拜尔 ＰāｌａＤｙｎａｓｔｙ波罗王
朝 ＰａｌａＳｅｎａ波罗－舍那王朝 ｄＰａｌｃｈｅｎｐｏ钵掣逋 Ｐａｌａｍｐｕｒ巴
伦布尔 ｄＰａｌｌｄａｎｌｈａｍｏ吉祥天女 ｄＰａｌｌｄａｎｓａｇｓｕｍｍａ《祥瑞
三域》ｄＰａｌｂｂｙａｎｇｓ白央 ｄＰａｌ＇ｋｈｏｒｃｈｏｓｓＤｅ白科却德，白居寺

ｄＰａｌｙｅｓｈｅｓｏｆＫｈｙｉｔｈａｎｇ吉 唐 · 白 益 希 Ｐａｌｍ ｌｅａｆ贝 叶

ＰａｎｃｈｅｎＬａｍａ班禅喇嘛Ｐａｎｃａｒａｋｓ·ā《五守护神经》Ｐａｎ
ｄｅｒ潘德尔

Ｐａｎｄｉｔａ班智达 Ｐａｒｉｄｈａｎａ着装、衣服 Ｐａｒｉｎａｔａｃａｋｒａ回向转轮王

Ｐ．Ｃ．ＬａｕＰ·Ｃ·罗 Ｐ．ＤｅｍｉéｖｉｌｌｅＰ·戴密微 ｄＰｅｃｈａｂａ学经
僧 ｄＰｅｋｈｒｄ指导学经 ｄＰｅｍｅｄｂｋｒａｓｈｉｓｄｇｅ＇ｐｈｅｌ白美扎西格
沛寺 Ｐｅｔｅｃｈ伯戴克 Ｐｈａｇｍｏｇｒｕｐａ帕木竹巴 Ｐｈａｇｍｏｚｈａｌ
ｇｎｙｉｓｍａ双面亥母 ＇Ｐｈａｇｓｐａ八思巴Ｐｈａｔ神秘的声音Ｐｈｏｂｒａｎｇ
Ｚｈｉｂａ＇Ｏｄ席哇天殿下 Ｐｈｒａｇｄｏｇ嫉妒 ＇ＰｈｒｕｌｋｙｉｌｈａｂｔｓａｎＰｏ
幻化天神赞普 Ｐｈｙｉｇｏｓ绸表，锻面 Ｐｈｙｏｎｇｒｇｙａｓ穷结 Ｐ．Ｋｏｚｌｏｖ
Ｐ·科兹诺夫 ＰｌａｔｅＥｇｒｏｕｐＥ组图版 Ｐｏｌｙｇｌｏｔｔ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多种
语文合璧题记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肖像画，肖像作品 Ｐｏｔａｌａ布达拉宫

ＰＰｅｌｌｉｏｔＰ伯希和 Ｐｒａｇｕｅ布拉格 Ｐｒａｉｓｅｓｉｎ２１Ｖｅｒｓｅｓｔｏｔｈｅ
ＶｅｎｅｒａｂｌｅＴāｒā《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Ｐｒａｊｎāｐāｒāｍｉｔā般若波罗
蜜多 Ｐｒａｊｎāｐāｒāｍｉｔａｓūｔｒａ《般若波罗蜜多经》Ｐｒａｊｎāｐāｒāｍｉｔāｈ·ｒ·
ｄａｙａｓūｔｒ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Ｐｒｉ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普林斯顿大
学 ＰｒａｔａｐａｄｉｔｙａＰａｌ＇ｓ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普拉塔巴提特耶普艺术风格

ｄＰｕｎｇｒｇｙａｎ围巾 ＱｉｎｇｌｉｎｇＤｏｎｇ青林洞 Ｒａｂｇｎａｓ开光 Ｒａｂ
ｇｎａｓｒｇｙａｓｂｓｈａｄ《开光广说》Ｒａｇａｎ黄铜 ＲａｇｈｕＶｉｒａ罗目侯罗·
纳拉 Ｒａｇｓｋｙａ淡色青铜 Ｒａｍｏｃｈｅ小昭寺 ＲＡＳｔｅｉｎＲＡ石
泰安Ｒａｔｃｈｎｅｖｓｋｙ里契内夫斯基Ｒａｔｎａｋūｔａ《大宝积经》Ｒｅｉｎｅｃｋｅｒ
莱因克尔 ＲｉＢｏｋｈａｎｇ仁卧康寺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黎吉生 ＲｉｋａＢｌｏ

ｂｚａｎｇｂｓｔａｎ＇ｄｚｉｎ日嘎·罗桑丹增 Ｒｉｎｃｈｅｎｂｚａｎｇｐｏ仁钦桑波

Ｒｉｎｃｈｅｎｄｐａｌｋｙｉｒｇｙａｌｍｔｓｈａｎ领真巴儿吉监 藏 Ｒｉｎｐｏｃｈｅ
Ｇｒｕｂｐａｓｈｅｓｒａｂ竹巴喜饶活佛 ＲｉｎｓＰｕｎｇｐａ仁崩巴 Ｒｉ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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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ｚａｍｐｏ藏布江 ＲｏｂｉｎＧｒｅｅｒ罗宾·克瑞尔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
罗德里克·怀特菲尔德 ＲｏｇｅｒｓＦｕｎｄ罗杰斯基金会 Ｒ．Ｏ．
ＭｅｉｓｅｚｈａｌＲ·Ｏ·梅斯撒哈Ｓａｄａｋｓａｒｉ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六言菩萨，六
字菩萨Ｓａｄｄｈａｒｍａｐｕｎｄａｒｉｋａ《法华经》Ｓａｄｄｈａｒｍａｐｕｎｄａｒｉｋａｓūｔｒａ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ＳａｄｎａＬｅｇｓ赛那累Ｓａ＇ｉｓｎｙｉｎｇ
ｐｏ地藏王 Ｓａｓｋｙａｃｈｏｓｒｊｅ萨迦法王 Ｓａｓｋｙａｂｋａ＇ｂｕｍ 《萨迦全

集》Ｓａｓｋｙａｐａ萨迦派ＳａｓｋｙａＰａｎｄｉｔａ萨迦班智达Ｓ
′
āｋｙａｍｕｎｉ释

迦 牟 尼 Ｓ
′
āｋｙａＹｅｓｈｅｓ释 迦 也 失 Ｓａｍａｎｔａｂｈａｄｒａ普 贤 菩 萨

Ｓａｍｓāｒａ轮回 ＳａｍｔａｎＧｙａｌｔｓｅｎＫａｒｍａｙ噶尔美 桑木丹坚参

ｂＳａｍｙａｓ桑耶寺 ｂＳａｍｙａｓｄｋａｒｃｈａｇｃｈｅｎｍｏ《桑耶寺广志》
ｇＳａｎｇ＇ｄｕｓ密集 ｇＳａｎｇ＇ｄｕｓＭｉｓｋｙｏｄｒｄｏｒｊｅ密集不动金刚 Ｓａｎ·
ｇｈａ僧 人 Ｓａｎｇｓｒｇｙａｌｓｏｌｎｇａ＇ｉｍｎｇｏｎｒｔｏｇｓｄｓａｎｇｌｈａ＇ｉｓｋｕ

ｐｈｙａｇｔｓｈａｄ《三十五佛现证和佛像度量》Ｓ
′
ａｒｉｒａ舍利 Ｓａｒｖａｖｉｄ遍

知佛Ｓ
′
ａｓｔｒａｓ论藏Ｓａｔａｐｉｔａｋａ《百藏》Ｓａｔō，Ｈｉｓａｓｈｉ佐藤长Ｓｃｒａｔ

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斯克里顿收藏品 Ｓ．ＣｚｕｍａＣ·乔马 Ｓｅａｔｔｌｅ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Ｓｅｋｉｎｏ，Ｔ．Ｔ·关野 Ｓｅｍｅｒｕ须弥山

ＳｅｎｇｌｄｅｎｇｎａｇｓｓＧｒｏｌｍａ担木度母 ｇＳｅｒｓｋｕ金佛像 Ｓｅｒｓｎａ贪
婪 Ｓｅｖｅｎｗｏｒｌｄ七界 Ｓ．ＧａｍｍａｎｎＳ·卡门 Ｓｈａｍｔｈａｂｓ裙子

ｇＳｈｅｄｄｍａｒ阎罗王 ｇＳｈｅｎｒａｂｍｉｂｏｃｈｅ辛饶米沃且 ｇＳｈｅｎｒａｂ
ｒｎａｍｐａｒｒｇｙａｌｂａ常胜无敌辛饶 ＳｈｅｒｍａｎＬｅｅ谢尔曼·李 Ｓｈｉ
ｇａｔｓｅ日喀则 Ｓｈｉｎｇｍｋｈａｎ木匠 Ｓ．ＨｕｍｍｅｌＳ·休谟 Ｓｉｃｋｍａｎ西
克曼 Ｓｉｄｄｈｉ成就 Ｓｉｔａｔａｐａｔｒā白伞盖佛母 ＳｉｔａＴāｒā白度母 Ｓｉｖａ
湿婆天 ＳｉｘＰāｒａｍｉｔāｓ六度 Ｓｌｏｂｄｐｏｎ轨范师 Ｓ．Ｏ．ＭｏｒａｎｔＳ·Ｏ

·莫让 Ｓｏｐｅｒ索波尔 Ｓｒａｎｇ两Ｓ
′
ｒｉＧｕｒｕ吉祥大德 Ｓｒｏｎｇｂｔｓａｎ

ｓｇａｍｐｏ松赞干布 Ｓｔ．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ｇ圣·彼得堡 Ｓｔūｐａ佛塔 Ｓｔｙｌｉｚｅｄ
ｒｏｃｋｓ艺术化岩石 Ｓｉ＇ｕＪｉｓｈｅｎｃｕ修积善住 Ｓｕｋｈāｖａｔｉ西天，极乐
世界Ｓｕｋｈāｖａｔｉｖｙūｈａ《佛说阿弥陀佛经》ＳｕｓａｎＷｈｉｐｐｅｙ苏珊·韦
比Ｓūｔｒａｓ经藏Ｓｕｖａｒｎａｐｒａｂｈāｓａｓūｔｒａ《金光明经》Ｓｖāｈā意愿Ｓｙｌ
ｖａｎ，Ｌｅｖｉ列维·赛尔文 ｉＴａｂａｎｇａｎｐａ邪见 ｒＴａｂｄａｇｂｒｇｙｕｄ
骑马大师 ｓＴａｇＬｅｂｏｆＴｈａｇｂｚａｎｇ塔桑·悉诺列 ｓＴａｇｔｓｈａｂｏｆ
Ｋｈｕ（００３）·悉诺察卜 ｓＴａｇｔｓｈａｎｇｂｒａｎｃｈ达藏系 Ｔａｉｓｈō《大正
藏》Ｔａｎｇｕｔ唐古特 ＴａｎｇｕｔＴｒｉｐｉｔ·ａｋａ《唐古特大藏经》ｂｓＴａｎ

＇ｇｙｕｒ《丹珠尔》Ｔａｎｔｒｉｃ怛特罗 Ｔāｒā度母，救度母，救度佛母

Ｔāｒāｅｋａｖｉｍ·ｓ′ａｔｉｓｔｏｔｒａ《圣二十一救度佛母赞》Ｔāｒａｎāｔｈａ多罗那他

Ｔａｓｔｕ大都 Ｔａｓｈｉｌｈｕｎｐｏ扎什伦布寺 Ｔａｔｈāｇａｔａ如来佛，真如

Ｔａｔｈāｇａｔａｈｒｄｙｄｈāｒａｎ·ｉ
《如来必要陀罗尼咒》ＴａｔｈāｇａｔａｓｏｆＦ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五方如来佛Ｔａｚｉｇ大食，波斯Ｔｈａｎｇｋａ唐卡Ｔｈａｎｇｔｈｅｂ
·０５１·



长褐色丝绸 Ｔｈｅｔｓｈｏｍｓ疑心 Ｔｈｅｙｃｈｅｎｃｈｏｓｋｙｉｒｇｙａｌｐｏ大乘
法王ＴｈｅＮｇｏｒＧｒｏｕｐ俄组图版Ｔｈｏｄ头巾ｍＴｈｏｎｍｔｈｉｎｇｍａ法
王蓝色塑像 ｍＴｈｏｇｌｉｎｇ托林 Ｔｉｂｅｔａｎ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ｐａｉｎｔｉｎｇ西藏绘
画流派 Ｔｉｂｅｔａｎｓｔｙｌｅｓ藏族风格 ＴｉｂｅｔａｎＴｒｉｐｉｔ·ａｋａ《藏文大藏经》

ＴｉｂｅｔｏＮｅｐａｌｅｓｅｓｔｙｌｅ藏族－尼泊尔风格 ＴｉｋｓｎａＭａｎｊｕｓ′ｒｉ敏捷

－文殊室利 ｇＴｉｍｕｇ无知，愚味 Ｔ．Ｏ．ＢａｌｌｉｎｇｅｒＴ．Ｏ．贝林格
尔 ｓＴｏｂｓｐｏｃｈｅ大力明王 ｓＴｏｄｒＤｏｒｊｅｂｒａｇ上多杰札寺 ｓＴｏｄ

＇ｇａｇ背心 ｓＴｏｄｇｏｓ背心 Ｔｏｋｉｗａ，Ｄ．Ｄ．常盘 Ｔｒｉｐｉｔｉｋａ《大藏
经》ｇＴｓａｎｇ后藏地区 ｇＴｓａｎｇｐａＤｕｎｇｋｈｕｒｂａ藏巴·董琼哇

Ｔｓａｐａｒａｎｇ则布隆 ｒＴｓｅｔｈａｎｇ泽当 ｒＴｓｅｚｈｖａ鸡冠帽 Ｔｓｈａｔｓｈａ
擦擦 Ｔｓｏｎｇｋｈａｐａ宗喀巴 ＴｓｏｎｇｋｈａｐａＢｌｏｂｚａｎｇｇｒａｇｓｐａ宗
喀巴罗桑扎巴 Ｔｓｏｎｇｋｈａｐａ＇ｓＭｅＬｏｎｇ《宗喀巴明鉴》ｇＴｓｕｇｔｏｒ
ｒｎａｍｒｇｙａｌ顶髻尊胜佛母 ｍＴｓｈｕｒｐｈｕ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粗普寺 Ｔａｒｅ
怛哩Ｕ．Ｐ．ＣｏｏｌｉｄｇｅＵ·Ｐ·古力杰Ｕｒｕｓｖａｔｉ广喜＇Ｕｓｈａｎｇｒｄｏ

温江岛 Ｕｓ·ｎ·ｉ
ｓ·ａ顶髻 Ｕｓ·ｎ·ｉ

ｓ·ａｒｉ
ｉｊ

－
ａｙａｄｈａｒａｎ·ｉ

《顶髻最胜陀罗尼咒》

ＶａｉｒｏｃａｎａＶａｊｒａＴａｔｈāｇａｔａ毗卢遮那金刚如来佛，大日金刚如
来佛 Ｖａｉｓ′ｒａｖａｎａ多闻天 Ｖａｊｒａ金刚 Ｖａｊｒａｃｃｈｅｄｉｋāｓūｔｒａ《金刚般
若波罗蜜多经》Ｖａｊｒａｐāｎ·ｉ金刚手Ｖａｊｒａｓａｎａ金刚座，菩提伽耶Ｖａ

ｊｒａｓａｔｔｖａ金刚菩萨 Ｖａｊｒａｖāｒāｈｉ金刚亥母 Ｖａｊｒａｙāｎａ金刚乘

ＶａｎｄｉｅｒＮｉｃｏｌａｓ范德尔－尼古拉 ＶａｎＧｕｌｉｋ冯·古立克 Ｖａｒａ
ｍｕｄｒā最上手印 Ｖａｓｔｎｏｎａｃｔｉｏｎ广大无为 Ｖāｙａ风神 Ｖｅｔāｌａ起
尸鬼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ａｎｄＡｌｂｅｒｔＭｕｓｅｕｍ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Ｖｉｄｙā本明 Ｖｉｋｒａｍａｌａｓ′ｉｌａ毗俱罗摩什罗寺 Ｖｉｍａｌａｋｉｒｔｉ维摩

Ｖｉｎａｙａ律藏 Ｖｉｓ′ｖａｊｒａ遍金刚 Ｖｉｔａｒｋａｍｕｄｒā分别印 Ｖｏｓｔｒｉｋｏｖ伏
斯特里科夫 ＶｕｌｔｕｒｅＰｅａｋ鹫峰山 〇Ｗａｄｄｅｌｌ渥德尔 Ｗａｌｅｙ怀利

ＷａｌｔｈｅｒＨｉｓｓｉｇ瓦尔特·海西Ｗ·Ｅ·ＣｌａｒｋＷ．Ｅ．克拉克Ｗｅｉｓ
ｂａｄｅｎ威斯巴登 Ｗ．Ｌ．ＨｉｄｂｕｒｇｈＷ·Ｌ·希德伯格 ＷｏｒｌｄｏｆＤｅ
ｓｉｒｅ欲界 ＷｏｒｌｄｏｆＦｏｒｍ色界 ＷｏｒｌｄｏｆＮｏｆｏｒｍ无色界 Ｗｕｔａｉ
Ｓｈａｎ五台山 Ｘｉｎｉｎｇ西宁 Ｘｉｘｉａ西夏 ＸｉｘｉａＴｒｉｐｉｔ·ａｋａ《西夏大藏

经》Ｘｕａｎｄｅ宣德Ｘｕａｎｄｉ宣帝Ｙａｂｙｕｍ欢喜佛Ｙａｋｓｈａ约叉，夜
叉 Ｙａｍāｎｔａｋａ忿怒明王 ＹａｎｓｈｅｎｇＹｕａｎ延圣院 ＹａｒｇｌｕｎｇＤｙ
ｎａｓｔｙ雅砻王朝 ｇＹａｓｓｋｏｒｏｆｓＭａｎ美·叶哥 Ｙｅｓｈｅｓｍｇｏｎｐｏ
智慧怙主 Ｙｉｓｈｅｓ＇ｏｄ益希沃 Ｙｉｇｅｄｒｕｇｐａ六字，六字真言

ＹｏｓｈｉｒｏＩｍａｅｄａ今枝由郎 ｇＹｕｎｇｄｒｕｎｇｇｌｉｎｇ雍仲林寺 ｇＹｕｒｕ
ｇＴｓａｎｇｐｏＲｉｖｅｒ玉茹藏布江 Ｚａ＇ｏｇ丝布 ｇＺｅｒｍｉｇ《色尔米》
ＺｈａｎｇＲｉｎＰｏｃｈｅ向仁波且，向活佛 ＺｈａｏＴｅｍｐｌｅ昭庙 Ｚｈｅ
ｓｄａｎｇ嗔怒 Ｚｈｅｇｏｎｇｘｉａ哲公夏 Ｚｈｉｂａ＇ｏｄ席哇沃 Ｚｈｏｒｔｓａ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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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剂 Ｚｈｖａｎａｇ黑帽 Ｚｈｖａｎａｇｂｒａｎｃｈ黑帽系 Ｚｌａｂａｇｒａｇｓｐａ月
称 Ｚｌａｇａｍ长袍ｇＺｉｂｒｊｉｄ《光荣经》Ｚｉｎｓｈｉｎｇ先生ｇＺｏｂｏｍｋｈａｓ
ｐａ能工巧匠 ｇＺｕｎｇ咒语

原 译 后 记

在开篇之处，我想感谢那些为本书翻译和出版提出建议并给
予帮助的所有的人们。首先向长期关心、帮助我学术成长，让我
翻译此书，并提供原著，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慷慨为我的译本
写序，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之一的王尧老师表示最衷心的谢
意。没有他的辛勤指导和孜孜不倦的教诲，我不仅几乎不能步入
藏学领域，也不可能在英文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更不可能将本书
呈现在广大关心和支持以及从事藏族艺术史论研究的读者面前。
同样，我还要真诚地感谢我的师兄褚俊杰。他为书中的梵文、

德文、法文、日文译名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还要感谢 《中华儿
女》杂志社的王克同志，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无偿提供胶片，并
翻拍原著中的图版，得以使原著中的六十九幅图版与原著译文一
道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要特别向原书作者海瑟·噶尔美女士和
原出版社的卢森搭·菲力普先生及时无偿地转让中文版版权表示
衷心的感谢。同时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社的高淑芬老师和廉
湘民、吴伟、李健雄等同志为本书的编辑付出大量的案头工作表
示谢意！
从本书开始翻译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现在回想起来确实

也很感慨，没有上述师长、同人、朋友们的真诚帮助，本书不可
能在今天问世。《早期汉藏艺术》汉文版无疑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的结果。

《早期汉藏艺术》一书正如大家所知，虽然早在 １９７５年就在
英国出版了，但它的学术价值在时隔十七年的今天看来仍然令人
心悦诚服。该书的主要价值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运用 ７～１５世
纪大量的藏、汉文文献和艺术品，系统地论证和阐述了藏、汉文
化艺术领域中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史实 ，从而冲击了当时在西方
学术界关于藏族艺术史上比较流行的两种片面的观点，在比较平
静的湖面上卷起了一阵波浪，引起了当时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重
视。第一种观点是，西方学术界普遍倾向于藏族艺术渊源于印度
艺术；第二种观点是藏族艺术是印度文化圈艺术影响的结果。作
者在大量的史实和作品风格演变研究的基础上纠正了这两种观

点，提出并有力地论证了藏族艺术源于自己本土艺术的观点和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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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艺术不仅受到印度文化圈艺术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中原艺术影
响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揭示了藏族艺术发展的大致轮廊，而且
在今天看来也是公允的，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这也是本书主要
的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我翻译此书的初衷。当然，这部书也不
是尽善尽美的，由于受到当时西方对藏族历史问题某些错误看法
的影响，在论及元、明时期汉藏关系时沿用了西方当时极为流行
的 “供施关系”之说，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关于这一观点
国内藏学界有很多文章专门讨论它的渊源、实质和目的，在此不
再赘述。
大家通过本书可以看到作者海瑟·噶尔美的学识十分渊博。

１９８８年 ７月我与师兄褚俊杰、王维强先后在西藏毕业实习时，有
幸在拉萨认识了她，并一道前往后藏萨迦考察。她性格十分开朗，
很健谈，能讲一口几乎地道的拉萨话，汉语也讲得不错。她主要
从事藏族艺术史研究，本书为她的力作之一。
翻译此书用了一年时间。第一稿是 １９９０年在拉萨达孜县城和

达孜县雪乡下放锻炼时抽空译出的，后来回北京后，又大规模改
动过一次，在送往中心出版社后又改动过两次。译者力求作到忠
实原文，行文力求通俗，译名也力求准确。由于译者英、汉水平
和佛教艺术史论知识方面的原因，文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
读者匡正。总之，如果本书的出版能使广大关心和从事藏族艺术
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工作的读者从中获得某些收益，就是译
者最大的宽慰。

熊文彬

１９９２年 １１月 ８日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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